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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当今我国，军事爱好者这个群体已悄然崛起。据相关统计，现时我国潜在军迷数量可达一亿五千万人。而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日益提高，随着人民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推进，以及在国家发展中起到的作用日渐明显，今后国家和社会必将更加关注军事这个领域。显然，军迷这个庞大的群体，既代表潜在的巨大市场，也反映着国人精神上、求知上的旺盛需求，更是我国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发展的热点动力之一。

于是我们这一辈军事作家、作者，确实赶上了好时候，军事出版和媒体产业也迎来了新的春天。许多爱好者边研究、边记述、边编纂，作品终于成文、成书，甚至自己逐渐也成了专家。能把所学所研汇集成成果，并推而广之、以飨同好，的确是莫大的幸福。于是，有才华、有思想的作家作者层出不穷，有深度、有见地的作品相继问世。这些新时代的军事作品，已经不再满足于单纯的、简单的介绍，而已经到达了系统描述、细致剖析、深入挖掘的较高水平。因为军事，已经不再只是人们茶余饭后的闲聊谈资，也不再限于退伍老兵们的青春记忆，更不是捆绑在时政问题上的一个附庸，而是已经作为一门真正的知识学科，一个充满魅力的独立领域，值得很多人作为一个真正的爱好，去投入大量精力和时间，去热爱，去拥有。军迷们畅游军事海洋之时，兴趣盎然之至，也不仅欲知其然，知其全貌始终，甚至不断追求知其所以然。

本书《最强防线的破灭——二战马奇诺防线》，就是这样的应景佳作。

“马奇诺防线”——广大军迷最熟悉而又最陌生的名词。说到最熟悉，莫过于长期以来，这个巨大的国防工程被宣传为“二战”初期号称世界第一陆军战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军事思想落后于时代的最佳例证。而说到最陌生，概因过去大家所言莫过于此，作为一个失败象征，从来只停留在只言片语的叙述而已。这个所谓失败的象征，全貌到底如何；而数百年来作为一个欧洲陆军大国、一个老牌工业国家的法国，到底投入了多少力量和资源用于建设这条失败的防线，又准备如何在战时使用它……过去我们几乎没有见到中文作品对这些予以系统介绍。今天，我们有了这么优秀的一个作品，高屋建瓴、图文并茂、一览无余，可以帮助我们系统地解答以上问题。在我们中国军迷探究军事知识的道路上，这本书可称得上是一块质地精良、制造考究的砖石，使我们走得更踏实、更轻快、更顺利。

陈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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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马奇诺防线，是法国在20世纪30年代为了防御德国和意大利，在边境线上修建的一批国防永备工事的总称。还在设计筹备阶段时，它就吸引了当时世界各国军方的注目。建造完成后，其规模之大、构思之精妙，都不禁让人啧啧称奇，一时间被认为是“牢不可破的要塞”。但是，由于法国在“二战”前期迅速败北投降的糟糕表现，使得战后马奇诺防线背负了太多的骂名。很多人指责它是失败的工程、法兰西的灾难、巨额金钱和人力的双重浪费，指责它是愚蠢战略的集大成者。仿佛就是因为它，法国战败的命运被注定。

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开始从更加客观理性的角度，重新审视这条曾经被认为是铜墙铁壁的防线，有些人指出，马奇诺防线在战争中已经忠实地完成了它预定的使命，它不应该为法国在二战前期军事上的失败负那么大的责任。

无论如何，作为那个时代最精巧、最复杂的永备工事群，马奇诺防线无愧于是一座工程技术方面的杰作，体现了法国人在那个年代的工程技艺的最高水平。它具有着异常强大的加固支撑体系，钢制的地下加固层，足以防御重炮火力的外层结构以及防化学武器设备，这一切足以让它具有了独立支持作战数个月的能力。尽管它最终没有挽回法国败亡的结局，但是，这丝毫没有影响它自身独特的魅力。

长期以来，对于“马奇诺防线”这个名字，国人已经有所耳闻，关于它的文章也已经不在少数。但是，对于其具体形态、建造过程以及战斗经历，却还并没有一个非常具体而详尽的介绍。这次，通过对大量中英文资料的整理，笔者对整个马奇诺防线进行了细致刻画，从不同的方向和层次上展现出了马奇诺防线从决策制度、设计建造到投入战斗的全过程，并且对其战后沿革也进行了介绍，力图让读者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这条富有神秘色彩的坚固防线。

时过境迁，伴随着武器技术和战略战术的不断发展，“防线”这一概念已经逐渐淡出了现代战争的舞台，但是，深入了解这条防线，有助于后人了解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法国军事战略乃至整个欧洲大陆的局势。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马奇诺防线以及围绕它而产生的种种历史事件，早已成就了一段值得我们细细品味的传奇。

翁伟力

2014年7月23日于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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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造背景

1.混乱的开局——“一战”后的法国陆军

“直到1870年普法战争开始时，拿破仑三世皇帝麾下的法国陆军仍然是欧洲大陆上一支令人望而生畏的力量，但是，就在这场战争之后，一切都发生了变化。拿破仑三世被迫流亡，法国也被迫签下了割地赔款的求和条约。法国陆军遭到了惨痛的失败，威风不再，而胜利者普鲁士陆军以及后来的德国陆军则成为了引领军事变革的风向标。世界上许多国家纷纷效仿德国陆军，从尖顶的皮头盔、带伪装效果的制服，到军队的组织、操典、队列，无不唯德国马首是瞻……”

以上这段辞藻虽然多少有些历史教科书的意味，但是倒也明明白白地写出了当年法国陆军的窘态。我们的老祖宗说的好，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法国陆军的威名似乎是被当年的“科西嘉矮子”透支了，此后很长的时间，虽然还能和“友邦”一起把一些三流选手打趴下，可是，就在普法战争之后，法国军队似乎就被打回了原形，之后多年的战绩都相当不尽如人意，还在1885年中法战争中被清军击败，导致了国内政坛的大动荡——没想到125年之后，法国人又一次尝到了这样的败仗，这次败仗再加上之后的一堆败仗，同样让法国国内一片哗然。这不得不让人感慨，天底下从来没有新鲜事，今天的人们总是在重复昨天的故事。

话题转回来，法国人一直忍受着领土丧失和国家战败的耻辱，一直憋着一股子劲想要对自己的老对头复仇。按理说，既然要复仇，那就多发展点新技术，赶快把部队战斗力提高上去吧，当然那些年间，相比起过去，法军的武器装备、战略战术方面还是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与普法战争不同，“一战”当中的法军主要采取了防御策略，法军士兵携带着铁锹（法语名称：pelle bêche），挖出了一道道壕沟。而法国军队在编组方面也更加科学，以师一级单位为调动、配置基础，采取军下辖师的模式，从而使指挥调度更加科学合理。可是，让人大跌眼镜的是，在其他很多方面，法国人却被落在了后面。对于普通士兵而言，最无奈的一点莫过于，直到“一战”开始时，法军士兵仍然穿着扎眼的红色裤子，据说曾经有人提出过将裤子颜色换了，但是却被指出“没有红裤子就不算是法兰西”！——世人似乎永远也无法理解高卢人的固执，当年设计用来取代MAS-49/56半自动步枪的新一代FAMAS突击步枪时，甚至一度还准备沿用原来的7.5毫米口径！到了“一战”爆发时，除了比利时军队之外，其他各主要参战国军队几乎都换装了新式军服。到了战场上，在对面的德国人看来，穿着红裤子战斗的法军士兵就和举着红布挑逗公牛的斗牛士一样扎眼，但是，比起只能依靠自己肉身的公牛，德国人用手里的毛瑟步枪（或者还有个把“老套筒”）就能将他们轻松“点名”。在战争中蒙受了巨大损失之后，法国军队才在战后换成了蓝色裤子。



镇南关战役绘画。虽然和百年以前的那次一样，清军在此战中的胜利多少有些运气成分，但是一支“强大”的法国军队这样败在了弱势军队之手，多少也说明了一些问题，就像上文提到的125年后的情况一样。

由于普法战争的悲剧性结果，法国被迫向德国割让了具有重大意义的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为了确保东北部边境线的安全，法国开始在边境线上修筑一系列要塞。由于对德复仇主义思潮的蔓延和对收复失地的渴望，开始时的防御性战略很快就被进攻性战略所替代。到了1889年，法国军方正式制定了第一号战争计划（Plan 1）。根据这套战争计划，法国将在下一次对德战争中攻击洛林首府梅兹和阿尔萨斯首府斯特拉斯堡，一举夺回阿尔萨斯和洛林。到了1911年，由霞飞（Marshal Joffre）将军所领导的法国最高统帅部最终制定出了代号为第17号计划的对德战争计划。相比起先进的新式武器和巧妙的战略战术，这一计划更多地寄希望于“法兰西士兵们高昂的爱国热情”，按照这一计划，法国军队将采取全面进攻策略，直接击溃强大敌人。难以想象，那些领教过当时最先进科技的高居庙堂之上的人们，居然还如此相信“精神战力”。尽管先进武器的重要性在“一战”爆发前的几次冲突中已经露出端倪，但是法国最高统帅部显然没有正确认识到新式武器尤其是机枪在战场上的作用。到了“一战”爆发时，法军采取第17号计划实施作战，结果在短短几个星期时间里，德军就在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歼灭了法军的大量有生力量。



现代复原的“一战”早期法军步兵像。要不是因为手里的那支勒贝尔步枪，乍一看还有点拿破仑皇帝陛下时代的遗风……

相比起这些可爱的法国活宝们，严谨精确犹如瑞士钟表的容克军团可真是靠谱多了。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时，德军总参谋部的灵魂人物施里芬（Schileffen），以其天才的战略思维制定出了流传后世的进攻法国的“施里芬计划”。正如克劳塞维茨所指出的那样，“从布鲁塞尔到巴黎，正是法兰西这个巨人的柔软下腹”，“施里芬计划”的核心就在于集中优势兵力，从比利时取得突破，进而攻占巴黎。“一战”刚刚开始时，德军一度势如破竹，在法国战场上连连取胜。然而，由于在开战之后，比利时政府拒绝德军“借道”进攻法国，并且在德军入侵之后依托一系列坚固要塞尤其是列日要塞，成功地拖住了德军，使得德军丧失了迅速击溃法军主力的机会。法军获得喘息机会，迅速完成动员，并最终在第一次马恩河会战中抵挡住了德军的进攻势头，完成了史诗般的“马恩河奇迹”。此后，西线战场便在连绵的堑壕和坚固的要塞中陷入了漫长的胶着。为了打破这一僵局，交战双方都可谓是绞尽脑汁，各种战略战术也纷纷出炉。1916年，德军向法军固守的凡尔登发起进攻，这一次，终于轮到德国人犯浑了，和法国人在第17号计划中犯下的错误一样，他们也寄希望于猛烈的进攻能使法国人“流干鲜血”，但是事与愿违，在经过几个月的激烈交战之后，德国人依然没能在此地取得突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经历了这次胜利之后，法国军方对未来战争的形态产生了非常错误的印象。

到了1918年，随着基尔港水兵起义，红旗升起，王旗落地，威廉二世仓皇跑路，“被插上了‘背后一刀’”的德意志第二帝国终于支撑不住，第一次世界大战终于画上了一个句号。在几乎流干了鲜血、葬送了整整一代青年之后，法国终于赢得了这一来之不易的胜利。在这场浩劫之中，法国军队一共损失了近600万人，法国的北部诸省几乎被炮火夷平。雪上加霜的是，为了支撑这场代价高昂的战争，在之前的4年中，法国政府背负了巨额战争债务。为了复仇，为了利益，也为了彻底打断德国的脊梁骨，防止战败的德国东山再起，法国和英国等协约国的政治家们试图强加给德国一系列的惩罚性和平条约。最终，在1919年6月28日，德国代表被迫在巴黎凡尔赛宫签署了割地赔款的《凡尔赛条约》。根据这项条约，德国丧失了13.5%的领土，12.5%的人口，所有的海外殖民地（包括德属东非、德属西南非、喀麦隆、多哥兰以及德属新几内亚），还有16%的煤产地及半数的钢铁工业。

表面上看起来，新生的魏玛共和国被敲骨吸髓，已经成了没牙的老虎，但是，正如德高望重的协约国最高统帅福煦（Ferdinand Foch）元帅所冷静指出的那样，“这不是停战，这只是20年的休战”。在法国陆军看来，安全的希望终究还是不能完全寄托在这些公文上的，他们中的一些人开始思考，应该通过怎样的措施来防止法国再次遭到入侵。所以，到了20年代早期，法国就开始针对下一次对德战争进行准备。

如果在这时审视一下法国军队，就不难发现，此时的法国军队虽然还带着胜利的光环，可实际上已经是暗藏危机。在结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可谓债台高筑，军队里充斥着各种为上一次大战而准备的武器装备。而和其他参战国家情况类似的是，法国政府不可能轻易将这些武器装备全部淘汰，尽管它们已经开始落后，而新式武器由于经济原因也难以迅速装备部队形成战斗力。这样一来，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开打时，法国陆军被迫使用一些老掉牙的武器装备投入战场，比如说旧式的75毫米和155毫米炮。

比起装备上的不足，指导思想上的混乱则更为要命。就未来指导战略的方向性问题，法国陆军的最高司令部内分成了两个派别，一派人以带领法军取得最终胜利的福煦元帅为首，信奉“进攻是最好的防守”这一理念，主张当德国再次对法国构成威胁时，法国军队应该立刻打过莱茵河，直捣老巢。在这些人当中，有曾经以法国军事代表团团长身份在苏波战争期间支援波兰的马克西姆·魏刚（Marshal Maxime Weygang）将军，作为当时法军中不可多得的杰出指挥官，一系列的战争经验让他比起同时代的其他法国军人对新式武器威力以及现代战争形态有着更加直观的认识。而另外一派人则以霞飞（Marshal Joffre）元帅和一战时在凡尔登战场发出过“决不让他们（德国人）越过防线”（Ils ne passeront pas）的豪言壮语，并且最终取得胜利的贝当（Henry Petain）元帅为首，他们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尤其是凡尔登之战已经清楚地证明，依托永备工事进行强有力防御对防御方具有极大的优势，而进攻方为了达成突破，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他们又进一步做出判断，一旦再次发生战争，法国最好的战略就是依托一些坚固的永备工事进行防御，尽量消耗敌方有生力量，为后援的盟军到来争取时间，然后共同包围德军，将其消灭。不过，作为此派的中坚人物，贝当和霞飞对防御策略有着不同的见解。贝当本人既有在凡尔登战役期间依托要塞进行抵抗的经验，也有在战争后期面对德军“兴登堡防线”（The Hindenburg Line）等坚固要塞的经验。他据此认为，相比起德军的要塞建设，一条连续的防线更加符合法国防御的需要。奇怪的是，贝当本人似乎对于大量要塞群的建设也并不感冒，他反而更趋向于建造“一战”式样的配合各种障碍物的堑壕网防御体系。而霞飞则和贝当一样有着对法国和德国要塞的深入了解，但是不同于贝当，霞飞显然更推崇连续要塞组成的防线。从日后的马奇诺防线的建造情况看来，霞飞的观点被更多的接受。

就在这接下来的20年里，法国军方之间的不同派别以及军方与政府之间就不同的战略问题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扯皮，这也直接影响了法国军事力量的发展。这样的连续不断的扯皮也直接体现在了战争计划的多变上。在20年代到30年代早期的这一段时间当中，法国军方制定了一系列针对复兴德国的战争计划。其中，P号计划作为对上一年计划的取代，于1921年6月被通过。按照这一计划，部署在德国莱茵兰非军事区左岸的法军集团将在骑兵的掩护下开进鲁尔盆地（Ruhr Basin），控制德国主要的工业中心，直接消灭德国的战争潜力。在这期间，航空兵和装甲兵将提供有限的支持。到了1923年，德国出现经济危机，难以支付战争赔款时，法军立刻按照该计划开进了鲁尔，史称“鲁尔危机”（Ruhr Crisis）。

就在法军士兵穿过莱茵河时，一个新的战争计划又出炉了。作为日后一系列字母代号计划的先声，这个代号A号计划（Plan A）的战争计划于1924年替代原有的P号计划，其核心是要求有效掌控莱茵河各个渡口，有效调动各步兵师增援占领军，扩大对岸桥头堡。到了1925年，A号计划的改进版A-bis号计划又卷入了摩洛哥的里夫战争（Riff War）和平息叙利亚殖民地叛乱的议程中。当法军部队撤回莱茵河左岸时，法军开始采取防御性策略，一旦与德国之间的战争再度打响，占领军将固守待援，直到后方的增援部队到位。法军将不会再谋求在第一时间发动进攻行动。



鲁尔危机期间，正在街头盘问当地居民的法军士兵。

几乎与此同时，法国军事统帅们否决了一项直接进攻的策略，转而准备在边境线后修建一条永备工事防线，依托这一道防线，守军可以坚守数月，直到援军最终到达。到了1929年，由于马奇诺防线已经处在建设当中，而且入伍新兵的义务兵役时间也被缩短到了1年，A-Bis号计划最终被B号计划（Plan B）所替代，因为当时军方已经不再寄希望于能在战时动员大量受过良好训练的预备役人员入伍。而同时，从法国情报部门传来了一个坏消息，德国人已经悄悄突破《凡尔赛条约》的限制，国防军员额已经达到条约允许上限的4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法国情报部门这次高估了老对手的实力，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法军统帅部的相关决策。在德军采取了一次进攻行动之后，法军撤出了部署在莱茵河左岸的部队。

两年后的1931年5月，正值法军撤出莱茵兰非军事区之时，C号计划（Plan C）又被付诸实施。这一计划将法军可用兵力编成机动部队，这样，无论是与德国接壤的东北部边境线还是与意大利接壤的南部边境线出现威胁，都可以灵活应对。在富有远见的约瑟夫·多米尼克（Joseph Doumenc）上校的倡导下，魏刚在此时主导了装甲师的编成。第一个装甲师是一个骑兵单位改装而来的轻型装甲师（DLM），于1933年完成改编。除此之外，魏刚还下令将几个步兵师进行摩托化改造。当马奇诺防线快要修好时，法军将所在区域几乎清空，以最大限度发挥这些要塞的作用。

C号计划和D号计划的实施都需要有新型机械化部队在战时迅速开入比利时境内投入作战，在生效了2年时间以后，D号计划于1936年被D-Bis号计划所取代，而在这之后，由于在1934年登基即位的比利时新国王利奥波德三世（Leopold Ⅲ）在1936年宣布比利时成为中立国，法国军队无法在战时迅速进入比利时境内实施防御作战，D-Bis号计划也在1937年被E号计划取代。新的E号计划又将意大利的因素考虑进去，因为在本尼托·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上台后，意大利迅速地转向了法西斯主义，在1936年入侵埃塞俄比亚之后，法国也越来越感受到来自意大利的威胁，所以，在新的E号计划中，又加入了在阿尔卑斯山脉地区前线集结一个集团军以应对同意大利战事的内容。值得一提的是，这些计划并非完全的防御性质，因为，直到1936年，法军一直还有入侵莱茵兰（Rhineland）非军事区的计划。

2.防御、防御和防御

就在B号计划付诸实施后不久，法军最高统帅部便开始相信，新式武器应该被设计用于防御性目的。而进攻性武器的研制则可以延后，因为他们同样相信，即使在战争爆发以后，研制新式武器的时间也绰绰有余。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对于新式武器的漠视，为法军在下一场战争中的失败埋下了祸根，“法国军队从军事学说，到部队编组，及至到士兵训练，都是走在一条错误的道路上……”法国人为自己的棺材敲下了第一根钉。

正如上文所提到的那样，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大量的重炮、密集的堑壕网所交织成的西线战场给法国的将军们留下了太深刻的印象。因此，在制定防御的有关战略战术时，这些元素又被推上了前台。当然，这些也不是对旧经验的完全照抄，装甲兵、航空兵等在一战中开始崭露头角的新兴力量也被融入进去，但是很显然，这些不过是对步兵的点缀，而一战中德国人为了突破防线所组织的“风暴突击群”又让他们进一步产生了错觉，他们一厢情愿地认为，在新的一次战争中，如果能在边境线上建立起坚固的要塞，就能在德军发动进攻时有效阻滞德军的进攻，从而为调动部队和征召训练新兵提供时间。

既然防御已经成为了战略主轴，接下来要考虑的，自然就是如何有效地进行边境防御了。在东北边界，这里一马平川，数百年来，这里的防御都有赖于一系列的永备工事作为防御体系的基石。但是一战之后，原本因为普法战争的失败而被割让给德国的阿尔萨斯—洛林地区又重新回到了法国人的手里，因而法德的边境线出现了较大的变动，而在新的国境线上，法国尚无有效的防御工事构筑。

经过各种研究，最终确定，即将修建的永备工事应该满足这些要求：

一、防御任何有可能在未来爆发的针对法国的战争，尤其是确保脆弱的关键工业区的安全；

二、弥补法国相对于德国的人力资源劣势，在战争时为法国陆军实施机动提供掩护。

其实，早在1920年5月，一战时马恩河之战的法国指挥官霞飞元帅领导的一个小组就草拟了第一份官方提案。在这份提案当中，他们提出了一系列从北海到阿尔卑斯山一线的法国陆军可以依托其进行机动防御和寻机出击的可能的要塞区域。到了1921年，同样是“一战”时的法国英雄，法国陆军总监察长（Inspector Marshal）贝当元帅（Henry Petain）回应了霞飞一份议案，而这份议案将会成为未来20年法国战略学说的基础。这份议案基本上是立足于“一战”经验，提出借鉴“一战”时堑壕战的构筑，修建一系列永备工事群，从而连成一条防线。这条防线从莱茵河起，沿法国的北部边界到摩泽尔河（Moselle）附近的蒂永维尔（Thionville）。贝当元帅坚信，在西欧威尔以西，横跨卢森堡和比利时东部的茂密的阿登森林（Ardennes）将成为法国的天然屏障，为法国阻挡住德国人的兵锋。偏偏造化弄人，历史在这里对贝当开了个天大的玩笑，就在20年之后，德国人的装甲铁骑直接突破了阿登森林，而贝当也在这场战争中晚节不保，落得个民族罪人的下场。而再向西深入，贝当认为，和比利时的边境防御“只需要挡住比利时方面的进攻”，这一点他倒是非常正确。因为在阿登森林的西边的法比边境基本上是一马平川，无险可守。而且更重要的是，里尔（Lille）地区附近的重要工业区横跨了两国之间的边境线，如果在这一地区修建大量永备工事，那么势必将付出巨大的用地成本。最后一点，在20世纪20年代当中，比利时一直是法国的盟国，对于两国来说，最合理的战略应该是协同在比利时东部的默兹河（Meuse）一线的防线进行防御。然后，由贝当牵头，一个由13位将军所组成的委员会编制了一份名为“关于大兵团战术的临时指导”（Provisional Instructions on the Tactical Employment of Large Unit），到了1936年，这份文件又得到了一些修改扩充，加入了机械化部队、航空兵部队以及已经修造完成的马奇诺防线的部分，但是其基调并没有发生改变。在这样的背景下，到了30年代，早期的“一战”后军事学说由贝当和福熙编制，魏刚和甘末林（Maurice Gamelin）具体实行。

毫无疑问，以贝当在凡尔登战役中力挽狂澜的表现，他当之无愧是法国的民族英雄，因此，他在法军中的意见一言九鼎。领导一拍板，没有人敢反对，更何况这是在军队，官大一级压死人。

到了1927年，大家终于达成了一个共识，那就是在法德边界和法意边界必须要建造一条永备防线。随即，一个负责草拟工程概要和监督工事建造的“要塞区域组织委员会”（Commission Of Organization of Fortified Regions，英语简称COFR）成立了，这个委员会由工程兵总监贝哈格将军（Marshal Belhague）领导。很快，最初的经费得到了拨付，到了1928年，防线从法国东北部边境和阿尔卑斯山地区同时开始施工。



法国国内有关马奇诺的纪念雕塑

就在这时，安德烈·马奇诺（Andre Maginot）——觉得这个名字有些耳熟？没错，他也是这个故事的主角之一——登场了。作为一战时的英雄人物，他在战后担任了内阁的退抚恤事务部长（Minister of Pensions），因为他杰出的工作受到了广泛地尊崇。到了1929年，他又转而出任内阁战争部长，在任期内，他倾注了自己全部的精力，积极地推动着这条防线的建设。在当时弥漫着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危机的背景下，他在左右阵营中左右逢源，利用爱国主义和推动就业等理由，成功促成了防线的建设。马奇诺为了防线的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因而到了1935年，也就是他逝世3年后，有人开始提议以他的名字命名这条防线。到了当年8月，这一提议得到了官方认可，这条防线被正式命名为“马奇诺防线”。

本书由“ePUBw.COM”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二、马奇诺防线的建造

1.“庞然大物，庞然大物，无与伦比的庞然大物”

很显然，无论从哪个角度上来说，马奇诺防线的规模都只能用：“庞然大物，庞然大物，无与伦比的庞然大物”来形容。如果光是这样的形容还不够具体的话，那就用数字来说话吧。从设计图上看，整个马奇诺防线一共包含了约100公里长的隧道，需要用到约1200万平方米的土方，约150万平方米的混凝土，约15万吨钢材，还有配套建设的约450千米的公路和铁路……想想看，伫立在曼哈顿风水宝地的帝国大厦（Empire State Building），所用的材料只是5660立方米的印第安那州石灰岩和花岗岩，1000万块砖和730吨铝和不锈钢。这样算起来，光是消耗的金属材料，马奇诺防线就足足是帝国大厦的205倍！要是再算上其他的各项材料，那就更是惊人了。想想看，如果把200多座帝国大厦放倒了首尾相连接在一起，那将是多么壮观的场面……



工程系上的奇迹，曾经的世界第一高楼帝国大厦，和马奇诺防线相比，也只能说是沧海一粟了。

为了这样的一个宏伟工程，整个工程从1930年开始，大约持续了5年，就像其他的一些大型政府工程一样，在整个防线的建设当中，设计不断遭到修改，自然的，施工经费也是不断的水涨船高。可惜，以当时的经济条件，如果把整个防线都按时建成，那估计花费就得是个天文数字了。最终，为了节省经费，一个无奈的折中产生了。在建设当中，一些设计最终被取消，比如第二层环路。如果第二层环路得以建造完成，那么它将大大加强第一层环路的坚固性。可是，真的到真刀真枪玩命的时候，这一做法的弊病就暴露无遗了。说起来，不想花小钱，结果花大钱，不想吃小亏，结果吃大亏，这样的事情还真的是层出不穷啊。

就算是施工方和设计方绞尽脑汁，精简精简再精简，结果，到防线建造完成时，还是花费了约50亿法郎，这几乎是1929年时预算的两倍！不过，施工的进度倒也说得过去，到了1935年，除了一些在1934年修订计划时新添加的防御工事之外，其他大多数的工程建设都已经完工。考虑到法国工人们热爱自由、善于罢工的光荣传统，这个效率也确实值得鼓励了。到了1936年1月1日，“要塞区域组织委员会”被官方正式撤销。

在此之后，法国又在边境线上建造了一系列国防永备工事，大大小小的建造工程一直持续到1940年6月德国入侵法国、法兰西战役打响为止。当然，这些工事从规模上来说都不能和马奇诺防线相比。而在德军占领法国本土之后，德国人对马奇诺防线又进行了一系列的利用，直到4年之后盟军再次夺回马奇诺防线。

2.钢筋铁骨——马奇诺防线的结构

在1927年9月，“要塞区域组织委员会”召开了第一次会议，会后，该委员会开始为预定建造防御工事的地区获得优先级授权，并且对于要塞中的火力系统、补给系统、通信线路以及各种支持设施着手设计。经过各种文山会海的讨论，到了第二年3月，该委员会发布了一份报告，详细提出了各种要求和优先级授权。其中，梅斯（Metz）和劳特尔（Lauter）被选为最高优先级建造防御工事的“要塞地区”（法语名：région fortifiée），上阿尔萨斯（Haute-Alsace）地区，即贝尔福（Belfort）地区排其后，而第三优先级地区则被安排修造供防御工事使用的通信系统、为各个要塞分配电力的发电供电系统以及一个包含了军用公路和铁路线的补给系统。这份报告中最重要的地方就在于，它规划出了马奇诺防线上最主要的两种类型的要塞，这也成为了马奇诺防线上形形色色要塞的设计基础。

最终制定并实施的方案是，通过一条紧密的绵长的防线以及防线外部署的步兵、炮兵单位来保护法国最脆弱的边境。防线被建造在法国的北部边境，从距离梅斯（Metz）西北大约50公里的小镇郎古永（Longuyon）开始，一路延伸到莱茵河，然后顺莱茵河而下，最终到达法国和瑞士的边境。在法国和意大利的边界北部，山峦起伏，这里的边境线上的主要道路都有要塞保护，而边界南部地形较北部稍许平缓一些，因此在这里建造了一条几乎连绵的防线。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永备工事的建造遵循着一定的标准化结构，这样以便于它们既可以各自为战，同时也可以和其他的永备工事组合成一条防线。

下面的部分就围绕着这部分防线当中的各个组成部分展开。（需要注意的是，以下叙述的是马奇诺防线上各个部分的工程学意义上的名称，而后文中提到的“要塞”等名称则是为了便于叙述需要。）

在这一区域，防御工事主要由连续的反坦克龙齿、大片交错的铁丝网组成，而在侧翼则有一系列相互策应的、被称为“间隔炮台”（Interval Casemate）的钢筋混凝土结构掩体群掩护。这些掩体内部的正式称谓是“独立机枪炮台”（Isolated Machineguns Casemate），各个“间隔炮台”的选址充分考虑到了实战需求，力求使它们拥有最佳的观测视野和最大射角。而在炮台内部则具有机枪和反坦克炮，以20世纪30年代的水平而言，火力可谓不俗。

这些“间隔炮台”都按照一定的标准样式建造，但在实际建造中，又针对建造中的一些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进行了一定的修改。炮台一共有两层，包括基础层和地面层，每一边长15米-20米。每个炮台的驻军都由一名中尉担任指挥官，在他手下指挥着约30名全副武装的士兵。由炮台中的火力隔间的数量来划分，“间隔炮台”分为单火力炮台和双火力炮台。火力隔间被置于炮台的地面层，和一般人想象中不同的是，这些炮台的射界正对向反坦克龙齿的侧翼，而非对向从防线正面进攻的敌人。这样的设计自然有其原因：将射界对向侧翼而非正面可以避免将炮台的射击孔直接暴露在敌方直射火力之下，同时还可以在敌方试图突破反坦克龙齿时从容对敌方最脆弱的部位进行攻击（坦克的侧向通常是整个坦克防御的弱点所在）。而对于双火力炮台而言，它们当中的两个火力隔间被设定朝向两个完全相反的方向。如果某个地方由于地形限制无法建造双火力炮台，作为替代方案，人们就会在这里建造一对单火力炮台，两个炮台的射界正好指向两个相反的方向，这样也可以达到双火力炮台的作战效能。而这两个炮台之间则通过地下坑道连接。

在每一个火力隔间当中都有两个有装甲保护的射击孔，其中一个用于一挺弹鼓供弹的双联装JM Reibel Mle 1931型7.5毫米口径机枪，而另外一个射击孔则被设计为既可以用于第二挺双联装机枪，也可以用于一门AC-MLE-1934型37毫米或者Canon AC Mle 1934型47毫米反坦克炮。而在第二个射击孔那里，双联装机枪被安装在活动铰链上，以便于移开让反坦克炮通过轨道移动到射击孔前。



某处间隔炮台的两个射击孔，而在这两个射击孔左侧的则是供自动步枪进行射击使用的小射击孔。



间隔炮台复原场景图，其中1为榴弹发射器；2为FM 24/29型自动步枪；3为装弹系统；4为供双联装机枪使用的弹盘；5为供自动步枪使用的弹夹；6为可调节软管；7为RB型接口。

说到这，也就不妨先谈谈这些武器。毕竟，攻防攻防，有攻才有防，没了武器的防线，也迟早会被攻克。这里先来简单介绍一下双联装7.5毫米口径机枪。这两挺机枪改进自FM 1924/29，都使用单鼓供弹，每个弹鼓中备弹约150发，射程约1200米，这些数据都还比较靠谱，只不过射速就有些说不过去了，只有每分钟150发——当年因为射速较低而被美军士兵们戏称为“啄木鸟”的日本造92式重机枪的最大射速是每分钟200发，而同样是中口径机枪，捷克布尔诺兵工厂的得意之作ZB-26型轻机枪，射速则能达到每分钟500发。这样一来，就算是两挺机枪交替开火，压制效果也只能说是谨慎乐观了。



马奇诺防线中的双联装7.5毫米口径机枪实物图，其中1为方位角指示仪；2为水平指示仪；3为望远镜式瞄准镜；4为双联装机枪；5为弹鼓；6为肩托；7为升降手柄；8为模式选择；9为可移动射击孔

而说到反坦克炮，情况似乎还要好一些，先来谈谈37毫米反坦克炮吧。该炮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为马奇诺防线而量身定制，全重145千克，战斗射速可以达到每分钟25发，而穿甲能力可以达到在400米距离上射穿30度角的60毫米均值钢装甲。而相比起来，被戏称为“敲门砖”的Pak-36的要想射穿同样厚度的装甲，还真需要炮组成员都具有大无畏的勇气。如果37毫米的反坦克炮的性能能算得上是给力的话，而更大号的47毫米反坦克炮在当时就可以说是打坦克利器了。无论是880米/秒的初速，还是在400米距离上射穿30度角的80毫米均值钢装甲的穿深，在那个年代算得上是出类拔萃了。只可惜，历史没有给它太多表现的机会，虽然在战斗中也曾经有过几次发挥，但是它的对手——德军装甲兵部队却屡次爽约。

再说说建筑结构吧，对于防线而言，是否耐打无疑是个重要的指标。如果这一点都保证不了，那接下来的可就啥都别提了。说起来，给顶部防御设定的指标相当恐怖，要确保其能顶住敌方240毫米口径级别火炮的直接轰击……所以，在面对敌方直射火力威胁的方向上的墙体的钢筋混凝土层厚度达到了让人咋舌的2-2.25米，当然，这是直接面对敌方火力的，至于那些没有面对敌方直射火力威胁的外墙墙体厚度则在1米左右。而为了进一步提高建筑质量，所有用来建造马奇诺防线的混凝土当中都掺入了非常密的钢栅网，这也使得这些混凝土出奇的强韧。而为了更好地保护“间隔炮台”，防止其遭到敌方炮兵和反坦克火力的攻击，这些炮台都被掩蔽在了小山或者人工土丘的旁边，这样一来，它们就不可能被暴露在第一轮攻击的火力中。而那些没有得到地表掩蔽的外墙，在其周围建筑了一道大约2米宽、3米深的壕沟。建筑这些壕沟主要有2个目的：一方面防止敌方进攻兵力对炮台大门和射击孔进行爆破；另一方面，当炮台被敌方火力击中，表面钢筋混凝土被剥落时，这些被剥落的钢筋混凝土可以被迅速推入壕沟，防止它们堆积而导致射击孔被堵塞。在这些壕沟的侧翼，开有供7.5毫米FN 1924/29型自动步枪（轻机枪）使用的射击孔，除此之外，这里还安装了特殊的50毫米榴弹发射装置，这种颇有些类似于掷弹筒的玩意可以直接将榴弹投掷到壕沟当中。而有赖于坚固的顶部，射击孔也得到了很好的保护。为了更好地进行近距离防护，在炮台顶部还有一些钟形的防御用炮塔，这些炮塔因其形状被称为“大钟”。



一门安装在希默尔瑟夫要塞中的37毫米反坦克炮



保存至今的FM 1924/29实物

进出炮台的带装甲保护的大门设在炮台后方，进入大门前，人员必须通过一座可移动桥穿过壕沟。大门口处通常会有一个或者两个供自动步枪使用的射击孔：一个被设置在大门口的侧边，而如果有第二个射击孔的话，它通常被设置在门里，当大门被打开时，自动步枪便可通过它向门口方向射击。



复原的可移动桥，对面的自动步枪射击孔清晰可见。

在“间隔炮台”外侧环绕着一圈低矮的铁丝网，而在炮台前方通常还有一道反坦克障碍，这些反坦克障碍通常由几排竖直插在混凝土底座上的钢轨条组成。在某些地方还修建了反坦克壕沟。而两座炮台直接的照明则由安装在炮台后部基座上的探照灯提供，它们将负责照亮炮台的火力打击区域，为炮台的各种火器在夜间或不良气象条件下提供目标指示。人员可以在炮台内部操作这些探照灯而无需离开炮台，这看上去当然是一种非常实用的设计，只是在枪林弹雨的实战环境下，这些探照灯的生存能力实在是值得怀疑，在夜间，点亮的探照灯无疑是敌方炮手或者狙击手炫耀其高超训练水平的绝佳目标。即便是在配有装甲保护的情况下，敌方也可以轻易地将其摧毁。不管怎么样，直到“二战”爆发，这些探照灯还没有全部安装完毕。

因为马奇诺防线在其设定中就有长期坚守的可能性，考虑到战时需要，这些炮台内部配备了齐全的各种生活必备保障设施，以便于在战时独立抵抗一段时间。这些保障设施包括一些生活设施，独立供水系统、食物，以及发电机，虽然住起来非常地不舒服。通过通信系统，各个炮台之间也可以互相联络。



一处保存至今的探照灯实物



间隔炮台中的一处生活区的复原场景，可以看出，这些士兵的生活条件非常地寒酸，甚至连一张舒服的床都谈不上，只能像船员那样用这种简陋的高低床。



间隔炮台中一处通信系统的复原场景，不同间隔炮台的电话通过埋藏在地上的电话线连接。这些电话线被埋在地下深处，这样一来可以保护其不被敌方炮火摧毁。

“一战”时伊普雷升腾起的一团毒烟，标志着化学武器正式登场。整个“一战”中化学武器给交战各方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了防御未来战争中敌方可能实施的化学武器攻击，“间隔炮台”在防化方面颇下了一番工夫。各种暴露在外的开口都最大限度地被密封了起来，入口处安装了风闸，以便于在关键时候阻隔外部毒气。而在炮台内部，则安装了一套复杂的空气过滤系统。这套系统和后来坦克使用的三防系统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它将外部的空气吸入，过滤后对空气进行加压，然后再将加压后的空气输入炮台内部，这样一来，由于内外气体的压力差，外部的毒气就无法通过射击孔以及其他的开口进入炮台内部。而同样的，各种轻重火器发射时发出的硝烟也可以被迅速排走，从而防止炮手被硝烟熏晕。而为了减少弥漫在炮台中的硝烟，火器发射后留下的弹壳将被迅速排出炮台外。为此，每一座火器都连有一根弹性管道，发射后留下的弹壳将被送入管道，然后穿过管道，通过炮台外墙的小开口被送到炮台外的壕沟里。



位于马奇诺防线上某处工事中的空气滤清装置



间隔炮台内用于处理炮弹药筒的滑道

由于地形的因素，这些炮台之间的间距并不是统一的，距离近的可能仅相隔数百米，而距离远的则可能相隔有一公里甚至更长。而在间隔较大的地方，为了防止出现防御真空，还修建了加强防御工事。这些被称作“ouvrage”的防御工事都处于地下，一般构筑在山顶之下。在这里，集成了马奇诺防线中的所有的火炮装备，而这也正是马奇诺防线得以出名的原因之一。和地上的间隔炮台一样，这些地下防御工事同样能够做到相互策应。

前文已经提到过，马奇诺防线覆盖了从郎古永到莱茵河谷的法国东北约200公里的长度，在这当中，“间隔炮台”以及加强防御工事中的步兵炮台构成了防线主防御阵地体系上最重要的一环。每个炮台之间的间隔在600米到800米之间。这样的间距充分考虑到了炮台中的武器性能，使得它们能够最大限度地在沿防线的各个障碍发挥出旺盛的火力。

而由于战斗分段区域所处的地形和战斗分段数量及尺寸方面的不同，在大小和形制上各个战斗分段区域的差别很大，以一个平均尺寸的战斗分段区域为例，整个战斗分段区域的正面宽度为200米-300米，纵深也为200米-300米，而整个战斗分段区域周围都被反坦克障碍和铁丝网包围，除此之外，每个战斗分段外围也都有各自的铁丝网包围。

下面以马奇诺防线中最大的两个战斗分段为例。位于蒂永维尔（Thionville）以东的哈肯伯格（Hackenberg）的战斗分段以及位于维森堡（Wissembourg）西南的霍克沃德（Hochwald）的战斗分段每个都有两片战斗分段区域，哈肯博格的两片战斗分段区域被反坦克墙和壕沟连接，而反坦克墙和壕沟的侧翼则有步兵分段掩护，这些步兵分段同时也是整个加强防御工事的组成部分。而霍克沃德的战斗分段则位于一处地势较高的山脊的反斜面，两片战斗分段区同样是由反坦克壕沟连接，但是与哈肯博格不同的是，防御其侧翼的战斗工事本身并非是加强防御工事的组成部分。

除了上述之外，每个战斗分段区域所包含的战斗分段的数量和形制也是不同的。以郎古永（Longuyon）东北方的费尔蒙特（Fermont）的大尺寸加强防御工事，可以被作为一个典型的例子，它有两个机枪炮塔战斗分段，一个步兵炮塔分段，一个81毫米迫击炮炮塔分段，一个75毫米加农炮炮塔分段，一个三联装75毫米加农炮战斗炮台分段和一个观察分段。而位于蒂永维尔（Thionville）东北方的洛肯维尔斯（Rochonvillers）的一处大尺寸加强防御工事则比起其他的加强防御工事火力大大加强，共计有两个机枪炮塔分段，一个联合机枪炮塔和步兵炮塔分段，四个炮兵炮塔分段，和一个包含有1门135毫米榴弹炮和3门75毫米加农炮的炮台分段。

这种加强防御工事在尺寸方面差距极大，小尺寸的加强防御工事相当于是略微放大一些的“间隔炮台”，而大尺寸的加强防御工事则同时包含了地上和地下两部分，能容纳大约1000名驻军。给各种加强防御工事分类的方法有很多，但是最常见的是将他们按照尺寸分成两类：大尺寸的加强防御工事（法语名：gros ouvrage）和小尺寸的加强防御工事（法语名：petits ouvrage）。受尺寸限制，在小尺寸的加强防御工事当中，只装备了步兵武器，比如机枪和反坦克枪或者小口径反坦克炮。而在大尺寸的加强防御工事当中，武器配备相对齐全一些，不仅有轻武器，还包括了压制火炮。当然了，小尺寸的加强防御工事中的驻军人数也要少于大尺寸的加强防御工事。在整个法国东北地区，一共有31个小尺寸的加强防御工事和22个大尺寸的加强防御工事。

而在整个马奇诺防线上，最大的一个加强防御工事当属位于哈肯伯格（Hackenberg）附近的大尺寸加强防御工事，在它的两片战斗分段区域的最北段拥有一个步兵炮台和机枪炮塔混合分段，一个81毫米迫击炮炮塔分段，一个拥有一个135毫米榴弹炮的炮塔和一个炮台装135毫米榴弹炮的分段和一个三联装75毫米加农炮炮台分段。而在它的南端则有一个机枪炮塔分段，一个步兵炮台和机枪炮塔混合分段，一个81毫米迫击炮炮塔分段，一个135毫米榴弹炮炮塔分段，一个75毫米加农炮炮塔分段，和一个三联装75毫米加农炮炮台分段。这两片战斗分段区域由反坦克墙和反坦克堑壕连接，在它们的侧翼有5个不同的步兵战斗分段进行掩护，其中的一个拥有一个单联装75毫米短管加农炮炮台，而两个观察分段则被安排在两片战斗分段区域之间和后方的山脊顶部，为整个加强防御工事区域提供观察和火力引导。

和“间隔炮台”一样，这些加强防御工事也是由一系列的标准化构件组合而成，在实际建造中也会根据情况进行一些改动。加强防御工事的这些标准化构件主要包括了地表上安装了武器的战斗堡垒以及对战斗堡垒进行支持的各种相互连通的地上地下工事。而这些工事的数量则取决于加强防御工事本身的尺寸。由于各种原因，在实际建筑过程中，没有两个加强防御工事是完全相同的。

这些加强防御工事的表面部分由钢筋混凝土构成，这部分的钢筋混凝土厚度甚至要超过“间隔炮台”的外层厚度。一般而言，小尺寸的加强防御工事的顶部以及外墙的厚度为2.5米，而大尺寸的加强防御工事的顶部以及外墙的厚度为3.5米，因为按照要求，这些大尺寸的加强防御工事应具有抵御420毫米攻城炮的能力。在一战中的凡尔登战役中，德军的同类型武器曾经给凡尔登要塞造成了严重的威胁。

和“间隔炮台”一样，在加强防御工事当中也设置了“大钟”用来提供全向观察和近距离防御。除了“间隔炮台”所使用的几种样式，在加强防御工事当中还出现了其他几种样式的“大钟”，这些当中包括了炮兵观察用“大钟”和一种所谓的“榴弹抛射大钟”。和其他的“大钟”不同的是，这种“大钟”和防御工事的地面部分顶部是直接连通的。在这种“大钟”里一般布置有50毫米或者是60毫米的后装式迫击炮，可以提供额外的近距离火力。可是，由于迫击炮自身所存在的技术问题，这些“大钟”一直都没有被布置火力。

一个典型的小尺寸加强防御工事包括了3个分段：2个步兵炮台（Infantry Casement Block）和1个步兵炮塔（Infantry Turret Block）。其中的步兵炮台非常类似于单火力隔间的“间隔炮台”，每一个当中都包含了一个火力隔间，火力隔间里有两个有装甲保护的射击孔。其中的一个被用于一座双联装7.5毫米机枪，而另外一个则被用于机动调整为一座双联装机枪或者一门反坦克炮。当然，每个分段都包括了几个“大钟”用于观察和近距离防御。

而步兵炮塔的尺寸和步兵炮台接近，由钢筋混凝土制成，但是，除了平顶之外，它的其他部分几乎完全沉入了地下。由于周围地形的原因，这些平顶显得非常显眼。这一分段的主要武器都被安装在可伸缩的旋转炮塔内。炮塔呈圆柱形，直径约2米，顶部呈圆形，顶部和侧部的装甲厚度均为30厘米。为了有效保护炮塔，它被安装在一个圆形的装甲保护屏障中。这一屏障被埋在了分段的混凝土中，顶部刚好有一部分突出于分段顶部。当炮塔下降到低位时，炮塔的顶部和屏障顶部正好能构成一个几乎严丝合缝的圆穹顶。炮塔的武器通过开在炮塔表面的射击孔进行射击。绝大多数的步兵炮塔内安装的武器是和步兵炮塔中相同的双联装7.5毫米机枪，但也有一些被单独划分为“混合武器”（mixed arms）炮塔，这当中又包括了两种武器搭配，一种是新造的炮塔，里面包括了一门25毫米反坦克炮和两挺单联装7.5毫米轻机枪，它们都有着各自的射击孔。除此之外，这些炮塔还装备了后装式50毫米迫击炮。另外一种则是由一战前的法国要塞中的75毫米炮塔改装而来。原有的两门75毫米炮被拆除，取而代之的则是一对混合武备型“大钟”中的武器。



位于Immerhof的81毫米迫击炮炮塔和步兵炮台结构剖视图

旋转炮塔的主体部分被约2.5米厚的分段顶板包裹住，但是整个炮塔下部部分一直延伸到了分段底部，和炮塔一同转动。炮塔的核心火力控制部位位于炮塔下部的下层，也同炮塔一起转动。内部的操作人员通过一具潜望镜对外界进行观察，而潜望镜的位置则是在炮塔表面上的射击孔之间或者旁边。除了旋转炮塔本身外，每一个炮塔分段都还设置了1到2个“大钟”用于观察和近距离防御。和“间隔炮台”不同的是，在炮塔分段内没有直通往加强防御工事表面的出口。

各个战斗分段之间都被地下坑道连接了起来，各个分段通过垂直升降井中的台阶到达坑道所在层。出于长期战斗的考虑，坑道所在层之中各种生活设施一应俱全，住宿设施、厨房设施、还有发电机等。这些设施保证了加强防御工事能在与外界隔绝的情况下坚持战斗1个月甚至更长时间。同时，为了使坑道免受敌方火力威胁，同时让加强防御工事内的驻军能在此远离战地的压力，坑道的位置被安排在加强防御工事表面下至少20米，通常情况下则被安排在表面下30米甚至更深处。

一个典型的小尺寸加强防御工事的三个分段通常被布置成“品”字形，步兵炮台指向连接加强防御工事和“间隔炮台”的反坦克障碍的侧翼，而步兵炮塔则通常被布置在两座步兵炮台之间，有时候也会被布置在两座步兵炮塔的前方。各个分段之间的间距依实际情况而定，通常它们之间的距离在50米-150米。整个部分外网被反坦克栅栏和铁丝网包围，有一部分加强防御工事在后边受保护的部分设置了分隔开的数个入口。但是，更常见的情况是，入口被设置在其中一个步兵炮台内，而另外一个步兵炮台则相应地设置有一个紧急出口。

在地形允许的情况下，2个甚至3个战斗分段被集成在同一片分段内，在这个大分段中有两个火力隔间用于设置双联装机枪、反坦克炮和一个步兵炮塔。这种情况下的小尺寸加强防御工事通常只有一个战斗分段，而且地下坑道也没有被建造，所有的住宿和保障设施都被安装在了分段内部。

尽管小尺寸加强防御工事通常都是具有3个分段或者是等效分段，但是鉴于各个地方的实际情况，也有其他一些不同的构造方式。而在这些方式当中，最常见的一种是在一个类似于步兵炮塔的战斗分段当中仅仅安装“大钟”，这些分段通常被用于对一些别的分段所观测不到的区域进行观测和火力打击，有时候也被用作炮兵观测所。还有一些小尺寸加强防御工事只有一座步兵炮台或者干脆取消，有5座则额外安装了81毫米迫击炮用以加强火力。各个小尺寸加强防御工事的驻军人数根据实际情况而定，通常包括2到4名军官和100到150名士兵。

在马奇诺防线中的众多防御工事中，大尺寸加强防御工事无疑是最具有战斗力、最坚不可摧的一环，实际上马奇诺防线上几乎所有的永备火炮都集中于此。这些大尺寸加强防御工事一般驻扎有500名-1000名军人，有时甚至更多。每一个大尺寸加强防御工事都包含了一系列集合在主防御区域的一块较小区域内的战斗分段和一片支援区域，支援区域一般位于战斗分段后方大约500米，除了两个设有通往防御工事的入口的分段外，其余部分都位于地下20米甚至更深的地方。支援区域和战斗分段通过一条地下走廊得以连接。

实际建造中的战斗分段可谓是千差万别，比如说步兵战斗分段（和小尺寸加强防御工事中的步兵战斗分段相同），火炮炮塔分段，火炮炮台分段和观察分段等。同小尺寸加强防御工事一样，大尺寸加强防御工事中的各个分段也是相互连接的。

绝大多数的大尺寸加强防御工事中都包括了许多个步兵战斗分段，既有步兵炮台，也有步兵炮塔。步兵炮台一般被布置在战斗分段区域的一边或是两边侧翼，防御两翼方向来袭敌人，1个或是2个机枪或是混合武备分段则通常被布置在战斗分段区域的前方，这样它们就可以达到压制敌方前进方向的作用。

炮兵分段通常为两层结构，有时也会有一些其他的形式，比如说带单炮塔的炮塔分段，或者是带有2个或3个通过射击孔向外射击火炮的炮台分段。防御工事中的主要直射火器通常是以下3种：81毫米后装式迫击炮、135毫米榴弹炮以及75毫米加农炮。它们都被设定为要塞用火器，不能被移动作为野战炮使用。

对于炮兵分段而言，决定其战斗力的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其中配属的各种火炮。首先要介绍的是model 1932型81毫米后装式迫击炮。该炮最大射程大约为3200米，是一种近距离作战武器，用于对付迫近的敌方有生力量。迫击炮被固定在45度仰角，发射同“布朗德”式迫击炮相同的标准的迫击炮弹。



在这幅图上，可以清晰地看到81毫米迫击炮尾部的结构和安装方式。请注意安装底座上的转轮，是用来调节火药燃气，以便调整火炮射程。



位于哈肯博格要塞中的1座135毫米榴弹炮

Modele 1932型135毫米榴弹炮又被称作是“炸弹投送者”（法语名称：Lance-bombe），该炮炮管倍径较小，身管长度仅有1.14米，最大射程约5700米，其弹丸的杀伤力相当可观，高爆弹中装填有4.57千克和5.49千克炸药，而相比起来，1发75毫米炮弹所装填的炸药只有约0.7千克高爆炸药。

与前两种火炮相比，75毫米加农炮便承担起了大尺寸加强防御工事中最重要的炮兵压制任务。作为著名的M1897型75毫米炮的后裔，该炮射速较快，精度较高，列装的共有几种，其中Model 1932型数量最多，该炮最大射程可达12000米。除此之外，75毫米加农炮还有一种短身管亚型，最大射程被缩减到9000米。从技术上来说，这种短管炮应当被分类成榴弹炮，但为了方便起见它依然被称为加农炮。



135毫米榴弹炮的安装细节图



一门Model 1932型75毫米加农炮，可以看出来，该炮在安装时缺乏支撑点。



Model 1929型75毫米加农炮的安装方式细节图

这些火炮通常被安装在炮兵炮塔或是炮兵炮台内，以安装在炮兵炮塔内的情况居多。炮兵炮塔从外观上看类似于放大的步兵炮塔，但是它们升起后距离分段顶部的高度却并没有步兵炮塔那么高。炮兵炮塔的顶部和外壁厚度在30厘米-35厘米，尽管与步兵炮塔中的轻型武器比，炮兵炮塔所要容纳的武器尺寸更大、更笨重，在炮兵炮塔里依然安置了两件武器，它们通过炮塔表面的射击孔向外射击。为了在炮塔处于低位置时能利用炮塔外部的掩蔽保护射击孔，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小射击孔尺寸，75毫米加农炮和135毫米榴弹炮的炮口都被安装上了套轴。这一套轴能保护火炮免受敌方直射火力所伤，但是由于它使得火炮炮位在完成俯仰操作时的移动距离增加，从而使得火炮的装填变得十分困难。对于135毫米榴弹炮而言，这并不是什么十分严重的问题，但是，对于早期型号的装75毫米加农炮的炮塔而言，这一问题就显得十分关键。当然，在后来生产的75毫米加农炮炮塔基本上解决了这一问题，解决的方法是，在炮塔内部为装填手设置一块平台，平台自动随炮塔俯仰而俯仰，不仅如此，工程人员还设计出了一套十分精巧的供弹系统，这套系统能够保证将炮弹以最合适的高度送到装填手手中，无论此时平台高度如何。同时，非常有意思的是，这些火炮大多数为水冷，为了在炮塔中对这些火炮进行高效的制冷，在炮塔中还配有水冷装置，这一装置非常类似于园丁使用的喷水器，炮组成员可以对炮管喷水降温。

具体而言，Model 1933型75毫米炮炮塔内装有2门同型火炮，对于其战斗射速，到今天依然有争议，大概说来，公认的战斗射速大概在每分钟20发-30发之间。除了Model 1933型之外，Model 1932 R型也被用在了炮塔内。而在之后建造的1座炮塔内，则安装了一战时期的Model 1905 R型火炮，该炮射速较低，射程也偏短，仅有8200米。而135毫米榴弹炮炮塔以及81毫米迫击炮炮塔和75毫米炮炮塔类似，也是双联装布置。



炮塔内的集水装置



一个135毫米榴弹炮炮塔前视图，远处是一座“大钟”

和步兵炮塔相同，炮兵炮塔的中枢指挥中心与炮塔主干相连，位于二层战斗分段的上层。炮塔主干还连接着两部卷扬机，分别用于为炮塔内的两门炮输送弹药。这两部卷扬机从位于分段上层的被称为M3型的备用弹盘中取弹，以75毫米加农炮为例，一个备用弹盘里一共有1200发炮弹。

炮塔主干部分一直延伸到了分段底部，在这里还安装着用于带动炮塔升降转动的机械装置。这些机械装置的动力都来自于电力，但是也保留有人力备份，以提高系统冗余度。为了能支持长期作战，炮塔内还装有空气过滤装置，并且为操作人员设置了一定的居住空间。和其他的战斗分段相同，炮兵炮塔内也安装了一个或两个“大钟”用于近距离防御作战。

同步兵炮台相同，炮兵炮台沿着主要防线展开，火力并非指向防线正面正在进攻的敌方部队。由于炮兵炮塔拥有360°全向射界，所以可以同时进行进攻和防御的任务。而炮兵炮台自身只有45°射界，因此被局限于完成支援邻近的防御工事的任务，包括当敌方成功突破一部分防线到达工事表面时直接向被占领工事顶部开火。

炮兵炮台分段种类最多，最常见的一种内部设有一个火力隔间，火力隔间内有2-3门75毫米加农炮，这些炮通过设在炮台一侧的装甲保护射击孔向外射击。这样的一个分段也安装有空气滤清器，一个M3弹盘，为每门炮备有600发炮弹，同时还有数个“大钟”用于近距离防御。

为了最大限度减少炮台直接暴露在敌方直射火力的表面，分段被修建在高地或者人造丘陵的反斜面一侧，除了必须暴露在外的射击孔之外，分段的其他部分都被地标巧妙地遮盖起来。而且，两个射击孔之间还间隔了一段距离，这样每个炮都可以拥有一定的左右偏角，提高了战术灵活性。和步兵炮塔分段一样，在炮兵战斗分段暴露在敌方的一侧挖掘了一条壕沟。另外，炮台还提供有一个紧急出口，这个出口外形十分低矮，出口通向一座跨越壕沟的可移动便桥。

所有的炮兵分段，无论是炮塔分段还是炮台分段，都是通过垂直的巷道与整个防御工事的坑道层相连，各个战斗分段直接的联动都要通过坑道而进行。在巷道中有一部楼梯和两部电梯，用于将弹药从坑道层运往战斗分段中。这些弹药通常都存放在被称为M2型弹药库的副弹药库中，按照75毫米炮的备弹计算，每门炮的备弹数量是2800发。此外，坑道层还设置了分段指挥所和指挥官住所，分段指挥所负责按照防御工事指挥所分派的目标任务进行计算，指挥分段内各种火器对目标实施打击。而分段指挥所所发出的射击命令则由传声筒负责传达到各个火力单元，就如同一般舰船上将命令从舰桥传往轮机舱的电话。



一部典型的升降机

在坑道层，一条小路将各个分段与防御工事的其他部分连接起来，这一小路提供了一段带有装甲防护的空气密封舱，这一密封舱在平时被关闭，只有到了紧急情况时，密封舱才会启动，将坑道层以及其他的支持设施与防御工事内的其他部分阻隔开，反之亦然。如同“间隔炮台”内的情况，防御工事内的空气将被滤清，而且保持在一定程度的超压状态，以方便排出火炮射击后留下的烟雾。而超压的幅度则不是一个固定值，而是根据各个分段所安装的火器类型进行大致调整，使得武器射击时的排烟效果达到最佳。在通常情况下，各个战斗分段的空气都是取自分段中的坑道，而在紧急情况下，各个战斗分段都能各自独立从分段外获取空气。而如同“间隔炮台”和步兵战斗分段，炮兵战斗分段对于射击后留下的弹壳的处理也有精心的设计。射击结束后，弹壳被弹射向一座滑道，顺着滑道弹壳被直接送到了位于分段下方坑道层的一个特别的房间里。在坑道内，炮弹被装在一个大型的金属容器内进行运输，容器内安放炮弹数量根据火炮口径而定，通常为50发或者是以上。而吊挂在高架铁轨上的手拉轱辘（即在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神仙葫芦”）则被用来在分段内和坑道层中移动这些装有炮弹的金属容器。

除了战斗分段以外，每一个大尺寸加强防御工事内还配有一到两个观察分段。这些分段类似于炮塔分段，但是又没有炮塔，每个分段都装备有数个“大钟”，而这些“大钟”中的其中两个经过特殊设计，用于炮兵观察和火力控制。二者中的其中一个拥有观察狭缝，并且在顶部安装了数部低功率潜望镜，其中一部可以用来进行夜间观察。而另外一个则几乎与分段的顶部齐平，并且在顶部安装了一部类似于潜艇用可伸缩式的高功率潜望镜，以便用于确定目标的方位。观察分段一般都被安排在观察敌方最有可能的进攻线路的最佳位置，在某些情况下，为了获得最佳观察视角，观察分段被安排在了战斗分段区以外。



马奇诺防线上的一处电话交换中心

作为一个加强防御工事的灵魂，加强防御工事的一切行动都要由其中的指挥所进行统一指挥。指挥所由一系列独立房间组成，位于加强防御工事的坑道层，处在战斗分段附近，靠近观察分段，以便于获取观察分段的观测数据。具体划分下，加强防御工事指挥所可以看作是3个相互独立又相互统筹的小指挥所，分别是加强防御工事指挥官指挥所、炮兵指挥官指挥所和步兵指挥官指挥所。此外，这里还集中了加强防御工事中的中央电话交换线路，还为一些需要在指挥所附近工作的军官提供了住宿条件。

下面简单介绍一下各个小指挥所的职能。步兵指挥官指挥所负责统筹指挥加强防御工事中的步兵战斗分段以及整个加强防御工事的近距离防御，炮兵指挥官指挥所负责统筹指挥加强防御工事中的炮兵战斗分段，它通过加强防御工事中的观察分段等一系列手段获得目标方位等信息，确定射击诸元，并且决定各个炮兵战斗分段的目标分配。当一个炮兵战斗分段被分配对目标实施射击，这个炮兵战斗分段就会与报告目标方位的观察分段建立起直接电话联系。而加强防御工事指挥官指挥所则协调统筹观察分段与战斗分段指挥所之间传递的开火命令。

在作为一个战斗单元进行战斗任务的同时，每个加强防御工事还是一个炮兵群的组成部分，加强防御工事中的炮兵指挥官指挥所也与炮兵群指挥所保持着直接联系。炮兵指挥官指挥所可以将由于射界等原因自己无法射击的目标的射击诸元等信息传递给炮兵群指挥所，通过炮兵群指挥所将信息传递给其他加强防御工事中的炮兵指挥官指挥所，同样的，加强防御工事的炮兵指挥官指挥所也可以通过炮兵群指挥所接收别的加强防御工事的炮兵指挥官指挥所传递的信息。



加强防御工事中的一个命令传送装置，该装置可以传递和接收各种射击诸元等信息。

为了确保在炮火连天的战场上的通信线路的安全和可靠，马奇诺防线内部铺设了一个巨大的地下电话线网络，这个巨大的网络将防线中所有的工事都连接了起来。作为地下对电话线网络的备份，马奇诺防线中还有一个无线电通信网络，但是在实际使用中，却暴露出了故障频发、可靠性低的弊端，其中最大的问题出在无线电通信天线上，天线一般被安装在炮兵炮台的顶部表面或者是入口分段中，但是它们接受无线电信号的能力却非常糟糕，而且由于是直接暴露在外，哪怕是近失弹的冲击波也足以将其摧毁。



马奇诺防线中的一处加强防御工事里的厨房，看起来还不错的样子。



位于哈肯伯格的一处医院，这也是马奇诺防线中规模最大的一处医疗设施。

在工事构筑区域地形允许的情况下，在战斗分段区域后数百米就会构建一个支援区域，支援区域和战斗分段区域通过一条坑道连接。坑道在靠近支援区域的地方形成了一个岔口，由此分出的两个岔道一个通向战斗分段区域的居住区域，另外一个则直接通向战斗分段中的主弹鼓，即M1型弹鼓。

在主体坑道中的弹药运输和重型设备输送都是通过一条0.6米规矩的小型铁路完成的。通常在这样的小型铁路上都会有小型电力机车负责牵引，而如果由于构筑区域地形的因素，支援区域必须非常靠近战斗分段区域时，则将取消电力机车，代之以手推小车。

而在居住区域中，则分布有营房、厕所、厨房、淋浴间、储藏室，一个小型医院，以及其他用来支援战斗分段守军战斗的设施。此外，在居住区域中还有一个综合性的供水系统。这里囤积的粮食可以在与外界完全隔绝的情况下支持守军战斗长达一个月。当然了，因为是在要塞中，这里的居住条件远不能称得上是豪华，士兵们通常只能在每间容纳24人-36人的营房里紧窄的双人房里以热铺轮换的形式解决睡眠问题，吃饭问题也是一切从简，小餐桌被折叠在靠走廊的墙上，轮到开饭时再放下。这里几乎没有任何娱乐设施，要在这里坚守确实需要忍耐力，同时，虽然有电加热和照明设施提供，但是在居住区域内依然是阴暗潮湿。



马奇诺防线上的一处发电站复原场景

除了这些保障日常战备执勤生活的设施外，在支援区域内还安装有工事的主要空气过滤装置以及一个小型发电站。一般而言，加强防御工事的电力由法国国家电网通过地下电缆输送到防御工事内，但是，为了在外部电力供应中断的情况下保持加强防御工事战斗力，加强防御工事内还有一个由4台大型柴油机驱动的发电机进行发电的发电站。储存在加强防御工事内的燃料和润滑油可以保证发电机持续供应电力1个月乃至更长，而作为一项额外备份，由于各个加强防御工事间都相互连通，因而在战时，如果一个加强防御工事无法获得电力供应，相邻的加强防御工事可以为其提供电力供应。

而作为供弹具的M1型弹鼓，其尺寸根据安装在加强防御工事内的炮兵武器而决定，以75毫米加农炮为例，大约可为每门炮备3000发炮弹，而一些稍小的大尺寸加强防御工事内甚至没有配备M1型弹鼓。为了防止弹鼓内炮弹意外爆炸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弹鼓与支援区域内绝大多数的其他设备完全分隔开来，而通往弹鼓的坑道也配备了带有装甲防护的防爆门。防爆门配备了一部半自动的带配重的关闭系统，当弹鼓内发生火灾，或者是其他有可能发生灾难性后果的事件时，操作人员可以以极快的速度关闭防爆门，避免灾害的扩散。

在地下坑道的长度方面，为了连接地下的各个设施区域，加强防御工事的地下坑道长度之长给研究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例如，在哈肯博格地区的大尺寸地下防御工事中，有超过10公里长的地下坑道，而其中有3.2公里都可以通行轨道车辆。



马奇诺防线加强防御工事中柴油发动机实物

绝大多数的大尺寸加强防御工事都有两个入口分段，这两个入口分段都处在靠近支援分段的区域（法语名称：bloc d'entrée des hommes），一个是为驻军人员提供，可以通过这个入口分段直接前往发电站已经通往居住区的坑道，另外一个则是为了补充弹药而准备（法语名称：bloc d'entrée des munitions），可以通过这个入口分段直接前往通往加强防御工事以及M1型弹鼓的坑道。而一些小型的大尺寸加强防御工事则只有一个入口，这种入口被称作联合入口。两个入口分段之间被分隔开了一段距离，以防止被敌方观测和攻击，而且还具有能同后方的陆军取得联系的有保护的通信线路。虽然不是直接投入战斗的分段，但是入口分段的工程强度和真正的战斗分段不相上下，而配备的武器也可以和步兵炮台的武器装备相媲美。除了这些设施以外，为了保护进入人员的安全，入口分段的内外还设置了壕沟、可收放便桥、带装甲防护的大门，以及内部的各个分段空间。而一旦某个大尺寸加强防御工事被与陆军制式的窄轨距铁路相连接，弹药入口可以有足够大的空间容纳一部机车头以及数节车厢进入。在其他情况下，入口分段同样可以容纳2到3部陆军制式卡车驶入。无论出现以上哪种情况，运载弹药的陆军列车或者卡车都可以直接将弹药卸载到加强防御工事内的轨道车上。



马奇诺防线轨道实物，旁边可见一辆推车。



正在乘坐轨道车辆的马奇诺防线守军，看上去很像游乐场的小火车。

根据地形不同，入口分段可以通过多达3种方式中的一种与整个加强防御工事的其他部分连接。如果加强防御工事被建在一座足够高的山的一侧内部，则此时入口分段与加强防御工事其他部分的连接将会变得十分水平而平直。而如果当加强防御工事中的坑道层的高度低于入口分段所处地域的海拔时，入口分段和坑道层之间就会通过一条垂直或是带有一定倾斜角的升降井进行连接。一般而言，在垂直的升降井内部会安装有电梯用来运输人员或是一些装备，而在倾斜的升降井中，则会提供有缆车进行输送。而无论是垂直还是倾斜的升降井，通往弹药输送入口的电梯和缆车都可以容纳驶入输入入口的陆军制式卡车。

除了上文所提到的“间隔炮台”以及加强防御工事之外，还有许多其他种类的大大小小的工事被修建在马奇诺防线沿线，这些工事的数量相当可观，包括前沿观察所、间隔步兵掩蔽部、变电站以及电话交换中心，被统称为“支援工事”。由于无论从结构、功能来看，它们与“间隔炮台”以及加强防御工事中的一些分段有着一定的关系，所以下面就对这些林林总总的支援工事进行一些简单介绍。

实际上，前沿观察所就其本质而言，不过是加强防御工事中观察分段的独立形式而已。它们一般都被安排在防线主阵地附近，通常作为加强防御工事中的观察分段的补充，用于观察那些观察分段的观察死角部分。

间隔步兵掩蔽部（法语名：abris d'intervalle）一般被修建在防线主阵地后的隐蔽处，各个间隔步兵掩蔽部的规模大小不一，最大的可以容纳250人。这些间隔步兵掩蔽部主要是为了给那些防守在“间隔炮台”以及加强防御工事之间外表面空当的当地后备人员提供掩蔽的。总体而言，这些间隔步兵掩蔽部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其中，第一种间隔步兵掩蔽部直接建在地表，外表看上去是一个独立的突出分段，颇类似于“间隔炮台”的结构。而第二种则是完全建在地下，地表上有两个小型的入口分段，通过这两个入口分段，人员可以进入地下的掩蔽部，这一设计则与加强防御工事中的战斗分段的结构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和马奇诺防线上的许多其他工事相同的是，在这些间隔步兵掩蔽部上通常也安装了数个“大钟”用以提供近距离防御。

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变电站通常被设置于防线后方法国国家电力网与通往各个加强防御工事或者炮台的输电线的交汇处。和变电站的结构类似的还有电话交换中心，这个电话交换中心的功能主要是为将所有工事连接起来的地下电话线网络提供交换。

在东北部边境线上的一些地区，一些小型的前进哨所被建在道路穿过边境线的地方，这些小型前进哨所由辅助军人员把守，他们的任务就是当敌军发动突然袭击时向驻守在主防御阵地上的加强防御工事和间隔炮台内的守军提供预警，使他们能获得更多的时间以完成战斗准备工作。这些前进哨所被统称为“要塞房”，大致可以分成两种，建筑在摩泽尔（Moselle）地区的前进哨所通常为长方形、3间单层混凝土结构，带有一个突出的小型碉堡，里面安装有可以通过射击孔进行射击的轻武器。而其他一些建筑在阿登森林（Ardennes Forest）地区以及孚日山区（Vosges mountains）的一些地方的前进哨所则是双层结构，下层实际上是一个混凝土结构的小型碉堡，安装有通过射击孔向外射击的轻武器或者是一门反坦克炮。而上层则主要安放了供守军使用的生活设施。

野战防御要塞（法语名：Fortifications de ampagne）遍布整个法国的边境线，从30年代末开始建造，一直持续到1940年6月德国入侵法国。这些野战防御要塞的作战使命是增加马奇诺防线的防御深度，并且在一些马奇诺防线没有修建到的区域提供防御。这些野战防御要塞的规格差异很大，有些类似于马奇诺防线上的炮台分段，但是较之更小、更简单，还有一些则为非钢筋混凝土结构的碉堡，只能为其守军提供聊胜于无的防护。

不仅仅是间隔炮台，在很多马奇诺防线的工事顶部都安装着1到3个钢制不可伸缩的炮塔，这些炮塔可以为炮台提供全方位的观察视角。由于它们的形状呈扁平圆形，酷似一个钟，所以被戏称为“大钟”（Cloche）。这也是炮台当中唯一可以被进攻的敌人从外面看见的部分。“大钟”的种类五花八门，用途不一，如果想要给它们一个整体的描述，那将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如果要笼统的形容，一般有几种尺寸，通常的“大钟”整体由合金铸造而成，直径在1.5米到2米，突出炮台顶部大约1米。



左为双目望远镜，右是反射投影器实物

最常见的“大钟”是一种观察和自动步枪射击型炮塔，也被称为GFM型“大钟”，在整个马奇诺防线上，大约有1118个这样的“大钟”。按照设计建造的年代划分，可以分成1929年型（Model 1929）又称A型和1934年型（Model 1934）又称B型。这两种“大钟”的高度在1.6米到1.88米之间，厚度则在0.2米到0.3米之间，而0.2米厚度的一般只出现在最小的那种1929年型“大钟”上。当中有3到5个射击孔，这些射击孔有厚玻璃填补，作为观察口，当然，在必要情况下，这些厚玻璃会被FM 1924/29自动步枪和Mle 1935型50毫米后装式迫击炮取代。需要注意的是，迫击炮只被安装在了1929年型“大钟”上，而一些1929年型“大钟”在1939年被改装成1934年型“大钟”之后，就失去了安装迫击炮的能力。而在观测设备方面，“大钟”里安装了类似于坦克使用的反射投影器（episcope）和8倍D型双目望远镜。除此之外，在那些被安装在加强防御工事上的“大钟”，顶部还有开口以便安装潜望镜，提供7倍或者1.1倍放大。

说起来，这种“大钟”在实际应用中还算是比较有可操作性的，只可惜，因为便于观察的因素，所以“大钟”一般的位置都非常显眼，而在战时，像这样相当“扎眼”的目标在很多情况下都成为了德军88毫米高射炮炮组成员证明他们训练水平的极好靶标。



马奇诺防线上各种潜望镜的实物



一个保存至今的观察和自动步枪射击型“大钟”

说完了观察和自动步枪射击型“大钟”，下面再来说说双联装机枪“大钟”，也称为JM型“大钟”。这种“大钟”虽然被统称为1930年型（Model 1930），但其实可以被划分为3种，根据装甲厚度划分，厚度大致在0.2米到0.3米之间。这种“大钟”可以赋予双联装机枪大约45度的水平偏角，从而在战时压制住面前的一片区域。在整个的马奇诺防线上，一共有大约174个这样类型的“大钟”。



一个保存至今的双联装机枪型“大钟”



一门野战炮兵型哈奇开斯AC Mle 1934型25毫米反坦克炮，可见其体积非常小。在二战初期，为了弥补步兵部队缺乏轻型反坦克火力的弊病，法国曾经用该炮向英国方面交换了一定数量的“博伊斯”（Boys）反坦克枪

正如上文所提到的那样，JM型“大钟”由于只能提供有限的压制火力，因而在战场上的实用价值相当令人怀疑。所以到了1934年，一种新型的混合武备式“大钟”问世了。这种“大钟”也被称为AM型“大钟”，是为了安装在新建的一批要塞工事上而设计建造的，在相当大程度上取代了之前的JM型“大钟”。除了原有的双联装机枪之外，还安装了1门哈奇开斯AC Mle 1934型25毫米反坦克炮。在整个的马奇诺防线上，一共有大约72个这样的“大钟”。值得一提的是，在1934年后，一部分原有的JM型“大钟”也被改装成了AM型“大钟”。



一个保存至今的混合武备型“大钟”



一个保存至今的榴弹发射器型“大钟”，可见其构造确实非常低矮。

这种“大钟”堪称是整个马奇诺防线上最为奇特的一种“大钟”，整个“大钟”几乎都没于地表以下，只有一个开口露出地面。所谓的“榴弹发射器”实际上是一种60毫米迫击炮，虽然，配套的迫击炮并没有按时研制成功并且投入使用，但是，在战争爆发之前，仍然有约75个被建造完成。这种迫击炮的设计目的是为了对“大钟”周围区域进行火力压制。为了获得较高的战斗射速，这种迫击炮甚至采用了非常罕见的链式起重机的供弹方式。

这种“大钟”和榴弹发射器型“大钟”相类似，也是难以从地表进行观察。为了有效地进行观测作业，在“大钟”内部安装有12倍或25倍放大倍率的B型或C型潜望镜，在“大钟”顶部有一个具有装甲保护的开口，潜望镜就通过这一开口伸出进行观测。



一个保存至今的潜望镜型“大钟”

这种“大钟”和之前提到的潜望镜型“大钟”相类似，同样配备了潜望镜。同时，在“大钟”侧面有2到3个狭小的观测窗，而反射投影器也通过侧面的开口向外进行观测。



一个保存至今的直接观察与潜望镜型“大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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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龙卧于野——马奇诺防线的规划、修造与驻军

在上文中，马奇诺防线上的各个炮台、加强防御工事以及“炮塔”、“大钟”等战斗设施都已经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如果说，这些大大小小的永备工事就像是一个个的“点”，那么整个的马奇诺防线则是一条“线”。如何将这一个个的点有机结合起来，组成一条紧密联系的防线，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了。

从总体上而言，马奇诺防线的规划特点可以用东北紧、南部松来形容，加强防御工事以及要塞炮兵火力的布置则显得并不是那么的整齐划一，而其中，尤以在蒂永维尔（Thionville）的北部以及东北部的布置最为密集。这样的布置当然有其道理：这里的防线主要防御的是默兹—蒂永维尔地区（Metz-Thionville area）和法国最重要的工业区之一——洛林工业区（Lorraine Industrial Basin），一旦这一地区失守，那将对法国坚持抗战构成致命打击。这一地区对法国的重要性自然是不言而喻。然而，对法国人非常不利的是，这里十分靠近法德边境，而且无险可守，一旦法德间爆发战争，它极有可能成为德国人攻击的目标。

而在其他地方，情况各有不同。在沙尔河（Sarre River）和比彻（Bitche）之间的地域上加强了许多加强防御工事用以提高防御效果，但是在比彻和朗巴克（Lembach）之间的地域上，由于这一段防线穿越了孚日山脉（Vosges mountains）最崎岖不平的山地，因而这里主要是构筑了步兵炮台，同时还有一些小型碉堡（法语名：blockhus）作为补充。这些小型碉堡比起步兵炮台显得更加的小和单薄，它们通常只配备了7.5毫米或者13.2毫米的轻重机枪。

继续连绵向东，朗巴克地域的防御得到了特别加强，但是到了防线的最北端的莱茵河谷，这里却仅有一系列连续的间隔炮台。

1.法国东北部的防线

法德边境地区的地形非常复杂，丘陵起伏，尽管如此，对于步兵的脚板而言，这并不是什么难以逾越的天堑。边境线上的每一个地方都有可能是敌方进攻的发起点，所以，为了以防万一，让敌方彻底断了念想，法国方面在边境线上的绝大多数地方都构建了连绵的防线。而这一段防线也最为有名，以至于人们通常会将这一带的防线直接等同于整个的“马奇诺防线”。

在整个法国东北部边境线上，总共有189个炮兵战斗分段分布在22个大尺寸加强防御工事当中，平均每个大尺寸加强防御工事可以分配到8.5个炮兵战斗分段。这个数字看上去异乎寻常的小，但是，战斗分段相对较少的缺陷在很大程度上却被较高的战斗射速弥补。由于要塞特有的一些特点，这些火器可以比野战炮保持更高的战斗射速。举个例子，一座75毫米单炮炮塔的火力强度可以和两个75毫米野战炮兵连相媲美。

这一段的马奇诺防线从郎古永出发，一直延伸到了莱茵河。它几乎和法国的北部边境线平行，距离边境线只有5公里-10公里，这样一来，在战争爆发之前，法园就可以对任何有可能的炮兵火力目标进行事先观察，并且在战争突然爆发时给予防线驻军一定的准备时间。而在40公里外有一处横跨了德国萨尔地区（Saarland）的萨尔河（Sarre River）的缺口被留在了防线上。关于这处被称为“萨尔缺口”（Sarre Gap）的形成，历来有几种说法。首先，这一带地势较低，而地下水位较高，如果要强行修建地下防御工事，那被地下水倒灌就是不可避免的了。而如果不修建地下防御工事，那其他的建筑也就根本无从谈起，所以，要想进行防御，就只能采取别的方法，而这也就签出了第二个原因，作为《凡尔赛和约》对德国的惩罚条款的一部分，在一战之后，法国人占领了对面原属于德国的萨尔地区，而在1935年该地区举行全民公决以决定其归属之前，法国人都可以维持对这一地区的占领，因而这一带也似乎没有防御的必要。最后一点，萨尔地区是德国唯一的一处位于法德边境附近的工业区，如果全民公决的结果将萨尔地区划给了德国，而法德两国之间又开始产生敌意，到那时候，法国陆军将在此对抗德国。

这里的防御工事被划分成两处要塞区：梅斯要塞区（Metz Fortified Region，梅斯为洛林地区首府）和劳特要塞区（Lauter Fortified Region）。这两处要塞区以上文中提到的“萨尔缺口”为界，其中梅兹要塞区主要包含了从郎古永到“萨尔缺口”的部分，而劳特要塞区则包含了从“萨尔缺口”到莱茵河的部分。而每一个要塞区又都被划分成了一个个的小部分。

2.萨尔地区的要塞工事

说起来，法国人其实一开始也并没有准备在这里布置太多的要塞，因为从法国人的战略而言，他们其实也希望能将此地作为大战爆发之后进攻德国的出发阵地。而在1939年9月，法军为了牵制德军而发起的对德进攻确实也是这样开始的。

不过，从1934年起，马奇诺防线开始了一系列的扩建工程。这一扩建工程的部分原因是来自于外部力量：由于萨尔地区（Saarland）的居民通过全民公决，决定该地区并入德国，从而使得德军得以名正言顺地开进萨尔，此时比利时也宣布永久中立。这样一来，法国邻近地区的防御形势开始恶化，法国人也必须考虑一下如何组织防御了。

从防御的概念上来看，扩建工程与初始工程并没有什么明显的不同，但是，由于在很多细节方面与初始工程存在一些不同，因而人们一般而言倾向于称扩建工程为“新阵地”（法语名：nouveaux fronts），而与此相对应的，之前修筑的则被称作“旧阵地”（法语名：anciens fronts）。从外表上来看，新构筑的工事与以前构筑的工事最明显的一点不同就在于它们的外表面更加圆润光滑。当然，除了这些容易看出来的不同之外，还有一点不太容易被人察觉的不同，这些新构筑的工事普遍没有如同以前构筑的工事那样完备的炮兵火力。而如果从当时的法国国内形势尤其是经济形势来看，这一切也似乎是合情合理：如果仍然按照之前的标准配备火力，所需成本必然大大增加。

新阵地的绝大多数地域起自郎古永以西不远处，然后一路沿阿登森林边缘向南，最终到达赛丹（Sedan）东南大约20千米的地方。这里是所谓的“蒙特莫迪桥头堡”（Montmédy bridgehead，法语名：tête de pont de Montmédy）的所在地，而蒙特莫迪这个名字则来源于该桥头堡附近的一个村庄。整个要塞群以一连串间隔炮台为主体，除了这些间隔炮台，就只有两个小尺寸加强防御工事和两个小型的、分隔开的大尺寸加强防御工事进行补充。后者的炮兵火力非常薄弱，各自只有一个75毫米加农炮炮塔。这样一来，它们就不能像东边的那些加强防御工事那样有效的互相支持。继续向东，有一系列的间隔炮台和5个小型的小尺寸加强防御工事被修建在了法比边境靠近莫伯日（Maubeuge）和瓦朗谢讷（Valenciennes）的地方。

最后，在萨尔缺口的东端，建筑了一系列间隔炮台和3个小尺寸加强防御工事。这一系列的间隔炮台和小尺寸加强防御工事与位于孚日山脉北部的旧阵地的主防线相连接。由于萨尔河河水表面（water table）较高，以及其他的一些原因，萨尔缺口只有一部分得到了要塞群的封锁。整个新要塞群的工程最终于1938年完成。

由于在“萨尔缺口”和部分莱茵河地区新建造的要塞的密度远远不够，而且炮兵兵力也非常不足，因此当德军发起进攻时，很难对德军造成什么实质性的打击。而在“萨尔缺口”地区，要塞防御尤其的薄弱，只有2道没有建成的防御阵地和一些野战防御工事。

3.莱茵河防御体系

同东北部边境线上的情况相类似，在法国境内的莱茵河段内，马奇诺防线几乎实现了全面覆盖，但是，出于地形方面的考虑，在这里的防御工事构建迥然不同于东北部边境线上的工事构筑。一来，莱茵河自身就是一道天然屏障，渡河将会是进攻敌军所要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二来，由于莱茵河宽阔河谷地带水表面较高，从而使得加强防御工事所必需的地下坑道的构筑失去了可能。有鉴于此，在莱茵河一线并没有任何一个加强防御工事，取而代之的是，这里的防御一般基于两道由互相支援的步兵要塞所构成的防线，在一些关键地域，防线被构筑了三条。

最靠前的一条防线由一系列构筑在河岸边的炮台构成，这些炮台的射击孔直接朝向河岸位置，对准河岸射击时可以有效地对敌方乘冲锋舟艇进行登陆的人员进行杀伤。这些炮台的火力隔间一般有两个射击孔，一个用于双联装7.5毫米机枪，另外一个则用于哈奇开斯MLE 1930型13.2毫米重机枪，而不同于步兵炮台的反坦克炮。当然，作为惯例，每个炮台还配备一个“大钟”用于观察和近距离防御。

主防线一般位于河岸2到3公里的位置，在防线上构筑了许许多多的战斗力强、能互相支援并且能独立坚持的炮台。这些炮台非常类似于构筑在东北部防线上的步兵炮台，它们各自拥有数个“大钟”用以观察以及近距离防御，它们的火力对准主防御阵地前方，而它们的前方朝向莱茵河的一面也同样是得到了地表的掩护。但是除此之外，它们和步兵炮台又有许多不同，最大的不同之处就在于，莱茵河一线的炮台一般只有一层，而它们的火力隔间却有两个而不是步兵炮台的一个。



位于莱茵河防线炮台中的一挺13.2毫米口径重机枪

由于这些炮台直接被构筑在莱茵河河岸上，这也使得这些炮台朝向河流的一面直接暴露在了对岸德国人的火力之下，到了1940年法兰西战役时，在德军火力的猛烈打击下，这些炮台蒙受了惨痛的损失。

虽然看上去前面两道防线已经足够坚固，但是鉴于莱茵河河岸的一些区段非常易受攻击，如果这些防线都被突破了，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法国在这些区段后一定距离上还修建了一系列要塞群，而这些要塞群也就构成了被称为“村镇防线”（Village Line）的第三道防线。这一防线由一系列轻量化的步兵炮台和军用掩蔽所（法语名称：abris）所组成。这一系列的军用掩蔽所为单层结构，主要给当地的预备役部队提供住所和指挥所，较之于东北部防线上的掩蔽所，它们的修建较为简化，尺寸上也不及前者，每个掩蔽所大概能容纳10人-30人。而“大钟”则并非必备，只有一部分掩蔽所安装了“大钟”。大致说来，这些掩蔽所一共可以分为3类，而其中，只有大约12个掩蔽所被安排在了第二道防线，而稍微多一些的则在河边。

4.阿尔卑斯山脉地区的马奇诺防线

与东北部法德边境地区一马平川的地形相比，法意边境地区多山的崎岖地带只有一小部分能够通行，这也是唯一有可能从意大利进攻法国的线路。因而，马奇诺防线的阿尔卑斯山脉段的要塞设计建造主要着眼于防御这些可能的进攻线路。这里的防御要塞体系主要由一系列相互支援的加强防御工事组成，只有在最南端的“濒海阿尔卑斯山脉”（Maritime Alps）有一条相对连续的防线，这是因为这些地区地形相对平坦，而且非常靠近法意边境。从地中海沿岸的芒通（Menton）起，防线沿着与边境线平行的走向向内地延伸了大约55公里。尽管在应用方面有些不同，在东北部边境线上组成该地马奇诺防线主干的各种防御工事几乎都出现在了阿尔卑斯山脉段的马奇诺防线上。

在法意边境线上，每一条主要道路都有一系列加强防御工事组成的防御工事群，这些加强防御工事之间可以相互支援，但是它们之间并没有任何永久性障碍物组成的防线进行连接。由于守备区域大小等因素的影响，组成防御工事群的加强防御工事数量不尽相同，比如说，守卫小圣伯纳德出口（Petit Saint-Bernard Pass）的防御要塞群只有2个小尺寸加强防御工事，而守卫弗雷瑞斯和蒙特塞尼峰山口（Frejus and Mont Cenis Passes）的防御工事群则有多达5个大尺寸加强防御工事和1个小尺寸加强防御工事。

在海滨阿尔卑斯山脉地区，有一条或多或少连绵着由加强防御工事组成的防线。从地图上看，这里的防线表面上比较类似于东北部边境线上的防线，但是，这里又缺少由障碍物组成的防线以及其后的作为重要其组成部分的步兵炮台群。作为替代，各个加强防御工事彼此间更加靠近，而步兵防御工事则直接建在了通往主防御阵地的道路旁。同东北部边境线上的防线相同的是，阿尔卑斯山脉地区大多数地段的防线都位于边境线后数公里，在这些地方也包括了一些间隔布置的步兵掩蔽所和其他一些建筑。这些步兵掩蔽所同小尺寸加强防御工事类似，而区别则在于这些掩蔽所内的坑道分段容纳了更多的住宿和指挥设施。而驻扎在这些掩蔽所内的士兵的任务则是在地表阵地作战以掩护要塞之间的空当。



群山掩映中的一处阿尔卑斯山脉地区马奇诺防线要塞

在之前的几个世纪里，阿尔卑斯山脉的绝大多数地方都被开凿建设成了要塞，其中很多要塞在建造马奇诺防线时依然存在，一些建造于1874年-1914年的要塞被进行了现代化改造，并被融入进马奇诺防线中。而这些现代化改造措施通常包括了加装照明设施以及安装防化装置。而在“二战”爆发前，阿尔卑斯山脉地区又修建起了一系列前进哨所。这些前进哨所处在主防御阵地前方，或处在交通要道沿线，或靠近边境线上的关键地域。这些前进哨所的作用主要是提供敌情预警，并且迟滞敌军进攻，其中的一些还担负着炮兵观察所的角色。一部分前进哨所由一个单步兵战斗分段组成，但是其他绝大多数的前进哨所则看上去非常像小尺寸加强防御工事，并且有几个通过坑道和堑壕相连接的轻火力步兵战斗分段。但是，相比起正轨的小尺寸加强防御工事，这些前进哨所的尺寸更小，建造规格更低。前进哨所的武器为标准的轻武器，通过射击孔向外射击，而它们的支援分段也比小尺寸加强防御工事大大缩水。除此之外，这些前进哨所还缺少发电设备和通风设备。同上文提到的东北部边境线上的前进哨所不同的是，这里的守军系正规军军人，每个前进哨所的守军员额为军官一名以及士兵数人。

同东北部边境线上的配置相似，阿尔卑斯山脉地区的马奇诺防线的最核心的战斗区域就是战斗分段。这里的战斗分段同东北部边境线上的有诸多相似之处，但是考虑到这一地区的地形与东北部边境线的不同，这也造成了一些差异。比如说，在阿尔卑斯山脉地区，有一些战斗分段同时作为步兵分段和炮兵分段使用，这一看上去非常古怪的情况实际上相当平常。而崎岖的石质地形同时也意味着很多时候要塞的建筑必须深入山体内侧，在很多情况下，一处战斗分段都是建在悬崖上的光滑混凝土建筑物，伴有1到2个突出表面的射击孔。

由于地形因素，几乎不可能有重火器被拉上这里对马奇诺防线进行直射，因而总体而言，阿尔卑斯山脉地区的马奇诺防线战斗分段的建筑标准相对于东北部边境线的降低了一些。作为例外，这一地区的炮兵炮塔分段并没有比东北部边境线上的类似分段削弱多少，同样得到了良好的保护，而它的最厚处大约有2.75米，相比起东北部边境线的3.5米，缩水程度并不是很大。和东北部边境线上的情况类似的是，这一区域的战斗分段同样具有空气滤清器和用于观察和近距离防御的“大钟”。

相比起来，步兵战斗分段通常被建筑在那些扼守住通往防御地带的必经之路的地区。绝大多数的步兵战斗分段都是被集成进加强防御工事或者是间隔掩蔽所的小型工事，而类似于东北部边境线上的独立式步兵战斗分段则几乎没有出现在阿尔卑斯山脉地区。

这些步兵战斗分段通常具有1到2挺7.5毫米自动步枪或者是双联装机枪，这些轻型火器通过墙壁上的射击孔对外射击。当然，具有更强大的火力的步兵战斗分段也并不鲜见，还有一些战斗分段拥有一个用以安装双联装机枪型“大钟”的底座。不同于那些朝向反坦克障碍侧翼射击的步兵战斗分段，阿尔卑斯山脉地区的步兵战斗分段的火器通常对着那些通往防御地带的路径。而那些防御主要道路或者是其他机动车辆有可能通行的路径的步兵战斗分段，还拥有一门37毫米的反坦克炮，通过各自的射击孔向外射击。和在东北部边境线上的步兵战斗分段类似的是，这些反坦克炮同样可以被替换为双联装7.5毫米机枪。而这些步兵战斗分段的支持设施通常被安置在战斗分段的附属工事中。

在阿尔卑斯山脉地区的炮兵战斗分段总体上可以被分成五种，其中有三种都与东北部边境线上的大同小异：75毫米加农炮战斗分段、81毫米迫击炮战斗分段以及135毫米榴弹炮战斗分段，而剩下的两种则是阿尔卑斯山脉地区独有的，一种是法国人所谓的“75毫米迫击炮”（法语名称：mortier）战斗分段和95毫米加农炮战斗分段。所有的这些火器都被安装在炮兵炮台内或者是可伸缩式的双联装旋转炮塔内。其中所谓的“75毫米迫击炮”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迫击炮，事实上，这是一种轻型榴弹炮，它发射的炮弹也并非普通迫击炮发射的带尾翼迫击炮弹，而是普通榴弹炮弹。该火炮最大射程约6000米，适用于一些普通75毫米加农炮所无法实现的高角度、短距离场合射击。所有的这些火炮都被安装在炮兵炮台内。而95毫米加农炮则是一战前的海军火炮，是不折不扣的老古董，在阿尔卑斯山脉地区只有4门该型火炮，全部被安装在了一个被整合进大尺寸加强防御工事内的旧时要塞的炮台内。

与东北部边境线上只有步兵炮塔和炮兵炮塔可以实施攻击的情况不同的是，在阿尔卑斯山脉地区，有数量相当可观的较为廉价的炮台内武器的射界是直接朝向主防线前方的。这大概是因为在这里，仅有的几条可以通行的路径能够被炮台内的武器轻而易举的压制，即使这些武器的射界非常有限，而且，不同于东北部边境线的情况，这些炮台不太可能受到敌方重型火器的直接攻击。

与那些朝向侧翼开火的炮台相比，朝向主防线前方开火的炮台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其射击孔具有更坚实厚重的装甲保护。和东北部边境线上的火炮射击孔相同的是，在阿尔卑斯山脉地区的战斗分段中的火炮射击孔通常具有突出表面的混凝土加强和前沿的壕沟以保护其自身安全。而因为有这些朝向主防线前方开火的炮台的存在，在整个阿尔卑斯山脉地区只有6个炮兵炮塔分段，而步兵炮塔则干脆没有。这些炮塔的安装方式同东北部边境线上的同类分段如出一辙，在此不再赘述。

在建筑结构方面，阿尔卑斯山脉地区的战斗分段相比起东北部边境线上的同类战斗分段装甲更加厚实，而又缺少划一性。例如，经常出现同类型战斗分段却安装不同种类的武器，而在很多战斗分段内部，射击孔朝向不同的方向。各种火器通常都成对出现，例如，对于1个两层结构的防御工事而言，通常在上层会布置有双联装直射火炮，而在下层布置的则是双联装81毫米迫击炮。除了这些火器以外，一般还会有其他种类的火器朝向其他的方向射击。

由于在阿尔卑斯山脉地区的战斗分段都各具特色，因此这里仅列出数个加以介绍。以位于拉瓦尔（Lavoir）的大尺寸加强防御工事中的5号分段为例，它是整个阿尔卑斯山脉马奇诺防线中增强火力的炮兵分段之一，负责防御通往弗雷瑞斯山口（Frejus Pass）以西地区的几条小路。这一炮兵分段中有一座双联装75毫米火炮和一座双联装81毫米迫击炮朝向西南方向射击，除此之外，还有一座双联装81毫米迫击炮朝向东南方向射击。和阿尔卑斯山脉地区其他的炮兵分段不同的是，这些武器全都被布置在了分段中的同一层。而在位于马丁岬（Cap Martin）的大尺寸加强防御工事的最南端的2号分段则只有一门75毫米火炮用以保卫芒通海岸的侧翼。除此之外，这一分段还可以扮演步兵战斗分段的角色，在这一分段中共有3座双联装7.5毫米机枪。而在整个马奇诺防线上，火力最为强大的战斗分段当属位于圣艾格尼丝（Sainte-Agnes）的大尺寸加强防御工事的2号分段，它共有四层，可以俯瞰整个芒通镇，一共安装了两门135毫米榴弹炮，两门81毫米迫击炮和两门75毫米“迫击炮”。

在阿尔卑斯山脉地区，无论是大尺寸还是小尺寸的加强防御工事，都是该地区防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加强防御工事与东北部边境线上的加强防御工事大同小异，大尺寸加强防御工事和小尺寸加强防御工事的数量都是22个。

阿尔卑斯山脉地区的小尺寸加强防御工事通常具有1到4个通过地下坑道相连接的战斗分段，这些分段通常包括了步兵战斗分段、观察分段，有的还会有一个入口分段。根据具体地形等因素的需要，这些加强防御工事的建造因地制宜，不如东北部边境线上的同类型要塞整齐划一。通常而言，一处小尺寸加强防御工事的驻军人数为军官1到2名，士兵40到80名。

而阿尔卑斯山脉地区的大尺寸加强防御工事则是一系列的步兵战斗分段、炮兵战斗分段、观察分段、一个入口分段以及位于地下的支援分段的多样混合，在规模上要比东北部边境线上的同类要塞来得小一些。平均每个大尺寸加强防御工事都有着3到4个战斗以及观察分段，并且安装有6门各型火炮。在阿尔卑斯山脉地区中，最大的大尺寸加强防御工事的驻军人数有接近400人。

下面以守卫靠近莫达纳（Modane）的弗雷瑞斯山口的大尺寸加强防御工事作为一个典型案例进行说明。这一处大尺寸加强防御工事共有5个分段：1个装备两座双联装81毫米迫击炮的炮兵战斗分段，1个装备一座双联装75毫米“迫击炮”的炮兵战斗分段，1个步兵战斗分段，1个观察分段和1个入口分段。位于蒙特格罗斯（Monte Grosse）的大尺寸加强防御工事是整个阿尔卑斯山脉地区最大的一处之一，总计拥有7个分段：1个拥有135毫米榴弹炮的炮兵炮塔分段，1个拥有75毫米加农炮的炮兵炮塔分段，1个拥有两门75毫米加农炮和1座双联装7.5毫米机枪的战斗分段，1个拥有2座双联装81毫米迫击炮的战斗分段，2个步兵战斗与炮兵观察分段，以及1个入口分段。而最小的大尺寸加强防御工事中的所有炮兵火器——总计一门75毫米加农炮和一座双联装81毫米迫击炮——都被安装在了一座单层的炮兵炮台分段内。而其他的两个战斗分段的火力只能用“贫弱”来形容，一个只安装了一座炮兵观察“大钟”，而另外一个则也只安装了一座观察和自动步枪“大钟”。当然，还有一个入口分段。

而阿尔卑斯山脉地区的加强防御工事的支援分段同东北部边境线上的支援分段非常相似，它们都有着类似的设备。当然，由于驻军人数较东北部边境线上的明显少了许多，这里的支援分段的尺寸也有所缩减，一些设备被削减，比如说在东北部边境线上支援分段中配备的M1型弹药库，在阿尔卑斯山脉地区的支援分段中就没有配备，取而代之的，多余的弹药被储存在了靠近战斗分段的地方或者直接储存在了战斗分段内。同东北部边境线上的情况一样的是，这里的支援分段同样被建在了地下，可以使支援分段最大限度地远离战场。而因为阿尔卑斯山脉地区的大尺寸加强防御工事很多都建在陡峭山崖的高处石壁上，所以它们的支援分段就直接建在了它们的下方。而靠近战斗分段的设计也省却了用以运送弹药和补给的电力机车的使用，加强防御工事中的坑道则被设计成用于人行以及运送弹药和补给用手推车。坑道还将支援设备同地表层的分段相连接。和东北部边境线上的加强防御工事相同的是，升降机可以将弹药和补给品从坑道层输送到战斗分段中。

标准的阿尔卑斯山脉地区加强防御工事入口分段是一种人员、弹药、补给混合入口，和东北部边境线上的入口分段一样，这里的入口分段同样有一道壕沟的保护，同时，入口分段也有通过射击孔向外设计的步兵轻武器的掩护，有时候还会有1个或几个“大钟”作为掩护。入口分段有两个紧挨着的入口，一个尺寸较小的供人员进入，而另外一个尺寸较大的则供弹药和补给进入。由于在入口前有一道壕沟，为了使人员以及弹药补给能通过入口分段进入加强防御工事，在人员入口前设有一道可移动式桥，而在弹药补给入口前则有一道可升降吊桥。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可升降吊桥自身是具有装甲防护性能的，当其升起时，可以作为弹药补给入口的装甲门使用。在阿尔卑斯山脉地区，经常会出现入口分段同支援分段处在同一层的情况，而阿尔卑斯山脉地区加强防御工事的一个独特特点则是，由于无线电天线线路入口很难通向地面，因而很多时候线路入口就会成为入口分段的一部分，而有时则干脆是一个单独分开的分段。在这两种情况当中作为线路入口的分段都被用作补给入口。

因为阿尔卑斯山脉地区的加强防御工事经常直接可以看清彼此，因而除了常规的电话联络和无线电联络之外，各个加强防御工事之间还有可视通信系统。这一可视通信系统由一串排列在战斗分段外墙上的小圆孔组成，通过这些小圆孔，战斗分段中的人员可以用信号灯与其他加强防御工事取得联系，这与航海上的信号灯灯语有异曲同工之妙。

5.科西嘉岛防御体系

说起来，科西嘉岛对于法国的重要性，可不仅仅体现在曾经诞生了拿破仑皇帝陛下。作为法国在地中海上的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科西嘉岛对于维系法国通往北非殖民地的航线具有战略性的意义。有鉴于此，在马奇诺防线的规划阶段，在科西嘉岛建立一系列防御工事便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在科西嘉岛上一共建造了24个防御工事，这些防御工事一般都建立在敌方有可能发起进攻的地域。在这些工事中，大多数都包含了炮台分段。这些炮台分段类似于东北部边境线上的间隔炮台，但是与间隔炮台有所不同的是，这里的其中3个炮台分段安装的是75毫米加农炮。此外，在科西嘉岛上还有5个间隔布置的步兵掩蔽所。



在科西嘉岛上保存至今的一处马奇诺防线炮台



同一处炮台的近处特写

6.后续建设

就在一期工程的基础之上，为了进一步加强已建成的要塞，设计师们又规划了马奇诺防线的二期工程。二期工程主要包括更多的战斗分段，将小尺寸加强防御工事升级为大尺寸加强防御工事，以及更多、更好的反坦克防御。但是，由于政府拨款没有到位，二期工程并没有投入实际建设。随着“要塞区域组织委员会”在1936年的解散，马奇诺防线的发展也画上了一个句号。在此后，仍然有一些防御工事在建造，这些建造一直持续到“二战”爆发，而建造的工事相对而言简单的多，也廉价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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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马奇诺防线的建造和守军

作为一项极其大型的永备工事工程，如果没有得力的建设，那么，再强大的防线也只能在图纸上耀武扬威。同样的，即使建造完成也并不是万事大吉，如果没有一支得力的守备力量，再坚不可摧的防线被敌方攻破也只是时间问题。而面对这些问题，法国军方是如何解决的呢？

1.马奇诺防线的建造

马奇诺防线构造异常复杂，超过了法国之前修建过的任何一个要塞。在马奇诺防线的建造中，如何最大限度的提高效率，提高工程质量，成了当时摆在法国军方面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在马奇诺防线上的众多要塞工事中，加强防御工事无疑是建造工时最多、耗费时间最长的一个。除了挖掘大量土方，之后扩大地下设施和分段区域，以及制造大量混凝土和石材，这些都是需要付出相当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尤其是在某些要塞的建造过程中，地下坑道层的深度难以达到预定的20米-30米深度，这样一来，就只能把重型挖掘机械请出山来，将整个区域挖一遍了。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地下坑道则要通过人力，用各种铁锹、掀镐和其他一些钻孔设备，或者一些小型机械，一点一点挖掘完成。而在坑道挖掘完毕后，下面就是装潢工作了。墙壁上、顶上的砖头都得贴上，而混凝土的浇筑也自然是必不可少的。

费了那么多心力挖掘的坑道自然不是为了摆造型的，在各个战斗分段建造完成之后，就要在战斗分段内向下挖掘出竖直坑，以便和坑道连接在一起。之后，还要在这样的一个深坑里安装上升降机，为了让升降机有效工作，重型起重设备也是很有必要的……各种结构和加固完成之后，就要轮到大型混凝土搅拌机大显身手了，用上这些混凝土搅拌机搅拌出的混凝土，浇筑出要塞的地基、墙壁和顶部。除了这些以外，一些用于要塞建造的其他材料，如用于地基和墙面的一些石材，则是用卡车等运输车辆从其他地方运来的。至于炮塔和“大钟”的安装，就要靠车载式或者是其他的移动式起重机来完成了。

有赖于现代科技的神奇威力，如果搁几百年前，要想建造一条如此规模的防线，只怕是得出现几万个孟姜女了。而到了修造马奇诺防线的时代，人的工作量已经大大降低了。不过，即便如此，虽然有了设备，但还是有相当大一部分的工作量需要人来完成。为此，法国军方在平民中招募了一些劳工，他们就要在军方的监视下完成这些工作。

除了要塞这样的防御工事，其他的一些要塞前或者要塞之间的障碍物同样需要大量的人力来完成，尤其是反坦克壕沟。虽然在蒸汽动力的挖掘机械的帮助下可以大大提升工程进度，但是在很多情况下，还是需要大量人力工作，让工人手持铲子掀镐在土地上挖掘出一条条壕沟。相比之下，用铁轨组成的反坦克障碍物则相对不怎么耗费人力，有了打桩机，任务就轻松的多了。这些工作一般都是由士兵完成，也有一部分是由其他劳工完成。

至于马奇诺防线上的另外一项重要工程——通信系统的安装，则是交给了民间的通信公司完成。在布线时，先用机械化挖掘机在地面上挖出约3英尺深的沟渠，然后，大的线缆卷筒就会被拖拉机拖带着放下需要布设的线缆，在线缆布设到位后，再以人工或者机械的方式将壕沟回填。

就在完成了这些外部设施建设之后，内部设备的安装也依然是个难题。从电话系统到柴油发动机，这些设备都必须一一安装到位。在这些林林总总的设备当中，大门、装甲射击孔、“大钟”、炮塔等这些装甲防护构件都是在最后一轮安装工序中被安装完成。而在“大钟”和炮塔这些上层设备安装完成之后，最顶层的混凝土才能浇筑。而当要塞中的重武器全部安装到位，要塞施工才算是大功告成。不过，到这时，整个要塞也才只能算是初步具有战斗力，之后要想获得充足的战斗力，还需要守军与要塞中各种武器装备多加磨合才行。



在“二战”前期乃至“二战”中的一段时间里，受制于坦克自身的技术限制，反坦克壕沟可以在阻滞敌方装甲兵部队的战斗中发挥出一定的作用。但是挖掘反坦克壕沟本身又是一项非常辛苦而枯燥的任务。上图反映的就是在库尔斯克战役（Battle of Kursk）之前，苏军紧急动员平民在阵地前挖掘反坦克壕沟的情景，图上可以看出，为了给这些人加油打气，一旁的军乐队正在为他们演奏。



马奇诺防线上的钢轨制反坦克障碍物

2.马奇诺防线的守军和训练

俗话说得好，没守军，再好的防线也出不来。参照各个地段的地理特点，马奇诺防线的各个部分被划分成了多个防区，防区中的大多数又被分成了更小的次防区，而在东北部边境线上，绝大多数要塞都被组合成为了梅斯和劳特主防御区。要塞防御单位都按照地理特点进行了组织，而出于同样的目的，要塞的炮兵力量也被编入了各个不同的集群中。

尽管为了提高守军的生活质量，马奇诺防线的建设者们可谓绞尽脑汁，但是，驻守在马奇诺防线里的军人的生活环境却依然只能用阴冷、潮湿、沉闷来形容。有鉴于此，后来又为守军中的现役军人提供了永久性营房，这些营房间隔布置在防线上，而且距离要塞非常近，这样一来，守军就可以既在防御要塞中进行训练和维护工作，同时又能享受到相对较为舒适的居住环境，这对于维持部队战斗力具有着很大的意义。而在一些大尺寸加强防御工事附近又修建了一些相对较小的临时性营房，这些营房主要针对一些需要在加强防御工事中进行长时间训练的军人。由于这些临时性营房是由木材搭建，因而在战争爆发时，这些临时性营房可以被迅速推倒隐蔽。

虽然守军都在自己实际驻扎的要塞中进行训练，但是由于这些要塞大多地处居民区，因而不可能进行实弹射击训练。为了解决这个局限，后续又建造了一系列步兵武器要塞的实物模型。这些模型都建在空旷的地方，在这里自动步枪、机枪乃至于反坦克炮都可以进行有效射击。而为了开展炮兵部队的实弹射击训练，这些部队会定期去北部孚日山脉的比彻地区的小镇临近处进行相关训练。那里的军事训练区里坐落着一处大尺寸加强防御工事，可以进行炮兵实弹射击。

为了确保在战时可以精确而快速地打击武器射程以内的目标，各个要塞的守军对要塞周围的地形地貌都进行了精心的勘察测量。同时，为了使观察员能够更好地指示目标，在每个“大钟”内都备有标注着要塞周边地区的全景照片，而加强防御工事指挥所里也同样拥有相似的全景照片。

不同于普通的野战部队，马奇诺防线的守备部队的战备休整显得尤为特殊。如何让手下的士兵们最大限度地发挥战斗力成为了摆在指挥官面前的又一个难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他们将目光投向了另外一类和他们有着相似服役特点的人员：海军舰艇人员。军官们开始学习海军舰艇人员的运作方式，而之后马奇诺防线守军的组织方式开始向他们靠拢，这些守军被分成了不同的班次，轮流承担执勤战备任务。具体而言，防线上的守军大致被分成4组，其中，1组守军将待在兵营里休息一整天，而到了第二天，这1组守军就将回到要塞，接替要塞中3组守军中的一组进行轮换休息。而在要塞中的其他3组守军则负责操作要塞中的各个不同部分，他们的大致分工为，1组人负责观察、操作分段和“大钟”内的武器设备和通信系统，而第2组人则负责维护要塞分段中的各项日常维护事务，而剩下的第3组则待在要塞内的休息和居住区域内进行休整，这3组人需要在要塞中待上1天，所以，为了充分达到训练效果，他们也实现了3班倒，每8个小时换班一次。当战斗警报响起，需要所有人员奔赴战斗岗位时，在要塞外兵营中休息的人员就将立刻赶到要塞内，与其他3组守军一起担负战斗准备工作，各就各位准备迎击敌方可能的入侵。

当然，上面所提到的都只是通常情况下的分组，而在一些加强防御工事中，一些炮兵分段中只有3组守军，当然，也有一部分炮兵分段依然采取了4组守军的编组方式。而在采取3组守军分组方式的分段当中，之前提到的观察和操作武器装备的那一组守军人数相对较多，以便于同时操作炮塔。通常来说，在一个满员的75毫米炮塔分段中，需要12人同时值班。而在这当中，有4人需要在炮塔中值守。而在一个满员的135毫米炮塔分段中，需要的人数则是14人，不过用来操作炮塔的只有2人。至于81毫米迫击炮炮塔分段，在9人的组员当中，只有2人负责操作迫击炮，而其中又只有1人需要待在炮塔内。在所有的情况中，驻守在“大钟”内的炮组成员都需要负责观察，并且随时准备通过通信系统与指挥所取得联系。而在那些只有3组守军的要塞分段中，当1组守军在兵营中休整时，另外2组则必须轮流执勤。



哈肯伯格要塞中的一个75毫米炮组成员正在进行训练，其中，4名组员正在操作火炮，2名组员正在准备用于发射的炮弹，而站在左边的则是负责指导训练的中士。在组员左边的弹药架上有45发炮弹，右边的弹药架上有600发。



斯切能伯格要塞中的一组法军炮组成员正在训练使用一门47毫米反坦克炮

由于各个要塞分段的大小不同，因此其所需要的人数也有一定区别。而各个要塞分段的“大钟”的数量也与分段中守军数量直接挂钩。一般来说，1个3门炮的炮兵炮台的守军人数大约是1个排的规模，也就是大约30人。而在这当中，有一半的人都在一个值更周期内执行任务，以保证时时刻刻都有2门炮处于随时可以射击的状态。而那些安装了2门迫击炮的炮台的守军人数相对少些，虽然依旧是1个排的规模，但总人数却只有20人。至于135毫米炮分段，人数更是只有10人。而在这其中，5人必须保证在战位上。而至于那些步兵炮台，人数则在16人到30人之间。

为了在这些新修建的防御工事中进行有效的防御，一批特殊的要塞步兵、炮兵和工程单位被组建了起来。其中，要塞步兵单位主要负责间隔炮台以及加强防御工事中的步兵武器的操作，同时还承担一部分在防线表面阵地进行防御的任务，随时准备堵住防线任何可能出现的敌方突破口。同要塞步兵单位类似的是，要塞炮兵单位的任务也是多样的，他们不仅负责操作加强防御工事中的炮兵武器和支援表面阵地作战的野战炮，还提供朝向防线正前方的火力。在东北部边境线上以及莱茵河沿岸的野战炮有超过1200门，这些野战炮绝大多数是75毫米和155毫米的榴弹炮或加农炮，也有少量的口径在220毫米到370毫米之间的重炮。而与要塞步兵单位和炮兵单位不同的是，要塞工程单位并不参与武器的操作，他们只要负责运作和维护要塞内的各种设备，同时也负责运作要塞内绝大多数的通信设施。

每支要塞防御单位都由现役军人和预备役军人组成，现役军人训练有素，在要塞防御单位人员中占有主要地位，他们被要求随时保持战备状态，随时准备应付可能出现的突然袭击。而预备役军人则是就地征兆，在战时可以迅速集结移动，以增强防线上的现役部队，使他们加强到战时兵力配置。

在要塞防御单位服役的军人都佩戴有一种特殊徽章，这些徽章非常易于识别，而最突出的则是他们佩戴在贝雷帽上的徽章，在这一徽章上还有一段马奇诺防线的法语格言：“On ne passe pas”（没有人可以从我们这里通过）。法国人在马奇诺防线上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而马奇诺防线就将在下一场战争中成为第一个接受战争洗礼的地方。要塞防御单位的军人都将自己看作是法国陆军的精华，他们为自己感到骄傲，士气高昂。



一枚保存至今的帽徽，可见其中的铁丝网、要塞、火炮、“大钟”图案。

而在编制方面，具体而言，马奇诺防线上的部队主要被编成了“要塞步兵团”和“要塞炮兵团”。其中，1个典型的要塞步兵团下辖3个营，共编有约3400名士兵、士官以及军官。这些部队为了有效执行其预定的战斗任务，配备了很多重武器，比如说机枪、反坦克炮和迫击炮，但是相对而言，机动能力相对较弱。在这些单位中，除了有通常的战斗单位以外，还有一些工兵、信号兵和医疗兵单位被补充进来，共同构成了要塞守军的骨干。到1940年5月法兰西战役开始时，在马奇诺防线东北部边境线上共有43个要塞步兵团驻守。

除了要塞步兵团，负责为各个要塞提供火力支援的要塞炮兵团也必不可少。而驻守在马奇诺防线上的炮兵单位被分成了两种，一种被称为“要地炮兵团”（法语名称：régiments d’artillerie de position），另外一种则被称作“机动炮兵团”（法语名称：régiments d’artillerie mobile de forteresse），二者的区别主要在于，前者一般用于静态防御，隶属于该团的军人主要负责操作要塞中的各种加强防御工事或者间隔炮台中的火炮。这些火炮占据了整个马奇诺防线上炮兵力量的三分之一，而其中，炮台中的火炮由于射程超过加强防御工事中的火炮，因而在实战中往往具有更大的意义。而相比起前者，后者主要是在梅斯和劳特这2个被编成“要塞区”（法语名：regions fortifiées，其编制等级等同于法军普通的军团）的区域内进行机动防御，为各个要塞提供火力支援，充当“救火队”的角色。到1940年5月法兰西战役开始时，在马奇诺防线上共有11个“要地炮兵团”和9个“机动炮兵团”，他们装备的火炮种类繁多，口径从75毫米到370毫米，不仅后勤部门压力大，而更坑爹的是，其中不少火炮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甚至更早以前的产品。可想而知，虽然整个的火力可以与15个野战师相比，但是实际的作战能力值得怀疑啊……



1935年8月，驻守在斯特拉斯堡的第172要塞步兵团的一名工兵，配带有“on ne passe pas”铭言的帽徽的暗棕色小贝雷帽，暗棕色毛料绶带以及写有防区名称的左臂臂章。穿夏季礼服，佩带他所应佩戴的各种徽章。在胸前是该团的黄绿色军功章，肩上则垂着战前许多团级部队都会有的服役绶带，肩上扛的则是法军工兵部队传统的斧头。

就在战前，驻守在马奇诺防线上的守军只有上述的这些要塞单位，但是，就在“二战”爆发、法军开始战时动员后，法军最高统帅部意识到，光靠现有的这些人员、要想驻守住要塞之间的阵地显然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到了1939年12月，一些野战师被调到马奇诺防线以加强守备。这些部队被称作“间隔部队”，因为这些部队一般是守在要塞之间的间隔上。法军最高统帅部赋予这些部队的战斗任务是，作为机动部队，加强防线深度，并且在适当时机下发起反击。到了1940年5月10日时，法军共有24个步兵师被部署在马奇诺防线上。

1940年5月10日法兰西战役前夜马奇诺防线守军战斗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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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从辉煌到毁灭——马奇诺防线的坚守与战斗

1.忽悠和反忽悠——一场关于马奇诺防线的没有硝烟的战争

作为一个重点的国防项目，保密自然对于马奇诺防线的建造和维护具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为了对防线的一些细节进行保密，法国政府采取了一定的措施。比如说，各个防御工事以及它们具体位置的计划被列为保密，建筑区域的照片也同样不能被外人所获得，而各个防御工事所处的位置也被列为了军事禁区。而到了1939年，虽然当时的法国政府也发布了一些关于马奇诺防线内部情况的照片和新闻影片，但是其实许多图像实际上取材于一战前德国人建筑在德国占领的阿尔萨斯—洛林地区的一些要塞。所有的这些都意味着公众只能获得很少一部分关于马奇诺防线的信息。

不过，上述的这些行为也只能做到一定程度上的保密，毕竟是这么大规模的建设。而且更要命的是，作为一个实行民主政体的国家，马奇诺防线的建造和第三共和国的其他很多重大事件都得被摆上台面进行讨论。不仅议会在为此争论不休，报刊书籍也有很多与此相关的内容。这样一来，围绕着马奇诺防线的建造和拨款的议题完全是公开的，除此之外，马奇诺防线建造所涉及的地域范围非常之大，根本不可能做到秘密施工，尤其是在东北部边境线上的马奇诺防线区段都建筑在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这一地区在普法战争之后被割让给德国，而直到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德国战败才重新被并入法国，因此在这一区域不乏有一些德国的支持者。当然了，这么多的老百姓，也不能打击一大片，否则的话，把大多数群众都给推到德国人那边就更坏事了，可是，下面一个问题真的是让人感叹了。正如上文所说，由于马奇诺防线的建设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所以招募了一些平民参与施工，可是由于马奇诺防线的工程量所需劳动力大大超过了法国本土劳动力的征调能力，因此，许多外籍劳工也参与了马奇诺防线的建设，说起来，在这样的“重点国防工程”中征调外籍劳工这事已经够不靠谱的了，可是更不靠谱的是，在这当中居然还包括了来自德国的劳工。说起来，这真的有点让猫给老鼠当管家的意思。

可能是法国人后来也终于意识到把马奇诺防线的存在作为一个秘密实在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然后就转念一想，横竖德国人都是要知道这条防线的，为了让对面的那些家伙脑袋清醒一下，制止任何有可能的入侵，不如索性添油加醋地把这条防线大大地吹嘘一下呢。反正，这么大的一家伙也根本不可能保密，于是就索性拿出去展示，说不定还能唬住个把胆小的呢。有迹象表明，为了更好地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当时的法国政府故意夸大了马奇诺防线的延伸范围和坚固程度。

有了政府开头，其他人吹起牛来可就更加无所顾忌了。尤其是那些“无冕之王”们，在他们看来，为了让自己家的报纸多卖出去几张，写得再离谱也在所不惜，新闻自由嘛。比如说，有些报道中将马奇诺防线上的各个要塞形容成“通过地下铁路网相互连接”（这或许是因为各个要塞内部的弹药补给运输轨道所产生的以讹传讹），还有些更加大胆的报道则干脆称马奇诺防线上的要塞无法从空中观测到。而在1936年，英国伦敦的《每日邮报》（Daily Express）又用极尽夸张之能事的笔调描绘了“价值3000万英镑的马奇诺防线上的要塞”中的一座的景象，在报道当中，马奇诺防线上的加强防御工事被形容成了深入地下近百米的7层建筑，而在这当中甚至还有一列流线型的高速列车行驶在其中的一层里。这样的叙述与其说是加强防御工事，不如说是一座高档酒店。让马奇诺防线吸引大众眼球的不仅仅是这些刊物，各路文艺工作者也开足马力，当时的很多小说也同样以马奇诺防线为中心展开，甚至在1938年还上映了一部关于马奇诺防线的电影《马奇诺防线里的2个罪犯》（Double crime sur la Ligne Maginot）。虽然在30年代末期，在一些公开出版的刊物上出现了关于马奇诺防线方方面面的准确数据的报道，但在其他的一些针对马奇诺防线的报道当中依旧充满了对它的各种光怪陆离的夸大宣传，以至于在很多人心目当中，马奇诺防线成为了一道从英吉利海峡横贯至法瑞边境的一道不可逾越的铜墙铁壁。就这样，政府、军方、媒体一齐上阵，共同忽悠，共同组成了一个坚不可摧的马奇诺防线的神话。而比起军方，舆论似乎更是乐观。一直到了大战前夜的1940年3月17日，在当天出版的《伦敦新闻》（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上，记者还在用他们的生花妙笔这样写道：“在‘一战’中开始的几个月里，法国就损失了约72万人，而相比起来，（在即将到来的战争中）盟军在开始的5个月里只会损失约1500人，而造成这一差异的原因，就在于马奇诺防线能给予足够的安全保障，它能使德国人的战争计划变得毫无意义。”

当然了，对于那些一线的军人而言，马奇诺防线真正有几斤几两，他们还是瞎子吃馄饨——心里有数的。因为就在1936年3月，在希特勒的一手策划下，德军开入了莱茵兰（Rhineland）非军事区，作为对此的回应，各个要塞防御单位第一次被调动进入要塞进行防御。就在这一轮部署当中，要塞内部的一系列问题开始暴露出来，要塞里面过于潮湿，照明明显不足，而且不同单位的守军之间的磨合还一直困难重重。所以当这次莱茵兰危机结束之后，军方便立刻开始着手解决这些棘手的问题。在一些可能的地方，光照设施得到了加强，而潮湿的环境也得以部分改善，虽然这一问题一直没能获得完全解决。

按理说，提前发现问题总比在实战中丢人现眼要强些，但是，可悲的是，之前忽悠的时间久了，居然连一些法军中的高官也被忽悠瘸了，他们对马奇诺防线寄予了极高的、不切实际的期望，希望它能够完全抵御住敌方的入侵。



出色的音乐家，冷血的“布拉格屠夫”，海德里希这张英俊的脸总是让人捉摸不透。本来在党卫军系统乃至整个第三帝国官僚体系中官运亨通，很有可能就在希特勒百年之后荣登大宝，可惜在一次作战中被捷克伞兵袭击中了几枪，重伤而亡。

而说到德国人那边的看法，根据他们的公开描述，德军中还是有一些人也受到了关于马奇诺防线的种种神话描述的影响，但是，所幸德军的情报部门并没有被糊弄过去，在1935年到1936年间，他们撰写了一份关于马奇诺防线的精确而又详细的报告。在这份报告当中，不仅提到了各个防御要塞（包括阿尔卑斯山脉地区）的位置以及它们的相对实力，而且还提供了关于它们武备的细节信息。而到了1937年，又有一份后续报告出炉。在这份后续报告当中，包含了几个加强防御工事的方案。这些方案当中甚至出现了几张草图，这些草图都出自一个曾被获准进入要塞进行短暂参观的德国驻法大使馆武官之手，这位仁兄可谓记忆力超群，凭借这一本领，他在离开后居然还能绘制了这些草图。虽然在两份报告中都有些许错误，但是，它们也让德国军方对马奇诺防线的实力以及弱点有了较之于普通大众更透彻的了解。

而之前所提到的马奇诺防线上的劳工，虽然说现在还没有很翔实的证据证明，他们对德国人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但是，如果说他们能完全守口如瓶，你信吗？哪怕是个别修过防线的工人在酒馆里几句不经意的吹嘘，在有心人听来，都有可能是相当重要的情报来源。说起来，德国情报部门从事这样的行动可谓是有着悠久传统，同样是在“二战”前，纳粹德国安全警察总监莱因哈特·海德里希（Reinhard Tristan Eugen Heydrich）通过组织“小猫沙龙”这样一个外交官俱乐部，窃听到了大量外交情报，而在被窃听的对象中，甚至包括了意大利外交部长齐亚诺伯爵（Cialeazzo Ciano）。

2.山雨欲来风满楼——战前的马奇诺防线与欧洲局势



在军乐队敲敲打打的伴奏下，德军士兵跨过莱茵河，开进莱茵兰非军事区。

1933年，希特勒领导的纳粹党攫取了德国的统治权，由此，欧洲大陆的安全形势便开始每况愈下。1936年3月，在希特勒的一手策划下，32000名德军官兵大举开进了莱茵兰非军事区。虽然看上去，德军部队雄赳赳气昂昂，一副势不可挡的架势，但是，事后希特勒曾经表示，那是他一生中最为紧张的48个小时。为此，他甚至下了一道非常心虚的命令，如果法军派兵阻止，立刻撤回！但是，虽然法国政府在之前就不断地被驻外外交官警告，希特勒很可能在莱茵兰地区有所动作。在后来的时间里，甚至于德军不断调动以及集结的情报都被源源不断地送到了外交部，只可惜，在颟顸无能的法国领导人那里，这一切都被无视了。直到意识到形势已经无法挽回，法国政府所想到的，却居然是让英国人担负起更多的责任。这下可好，法国人和德国人可真的是麻杆打狼——两头怕了。只可惜，希特勒胆子更大了一点，所以，他成功了，而法国却失败了。



这些趾高气扬地行进在被“收复”的土地上的波兰军人们估计不会想到，仅仅1年以后，自己的国家也步了自己现在占领的这个国家的后尘。

到了1938年3月，在由赛斯·因夸特领导的奥地利纳粹党的配合下，纳粹德国一举吞并了奥地利，此后的形势又急转直下。可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法国政府的表现依旧是迟钝无能，再一次错过了让德国人悬崖勒马的良机。

在这一“胜利”的鼓舞下，纳粹德国又通过对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和英法政府的恫吓，迫使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按照臭名昭著的《慕尼黑协定》的有关要求，割让了与纳粹德国（包括原奥地利）接壤的苏台德德语区。同之前的莱茵兰危机一样，在这两次事件中马奇诺防线的守军也被调动部署到了要塞中，进入了临战状态。与此同时，欧洲正一步一步地滑入战争的深渊，到了1939年3月，德军完全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全境，并且将下一个目标锁定为波兰。纳粹德国开始频频向波兰政府施压，要求其在但泽自由市和波兰走廊（原德国领土，“一战”后划归波兰）等方面做出让步。其实，之前波兰政府在捷克斯洛伐克遭殃的时候也曾经趁火打劫，占领了位于捷克与波兰有争议的切欣地区。本以为和德国人合伙一把能让对方多少高看自己一眼，可是，到了这时候，很显然，德国人也是不会把你当回事的。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波兰政府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

到了当年8月，在目睹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悲剧之后，为了保全自己，波兰政府也算是下定决心，不惜与纳粹德国一战，绝不向纳粹德国做出任何妥协。到此，战争的阴霾已经笼罩在了欧洲上空，纳粹德国进攻波兰只是个时间问题，而作为波兰的盟国，英法也将卷入战争，新的欧洲大战即将拉开序幕。

1939年8月21日，法国开始部分动员军队，马奇诺防线的第一道防御线开始部署。马奇诺防线上的动员是分步进行的，首先动员的是现役军人，他们被部署进了要塞，并且做好了战斗准备；接下来，马奇诺防线守军中的预备役军人也被征召，防备突然袭击的一系列步骤也逐步实施。

到了1939年9月1日凌晨5点45分，德军越过德波边境线，入侵波兰的“白色计划”正式开始。作为与波兰盟约的义务，法国政府开始进行战争总动员，为战争做好准备，关闭了法德边境，同时开始撤退法德边境地区的居民。同时，英国方面也开始进行战争总动员，并且着手将大量军队部署至法国，这支军队即著名的英国远征军（British Expeditionary Force）。

3.“静坐战争”

1939年9月1日，德军正式入侵波兰，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一场浩劫拉开了序幕。尽管波兰人进行了绝望的抵抗，但是，由于实力相差过于悬殊，几个星期以后，波兰便宣告沦陷。波兰军人们要么进入了集中营，要么逃亡到了国外，很快，这个国家就被它的两个邻国瓜分殆尽。



现在还是表面上你好我好的朋友，等到2年后，就又是厮杀得你死我活的敌人了，国际形势永远都是那样的诡谲多变。只是，能有资格坐上赌桌的，都是手里握着大把筹码的大玩家，而其他的人，或许是观众，或许，就正好是赌桌上玩家手中的筹码。

一方面波兰地区的战斗正如火如荼，而另一方面西线地区却是几乎风平浪静。一来，直到此时，英法盟军方面的战争动员依然十分缓慢，二来，相比起德军，他们的战略并不是主动进攻，而是防御，他们设想通过一系列的防御要塞来消耗德军的有生力量，进而为之后的进攻打下坚实的基础。尽管如此，事实上，英法方面也并非只是单纯地进行防御，法军就曾经在萨尔地区进行了一次规模非常有限的试探性进攻。行动在9月7日正式打响，有11个法军师越过了法德边境线，一路杀向了德国。为了保证行动成功，法军的行动进行得相当谨慎，侦察部队打头，步兵和装甲兵跟进。值得一提的是，就在这次进攻之中的9月8日夜，霍克沃德要塞（Fort Hochwald）在掩护步兵部队向施威格尔（Schweiger）进攻时，其东部的一座75毫米炮塔分段打出了马奇诺防线在“二战”中的第一发炮弹。

迎战的德军部队是由冯·维茨勒本（Erwin von Witzleben）所指挥的国防军第1集团军的10个步兵师。虽然重兵在握，但是似乎是觉得靠手里的这些人想和法国人一决高下仍然有些心有余而力不足，因此维茨勒本决定“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这边阻挡法军行动，那边自己则率领部队退回齐格菲防线。因为没有发生什么大规模的战斗，所以法军的伤亡也非常轻微，只有77人阵亡。行动中，法军深入德国境内不到10公里，占领了200平方公里土地，差不多20余座德国村庄——别激动，欧洲那边的村庄比起我们这里的可是小得多了。



1939年9月8日，法军第42步兵师攻占位于萨尔地区的劳特巴赫镇（Lauterbach）。

到了9月12日，进攻行动到了高潮，法军也开始遭遇到了德军的顽强抵抗。虽然法军在战术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是在行动当中，法军坦克闯入了齐格菲防线边缘的雷区，造成了一定损失，迫使法军统帅部重新评估齐格菲防线的防御力。而且由于老天爷在这时候抽了风，1939年偏冷的天气和疾病使得法军在作战中虽然没有什么伤亡，但是患病人数却超过了战斗减员，法军极其不给力的医疗条件让前线士兵们吃尽了苦头。而最重要、也是最坑爹的一点是，30年代的法国，工人们特有的自由散漫的个性导致军工生产效率极其低下，而工人罢工更是层出不穷，此时法国军工生产和动员情况尚未走上正轨，要想发动大型攻势，也只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最后，由于这次行动未能使德军减轻对波兰方面的压力，后续更大规模的“萨尔攻势”最终被取消了。而考虑到德军有可能发起的反击，法军最高统帅部命令法军撤回。而德国人这边，在获得了多个一线步兵师的增援之后感到时机已经成熟，立刻对法军发起了反击。在9月16日到24日，德国人撵着法国人的屁股，一步步到了战前的法德边境线上，不仅基本上收回了被占领的区域，反而还占领了一部分原来的法国领土。



一辆被反坦克地雷炸得四脚朝天的法军坦克，一名德军士兵正在观察。说起来，在法军的进攻当中，德军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玩起了“地雷战”。

萨尔进攻战之后，法军在西线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动作了。之后的一段时间里，西线地区陷入了一场漫长的等待，法德边境不时有小规模冲突发生，但是大战却始终没有发生。对于这样一种诡异的状态，历史学家们赋予了“静坐战争”（Phoney War）的名字。当然了，与一般人的看法不同，在“静坐战争”期间，英法方面并非无所作为。野战防御要塞依然在以惊人的速度建设着，但是由于这些防御要塞大多数为轻质结构，而且并没有采用钢筋混凝土进行建造，实际上它们只能为守军提供非常有限的防护。盟国军方对马奇诺防线显得信心满满，他们认为仅凭借马奇诺防线就足以制止德国对法国的直接进攻。



1940年3月27日，来自英国远征军的皇家爱尔兰燧发枪团的士兵正在给马匹被法军征用的法国农民帮忙，其中一辆卡登洛伊德型超轻型坦克正在套着犁帮助春耕。都到这时候了，居然还放着临战训练不干跑过来大玩“军民鱼水情”。

除了继续加固马奇诺防线之外，法国人又有了新的主意，他们开始通过外交或军事努力，试图把荷兰、比利时拉入军事同盟，这样，就可以借道这些国家通过齐格菲防线北缘攻入德国本土，狠狠打击德国人的软肋。

但是，也并不是所有人都对马奇诺防线表示乐观，英国历史学家阿兰·布洛克爵士（Sir Alan Brooke）曾经在1939年末和1940年初两次参观马奇诺防线上的加强防御工事。在结束了第一次的参观之后，他在日记中详细记录了对马奇诺防线的印象：

“毫无疑问，马奇诺防线的概念确实是天才之举，但是，它却并没有给我带来多少安全感。在我看来，法国人本可以将大量的钱花在机动防御力量上，比如说更多更好的作战飞机和更多的重型装甲师，而不是将所有的钱都花在这一条防线上。”

而在第二次参观后，他就更没办法淡定了：



德军士兵正在法德边境线上展开一条对法宣传横幅。

“（马奇诺防线防御要塞）最危险的一方面就是它所带来的心理作用，它带来了一种错误的安全感，让人以为这是一条难以攻破的铜墙铁壁。一旦在战争中这条防线被攻破，法国人的士气就将土崩瓦解。”

更糟糕的是，此时盟军最高指挥部依然错误地认为，德军可能的进攻依旧会按照“一战”时的“施里芬计划”，从荷兰和比利时北部的方向进攻。由于荷兰和比利时在此时保持中立，因而防御计划遇到了一系列阻碍。为此，盟军主要的机动部队，包括英国远征军主力，都被部署到了法比边境，准备在德军入侵荷兰和比利时时进入比利时境内，保护荷军和比军之间的空隙。虽然相当多的兵力被投入到了法比边境，但是边境线上其他地段的防御却并没有因此而被削弱，在东北部边境线和阿尔卑斯山脉地区，预备役军人被部署到了马奇诺防线上。

尽管采取中立的政策，但是荷兰和比利时两国却并没有因此而放松国防建设，两国都建设了一定数量的防御要塞以抵御德国的进攻，例如著名的埃本·埃马尔（Eben Emael）要塞。但要命的是，比利时的防御要塞大多建筑在工业发达的北方，而在南方的阿登森林，防御力量极其薄弱。而之后的历史让比利时以及盟军方面为他们的失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而事实上，德军总参谋部的战争计划也确实曾经按照“施里芬计划”进行编制，但是，在“威悉河演习”行动之后，德国一举占领了挪威和丹麦，形势出现了很大的变化，于是，原有的计划进行了大幅修改，而这一计划也将使德军最终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



埃本·埃马尔要塞外景，德军为攻克此要塞发动了“二战”中著名的空降作战。



在正式进攻法国之前，德军士兵和战斗突击工兵正在德国国内萨尔布吕肯附近的齐格菲防线上的要塞进行训练，演练进攻马奇诺防线的各项战术。图中，德军士兵正在以弹坑和小型碉堡作为掩护，近处的MG-34机枪手正在准备进行火力压制。

4.灾难时刻——法兰西战役与马奇诺防线的结局

经过修改，德军的进攻将从荷兰、比利时边境全面展开，同时伞兵以及搭乘滑翔机的突击队员将负责夺取关键的桥梁和要塞，上文中提到的埃本·埃玛尔要塞就是其中最关键的要塞之一。而在这一计划中，装甲兵以及伴随的装甲掷弹兵部队将成为突破的绝对主力，他们将从卢森堡以及阿登森林的方向发起进攻，绕过盟军重点防御的要塞地域，从防线最薄弱的部位取得突破。这一计划的关键就是集中装甲兵力量并且辅以空军紧密的近距空中支援（Close Air Support，CAS），这一战术有一个响亮的名字——“闪击战”（Blitzkrieg）。

1940年5月10日，代号“黄色计划”（Fall Gelb）的入侵西欧行动正式开始，德军在西线发动了全面进攻。作为对德军行动的回应，按照预定计划，法军和英国远征军迅速开进比利时境内。其中，法军第一集团军在加斯东-亨利·比洛特（Gaston-Henri Billotte）指挥下离开了位于比利时边境线上的堑壕阵地，到达了代勒河一线（Dyle Line），而从色当（Sedan）到里尔（Lille）边境线上的各个要塞防御则交给了一些只保留基干人员的“架子部队”，在更东边的默兹河（Meuse River）沿线，法军第55和第102要塞步兵师继续驻守在原地，为第一集团军所部以及马奇诺防线直接交界处提供防御。在5月12日左右，盟军在比利时中部开始与德军展开全面交战。

但是，令人惋惜的是，法军在此时错过了一次改变战局的绝佳机会。就在德军入侵之后几个小时内，法军第二、第三军下辖的第二、第三和第五轻骑兵师越过马奇诺防线开赴比利时和卢森堡境内，并且很快与南侧的古德里安（Guderian）的第19装甲军和第16集团军的步兵部队发生交战。但由于法军缺乏足够的步兵和炮兵力量支援，这些部队在与德军进行了几次交战后便落了下风，只得且战且撤，一路向法国边境方向撤退。这样一来，德国国防军A集团军群便不再有任何阻碍，通往阿登森林的道路就此门户洞开。

由于各种原因，虽然盟军进行了坚决抵抗，但是德军精锐部队依旧所向披靡，如同砍瓜切菜一般，仅仅用了7天时间便粉碎了所有抵抗，拿下了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全境。

就在击退法军进攻之后，德国国防军A集团军群转向东方向继续推进，其中，第16集团军下属的第23军推进到卢森堡南边境内卢法边境线上，在摩泽尔河（Moselle River）到隆维（Longwy）一线保持防御态势。第13军紧随其后，并且进一步推进到了蒙特梅迪（Montmedy）。因为预料到法军可能从马奇诺防线西侧发起反击，第16集团军所属步兵部队发起进攻，将边境线附近法军逐出该地，牢牢占据了防御的关键地带。其中最重要的当属对隆维突出部（Longwy Salient）的夺取，因为该地地处法、比、卢三国交界处，凭借这一有利地理位置以及各种要塞设施，法军第二集团军可以从此发动反击，直接威胁到古德里安所部的侧翼。到了5月12日，古德里安对法军第51、第58步兵师阵地发起进攻，经过一天的激烈交战，法军力战不支，只得在附近费尔蒙特（Fermont）和拉特蒙特（Latiremont）要塞的炮兵火力的掩护下撤出阵地。自此，法军又失去了一次威胁A集团军群侧翼的机会。

为配合主力部队突破阿登森林，从5月12日到5月15日，德国国防军C集团军群下属第一集团军进行了一系列欺骗行动，意在牵制住驻扎在法德边境线上的法军部队。第一集团军第30、第12和第25军轮番越过孚日山脉—摩泽尔河一线，向对面法军前哨观察点发起进攻。当中绝大多数的佯攻都是营级规模，并且配合有炮兵火力支援。每次遭到进攻时，法军都先进行一些抵抗，然后借助后方要塞炮兵火力进行后撤。而在5月12日当天最大规模的“火炬行动”（Operation fackel，同美军在北非维希法国殖民地的登陆行动没有任何关系）中，德军一次投入了第12军第258、第60和第75师3个步兵师。在进攻发起之前，德军炮兵部队进行了大约15分钟的徐进弹幕，然后凭借行动的突然性，德军没有遇到什么像样的抵抗，在4个小时之内就直接突破了法军第11步兵师（11e Division d'infanterie ）和第82阿尔及利亚步兵师（82e Division d'infanterie algérienne）的防御，占领了预定地域。但是，在他们的身后依然有法军火力点在坚持抵抗，后续部队清除这些火力点又用了3天时间。大多数这样的佯攻行动都是以德军的胜利而结束，除了在梅斯附近德军第30军的两次佯攻行动损失了约100人。截止到5月15日，德军的进攻行动基本结束，之后只有一些零星交火和炮兵攻击。德军各进攻部队共损失约1380人，抓获法军俘虏1350人，法军伤亡情况不详。

对于德军在这一地域进攻行动的用意，法军方面出现了明显的误判。法军第2集团军的多名高级将领都认为德军第一集团军持续的进攻是德军即将展开的对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大规模进攻的试探，为此，第二集团军从边境线上撤回了几乎所有的部队，将他们配置在了距离马奇诺防线正面非常近的地方。虽然起初，普雷特来（Marshal Pretelet）将军做出了正确的判断，认为这样的小规模进攻只是为了吸引法军注意力，但是，随着前方部队感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他也将36个野战师配置到马奇诺防线附近。

到了5月13日，德军第19装甲军和第41装甲军出其不意杀到了默兹河，上午11时，德军出动近400架轰炸机分批次对默兹河南岸的法军阵地和炮兵群进行了长达5个小时的狂轰滥炸，德军的行动完全出乎法军第二军的意料，法军的精神开始崩溃。下午4时，德军分乘数百艘橡皮艇，开始强渡默兹河。下午5时30分，德军终于在默兹河南岸上获得了一个立足点，接着德军工兵立即开始架设浮桥。到了下午8时，古德里安属下的第1装甲师已经穿透法军阵地，突入相当纵深。第2装甲师和第10装甲师也在午夜全部渡过了默兹河。同一天，赫尔曼·霍特的15装甲军属下的埃尔温·隆美尔的第7装甲师也在西面40英里远的南特附近渡过了默兹河。自此，德军在默兹河对岸建立了坚固的桥头堡。直到此时，盟军最高司令部终于意识到危险降临，急令部队向阿登森林方向增援，但为时已晚，因为，相比起德军的机械化部队突进的速度，盟军增援的速度实在是太慢了。

德军势如破竹，而己方增援还遥遥无期，这样一来，色当的形势立刻告急。而就在此时，法军所能倚仗的却是一些老弱残兵——防守在色当的第10军团第55步兵师第295、第331步兵团和第147要塞步兵团都是由预备役人员组成的二线部队，其中第147团作为防御战中的主干，在默兹河南岸防守有9个大型钢筋混凝土防御分段和数个小型钢筋混凝土防御分段，一些铁丝网堑壕和战壕工事。更要命的是，第55步兵师师长过于迷信防御要塞的实力，认为凭借要塞的坚固，士兵的训练水平可以获得一定程度的弥补因而在战前他过于强调了要塞的构筑，反而对加强士兵临战训练重视不足。但是，即使是修筑要塞这项任务也没有在战前及时完成，配属的火器数量远远不足。因为根据第10军团指挥官的命令，防御的要点被安排在了更东边的希耶河（Chiers River）沿岸。

很快，精锐的德军士兵就给这些法国军人好好地上了一堂现代战争课。在正式发起进攻之前，德国空军对第55步兵师的主防御阵地和后方地域进行了约4个小时的空袭。虽然空袭强度很高，但是德国空军飞行员们的准头却不敢恭维，这次空袭既没有能摧毁法军的防御要塞，也没有造成法军太多的人员伤亡。据第55步兵师报告称，该师只有少数几个防御要塞和炮位被直接命中，人员阵亡约56人。然而，这次空袭给予法军的心理压力显然大过了实际损失，法军的意志开始发生了严重的动摇。

随后，在炮兵的支援下，德军步兵向法军发起了进攻。在这一天的晚些时候，来自第1、第2和第10装甲师的步兵和突击工兵，在坦克、Pak36型37毫米反坦克炮、野战炮和88毫米高射炮的火力支援下强行渡过了默兹河。期间，法军炮兵曾经对渡河的德军部队进行了短暂的炮火覆盖，但是，当德军来到对岸后，立刻与法国守军展开了交火。战事一度非常激烈，数次爆发了白刃战，最终，士气和装备都占优的德军将法军逐出了阵地，法军开始向后方撤退。到了半夜，大势已定，古德里安的部队顺利渡过了默兹河。



一辆隶属于国防军第1装甲师的1号坦克正在快速驶过色当以西的一座要塞工事。一边是准备充分装备充足，另外一边却是训练不足装备更不足，这样一来，结果也是可想而知了。



在战斗中被俘的法军军人走过位于色当以西的一座要塞工事。在德军坦克和反坦克炮的打击之下，要塞墙面上伤痕累累。

而在更北部的地区，格奥尔格·莱因哈特（Georg-Hans Reinhardt）的第41装甲军第6和第8装甲师也在蒙泰梅（Montherme）和努宗维尔（Nouzonville）两地渡过默兹河，在此，他们遭遇到了法军第102要塞步兵师（102e Division d’infanterie forteresse）。该部的防御工事构筑尚未完成，显得相当薄弱，但是与第55步兵师相比，该部的士兵显然更加训练有素。凭借良好的战术素养，该部拖住了德军2天，直到5月15日，第41装甲军才得以建立起桥头堡阵地，然后消灭了第102要塞步兵师的剩余部队和因为缺乏足够运输工具而未能及时撤出默兹河阵地的第41要塞军团（41e Corps d’armee de forteresse）。

而在5月12日到13日晚间，赫尔曼·霍特（Hermann Hoth）麾下的第15装甲军第5和第7装甲师在靠近迪南（Dinant）的比利时境内地区渡过默兹河，然后在法军第2和第11军团（11e Corps d’armee）的防线上打开了突破口，迅速向莫伯日（Maubeuge）以东方向上的边境地带推进。在这里驻守的是法军第101要塞步兵师下辖的第84要塞步兵团，该部是在第1和第9军开赴比利时之后留在此地的，装备有机枪和轻型反坦克炮，负责守卫由要塞分段所构成的两道防线。要塞分段之间间隔约1000米，在两道防线之间还有反坦克壕沟和铁丝网以及为守军准备的地表工事。但由于缺乏必要的步兵和炮兵支援，实际上该部防御阵地无论是密度还是纵深都难以应对德军的机械化攻势。

就在5月16日的夜间，德军组织了一次大胆的夜袭，埃尔温·隆美尔（Erwin Rommel）麾下的第7装甲师突破了法军在索尔雷勒堡（Solre-le-Château）地区边境的防守，并且消灭了法军第2和第11军团的残余力量，当时他们正准备撤往桑布尔河（Sambre River）沿岸的防线进行防御。虽然在此期间第84要塞步兵团也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由于德军在火力和机动性上的优势，他们很快就被淹没了。在对要塞进行进攻当中，突击工兵们携带炸药包和火焰喷射器对要塞进行了爆破攻击，而坦克和各种火炮则直接对要塞进行了火力直射。到了第二天，此前落后于第7装甲师的第5装甲师也赶了上来，同在特雷隆（Trelon）和阿诺尔（Anor）以南突破边境线的第2步兵军下属的第12和第32步兵师一同进一步扩大了战果。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本来德军的进攻是不会这么顺利的——在1934年的规划中，这两个地方都被规划为马奇诺防线的防御区域，但是由于预算裁减等因素，原有的要塞建筑被取消了。



这张由隆美尔本人所收集的战场照片向我们清晰地展示出了法军简陋的反坦克障碍物以及壕沟。

自此，法军在莫伯日和蒙特梅迪之间的防御土崩瓦解，接下来的战事几乎成了一场德军向海边的进军竞赛。A集团军群麾下3个装甲集团军一路西进，到了5月20日，德军的先头部队已经到达了索姆河（Somme River）河口附近的海岸，将英法盟军拦腰切断，并且将英国远征军和一部分法军包围在了英吉利海峡附近的敦刻尔克（Dunkirk）。为了救出被围部队，英国方面发动了“发电机行动”（Operation Dynamo），在数天时间里救回了约30万被围英法部队。而几乎与此同时，在色当遭到重创的法军第2军则试图同法军第2和第3集团军剩余的几个师一起在蒙特梅迪和埃纳河（Aisne River）一线建立起一条新的防线。此时，在德军进攻路线的西肩是莫伯日要塞，而在东肩则是拉法叶特（La Ferte）要塞。如果在此时，法军能够及时收拢部队，并且以这两个要塞为前进基地向A集团军群侧翼发起进攻，就很有可能使战局在一定程度上出现转机。然而，无论是法军最高统帅部还是法国陆军方面都没有办法准确掌握德军动向，因而也难以根据形势做出相应决断。



正在搭乘小型船只准备撤退回英国的盟军官兵。



法军指挥官莫里斯·勃艮第（Maurice Bourguignon）

当古德里安率领第19装甲军兵锋越过梅斯河（Meuse River）之后，第16集团军下辖的第7步兵军也推进到了色当和蒙特梅迪之间的区域，如此一来，法军所有可能的对色当一线的反击都将被阻击，并且法军第2军（2e Armee）的所属部队也被迫回到希埃河（Chiers River）一线的要塞当中。为了打破这一局面，在5月14日，第2军指挥官查尔斯·亨茨盖（Charles Huntziger，后曾在维希法国政府中担任陆军司令）少将下令第3北非步兵师和第136要塞步兵团主动放弃希埃河一线阵地，转向南方继续建立阵地。这一措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第7步兵军的进军步伐，但是糟糕的是，这也使得拉法叶特要塞直接暴露在了德军的兵锋下。这样一来，拉法叶特要塞就成为了德军进攻的第一座马奇诺防线上的要塞。

在15日，第7步兵军下辖的3个步兵师便也越过了希埃河，绕道要塞群的空虚侧翼发起了攻击。其中，第71步兵师得到军司令部命令，直接攻占拉法叶特要塞，而剩下的第36和第68步兵师则负责掩护第71步兵师的攻击行动。

在德军的计划表中，拉法叶特要塞被标注为第505号反坦克要塞（Panzerwerk 505），位于距离色当25公里处希埃河边的一座突出的小山上。该地战略位置险要，从此地法军可以轻松控制周围区域，并且扼守住希埃河谷地，而这一地带正好是整个第16集团军发动进攻的必经之路。在德军的进攻开始时，位于拉法叶特要塞以西的防御工事群已经被法军第3北非步兵师放弃，而该地附近唯一的法军作战单位则是法军第3殖民地步兵师（3e Division d'infanterie coloniale）的下属单位，直到此时他们依旧控制了河谷地带的村庄以及对要塞具有重大意义的两处高地：位于拉法叶特要塞以西1公里的226高地和位于拉法叶特要塞以南2公里的311高地。整个河谷地区已经被严密防守，当中布满了掩体和火力点。而在拉法叶特要塞以东地区，则有约12处间隔炮台，其中里拉法叶特要塞最近的一处间隔炮台为马谷特要塞（Casemate Margut）。而在这些间隔炮台以东地区，则有一个小型防御要塞和蒙特梅迪区的两处要塞。



拉法叶特要塞一览图

令人颇有些意外的是，虽然此地对于马奇诺防线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这一要塞的防御却远远称不上是固若金汤。按照原有的计划，这里一共有3处大型防御分段和一个独立的防御工事，但是，在实际建筑时，这一规模被缩水成了两个通过狭窄地下坑道连接的战斗分段。这样一来在战斗进行时，要塞中的守军将无法在敌方炮火下安全地出入要塞。要塞的防御水平不尽如人意，要塞的火力也同样只能让人摇头。在一号分段中共有一门47毫米反坦克炮和一座双联装7.5毫米机枪，它们被用来支援防线的东边翼侧，而二号分段则是整个要塞火力体系的主要支撑，在一座可伸缩式的装甲炮塔中共装有2门25毫米炮和4挺7.5毫米机枪。为了便于观察和近距离防御，每个分段都装有数个“大钟”，这些大钟也都配备了25毫米反坦克炮和7.5毫米机枪。在要塞周围环绕着一圈铁丝网，而在正面还有铁质的反坦克藩篱。

很显然，在面对敌方组织良好的进攻时，仅仅依靠要塞自身的火力进行防御作战是远远不够的，毕竟好汉难敌四拳。因此，在战斗中，要塞常常需要获得来自于其他要塞或者炮兵的火力支援。从地图上来看，距离拉法叶特要塞最近的一处要塞是夏内斯（Fort Chesnois’）要塞，该要塞的炮塔分段配备有75毫米炮，但是由于火炮最大射程的因素，导致该要塞的火力范围仅可以覆盖拉法叶特要塞的东边，而要塞的西边则显得鞭长莫及，可是，让法国人吐血的是，在日后的实战中，德军第71步兵师正是从西边发起了进攻。在意识到这一火力不足之后，法国军方又在拉法叶特要塞附近修筑了两个炮兵分段，这两个炮兵分段都配备有75毫米野战炮，可以覆盖要塞的东方和西方翼侧。

当战斗打响时，驻守在拉法叶特要塞中的部队主力为法军第155要塞步兵团（ 法语名称：155eme régiment d'infanterie de forteresse）第四连，最高指挥官为连长莫里斯·勃艮第（Maurice Bourguignon）中尉，第四连共有3名军官，15名士官以及89名士兵。相邻的炮兵要塞则由来自第169要塞炮兵团（法语名称：169e RAP）的士兵操作，负责守卫维利（Villy）地区。而拉法叶特要塞以西区域则由第23殖民地步兵团（法语名称：23e régiment d'infanterie coloniale）守卫，他们又获得了来自第155要塞步兵团的机枪火力支援。在同一片区域中集结的这3个团级单位都统一听从法军第18军团（法语名称：18e Corps d'armée）的指挥。

而德军这边，这次进攻行动担任主攻任务的是第71步兵师下辖的第191和第211两个步兵团，此外师属工兵营以及部分师属及军属炮兵单位约250门火炮也加入了战斗。其中炮兵单位包括了3个210毫米榴弹炮营（每营下辖6门火炮），3个100毫米炮营（每营下辖12门火炮），一个150毫米榴弹炮营（下辖12门火炮），6个重型150毫米野战炮营（每营下辖12门火炮），9个轻型105毫米野战炮营（每营下辖12门火炮），以及一个下辖4门88毫米高炮的炮兵连。德军有理由为如此数量的火炮感到满意，到了5月16日当天，第71步兵师主力向南渡过希埃河，向226高地发起进攻。在此期间，防守在维利地区的法国守军对进攻产生了严重干扰。当第194步兵团分兵向拉法叶特要塞以东的小镇马谷特（Margut）附近地区时，德军炮兵单位向维利地区和拉法叶特要塞展开了猛烈炮击。

一边是绝对不会被攻破的要塞，一边是绝对要攻破要塞的军队。这场让当时的军人都赌上所有荣誉而战的矛与盾之间的对决，就这样拉开序幕了。

如果说当年斯大林给自己的那句名言“炮兵是战争之神”申请著作权的话，那么德国人肯定会为此付出相当多的版权费。在进攻中，德军的火炮为德军的进攻行动提供了极其炽热的火力，甚至于被认为是德军进攻马奇诺防线以来最猛烈的炮兵攻势。然后，第191步兵团从西边向拉法叶特要塞发起了主攻。按理说，“神仙难躲一溜烟”，在如此猛烈的炮击过后，法军阵地上应该是连只小强也活不了了，可是就在一阵地动山摇之后，等到第3营发起进攻，试图直接拿下维利的时候，法军幸存的步兵们用他们的机枪和反坦克火力告诉德国人，他们的炮兵实在是太无能了……面对法军的激烈抵抗，德军一时间难以取得进展，进攻被迫中止。而在以南1公里处，德军的进攻则相对顺利，在经过一番激烈争夺之后，第1营终于从驻守于此的法军第23殖民地步兵团一个营手中夺取了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226高地。至此，维利被与其他地区的法军孤立开。

到了17日，第71步兵师继续发动进攻。同样是炮兵开路，在炮兵单位进行弹幕射击之后，第191步兵团第3营又一次对维利发起了进攻，但这一次，德军同样运气不佳，最终只能铩羽而归。在经过重新编组之后，炮兵又一次进行了弹幕射击，第3营发动了第三次进攻。这次，不但没能达成预期目标，反而由于伤亡过大，第3营被迫撤出战场，新抵达战场的第211团第2营接替了第3营的进攻任务。而在南边，第71步兵师其他部队倒是取得了一定进展。当天，第211团第3营向311高地发起了进攻，此地驻守有第23殖民地步兵团一个步兵连，他们在此掘下了工事，准备以逸待劳。来自德军炮兵和拉法叶特要塞双方的猛烈的炮火覆盖了整个高地，进攻的德军和法军展开了激烈的近距离战斗，甚至爆发了白刃战，结果，双方均遭受到了严重的损失，阵地也多次易手，直到第二天清晨，法军力战不支撤退，德军才最终夺取了311高地。几乎就在同时，拉法叶特要塞附近的两个炮兵分段也被守军奉命放弃，拉法叶特要塞又失去了重要的火力支柱。敌人已经团团包围了，援军却还遥遥无期。至此，拉法叶特要塞的悲剧性命运已经被决定。守军能做的，也就是拼尽全力做最后的一战了。

就在拉法叶特外围陷入交战时，德军工兵借助炮兵火力和地形的掩护，开始在守军毫无察觉的情况下摸近拉法叶特要塞。在强大炮兵火力的直射之下，要塞前的铁丝网被无情地撕成碎片，前方也被炸出一个又一个巨大的弹坑。曾在17日战斗中击中311高地的2号分段炮塔被卡在了开火位置，这一问题让本已经十分糟糕的要塞防御进一步雪上加霜。期间，夏内斯要塞的75毫米炮曾经连续几日向拉法叶特要塞及其附近区域开火，共计发射了约4000发炮弹，试图阻止德军进攻，只可惜，由于要塞位置处于火炮的射程极限，因此炮弹也几乎毫无准头，对德军只造成了些许隔靴搔痒般的袭扰。

5月18日，在经历了数天激战之后，精疲力尽的维利守军终于被占据绝对优势的德军压倒，维利失守。为了挽回局势，缓解要塞守军压力，法军第6步兵师2个步兵营在来自第41装甲营（法语名：41eme Batalion des Chars de Combat）数辆夏尔B1型重型坦克掩护下，非常罕见地发动了一次步坦协同反击，虽然法军阵势很大，而且也似乎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最终还是被德军击退。在此期间，第41装甲营损失了3辆坦克：绰号“夏伦特”（Charente）的B1坦克被德军反坦克炮击中失去行动能力，绰号“密斯卡得”（Muscadet）的B1坦克由于己方操作失误被德军俘获，而绰号“塔恩”（Tarn）的B1坦克则掉进了希埃河，全体车组成员均溺水身亡。



皮糙肉厚的B1型坦克，曾被与其交手的德军官兵颇为敬畏地起了一个绰号“巨人”。

经过种种努力，德军终于绕到了拉法叶特要塞背后，夺取了西方炮台（Casement Ouest）。该炮台之前被法国炮兵放弃，但又被一小群步兵重新占领。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德军突击队（德语名：Stosstrupp Germer）奉命瘫痪掉要塞，他们前进到了维利边缘，等待炮兵停止炮击。到了晚上，炮兵在预定时间将火力调整到了希埃河谷，借助夜色掩护，德军突击队工兵开始向2号分段发起了冲锋。借助弹坑的掩护，他们躲过了头顶上呼啸飞过的枪弹，一直抵近到了要塞上部建筑，使用爆炸物炸毁了炮塔（与某些人所鼓吹的情况不同的是，在“二战”中炸药包这种看上去“很没有技术含量”的爆破武器的使用相当普遍，直到今天，精通各种爆破武器仍然是工兵的必修课）。在补充了爆炸物之后，他们又在夜间突袭了1号分段，炸毁了4个“大钟”中的3个，最后的一个在5月19日凌晨被摧毁。

而在法军这边，在5月18日晚6点15分，2号分段遭到一次直接命中，3名守军当场阵亡。这次命中是由一门88毫米高射炮型88毫米高射炮造成，该炮当时正处在要塞外围约2公里位置，这次命中也是这些88毫米炮所造成的唯一一次命中，由于距离要塞位置较远，炮击的效果并不是非常理想。由于炮击和德军工兵爆破之间间隔时间非常之短。因此，当第一个爆炸物被引爆时，2号分段中的守军都认为这是德军炮击的延续，并没有在此时回到他们的阵位。由于2号分段中的武器在爆破中遭到了严重损失，因此他们都撤往了1号分段，几乎是眼睁睁地看着2号分段被摧毁。由于一些不明的原因，他们都撤到了1号分段和2号分段之间的坑道中，等待着上级的命令，而这个命令始终没有被下达。要塞爆炸起火后，顿时浓烟滚滚，有毒气体在要塞其他地方弥漫开来。雪上加霜的是，此时要塞内的通风装置已经无力发挥作用，因此，这些撤进坑道的守军纷纷在浓烟毒气中失去了战斗力。

就在要塞内部深处，勃艮第中尉和他的战友们清楚地意识到，要塞已经没有据守的可能性，他们必须尽快撤离。勃艮第中尉本人向上级提出了撤退的请求，然而，第3步兵师的指挥官并不清楚此时要塞内的状况，拒绝了中尉的请求。



正在对拉法叶特要塞进行爆破的德军工兵，近处的一名士兵还携带着用于剪开铁丝网的长柄钳。

5月19日晚上5点，拉法叶特要塞与夏内斯要塞之间的电话联系中断，拉法叶特要塞中的军人战斗到了最后一刻。无论最后结果如何，这些勇敢的军人到最后一刻也没有放下武器投降，而是用自己的生命践行了他们曾经对祖国的誓言。这一要塞守军的英勇抵抗足以与苏德战争中著名的布列斯特要塞守军相提并论，而勃艮第中尉的勇气也并不亚于布列斯特要塞中力战到底的扎夫里诺夫少校和基热瓦托夫中尉，我们应该对他们表示敬意。



战后出版的有关于马奇诺防线的漫画丛书封面，生动形象地再现了德军工兵攻坚的情景。



攻克拉法叶特要塞之后，德军在要塞外进行检查。图中的十字架下埋葬了德军寻获的拉法叶特要塞守军的遗体，在中间的十字架上写着：“无名法军士兵长眠于此”，倒还算是有点人情味。

到了6月8日，法军第16军派出了一支小分队到达了拉法叶特要塞，他们用了3天时间，在毒气环境中，冒着要塞外德军的炮击，在要塞中发现了大量守军的遗体，并将这些已经开始腐烂的遗体埋进了普通的墓穴中。大多数人的遗体在战后得到了重新安葬，但是直到1973年，最后17名失踪的守军遗体才在2号分段前的一处墓地中被发现，而在这17人当中，就包括了守军最高指挥官莫里斯·勃艮第。



高梅尔的签名照。阿尔弗雷德·高梅尔（Alfred Germer，1914.6.7-1945.3.1），出生于阿尔萨斯首府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当时属德国），1935年加入国防军，曾先后获颁二级铁十字勋章和一级铁十字勋章，1940年5月26日因在攻占拉法叶特要塞中的战功获颁骑士铁十字勋章，“巴巴罗萨”行动之后随部队开赴东线战场，参加了基辅会战，后被调往国内工兵学校担任教官，1943年回到第71步兵师，担任第1工兵营营长，1944年春前往战争学院深造，同年9月被调往第6装甲军，参加了东普鲁士战役，并于1945年3月1日在东普鲁士布雷斯劳（Breslau）被宣布失踪，最终军衔少校。



骑士铁十字勋章复制品，在“二战”前期，骑士铁十字勋章的获得对于每一个军人而言都不是简单的事情，大名鼎鼎的“非洲之星”汉斯·马尔赛尤也是在获得50次空战胜利之后才得以获颁。因为突击一座要塞而拿到一枚骑士铁十字勋章，看来在德国人眼里，这座要塞的地位确实很高。



高梅尔的个人档案，详细记载了他曾经获得的勋章殊荣，其中就有攻克拉法叶特要塞后获得的骑士铁十字勋章。

在攻下了拉法叶特要塞之后，德军的宣传部自然不会错过这样一个扩大宣传的良机，宣传机器开足马力，将这一战渲染成了一次伟大的胜利。德军印发了大量关于此战的传单，传单上夸张地渲染了拉法叶特要塞守卫者的遗体被发现和草草掩埋的过程，标题则是更加直接露骨：“马奇诺防线，守卫者的墓地”。既然打了胜仗，论功行赏当然必不可少。到了19日，领导这次进攻行动的第171工兵营第1连连长阿尔弗雷德·高梅尔（Alfred Germer）中尉被国防军高度赞誉，并且于26日被颁发了一枚骑士铁十字勋章（Ritterkreuz）。

就这样，拉法叶特要塞成为了第一个陷入德军之手的马奇诺防线上的要塞，在该地的其他3个要塞，夏内斯要塞、托内尔（Thonnelle）要塞、沃洛讷（Velosnes）要塞奉命于6月13日前后破坏要塞，撤离防线（实际上守军提前一天就撤离了）。这些防线暴露在德军的兵锋之下，已经失去了固守的意义。

虽然就整个法兰西战役而言，拉法叶特要塞之战无论从规模还是从对战局的影响而言都并不是非常突出，但是，德军凭借强大的炮兵火力和一线军人尤其是突击工兵高超的战术素养，以较小的代价拿下了这一要塞，也算是食髓知味，对接下来的战斗也更加的拿捏有当。

在之前的战斗中，A集团军群设法绕过了位于莫伯日和里尔的要塞群。直到5月16日和17日第4集团军下属的数个步兵师越过法德边境线，向莫伯日发起进攻。法军第1和第9军的残余部队一路向西撤退，并在萨姆博河（Sambre River）沿岸和莫伯日市建立起了防线。第101要塞步兵师大部分也同时撤过了河，撤往莫伯日市区以北的要塞，仅留下1个连驻守在萨姆博河南岸的4个要塞中。

本来，按照30年代的规划，在莫伯日地区将建筑有5个主要要塞，如果这些要塞能如数建成，将对德军行动造成巨大威胁。然而，德国人的这一威胁最终被法国人自己给化解了——由于预算问题，原本的计划被缩水成了位于城市北部和东部的4个小型要塞——布苏瓦（Boussois）要塞、萨尔马尼（La Salmagne）要塞、贝尔西利（Bersillies）要塞和萨斯（Sarts）要塞，以及其他7个间隔炮台。不过即便如此，这里依旧是色当以西防御最严密的地区，当然，可想而知其他地方的防御是有多么的靠不住了……

在这些防御工事当中，起到关键性作用的4个小型要塞是在19世纪要塞工事基础上进行构筑的，除了布苏瓦要塞之外，其中的3个都具有两个通过地下坑道进行连接的战斗分段。而它们的基本武备则是类似于拉法叶特要塞的配备，有两门25毫米炮和4挺7.5毫米机枪的炮塔分段，或者是配备有1门25毫米炮、一座双联装7.5毫米机枪和一门50毫米迫击炮的炮塔分段。这两种炮塔都朝向要塞的正面和侧翼开火。除此以外，要塞当中还有朝向反坦克障碍的47毫米反坦克炮和双联装7.5毫米机枪，为要塞提供额外的侧翼火力。为了加强防御效果，在各个要塞周围都围绕有铁丝网、壕沟和遗留自19世纪要塞工程的干护城河河床。各个要塞中的守军人数大概有100人，但是布苏瓦要塞却是个例外。作为这些要塞中最大、也是地位最举足轻重的一个，布苏瓦要塞扼守着比利时通往莫伯日的战略要道，因此，这一要塞拥有3个战斗分段，其中第二个战斗分段配备有50毫米迫击炮的炮塔分段以及约200名守军。7个间隔炮台被用于加强这些要塞，其中的4个间隔炮台——意隆方丹（Héronfontaine）、龙克（Rocq）、北马尔庞（Bois-de-Marpent Nord）和南马尔庞拥有配备有50毫米迫击炮的炮塔分段，连接各个要塞和间隔炮台的是由反坦克壕沟和铁丝网带组成的障碍带。流经防御地带中心区域的萨姆博河将整个防御地带一分为二，萨姆博河以北地区拥有4个防御要塞和3个间隔炮台，而以南地区则有4个间隔炮台，其中的3个配备有炮塔分段。

在莫伯日西南则是这片区域的另外一个主要防御地带，在莫尔马尔森林（Mormal Forest）内修筑了一条由13个炮台构成的防线，防线全长大约9公里，被法军第1军的下属部队作为“安全地带”（法语名：position de sécurité）。而在这片区域的剩余地方的防御主体则是法军第1和第9军在“静坐战争”期间于法比边境线上修筑的由一系列防御分段所组成的一条防线，这些防御分段配备有轻型反坦克炮以及机枪。



在拿下了法军要塞之后，德军士兵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画面中的两个德军正在高兴的交谈着。

而在驻守部队方面，当时被部署在莫伯日地区的法军部队为第101要塞步兵师下属2个团约5个营的兵力，其中，第84要塞步兵团被部署在东部地区，而第87要塞步兵团则被部署在西部。而在支援火力方面，他们可以得到来自第161要塞炮兵团的155毫米和120毫米火炮的直接火力支援。

在于5月17日越过边境线之后，德国防军第4集团军开始筹划一次针对这一区域的大规模作战行动。其中，拿下莫伯日的行动被交给了下辖的第8军。该部展开了分兵进攻，试图包围城市和主要防线。其中，第8步兵师到达莫伯日以南地区，在欧蒙（Hautmont）附近渡过萨姆博河，然后向城市西边的要塞地区进军。而第28步兵师则从东南方向向市区进军，并且包围了萨姆博河以南的奥斯特尼斯（Ostergnies）、苏德、诺德和龙克。为了削弱法军的抵抗强度，第8军炮兵部队下属的150毫米和210毫米榴弹炮对法军要塞进行了连续炮火压制，同时空军的“斯图卡”也对第161要塞炮兵团的炮兵阵地进行了轰炸。之后，德军出其不意地渡过了萨姆博河，并且在第5装甲师一部的配合下，突入了莫伯日城区，成功占领了位于市中心的旧沃邦（Old Vauban）要塞。而在南部地区，第4集团军下辖的第15装甲军也渡过了萨姆博河，向莫尔马尔森林发起进攻，成功的占领了数个间隔炮台。就在这里，德军和法军的装甲兵和步兵部队进行了约4天的激烈战斗，最终，德军取得了胜利，法军则付出了两个师被歼灭的惨重代价。

到了5月19日，第28步兵师攻占了奥斯特尼斯、南马尔庞、北马尔庞和龙克这几处炮台。由于设计时的缺陷，炮台中的火炮无法向炮台后方进行射击。第83步兵团利用了这一缺陷，将Pak36型反坦克炮以及88毫米高射炮型高射炮等一系列火炮抵近到法军炮台后方，向炮台上一切可能的缝隙——例如出入口等射击，多发炮弹射入了炮台内部。到了这一天的晚些时候，在武器和通风装置均遭到损毁无法使用的情况下，第84要塞步兵团的幸存官兵被迫宣布投降。

萨姆博河南岸的法军要塞已经被德军占领，第28步兵师开始渡过萨姆博河，向北岸的法军要塞发起进攻。就在这时，德军遭到了来自布苏瓦要塞和萨尔马尼要塞的猛烈还击。为了消灭法军，德国空军的“斯图卡”再次出动，与第28师师属炮兵一起对布苏瓦要塞和其他要塞进行了猛烈轰击，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法军的实际损失实际上相当轻微。几乎与此同时，在5月20日，德国防军第8师运用迂回包抄战术，攻占了巴韦（Bavai）及其附近的数个法军要塞，成功切断了莫伯日和法军第101要塞步兵师与法军第1军其他部队之间的联系。为了最大限度地加强炮火打击效果，德军在战斗中往往将火炮推到防线后方距离防线表面仅有400米到900米的距离上，然后将成吨的弹药无情地倾泻到法军要塞上。尽管如此，要塞中来自第87要塞步兵团的官兵们依然选择了顽强抵抗，许多人都战斗到了最后一刻——不管最后结果如何，后人都应该为这些人的英勇抵抗而致敬。

到了5月21日，莫伯日地区法军的有组织抵抗基本上被德军扑灭，德军开始转而向市区以北的法军要塞发起进攻。尽管在此之前，这些要塞已经遭到了德军100毫米、150毫米和210毫米火炮的持续炮击以及“斯图卡”的轰炸，但是实际损失其实也是微乎其微。就在21日晚，德军开始从防线两端发起进攻。

在防线东端主攻布苏瓦要塞的是第49步兵团，该部有一个战斗突击工兵连加强，并且还能得到来自于布苏瓦要塞以西750米处的2门88毫米高射炮、2门Pak36以及2门105毫米野战炮的火力支援。首先拉开进攻序幕的是德军长达15分钟的火力准备，各种火炮对法军要塞展开了一场大合唱……只可惜，夜光下能见度不足，德军炮兵的准头实在是差强人意，等到德军发起进攻时，法军的炮塔分段用猛烈的火力告诉德国人，你们的炮兵实在是太不给力了……德军在此碰了钉子，到了深夜，又故伎重演，派出了战斗突击工兵对要塞进行爆破。借助夜色掩护，他们成功破获了前沿的铁丝网，包围了要塞的战斗分段外侧。但是，和以前几次不同的是，这次他们的行动被布苏瓦要塞守军发现，他们立刻向邻近的萨尔马尼要塞发射了一枚红色信号弹以召唤火力协助防御。谁知，红色信号弹也正是德军炮兵对要塞区域进行火力压制的信号，德军炮兵误以为进攻部队呼叫炮火支援，立刻发起了炮击，这次，德国人的准头却异乎寻常的精准，炮弹砸在了那些深入敌阵的德国突击工兵们的头上。自然，这次进攻也以失败告终。然而，法军却放弃了云杉（L’Epinette）炮台，这样一来，布苏瓦要塞便被孤立了。而在防线东端，由第8步兵师所发起的对意隆方丹炮台的进攻也以失败告终。

到了5月22日早晨，第49步兵团又恢复了对布苏瓦要塞的进攻。在此之前，“斯图卡”向要塞投掷了约18枚500千克炸弹，但是，这些炸弹落在地上也只是听了几声响，并没有对要塞造成任何致命伤害。然后，德军炮兵又对准要塞的炮塔分段、“大钟”以及射击孔进行了射击。在白天观察良好的情况下，炮击十分准确，数发炮弹成功击穿了1号分段的外墙，迫使其中的守军从两个炮塔分段中撤出以暂时躲避炮火。趁着这一有利时机，德军步兵以及突击工兵立刻展开行动，借助铁丝网中的壕沟迅速摸到3个战斗分段外围，在守军还没有来得及将炮塔升起并开火时就将炸药包扔进了通风系统的通风井开口里，一举瘫痪了所有的炮塔分段。在一个小时之内，布苏瓦要塞的火力系统和通风系统即告失灵。在要塞已经没有战斗能力，并且要塞内已经浓烟滚滚的情况下，要塞剩余守军坚持抵抗到了中午，最终从3号分段的一个射击孔中伸出一面白旗，宣布投降。就这样，在经历了5天的战斗后，布苏瓦要塞终于被德军拿下。此战中，法军共有186人被俘，而相比较而言，德军的损失较轻。因为在突击爆破布苏瓦要塞时的突出贡献，第28突击营（Pionier-Bataillon）第2连连长朗格施塔斯（Ernst-Friedrich Langenstrass）中尉于1940年6月5日被授予一枚骑士铁十字勋章。

弗雷德里克·朗格施塔斯（Ernst-Friedrich Langenstrass，1914.1.16-2010.9.22），出生于波美拉尼亚的施耐德费得（Schneidersfelde），之前曾经先后获得2级和1级铁十字勋章，之后赴东线战场，1943年9月16日获颁德意志金质十字勋章，战争结束时军衔为中校。战后加入联邦德国国防军，最终以准将军衔退役。

拿下了布苏瓦要塞之后，第49步兵团立刻又在下午派出一个营向萨尔马尼要塞发起进攻。德军炮兵又祭出了屡试不爽的“大炮上刺刀”战术，将数门105毫米榴弹炮推到了要塞后方极近距离对要塞进行射击。很快，要塞的射击孔便被摧毁，而要塞1号分段的损毁最为严重，要塞守军被迫放弃了这一分段。在炮火笼罩下的要塞周边一片浓烟滚滚，要塞守军的视线受到严重遮蔽，德军趁机派出步兵和突击工兵穿越铁丝网壕沟，攀爬上了两个战斗分段。关于战斗的一些细节，在一份战斗报告中有这样的记录：突击工兵们使用斧头，设法破坏了突出在“大钟”外面的轻机枪枪管，但是在一次3公里的冲击之后，依然没能瘫痪掉1号分段上的炮塔。即便如此，面对被团团包围的局面，法军士兵无可奈何，只得在当天晚上宣布投降。

到了5月23日，防线东部已经尽数落入德军之手，只有西边还掌握在法国人的手里。其中，贝尔西利（Bersillies）要塞、萨斯要塞以及克雷夫科尔（Crèvecoeur）炮台和意隆方丹炮台在几天的时间里遭受了德军持续不断的炮击和轰炸。就在23日早晨，德军炮兵又从距离贝尔西利要塞只有数百米的失灵。在要塞已经没有战斗能力，并且要塞内已经浓烟滚滚的情况下，要塞剩余守军坚持抵抗到了中午，最终从3号分段的一个射击孔中伸出一面白旗，宣布投降。就这样，在经历了5天的战斗后，布苏瓦要塞终于被德军拿下。此战中，法军共有186人被俘，而相比较而言，德军的损失较轻。因为在突击爆破布苏瓦要塞时的突出贡献，第28突击营（Pionier-Bataillon）第2连连长朗格施塔斯（Ernst-Friedrich Langenstrass）中尉于1940年6月5日被授予一枚骑士铁十字勋章。

弗雷德里克·朗格施塔斯（Ernst-Friedrich Langenstrass，1914.1.16-2010.9.22），出生于波美拉尼亚的施耐德费得（Schneidersfelde），之前曾经先后获得2级和1级铁十字勋章，之后赴东线战场，1943年9月16日获颁德意志金质十字勋章，战争结束时军衔为中校。战后加入联邦德国国防军，最终以准将军衔退役。

拿下了布苏瓦要塞之后，第49步兵团立刻又在下午派出一个营向萨尔马尼要塞发起进攻。德军炮兵又祭出了屡试不爽的“大炮上刺刀”战术，将数门105毫米榴弹炮推到了要塞后方极近距离对要塞进行射击。很快，要塞的射击孔便被摧毁，而要塞1号分段的损毁最为严重，要塞守军被迫放弃了这一分段。在炮火笼罩下的要塞周边一片浓烟滚滚，要塞守军的视线受到严重遮蔽，德军趁机派出步兵和突击工兵穿越铁丝网壕沟，攀爬上了两个战斗分段。关于战斗的一些细节，在一份战斗报告中有这样的记录：突击工兵们使用斧头，设法破坏了突出在“大钟”外面的轻机枪枪管，但是在一次3公里的冲击之后，依然没能瘫痪掉1号分段上的炮塔。即便如此，面对被团团包围的局面，法军士兵无可奈何，只得在当天晚上宣布投降。

到了5月23日，防线东部已经尽数落入德军之手，只有西边还掌握在法国人的手里。其中，贝尔西利（Bersillies）要塞、萨斯要塞以及克雷夫科尔（Crèvecoeur）炮台和意隆方丹炮台在几天的时间里遭受了德军持续不断的炮击和轰炸。就在23日早晨，德军炮兵又从距离贝尔西利要塞只有数百米的地方对其进行了猛烈炮击，这次炮击造成了贝尔西利要塞各个战斗分段的重大损伤，尤其是其中的2号分段。随后，第83步兵团的步兵和突击工兵发起了一次进攻，一举冲上了战斗分段的顶部。又经过一番交火，到了上午10点左右，贝尔西利要塞连同克雷夫科尔炮台的守军宣布投降。就在同时，第83步兵团还分兵对萨斯要塞和意隆方丹炮台展开了进攻。空袭和炮兵间瞄火力并没有给这些防御工事造成什么实质性的损害，但是，炮兵直瞄火力却对各个武器射击孔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在500米的距离上，几门88毫米高射炮对萨斯要塞的“大钟”和炮塔分段进行了炮击，而在炮塔分段对德军进行还击时，几打炮弹直接砸在了炮塔表面上。其中，有一发88毫米炮弹直接命中了射击孔，将25毫米炮以及机枪整个“推”进了炮塔内，还杀死了一名炮组成员。炮塔失去了作用，德军士兵和突击工兵也开始在Pak36和20毫米高射炮的掩护下，一步步向要塞推进，然后如同攻占前几个要塞时所做的一样，将炸药包扔进了要塞的通风井里。通风系统和武器系统均已损毁，守军的士气降到了冰点，到了11点，守军宣布投降。而在意隆方丹炮台，在数次对炮台的进攻都宣告失败后，德军越来越炽烈的炮火将其一点一点化作一片烟雾弥漫的废墟。和萨斯要塞一样，意隆方丹炮台的炮塔分段对德军进行了猛烈还击，自身也被88毫米炮弹多次命中。到了夜里，守军鉴于敌众我寡，要塞也已经损毁严重，决定“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借助夜色掩护，放弃要塞，突围与大部队会合。法军的撤退行动完全没有被德军所察觉，到了第二天，被蒙在鼓里的德军依旧派出战斗突击工兵，小心翼翼地摸上炮台，在炮塔分段的射击孔处布放了炸药包，并且向内投掷了数枚手榴弹。直到始终无人回应，他们才既高兴又郁闷地发现，这一炮台已经被法军放弃。



德军突击工兵正在慢慢接近正在冒烟的要塞，却不知要塞已经被法军放弃

就这样，法军第101要塞步兵师顽强抵抗了占据绝对优势的德军部队长达一周，各个要塞的守军基本上都是在德军炮兵或者突击工兵摧毁了要塞重武器以及通风设施，难以为继的情况下才选择投降的。考虑到第101步兵师实际上处在孤立无援的境地，这一战绩实属难能可贵。虽然德军在战斗中在极近距离上对要塞的炮击对要塞造成了很大破坏，但是最终解决战斗依然需要通过近距离战斗的方式。仰赖于要塞的坚固，法军并没有受到非常大的损失，而德军方面的损失也不是非常。但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参战法军中居然有不少部队奇迹般的得以突围而出。其中，第84要塞步兵团一部成功突围撤到了敦刻尔克，在那里他们登船撤退到了英国，而第87要塞步兵团第1营也得以及时撤到了敦刻尔克，这两支部队随后被编入了自由法国陆军，继续为自由的法兰西而战，而其余突围部队则在诺曼底（Mormandy）地区被德军包围，并且最终放下武器。

莫伯日地区的主要战事结束后，为了扎紧“敦刻尔克口袋”，第8军开始向扼守在敦刻尔克东南角的埃斯考特（Escaut）要塞区发起进攻。该地的主要防御工事为一条平行于法比边境线的长约30公里的要塞防线，在防线的南端，是一系列集中在埃斯（Eth）要塞周围的大型分段，而在防线的北端，大型分段则集中在莫尔德（Maulde）要塞周围。埃斯要塞有两个战斗分段，每个战斗分段都拥有1个炮塔分段。而在附近的吉勒因（Jeanlain）炮台也被融入进了埃斯要塞的防御体系。而北端的莫尔德要塞与其说是马奇诺防线上的一个要塞，倒不如说是一个防御要地，其本身实际上是由4个炮台组合而成，其中的两个炮兵炮台装有75毫米炮，一个则装备有155毫米炮，而剩下的一个则是观察用炮台，这些都是在一战前要塞的基础上建筑而成的。而在附近，还有6个其他的炮台，数个分段，以及铁丝网和其他各种反坦克障碍。而在边境线更后方的地区则是位于莱姆森林（Raismes Forest）的“安全地带”，这里一共有12座炮台。在埃斯考特地区的要塞主要由来自第54要塞步兵团以及第161要塞炮兵团的军人操作，而在这一区域还有法军第1军的数个师，此时，他们已经被快速推进的国防军B集团军群包围进了“敦刻尔克口袋”。

防线当面的德军部队包括位于南部的来自A集团军群的第8军以及位于中部和北边的来自B集团军群的第27军，从5月22日到25日，国防军A、B两个集团军群不断向“口袋”里推进，这一地域的防御要塞遭到了德军炮兵的重点“关照”。在埃斯要塞，两门88毫米高射炮在近距离上对要塞进行了射击，将2号战斗分段重创，并且还顺带重创了邻近的吉勒因（Jeanlain）炮台。但德军也为此付出了代价——其中一门炮在转移阵地时被吉勒因（Jeanlain）炮台火力击中，几名炮组成员阵亡，火炮也被放弃。而莫尔德要塞则在几天里持续不断地遭到德军间瞄火力攻击，参加这场“大合唱”的甚至包括了上一次大战的老古董——来自第641重型炮兵营（schwere Artillerie-Abteilung 641）的斯柯达（Skoda）造305毫米重型榴弹炮，说起来，在别的国家，这样的火炮恐怕早已经在博物馆里安享晚年了，可惜，现在这些火炮却依然要和自己儿子辈孙子辈的各种炮们合谋共力。虽然德军炮击的气势非凡，但是除了几次近失弹之外，要塞受到的损失可谓微乎其微。就在遭到炮击期间，要塞守军也并没有被动挨打，他们也对火炮射程范围内的德军炮兵阵地以及部队进行了射击。



德军士兵正在检视埃斯要塞上一处被彻底打烂的“大钟”，可以想象，当时里面的守军经历了多么恐怖的一幕。

到了5月28日，第28步兵师下属的第7步兵团在第28突击工兵营的支援下，对埃斯要塞和邻近的几个炮台展开了进攻。德军炮兵在距离要塞约400米的距离上向要塞后方以及南部侧翼进行射击，将2号分段打得千疮百孔，大多数武器都被摧毁，尤其是几发88毫米炮弹，它们直接将1号分段的2个带装甲的“大钟”撕开。在Pak36的掩护下，突击工兵们迅速摸上了要塞顶部，然后他们就像在攻击拉法叶特要塞时所做的一样，使用炸药包炸瘫了剩余的数座炮塔和“大钟”，期间一名法军士兵阵亡。考虑到要塞受损严重，已经没有坚守下去的可能，埃斯要塞指挥官下令所有还能行动的人迅速通过地下坑道撤往吉勒因（Jeanlain）炮台。但是那里的情况同样不容乐观，在抵抗一阵之后，160名守军最终选择了向德军投降。



1940年5月29日，西线某个不知名的树林里，一个法军炮组正在装填炮弹，而炮弹将射向的目标，却正是士兵自己祖国被纳粹占领的土地上。

而在埃斯考特要塞区北边，德国防军第253步兵师对莫尔德要塞发起了进攻。步兵们一步步接近要塞，占领了附近的多个炮台，依然没能拿下要塞。但是，随着形势不断恶化，莫尔德要塞指挥官最终下令自行摧毁要塞中武器，于夜间放弃要塞。到了5月27日早晨，德军再次接近要塞时，发现要塞里已经空无一人。

在中部战线，第27军下属的第269步兵师在第217步兵师的掩护下，在与来自法军第4军团（4e Corps d’armée）的守军进行了长达3天的激烈战斗后，终于拿下了这一地带的要塞群。在力战无果之后，剩余法军奉命撤往里尔。在战斗中，德军炮兵再次大显神威，用猛烈的火力将法军要塞挨个“点名”，有效地配合了步兵的行动。但是，法军的抵抗也并非毫无意义，他们的顽强抵抗成功地拖住了数个德军师进军的步伐，和阿拉斯反击战一样，为“敦刻尔克口袋”里的盟军士兵以及英法海军及运输部队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使得“发电机行动”得以能够最终实现，为盟军未来反攻欧洲大陆保留了大量有生力量。

不管怎么样，自5月10日起，在经历了长达17天的激烈战斗之后，德军已经将蒙特梅迪以及海峡一线的法军要塞全部占领，德军在付出一定代价后还是达成了战略目的。而对于整个马奇诺防线而言，这才是血与火考验的开始。

就在按部就班的扫荡了盟军在佛兰德斯以及比利时的有生力量之后，德军开始了一个更加宏大的作战计划，国防军A、B两个集团军群开始向法国中部进军，意在彻底消灭法军主力。在德军的作战构想中，法军在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有可能发起的反击行动会对德军的行动造成极大的威胁，为了解除这一威胁，A集团军群命令古德里安的第19装甲军向法瑞边境线方向进攻，包围在孚日山脉的法军，同时第16集团军继续攻击马奇诺防线侧翼，并且占领凡尔登、图勒（Toul）和梅斯等要塞城市。而C集团军群则担任支援任务，承担对马奇诺防线一些部分的进攻任务。

而此时法军的形势相当不妙，之前在比利时以及北部的战斗中已经损失惨重，短时间内难以恢复元气。为了挽回局面，5月18日，保罗·雷诺（Paul Reynaud）改组法国内阁，亲兼国防部长，并召回驻西班牙大使、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宿将，84岁的贝当元帅，担任内阁副总理。在5月20日，魏刚接替了之前因表现不佳而被免职的甘末林，成为了法军最高指挥官。魏刚上任之后着手稳定战线，根据计划，法军第3和第4集团军将在索姆河和埃纳河之间建立起一道防线，这也正是所谓的“魏刚防线”。根据魏刚的设想，法军将在此地坚持防御，即使有个别地域被德军突破，其他地域仍将在德军战线后方坚持抵抗，不断拖住德军步伐。在6月刚开始时，法军第2集团军就有将近一半的部队撤离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撤到“魏刚防线”，这样一来，能够用来支援马奇诺防线的部队就只剩下15个师左右的兵力。而在第2集团军当面的德军部队则是来自C集团军群的约20个师。

6月5日，B集团军群首先开始进攻“魏刚防线”，之后到了6月9日，A集团军群也加入进攻。经过数天的激烈战斗，德军最终撕开了防线，法军的防御全线崩溃。之前已被编入法军第2集团军战斗序列的第2军也一路向南撤退，并且试图在马恩河（Marne River）上建立防御，而这样一来，马奇诺防线的西部侧翼也就被暴露在德军的兵锋之下。预见到这样的威胁之后，普雷特拉（Prételat）遂下令法军第3、第4和第5军于6月13日到14日夜间开始，从所驻守的马奇诺防线地域撤退。撤退分为几个阶段，第一阶段，驻守在表面阵地的部队以及炮兵部队撤出所在阵地，而要塞守军仍然坚持防御，以顶住德军进攻，为友军撤退争取时间。第二阶段，在6月18日左右，在友军撤退完毕，坚守任务完成时，要塞守军炸毁要塞中所有武器和设备，避免资敌，然后撤出要塞，与后撤部队会合。在撤退期间，“要塞区域”（secteurs fortifiés）的各种命令将由军司令官直接传给各个要塞最高指挥官。这个计划如果能认真执行，法军将能保持下相当的有生力量，然而，就在6月12日夜间，法军第2军下属的第132、第155要塞步兵团和第169要塞炮兵团擅自提前一天从马奇诺防线西部要塞撤出，在防线上留下了一条长约30公里的缺口，并且将夏内斯、沃洛讷堡垒（Fortress）和托内尔要塞（Fort）拱手让给了德军第16集团军。

不论最后情况如何，在法军的大撤退之后，克吕斯讷要塞区（Secteur fortifié de la Crusnes）就成了仍然掌握在法军手中的马奇诺防线的最西侧。在这里，法军构筑有3个要塞和4个堡垒，互相配合可以给德军的行动造成很大的影响。但是，由于之前的大撤退，在此地坚守要塞堡垒的部队就只剩下了第128、第139和第149要塞步兵团和第152要塞炮兵团。在靠近郎古永的马奇诺防线最北端，是菲梅-夏皮要塞（Fort Ferme-Chappy）。这是一个拥有两个战斗分段和一个独立机枪炮塔的小型要塞，和拉法叶特要塞一样，由于战斗力不足，这座要塞不足以成为这一地域的防御要地。但是，不同于拉法叶特要塞，这一要塞以及周围地区处于附近费尔蒙特（Fermont）要塞和拉特蒙特（Latiremont）要塞的75毫米炮的射程范围内，可以获得这些火炮的火力支援。

6月14日，几乎就在法军第2军开始后撤时，德国防军第16集团军便迅速向前推进，其中第7和第36军沿默兹河一路向南推进，到达了凡尔登和图勒，同时，第31军级战斗群（Höheres Kommando）从西边包围了整个梅斯要塞区，从而实现了对梅斯的合围行动。又过了3天，到了6月17日，第36步兵军第169步兵师进入了梅斯，与突破萨尔地区的来自C集团军群第1集团军的数个师一起合围了梅斯要塞区的守军。在权衡利弊之后，法军要塞指挥官并没有选择投降，而是准备在此进行抵抗。

就在第31军级战斗群绕过马奇诺防线侧翼时，费尔蒙特要塞就开始对德军进行袭扰性射击。作为一个拥有572名守军的大型炮兵要塞，费尔蒙特要塞拥有2个入口分段和7个战斗分段，当中有2个是炮兵分段，一共配有5门75毫米炮。为了反击来自费尔蒙特要塞的炮火，在6月17日，德国防军第183步兵师师属第394高炮营（Flak-Abteilung 394）炮兵用2门88毫米高射炮抵近到距离费尔蒙特要塞约6000米的距离上对要塞进行火力压制，以掩护同时在郎古永附近准备渡过希耶河的第162步兵师。88毫米炮弹不断地砸在要塞中最为关键的4号炮兵分段上，而由于德军的高炮阵地位于反斜面上，法军难以对此进行打击。德军炮兵在长达4个小时的战斗中一共打出了160发炮弹，在4号分段的外墙上炸出了一个直径约1米的大洞，而其中更有一发炮弹直接落入了分段内，但奇迹般的没有给内部的法国守军造成什么伤亡，内部设施也没有什么严重损失。如果这时德军炮兵继续开火，那要塞很有可能就将遭到毁灭性打击。但是，德军此时并没有意识到他们即将取得胜利，相反，他们选择了撤出战斗。就在当天晚上，法国守军利用铁板和混凝土设法修复了外墙上的破损，要塞内的3门75毫米炮也被恢复到了可射击的状态。



在费尔蒙特要塞之战结束之后，一名德军士兵和一名法军士兵正在检视一个被305毫米攻城炮炮弹直接击中的75毫米炮塔。

到了第二天，新近到达战场的第161步兵师接替下第183步兵师，后者继续向东边的蒂永维尔进发。第161师师长赫尔曼·威尔克（Hermann Wilck）中将判断认为当前克吕斯讷守军士气低落，战斗力不强，于是下令下属的第371步兵团配合战斗突击工兵以及来自师属炮兵团的两个营的105毫米榴弹炮攻克费尔蒙特要塞以及菲梅-夏皮要塞。其中，第1营主攻费尔蒙特要塞，第3营主攻菲梅-夏皮要塞。很显然，这次德军明显是托大了，战前准备时间还不到一天，而这里的法国人显然也不是吃素的，匆忙的攻势最终以失败告终。

6月21日凌晨5点，进攻正式打响。作为开场的保留节目，来自第641重型炮兵营的3门210毫米重型榴弹炮和2门305毫米斯柯达重型榴弹炮用炽烈的火力对要塞进行了炮火覆盖。在这场总长约2个小时的烟火表演中，德军炮兵们打出了约75发炮弹，只可惜在一片地动山摇的阵势过后，除了暂时压制住了法军要塞炮兵火力以外，实际效果差强人意。法军的损失相当轻微，即便是一发305毫米炮弹直接命中费尔蒙特要塞的75毫米炮塔，也没有对炮塔本身造成什么实质性的毁伤。

就在炮兵们不停装弹射击的同时，来自第371步兵团第1营和第3营的4个步兵连和伴随的战斗突击工兵以及47毫米反坦克炮，也从后方向费尔蒙特要塞和菲梅-夏皮要塞摸近，还有1个步兵连作为预备队。重炮炮击停止之后，师属炮兵团的105毫米榴弹炮又开始对要塞战斗分段和中间区域进行炮击，以掩护步兵和战斗突击工兵突进。到了约6点30分，1个步兵连接近了费尔蒙特要塞的两个入口分段，德军试图从此突入，但就在这时从入口分段和附近的贝尔维尔（Bois-de-Beuveille）炮台射来的机枪弹挡住了德军，德军与法军展开了第一次交火。战斗中，德军1发47毫米炮弹打穿了位于入口分段的一个“大钟”的射击孔，一名法军士兵阵亡。之后，费尔蒙特要塞的81毫米迫击炮炮塔开始朝两个入口分段中间的区域开火，进攻德军被压制得动弹不得，德军的这次突击遂告失败。与此同时，另外一个连则向费尔蒙特要塞的7个战斗分段发起了进攻。他们先绕过了对进攻威胁不大的皮克西厄（Puxieux）瞭望哨，直接进攻炮台，但是同样没有得手。尽管如此，一群步兵和战斗突击工兵仍然坚持穿过皮克西厄炮台进攻战斗分段，他们试图穿越前沿的铁丝网壕沟群，但是，当他们忙于突破铁丝网时，从多个战斗分段射来的机枪子弹编织成一道火网，将德军压制在了原地。进攻战斗分段和炮台的目标都难以实现，德军的进攻陷入了停滞。更加雪上加霜的是，来自拉特蒙特要塞的75毫米炮弹直接落在了德军所处的位置，见势不妙，德军果断地选择了三十六计走为上。

进攻费尔蒙特要塞的第1营铩羽而归，而进攻菲梅-夏皮要塞的第3营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起初，进攻还算顺利，借助师属炮兵团的105毫米榴弹炮的火力支援，第3营的2个连拿下了邻近的几个战斗分段。然后，利用附近的农舍和壕沟做掩护，他们迅速摸近到距离要塞仅有30米的位置。就在这时，要塞内的机枪开始猛烈开火，而来自费尔蒙特要塞的火炮也纷纷“发言”。眼看进攻已无可能，德军指挥官下令撤退。

经过将近8个小时的战斗，这次行动终于以失败而告终。这是整个法兰西战役中德国国防军部队对马奇诺防线要塞发起的最后一次地面突击行动。为了这次徒劳无功的行动，德军共有46人阵亡，251人受伤，相比起德军的伤亡，法军的伤亡可谓轻微。除了在费尔蒙特要塞被47毫米炮弹击中阵亡的1人之外，在菲梅-夏皮要塞也有1人阵亡，此外还有数人受伤。如此悬殊的伤亡比，估计也是让很多德军指挥官大跌眼镜。在这一天晚些时候，发生了非常具有人情味的一幕，费尔蒙特要塞指挥官奥伯特（Aubert）上尉同意德军在打出白旗的情况下返回战场，救治伤兵，并且将留在战场上的阵亡士兵遗体带回己方战线。

尽管这次行动失败了，但是第161步兵师仍然没有死心，他们并没有放弃对该地区的企图，并且计划在晚上发起第二次进攻，同时，第二天还将对附近的拉尔蒙特要塞发起进攻。但是，这两个进攻计划都被C集团军群指挥官冯·勒布（Von Leeb）中止，他下令下属步兵部队停止对马奇诺防线要塞的进攻，因为在那时，法德即将达成停战协议，进攻马奇诺防线已经并非重要任务，既然马奇诺防线迟早都会成为自己的囊中之物，再为了它而付出更多损失也已经是很没必要了。这一道命令可谓功德无量，让不少可能去见阎王爷的士兵们又延长了几年阳寿。因此，在之后的3天里，第161和第183师继续对摩泽尔河以北的各个要塞进行压制，切断各个要塞之间的电话线联系，派出步兵进行前沿战斗巡逻，同时用反坦克炮间或其他间瞄火炮对法军藏身之处进行炮击。法军当然也没有坐以待毙，各个要塞的火炮也不断对德军进行射击，虽然为了节省弹药曾经停止过集火射击，但是还是造成了德军一定的伤亡。

尽管在此之后法军被迫放下武器，但是也不是所有的法国军人都喜欢“整齐的举起双手”。上文中提到的奥伯特上尉就拒绝接受这样的结果，他最终设法逃出了梅斯包围圈，并且来到英国，加入了戴高乐将军麾下的“自由法国”陆军。最终，他于1943年1月21日在突尼斯阵亡，也算是死而后已。

就在第16集团军包围西部的梅斯要塞区时，国防军C集团军群也发动了一系列针对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的进攻。其中第一次，也是最大规模的一次攻势代号为“老虎行动”（Operation Tiger），这次行动由第1集团军发动，主要的伤亡可谓轻微。除了在费尔蒙特要塞被47毫米炮弹击中阵亡的1人之外，在菲梅-夏皮要塞也有1人阵亡，此外还有数人受伤。如此悬殊的伤亡比，估计也是让很多德军指挥官大跌眼镜。在这一天晚些时候，发生了非常具有人情味的一幕，费尔蒙特要塞指挥官奥伯特（Aubert）上尉同意德军在打出白旗的情况下返回战场，救治伤兵，并且将留在战场上的阵亡士兵遗体带回己方战线。

尽管这次行动失败了，但是第161步兵师仍然没有死心，他们并没有放弃对该地区的企图，并且计划在晚上发起第二次进攻，同时，第二天还将对附近的拉尔蒙特要塞发起进攻。但是，这两个进攻计划都被C集团军群指挥官冯·勒布（Von Leeb）中止，他下令下属步兵部队停止对马奇诺防线要塞的进攻，因为在那时，法德即将达成停战协议，进攻马奇诺防线已经并非重要任务，既然马奇诺防线迟早都会成为自己的囊中之物，再为了它而付出更多损失也已经是很没必要了。这一道命令可谓功德无量，让不少可能去见阎王爷的士兵们又延长了几年阳寿。因此，在之后的3天里，第161和第183师继续对摩泽尔河以北的各个要塞进行压制，切断各个要塞之间的电话线联系，派出步兵进行前沿战斗巡逻，同时用反坦克炮间或其他间瞄火炮对法军藏身之处进行炮击。法军当然也没有坐以待毙，各个要塞的火炮也不断对德军进行射击，虽然为了节省弹药曾经停止过集火射击，但是还是造成了德军一定的伤亡。

尽管在此之后法军被迫放下武器，但是也不是所有的法国军人都喜欢“整齐的举起双手”。上文中提到的奥伯特上尉就拒绝接受这样的结果，他最终设法逃出了梅斯包围圈，并且来到英国，加入了戴高乐将军麾下的“自由法国”陆军。最终，他于1943年1月21日在突尼斯阵亡，也算是死而后已。

就在第16集团军包围西部的梅斯要塞区时，国防军C集团军群也发动了一系列针对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的进攻。其中第一次，也是最大规模的一次攻势代号为“老虎行动”（Operation Tiger），这次行动由第1集团军发动，主要攻势是对萨尔谷地（Sarre Gap）进攻，旨在阻止法国第2集团军在孚日山脉设立阵地，同时缩短A集团军群和B集团军群的补给线。

就在5月15日“火炬行动”结束之后，萨尔前线一直保持平静。之后到了6月6日，第1集团军开始向法军防线推进，展开主动巡逻，并且开始整备各型重炮。对于德军的行动，法军采取了防御性措施，部队后撤到了主防线，并用炮火对德军进行袭扰性射击。到了6月10日，第1集团军再次向前推进，夺取了法军的前哨阵地。很显然，德军的一次大规模行动即将开始。

此时的德军方面已经完成了作战准备，占有绝对的兵力优势，国防军第1集团军计划投入3个军用于进攻，分别为下辖第79、93、258步兵师的第30军，下辖第75、268步兵师的第20军，下辖第60、252步兵师的第24军，总计共7个步兵师，另有第168、197、198、257总计4个步兵师作为集团军预备队。为了集中力量，第1集团军不惜牺牲了己方侧翼力量，西侧面对梅斯地区的部队被削减到两个师——第45军级战斗群下辖的第96和167步兵师，而面对劳特（Lauter）地区长达80千米长的东部侧翼则还剩下第37军级战斗群下辖的第215、246和262步兵师。此外，战斗突击工兵、侦察兵和炮兵单位被从侧翼和预备队各师中抽调出来，分配给7个担任主攻的步兵师。除了上述的部队，还有4个师的部队作为预备队，因此一共有17个步兵师，可以看到，为了进攻萨尔地区，德军真的是下了血本。

为了这次进攻，第1集团军集中了大约1000门火炮，规模之大，在整个法兰西战役堪称绝无仅有。类似一战中的做法，小口径和中口径火炮被沿着战线平均分配：第30军拥有78个炮兵连，第12军有74个，第24军则有63个。而在远程火力方面，第1集团军拥有3个150毫米炮兵连和8个列车炮连，而为了消灭坚固工事，它还得到了第800重炮营，该营拥有1门莱茵金属造355毫米榴弹炮和2门420毫米榴弹炮。至于前文中提到的曾经多次给予要塞以致命打击、能够有效摧毁地堡的88毫米炮，第一集团军只有16门，其中12门来自空军高炮部队的高射炮，另外还有来自第525重型反坦克营（schwere Panzerjäger-Abteilung 525）的4门反坦克炮，这些炮被和20毫米高射炮和37毫米反坦克炮一起编组成了一个小型炮兵战斗群。此外第24军还得到了第665突击炮营（Sturmbatterie 665）的支援。



战前法军布置在前沿的障碍带



德军炮兵部队的大杀器——420毫米克虏伯重型攻城炮。该炮十分庞大，威力惊人，仅单发炮弹就重达一吨，第800重型炮兵营用该炮支援了第75步兵师对法军第174要塞步兵团的进攻。

尽管从纸面上看，火炮的数量令人印象深刻，但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些火炮的质量也和它们的数量一样让人印象深刻，与其说是准备摆开架势和法国人拼火力，倒不如说是进行一次大型火炮展示会。有的火炮确实性能优良，而不少炮则已经老掉牙，甚至还有一些是一战时期的老古董，如果客观的评价，与其说它们具有一定的实战价值，还不如说它们具有相当的文物价值。说起来，这些火炮的唯一作用，恐怕也就是打出几发炮弹，给自己人壮点胆，顺便看看能不能吓唬住法国人了。而真正能派上用场、能够准确地命中和击穿混凝土要塞外墙的火炮少之又少。



第800重型炮兵营装备的另外一种重炮，莱茵金属的得意之作，355毫米M1重型榴弹炮。



射击中的420毫米重型攻城炮，图中可见右下角的一名德军炮兵正在拉动拉火绳，

而在空中支援方面，德国空军也友情参加了这场陆军主导的演出，出动了第5航空军（V Fliegerkorps），该部拥有Ju87、He111、Do17和Me110等多个机种，同时还得到了新式的Ju88。然而空军把大多数精力都花在了轰炸高价值的战略性目标上，例如打击城镇、兵营、远程火炮和列车炮，而并没有直接支援步兵作战。似乎在飞行员们看来，对这些目标进行打击“太没有技术含量了”。

而法军方面，相比起法兰西战役开始时，此时萨尔地区法军的实力已经被大大削弱了。就在5月末到6月初，法军第4集团军率先撤退，然后第2集团军群的剩余的部队陆续撤出，只留下少数编制不全的要塞部队和间隔部队来阻击德军。而在“老虎行动”开始时，正好是最后的法国部队准备撤退的时候。

在法军第4集团军离开马奇诺防线之后，萨尔地区的防御任务主要由胡伯特（ Général Hubert）指挥的法军第20军团（ 20e Corps d’armée）担任。防线自西至东，防守的部队分别是第69、第82、第174要塞炮兵步兵团（Régiments mitrailleurs d’infanterie forteresse （RMIF））以及第41、第51殖民地炮兵步兵团（ Régiments mitrailleurs d’infanterie coloniale（RMIC））。这5个步兵团额外加强了机枪火力，相比起其他部队而言火力更加强大。而在主防线阵地后方，第52步兵师（52e Division d’infanterie）和波兰第1掷弹兵师（1ère Division de grenadiers Polonais）作为预备队被保留。在炮兵方面，法军拥有大约100门各式火炮，口径从75毫米到155毫米，分属多个师属炮兵连，还有一个305毫米列车炮连为守军提供远程支援火力。

法国步兵团在尼德（Nied）河、莫德巴赫（Moderbach）河以及萨尔（Sarre）河沿岸构筑了预设阵地，这里的防线类似于一战时期的堑壕体系，包括用壕沟连接的混凝土要塞和木制掩体，前方则有反坦克壕、钢轨制成的障碍带、铁丝网和雷场。然而，法军防御体系的核心居然是——洪水……法国方面通过筑坝截留河水形成洪泛区，准备对德国人来一场“水淹七军”。只不过最终，这一计划被龙王爷给搅和了。防线的纵深在各个地段不尽相同，从洪泛区后面一条碉堡组成的单薄防线到洪泛区之间纵深达2公里的多层碉堡群都有。前线的诸多地方都分布着混凝土碉堡，野战工事和反坦克障碍组成的支撑点。主要的筑垒线前面还有前哨阵地，也就是所谓的“防波堤”（wave breaker），设置它们的目的就是阻止德军对主阵地的观察。防御的骨干是25个能够承受重炮轰击的大型混凝土炮台。这些炮台装有47毫米或65毫米反坦克炮以及重机枪。此外，一些火炮碉堡和装在地面上的机枪塔能够提供侧射火力来封锁敌人可能的前进路线。



法军在萨尔地区的防御相当程度上依靠制造洪泛区来限制德军的行动，从而迫使德军在法军有所准备的地段发动攻势。然而，1940年法国的春季气候比往年干了不少，雨下得少了，水位也就大大低于预期，法军的意图就这样落了空。

第一集团军的攻势自6月14日开始，在此之前，德军依靠在前线反复进行航空侦查，弄清了大部分法国阵地的位置。而就在同一天，国防军兵不血刃拿下了巴黎。就在攻击前一天晚上，德军在暴雨中向前沿进入了进攻阵地。法军发现了德军的行动，对德军进行了一轮炮火反击，不过这一顿炮火反击实在是聊胜于无，并没有给德军造成什么严重影响，只是给德军带来了一些额外的麻烦。



6月14日，“斯图卡”对法军阵地的空袭使得萨尔燃起了大火。而远方的烟则是德军炮兵进行弹幕射击所留下的，说起来，两军交兵，倒霉的永远都是老百姓。



一名来自第93步兵师的士兵站在卡佩尔支撑点西侧一个仍在冒烟的堡垒入口处，正警惕着附近一处法国阵地的动静。他手里的Kar98k步枪上已经上好了刺刀，显示出在此地的战斗十分激烈。

清晨7点30分，德军炮兵发动了一次长达90分钟的猛烈弹幕射击，随后是第5航空军的俯冲轰炸机部队发起了空袭。一时间，战场上地动山摇，大雾弥漫，就在法军士兵感受着排山倒海的压力时，德军方面的炮兵观察员视野也遭到严重影响，没了耳目，德军炮兵也只得盲人瞎马的乱打一阵。结果，炮击和轰炸虽然阵势凶猛，但也并没有收到什么明显的效果，只有少数法军阵地被摧毁，没有要塞或炮台失去战斗力。就在空军的“斯图卡”们潇洒地离开战场上空之后，向前推进的德军步兵在遭到法军抵抗之后才郁闷地发现，自己面对的是几乎还是完好无损的法军防线。相比较而言，德军的反炮兵火力效果要好一些，不过依然有足够的法国火炮幸存下来，给进攻部队造成了重大伤亡。

第30和第12军在萨尔缺口的西段发起了进攻，而第24军则在中段和东段萨尔河与艾伯河（Albe）的洪泛区中发起了辅助攻势。第30军的攻势由第93步兵师担任主力，第258步兵师担当支援，而第79步兵师则作为预备队。担任先导任务的第93步兵师第271和第272步兵团面对的是法国第82机枪步兵团的阵地。第93步兵师的攻击目标是巴斯特—卡佩尔（Barst-Cappel）地区的法军大型支撑点，以及瓦莱特（Valette）村前面的主要堡垒线。在巴斯特，第271步兵团的进展并不如意，在炮火准备中，城镇遭到了毁灭性打击，但法军工事却没有受到严重损害，这导致了德军之后陷入了艰苦的巷战，整个巷战持续了数个小时。与此同时，第272团对卡佩尔法军支撑点的攻击很快取得了成功，由于山坡上的法军战斗分段房（blockhouse）在德军炮兵观察员的视角下一览无余，所以当德国步兵发起突击时，法军阵地很快就被德军野战炮和反坦克炮火力轻松的压制住了。该团很快夺取了阵地，抓获了150名法国战俘。而付出的代价极其轻微，仅有10人阵亡，64人受伤以及4人失踪。然而当第271团和第272团穿越巴斯特—卡佩尔南部的公路的时候，第93步兵师的攻势在来自法军主堡垒线的猛烈炮火下瓦解了。失去了两门88毫米反坦克炮（一门故障，一门在战斗中损坏）的支援，战斗突击工兵也被附近一个炮台的侧射火力所压制，德国步兵无法摧毁法国第82要塞炮兵步兵团的战斗分段房。更加雪上加霜的是，一群德军俯冲轰炸机误炸了一个已经被第271团占领的战斗分段房，造成了德国步兵一定的伤亡。进攻陷入停顿，伤亡也不断增加，虽然尚未占领预定进攻目标，第93步兵师师长也只得命令部队停止进攻。



卡佩尔到霍斯特的路旁阵亡的3名德军士兵，他们是在水沟中寻找掩护的时候被法军炮火击中阵亡的。

第258步兵师的进攻同样以失败告终。和第93步兵师所遇到的情况类似，炮火没能命中法国第69要塞火炮步兵团在尼德河沿岸的阵地和比丁（Biding）东面的格罗斯堡（Grossberg）支撑点。尽管难度重重，第258步兵师的第458团和第479团还是投入战场发起了进攻。在比丁西面，第458步兵团试图渡过尼德河，但在渡河当中，突击部队陷入了数个战斗分段所编织成的致命的交叉火力中，还遭到了格罗斯堡支撑点侧射火力的攻击，这个行动很快就演变成了一场不折不扣的灾难。屋漏偏逢连夜雨，之后一个装备了75毫米速射炮的法军炮台的直射火力摧毁了多门该团的反坦克炮和野战炮，不少架桥设备也毁于一旦。失去了炮火掩护和架桥设备，突击部队无法到达对岸。到下午晚些时候，第479步兵团终于夺取了格罗斯堡支撑点，但由于伤亡惨重和消耗了太多时间，第258步兵师师长暂停了渡河行动，后续的针对比丁的攻击也被取消。就这样，第69要塞火炮步兵团守住了阵地。

在第12军的作战区域，第268步兵师在霍斯特（Hoste）村附近发起了进攻。该师的第488步兵团和第499步兵团在参加过攻击埃本·艾马尔要塞的第51突击工兵营的协同下，攻击了第174要塞火炮步兵团的两个营防守的阵地。沿霍斯特一路挺进，488步兵团又攻击了朗斯沃德（Langstwald），一处由堡垒和安装在地上的装备重机枪的小型坦克炮塔防御的树林。和其他地方一样，炮火没能摧毁法国防线。尽管步兵和战斗突击工兵多次对树林发动进攻，法军机枪和重炮火力依然成功地阻止了该团的推进。与此同时，499团在两个人工湖之间一条遍布铁丝网、还被四个堡垒的交叉火力覆盖的狭长土地上陷入了困境。苦战至下午过半，在88毫米反坦克炮摧毁了法军堡垒之后，该团终于取得了突破。随后第499步兵团向前挺进，占领了霍斯特村，到夜幕降临时已经占领了湖区南面的一片树林，俘虏了大约350名法国第174要塞火炮步兵团的士兵，这是当日对法军防线最成功的一次突破。



霍文（Holving）支撑点的两座机枪塔，由坦克炮塔改造而来，6月15日清晨在法军第41要塞步兵团放弃阵地之后德军占领了该地，图中两座机枪塔都没有被德军的炮火摧毁，后面那座机枪塔后来在战斗中被德军反坦克炮的直射摧毁。不过也不知道是不是受此启发，在大战中后期时，德国人也利用各种坦克炮塔，制造出了一系列碉堡。



卡尔玛里克森林以东的法军M30炮台，遭到过从37毫米炮弹到420毫米近失弹的轰击。驻守炮台和周围几个堡垒的士兵多次击退了德军攻击，后来陷入包围并被德军从后方攻击才被迫投降。

在第12军的东侧，第75步兵师渡过莫德巴赫河的策应攻击结果在收到一定战果的同时也受到了一定损失。该师当面敌人是防御卡尔玛里克（Kalmerich）森林的法军第174要塞机枪步兵团。期间，第222步兵团穿过卡尔玛里克森林东侧的一个洪泛区发起进攻，但被位于洪泛区后面的法军战斗分段射出的机枪火力轻易地阻止了，行动无果而终。同时，第125步兵团渡过莫德巴赫河攻入卡尔玛里克森林的攻击成功了。视野良好的德军88毫米和105毫米火炮击穿了森林前面的主堡的前壁，炮击中法军共有11人阵亡。随着德军炮火日益炽烈，法军防线上被打开了一个缺口，随即德国突击部队强行渡河，从该缺口突入森林，从后面攻击其余的法军阵地。到下午时分，森林中的法军已经被大部消灭，德军报称俘获法军第174要塞步兵团约130名士兵。

而在萨尔缺口的另一边，皮特朗日（Puttelange）和萨尔比（Sarralbe）之间，第24步兵军的第60和第252步兵师攻击了第41和第51殖民地机枪步兵团的3个顽强的营。被莫德巴赫河和艾伯河沿线的几个大型洪泛区的状况所诱导，德军的主攻点选在后维因（Holving）南面一处莫德巴赫河只有十米宽的地段。然而河流的另一侧是第51团防守的一片名为希舍哈望（Buschhubelwald）的茂密森林。第60和第252步兵师的攻势从一开始就注定是一场灾难。和其他地方一样，炮火由于晨雾错过了目标。随后，由于糟糕的道路，第665突击炮营的三号突击炮（StuG III）没能在攻击发起时到达预定位置，部队只能依靠两门88毫米高射炮和几门75毫米步兵炮为攻击提供支援。雪上加霜的是，就是这些仅有的火炮也在进攻的第一个小时就被法军的机枪和炮兵火力摧毁。失去了火炮支援，进攻中的步兵和战斗突击工兵们就只能靠他们自己了。失去了炮兵支援的第60步兵师没能拿下Remering的法军阵地，更为重要的是，对法国防御的核心，后维因支撑点的攻击同样没能得手。激战中，抽调自第95步兵师的第195突击工兵营攻击了第41殖民地机枪步兵团大约1个半连规模的战斗部队，激烈的战斗中，阵地多次易手，德军在战斗中曾经两次突破了阵地，但由于兵力不足又两次被法军逐出阵地。由于没能拿下后维因支撑点，德军对布啥哈望森林的攻击在到达莫德巴赫河之前就在法军的侧射火力下崩溃了。而借助晨雾的掩护，第252师第461团一部曾经成功地渡河进入森林，但是，在那里该部很快陷于孤立。法军第41团和波兰第1掷弹兵师随即发起反攻将德军逐出了森林，德军损失惨重，大部阵亡或被法军俘虏，只有4名德国士兵得以突围返回己方战线。

第24军的行动遇到了重重挫折，唯一的进展由第252步兵师取得，该师发动了一次辅助攻击。在进攻前，强大的炮火就摧毁了几处法国阵地。之后，第472步兵团轻易地占领了第51殖民地机枪步兵团在萨尔比北侧的阵地，以及一座山上的支撑点。

就在6月14日的夜幕降临之时，鉴于当前的形势，冯·维茨勒本（Von Witzleben）大将一度考虑停止第1集团军的攻击行动。出乎德军意料的是，虽然兵力和火力都居于劣势，但是法军的抵抗却远远超出预期，进攻中，德军伤亡较大，第一天的进攻目标也没能达成。尽管德军攻占了比丁、毕斯特和卡佩尔3处的支撑点，法军防线的主体依旧完好，德军参战各部第75步兵师在卡尔玛里克和第268步兵师在霍斯特实现了突破，而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第二天的战斗将会对局势有什么改观。然而此时，一个阴差阳错的发现改变了这一切，这回，命运垂青了德军。占领卡尔玛里克森林的德国士兵缴获了法军第174团2营营长下发给各连的撤退命令。这份缴获的命令随后被上交给德军高层，正是这份命令最终促使维茨勒本下定决心在第2天继续进攻。



经过一番苦战，德军终于拿下了位于萨尔附近的这座法军堡垒，该堡垒因为遭到一门75毫米炮的直射而失去战斗力。图中，来自第252步兵师的士兵正在拍照留念。



当官的，当兵的，呼呼啦啦站一堆，图中显示的是第252步兵师的一个前沿炮兵观察点，该观察点位于被占领的法军科诺普支撑点的指挥部顶上。

当天夜里，法军各团放弃主防线向南撤退，退往格奥斯唐屈安（Gros Tenquin）和萨尔联（Sarre Union）之间由法国第53步兵师和波兰第1掷弹兵师防守的第二道防线后方。第二天早上，德国第30、第7和第24军继续进攻，很快突破了法军后卫的防线，到上午过半时，德军开始与法军第53步兵师和波兰第1掷弹兵师交战。两个师对德军进行了顽强抵抗，挡住了德军的进攻，随后在夜间利用夜色掩护，设法脱离了同德军的接触，向南撤退。

至此，维茨勒本的第1集团军终于成功地突破了防线，分割了梅斯和劳特尔地区的联系。在两天的激烈战斗中，双方均伤亡惨重，共有约1200名士兵阵亡。

就在第1集团军深入萨尔缺口的时候，前线的侦察部队未能成功劝降马奇诺防线上剩余地区的守军。这些法军收到了上级命令，根据命令，他们必须坚守到6月17日。维茨勒本预判法军有撤退的可能，遂命令由库尔特·冯·格莱夫（Kurt von Greiff）指挥的第45和第37军级战斗群攻占第1集团军打开突破口两翼的要塞群，以期扩大战果。其中，第45军级战斗群负责孤立梅斯以东的要塞群，配合第16集团军从东部方向进行的包围作战，而第37军级战斗群则负责孤立防线尽头劳特（Lauter）地区的要塞。

很快，第45军级战斗群就碰到了马奇诺防线上的一个硬钉子。在摩泽尔河到萨尔缺口长达50公里长的正面上分布着大大小小6个要塞，16个堡垒，以及其他数个间隔炮台。在北部和中部地区修筑有大量防御工事，其中，位于布雷要塞区（Secteur fortifié de Boulay）的哈肯博格（Hackenberg）要塞不仅在此区域中难有出其右者，在整个马奇诺防线上也罕有能与之相比的大型要塞。作为马奇诺防线上第一批被修建的大型要塞，哈肯博格要塞绝对算得上是一个样板工程，它拥有长达8公里的地下坑道，2个入口分段，19个战斗分段，与此成正比的是，整个要塞共有1080名守军驻守。然而，当防线穿过布雷要塞区进入福尔屈埃蒙要塞区（Secteur fortifié de Faulquemont）后，防御密度立刻出现了下滑，尤其是在尼德河南岸，这里只有少数几个堡垒和间隔炮台。

到了6月15日时，在摩泽尔河和萨尔缺口一线依然有9个要塞团驻守。其中，由奥沙利文（O’Sullivan）上校坐镇梅特里什（Metrich）要塞指挥的第167要塞步兵团和第151要塞炮兵团驻守在泰昂维尔要塞区（Secteur fortifié de Thionville），在中部地区坐镇安泽灵（Anzeling）要塞指挥的科希纳尔（Cochinard）上校手下的兵力为第160、第161、第162和第164要塞步兵团和第153要塞炮兵团共计约5个团。而在福尔屈埃蒙要塞区，第146和第156要塞步兵团则受德努瓦（Denoix）上校指挥，后者指挥部设在洛德雷方（Laudrefang）要塞。在大多数地方，士兵们只能在那些主要防御工事中驻守，而在尼德河南岸，法军所能获得的炮兵火力只能用“寒酸”两字来形容。相比起整个法兰西战役中德军动辄以铺天盖地的炮火开路，他们所能获得的火力支援只是区区几门81毫米迫击炮。



被88毫米高射炮几乎打成筛子的一座“大钟”

德军这边，第45军级战斗群下辖有两个二线步兵师——第95步兵师和第167步兵师。相比起其他一线部队，这两个师的装备和训练水平明显要逊色一些。其中，第95步兵师成立于1939年9月，最初该师使用缴获的捷克斯洛伐克陆军的武器，“二战”爆发时先是被部署在“西墙”，后随大部队进入法国，在之前的一些战斗中积累了一定实战经验。而第167步兵师则直到1939年11月才在慕尼黑成立，法兰西战役之前一直在国内守备，实战经验相对不足。

而在炮兵火器方面，虽然要面对数个坚固要塞，但是并没有什么像样的重炮被配属给第45军级战斗群，因为就在“老虎行动”之后，第800重型炮兵营的355毫米和420毫米重型榴弹炮就被调往支援对劳特地区的进攻行动。但是，在进攻位于福尔屈埃蒙要塞区最南端的特廷（Teting）要塞时，150毫米榴弹炮明显显得力不从心。在观察到这一情况后，冯·格莱夫立刻要求增调炮兵支援。很快，2个轻型高炮营（下辖20毫米高射炮24门）和2个重型高炮营（下辖88毫米高射炮8门）被派到战场上。这4个高炮营，尤其是2个重型高炮营的到来，对战局产生了立竿见影的影响。

在此之后，第45军级战斗群只留下数个营的要塞部队，用于守卫马奇诺防线的前方部分，其余各部于6月17日继续沿梅斯地区防线末端前进。其中，第95步兵师被排在最前方，迅速占领了北部地区防线后方的一些区域。而第167步兵师紧接其后，向福尔屈埃蒙要塞区后方不断推进。

在这一地域法军防御体系的主干是5个主要防御要塞：科芬（Kerfent）要塞，邦贝希（Bambesch）要塞，埃塞林（Einseling）要塞，洛德雷方要塞和特廷要塞。这些要塞都配有47毫米反坦克炮和重机枪，用以掩护在各个要塞以及要塞和炮台之间的防御部队，同时，这些要塞配备的机枪炮塔则朝向要塞正面开火。在要塞之间还有几个间隔炮台，本来可以给予要塞一定的掩护，但是，由于之前的撤退行动，守卫要塞的步兵部队已经撤出战场，这些间隔炮台实际上形同虚设，成为了防线上一个个潜在的定时炸弹。整个地区最重要的火器之一就是洛德雷方要塞的4门81毫米迫击炮，它们可以提供至关重要的火力支援。但是，由于洛德雷方要塞本身只是一系列孤立的支撑点，如果德国人不按法国人给的剧本表演，而是选择从后方发起进攻时，这些要塞将显得非常脆弱。

就在第167步兵师包围了福尔屈埃蒙要塞区之后，该师师长奥斯卡·福格尔（Oskar Vogl）少将捕捉到了一个可能获得速胜的时机。该师先头部队在进攻中发现，邦贝希要塞最南方的2号战斗分段处在暴露位置，随即在6月20日，该师的88毫米炮对其进行了猛烈炮击。炮击持续了近一天，2号战斗分段的正面被炸成一片瓦砾，武器被摧毁，要塞的通风系统也遭到了严重破坏。2号战斗分段被摧毁后，要塞中尚能保持战斗力的战斗分段就只剩下1号战斗分段和带机枪炮塔的3号战斗分段了，另外入口未遭到明显影响。

在邦贝希要塞的后方是一片林地，这片林地一直延伸到要塞后面的铁丝网带处，这也制约了守军在要塞后方进行部署。就在6月20日当天晚上，第339步兵团第2营利用林地作为掩护，悄悄摸近了要塞后方。然后，在37毫米反坦克炮的火力支援下，2个步兵突击组向已经损毁严重的2号分段和1号分段发起了进攻。由于在当天早些时候出现了机械故障，3号战斗分段的机枪炮塔此时无法向德军射击。失去了这一火力支柱，要塞的形势立刻变得岌岌可危。幸好，就在德军步兵突击组进攻时，邻近的科芬和埃塞林要塞对德军进行了拦阻射击，在遭到法军侧射火力攻击之后，德军的进攻宣告失败。就在突击组撤回后，德军部队重新进行了编组，并且集中了37毫米炮和重机枪对准邦贝希要塞的入口分段，准备对邦贝希要塞发起第二次进攻。随着反坦克炮弹不断地砸在入口分段表面上，要塞指挥官帕斯特（Pastre）上校意识到，要塞已经无法再坚守下去。在此之后，要塞的武器大部分被摧毁，要塞内的空气质量也不断恶化。在此情况下，他最终选择了投降。就这样，经过2个小时的战斗，德军就拿下了这个要塞。法军共计有116人被俘，而德军的实际损失相当轻微，仅有7人受伤，其中1人重伤。

邦贝希要塞的夺取极大地鼓舞了德军的士气，为了乘胜追击，福格尔下令第339步兵团在第二天对邻近的科芬和埃塞林要塞发起进攻。到了第二天，德军展开新一轮攻势。其中，位于邦贝希要塞北部的科芬要塞由第339步兵团第1营主攻。该要塞与邦贝希要塞结构类似，拥有4个战斗分段，其中，1号战斗分段拥有一个机枪炮塔分段，2号分段位于要塞最北边，是要塞的入口分段，3号分段是要塞中最南边的分段，而4号分段作为观察分段则位于要塞主题以东约500米处。在要塞后方，同样是一大片森林，直接遮盖了法军的视野，也挡住了法军的射界。



在攻克科芬要塞之后德军对其进行了一系列的查看，图中可见要塞顶部已经升起了一面纳粹卍字旗。

和进攻邦贝希要塞几乎如出一辙的是，当太阳刚刚露出地平线的时候，德军的2门88毫米高射炮就开始对要塞中的3号分段展开猛烈炮火覆盖。炮击持续了约3个小时，在88毫米炮弹的打击下，要塞的射击孔和“大钟”都遭到了毁灭性打击。之后，4个连的步兵和战斗突击工兵在几门37毫米反坦克炮和1门20毫米高射炮的支援下，借助森林植被的掩护，向要塞的入口分段突进。但是，这次的进攻显然没有进攻邦贝希要塞时那样顺利，在进攻过程中，科芬要塞的机枪炮塔和邻近的莫滕贝格（Mottenberg）要塞和南莫滕贝格（Mottenberg Sud）炮台一直在对德军射出侧射火力。德军的进攻遭到了挫折，伤亡不断攀升，只有1队战斗突击工兵得以在铁丝网障碍中撕开一道缺口，突击到要塞外围。最终，1门88毫米炮被堆到要塞前方不到100米的位置，入口分段的1个“大钟”被击中爆炸起火。眼看整个要塞将在德军的火力打击下被摧毁殆尽，要塞指挥官布洛克（Broché）上校宣布投降。此战结束后，德军共俘虏134名法军官兵，而自身付出的代价仅仅是1人阵亡，33人受伤，其中3人重伤，包括第339步兵团团长利希滕施特恩（Lichtenstern）上校。为了表彰参战部队的功绩，第1营的格勒（Gollé）少校被授予一枚骑士铁十字勋章。



德军Flak18型88毫米高射炮对科芬要塞进行射击，而步兵部队则在森林中待机行动。

几乎在第1营进攻科芬要塞同时，第2营也对埃塞林要塞和周围的2个间隔炮台展开了进攻。尽管2个间隔炮台的守军早在几天前就已经撤退，为了让这2个炮台看上去仍然有人驻守，埃塞林要塞的守军抽调人员在夜间又占领了这2个间隔炮台。法军的这一计策成功地骗过了德国人，为了这几座炮台，他们将宝贵的炮兵火力和战斗突击工兵力量分散了一部分出来，从而也就减轻了埃塞林要塞的压力。战斗中，德军士兵处在仰攻的不利情况下，而且还必须穿过一大片开阔地，在他们发起冲锋时，埃塞林要塞的机枪炮塔配合洛德雷方要塞的2门81毫米迫击炮和北世嘉（Quatre Vents Nord）炮台（该炮台在被守军放弃后由洛德雷方要塞抽调人员重新占领）的侧射火力给他们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德军始终无法突破法军的火力网，最终进攻宣告失败。在一片混乱中，德军丢下了4名阵亡士兵的遗体以及26名伤员，连同一些装备，狼狈地撤离了战场。到此为止，第167步兵师的好运气算是到头了。不过就在6月21日，勒布下令停止一切针对马奇诺防线上要塞的步兵进攻，这一道命令实际上也终结了所有第45军级战斗群对马奇诺防线进行地面进攻的企图。

而在布雷要塞区，第95步兵师设法迂回到了防线后方，并且不断用炮兵火力进行骚扰性攻击。法军炮兵虽然也进行了积极的还击，只可惜准头太差，大多数情况下都偏离目标很远，只给德军造成了些许隔靴搔痒的影响。但是凡事总有例外，一次齐射中，法军炮兵几乎是中了头彩一般直接命中了一处德军指挥所，德军伤亡惨重，其中第195炮兵团第3营营长以及其他2名连长当场阵亡。到了6月22日，该师师长锡克斯特·冯·阿尼姆（Sixt von Arnim）少将决定通过行动迫使米歇尔堡（Michelsberg）要塞投降。作为一个中型要塞，它一共拥有5个战斗分段，其中有一个是81毫米迫击炮炮塔，另外还有2个是火炮炮塔。而该要塞正好处于哈肯博格要塞、蒙第威尔士（Mont-des-Welches）要塞以及安泽灵要塞的火力范围之内，如果遭到攻击，可以得到它们的火力支援。就在当天下午，战斗正式打响。第95步兵师师属的野战炮兵部队对哈肯博格要塞、蒙第威尔士要塞以及安泽灵要塞进行了猛烈炮火压制，之后，1个连的4门88毫米炮被德军炮兵推到了距离米歇尔堡要塞大约2500米的炮位上。这些炮从要塞后方对唯一突出的2号和3号战斗分段进行了直射打击，共计打出了260发炮弹，但由于距离较远，这些炮弹仅仅对2号分段表面造成了一些伤害，几个“大钟”也只受到了一些损害。当天晚上，一名德军军官来到要塞外围，试图劝降要塞守军，但是守军指挥官佩尔蒂埃（Pelletier）少校拒绝了投降。鉴于高射炮对要塞的炮击效果并不明显，冯·阿尼姆决定暂停炮击，直到能占领到合适的炮位为止。但是，就在第二天，所有的88毫米炮兵连都被第45军级战斗群调去执行其他任务，这样一来，第95步兵师之后的行动就此失去了一大火力支柱。之后的大规模战斗就此偃旗息鼓，只有德军和法军炮兵之间还有零星的交火。

而第1集团军突破口的另一侧则由第37军级战斗群负责，该军级战斗群下辖4个步兵师，被部署在沿阿尔萨斯北部法德边境线德方一侧。他们所要面对的则是从莱茵河以东的萨尔缺口延伸而来的长达80公里的要塞防线。这道防线共包括了6处堡垒、5处要塞、100余个间隔炮台以及其他分段工事。而细分下来，这一处防线又被划分成了3处要塞区——荣巴赫（Rohrbach）要塞区、孚日要塞区和阿盖诺（Haguenau）要塞区。其中有两片区域的防御最为密集：在比彻（Bitche）附近共计构筑有1个要塞和3个堡垒，而在朗巴克（Lembach）地区附近同样是1个要塞和3个堡垒，而在这3个堡垒中还包括了整个马奇诺防线上最大的霍克沃德（Hochwald）堡垒。但是相比起来，中心区域和两翼却并没有什么防御，而在比彻到朗巴克以及从孚日山脉到莱茵河一线的防御也很稀松，只有一些间隔炮台。从萨尔拉尔布（萨尔比）到比彻的左侧侧翼在布置了一些间隔炮台之后额外得到了3个小型要塞作为加强。

根据这一地域法军防御的弱点，第37军级战斗群司令部决定对症下药，将整个防线分割成几块，然后孤立其中防御严密的部位。具体计划是：首先，由第262步兵师在西部发起攻势，设法降低荣巴赫地区的防御强度，其次，第257步兵师将运动迂回到防线后方，阻隔开比彻地区最强的几个堡垒防御。在这之后，第215和第246步兵师将从孚日山脉到阿盖诺地区取得突破，孤立在朗巴克地区的几个堡垒。作为战前准备工作，第215和第262步兵师前出到了法军主防线前沿，占领了数个前哨观察所，并且设法清理出了一些铁丝网障碍物，为正式进攻打开了几条道路。经过几次激烈交战，法军的前沿部队奉普雷特拉的撤退命令撤入了要塞进行坚守。德军的进攻也并非一帆风顺，为了支援己方部队，法军要塞炮兵部队对进攻德军和德军集结地进行了猛烈炮击，尤其是来自霍克沃德要塞的炮火在阿盖诺地区给予了第246步兵师以重大打击。

就在第1集团军突入萨尔地区的第4天，6月19日，第257步兵师向防线西部进发，目标直指比彻。第262步兵师则随后跟进，包围了防线最西段的几个要塞工事。该师留下了第462步兵团留守北部防线处负责守备边境线工作，而第482步兵团则向南进入了萨尔雷布尔（Sarrebourg）附近的阵位，第486步兵团进入了荣巴赫地区要塞后方的攻击阵位。

第486步兵团此时将要面对的是由法军第133和第166要塞步兵团所防守的3个要塞和10个间隔炮台，其中，荣巴赫要塞、维尔朔夫（Welschhof）要塞和奥-普瓦赫埃（Haut-Poirier）要塞是这一地域防御体系的基石，位于防线末端的奥-普瓦赫埃要塞是这3个要塞中最多的，共计拥有4个战斗分段，而其他的2个要塞则各有3个战斗分段。除了装备有机枪和25毫米炮的炮塔之外，其他的武器都被用来防御各个要塞以及要塞和炮台之间的间隙和为要塞工事提供近距离防御，每个要塞的守军人数大致都在170人左右。总结起来，这些要塞和炮台都有一些共同的弱点，那就是对要塞后方的攻击防御不足，同时缺乏足够的炮兵火力以反击敌方的炮火攻势。距离该地域最近的要塞是希默瑟霍夫（Simserhof）要塞，该要塞距离该地约15公里，装备的75毫米炮即使在极限射程上也难以覆盖到奥-普瓦赫埃要塞，而在风向良好的情况下也只能勉强打到维尔朔夫要塞。和马奇诺防线上其他很多地方的情况相类似的是，间隔炮台的部队和炮兵部队已经撤走，这样一来，第133和第166要塞步兵团的守军们将只能独力抵挡德军铺天盖地的炮火。



德军一发150毫米炮弹击穿奥-普瓦赫埃要塞墙壁后内部的惨状

与第167步兵师进攻福尔屈埃蒙要塞区所采取的战术不同的是，由于缺少88毫米高射炮，该师师长埃德加·泰森（Edgar Theissen）少将决定派出师属野战炮兵，通过不断的炮火轰击，最终迫使法军投降。因为处在萨尔地区的最左侧侧翼，奥-普瓦赫埃要塞被选中成为第一个进攻的要塞。6月21日下午3时左右，战斗正式打响。1个连的4门150毫米榴弹炮以及其他数门105毫米榴弹炮从要塞后方对要塞进行了猛烈炮击，炮击持续了近90分钟。在此之后，来自第486团的一个侦察分队试图在要塞前方的铁丝网阵中撕开一个缺口，但是被法军的机枪和迫击炮火力所阻挡，在1人阵亡的情况下，其余人员被迫撤回。与此同时，第462步兵团在防线北边发起了一次佯攻，士兵们在进攻中进入了维尔朔夫要塞的炮塔火力之中，在撤回之前共有4人阵亡。在这样的情况下，德军炮兵又恢复了对奥-普瓦赫埃要塞的炮击，由于要塞火力无法对来自后方的敌军进行打击，法军官兵除了在要塞中被动挨打也实在是无计可施。德军的炮兵渐渐有了效果，3号分段的外墙出现了一些损害。在此期间，希默瑟霍夫要塞曾经进行了数轮齐射，试图压制德军炮兵，但是由于德军炮兵阵地位置处在75毫米炮射程范围之外，实际上并没有给德军制造什么麻烦。到了晚上6点30分，德军的炮击终于取得了关键性战果，一发炮弹成功击穿了要塞外墙，对要塞内部设施造成了巨大破坏，有3人被这发炮弹炸死。鉴于这次炮击效果如此惊人，法军要塞指挥官甘博蒂（Gambotti）上尉和同样坐镇于此的萨尔要塞区指挥官若利韦（Jolivet）少校最终于当晚10点宣布该要塞以及周围5个间隔炮台投降。

在成功拿下奥-普瓦赫埃要塞之后，第262步兵师并没有继续进攻，而是用了1天时间来侦查法军阵地要塞位置，并且为己方炮兵补充弹药。在荣巴赫要塞，德军在37毫米反坦克炮的掩护下不断摸进要塞，直到希默瑟霍夫要塞的75毫米炮击中德军为止。到了6月23日，泰森少将又恢复了炮击，将炮火移向了维尔朔夫要塞以及邻近的几个间隔炮台。德军的炮击行动几乎是一场一边倒的毁灭，因为维尔朔夫要塞的炮塔受制于地形因素无法对德军进行还击，而由于风向改变，希默瑟霍夫要塞的火炮射程也大大缩水，无法命中远在射程外的德军目标。就在150毫米榴弹炮加入到这场大合唱之后不久，西希林（Ouest de Singling）炮台的一侧即被摧毁，慑于德军炮兵的摧毁力，炮台内剩余的守军遂宣布投降。之后，另外两个炮台在付出1名守军阵亡的损失之后也同样宣布投降，但是直到投降，炮台主体均没有受到严重损害。相比起来，维尔朔夫要塞在这一天里成功抵挡住了德军的炮火，虽然几发150毫米炮弹将射击孔和混凝土外墙炸的瓦砾横飞。到了第二天，德军的炮火依旧没有降低猛烈程度，在这当中，比南（Bining）炮台的一名守军被击中阵亡，随即，该要塞宣布投降。而就在比南炮台宣布投降后几个小时，到了上午10点，尽管手下军官有人主张坚持抵抗，但是维尔朔夫要塞指挥官吕塞（Lhuisset）上尉依然决定投降。根据法德当局签订的停战协定，法德两军将在6月25日实现停战，因而维尔朔夫要塞实际上也成为了德军在停战前所攻克的最后一个马奇诺防线上的要塞。

根据战后统计，德军在进攻奥-普瓦赫埃要塞时一共打出了81发150毫米口径反混凝土弹，而在进攻维尔朔夫要塞时，则打出了111发。就在短短的60个小时里，第262步兵师一共占领了马奇诺防线约8公里长的战线，攻克了2个要塞以及9个间隔炮台，还俘虏了约500名法军士兵。不过，看上去战况激烈，可实际上双方的战斗伤亡都是微乎其微，只有约5名法军士兵以及6名德军士兵在战斗中阵亡——如果不是特意提到，还真的有可能让人以为是双方的战报都少了一个0……

就在第257步兵师迂回到劳特地区侧翼时，第215步兵师开始对防御薄弱的比彻和朗巴克一线的炮台群发起攻击。除此之外，第215步兵师还领到了一个任务，保卫梅尔克维莱—佩谢尔布龙（Merkwiller-Pechelbronn）地区的油田设施。该地位于沃埃尔（Woerth）以东约6公里，是当时欧洲少数的几个油田之一。

预定进攻的区域是位于孚日山脉地区的一处前沿地带，地形崎岖，不便于重装备运输使用。但是，也正因为如此，法军工程师们认为该地交通困难，德军将很难从此地取得突破，故而只在此地建造了一系列配备机枪的炮台和分段工事。这样一来，这里也就成了整个劳特地区防御最薄弱的地区。在这一系列炮台和分段工事所组成的防线的两侧末端是两个炮兵要塞：位于最西边的大霍恩柯克（Grand-Hohékirkel）要塞和位于最东边的弗阿绍（Four-à-Chaux）要塞。而其中，弗阿绍对于即将到来的战斗影响更大一些，这座要塞由6个战斗分段组成，共计装备有2门75毫米炮、2门135毫米榴弹炮以及2门81毫米迫击炮。因为被构筑在一座高山上，这也赋予了该要塞极佳的观察视角，使其火力足以覆盖东部的绝大多数炮台。而在该要塞的东边，则是霍克沃德要塞。该要塞的尺寸几乎是马奇诺防线上其他要塞的2倍，共计有25个战斗分段、3个入口分段，长达8公里的地下坑道以及约1070名守军。由于地形因素，霍克沃德要塞被分割成东西两个部分。西边的部分拥有5个战斗分段，装备了3门135毫米榴弹炮以及2门75毫米炮，可以覆盖孚日地区的一部分。而东边的部分则拥有6个战斗分段，可以为阿盖诺要塞区提供强大的支援火力。



第215步兵师的士兵正在一处被攻克的要塞旁走过，要塞顶部覆盖在“大钟”上的纳粹字旗被用来提醒空军以防误炸。

此时，摆在法军第165要塞步兵团面前的处境可谓相当危险，由于在2天前，邻近的炮兵和步兵单位已经撤退，他们只能独自与德军交战。尽管他们可以得到邻近要塞的火力支援，但是面对占有绝对优势的德军，他们的力量实在是微不足道。而更加雪上加霜的是，由于地形因素，附近的几个炮兵要塞的观察哨都已经茂密的森林遮盖，无法对攻击区域进行有效观察，这样一来，即使在战时要进行火力支援，观察哨将无法及时对弹着点进行修正，炮火的准确性也就无从谈起。

在进攻之前，德军第215步兵师进行了周密的部署，在约5公里宽的正面上布置了2个攻击群。右翼攻击群的主力是第380步兵团，为了加强突击效果，战前还被加强了来自第204突击工兵营的一个连。而在左翼的攻击群则是负责主攻，主力来自第435步兵团，同样获得了来自第204突击工兵营的2个连。为了一举成功，德军集结了大量的炮兵力量，除了第215步兵师师属的105毫米榴弹炮之外，还有来自第800重型炮兵营的两个集群共24门150毫米榴弹炮和355毫米M1型炮以及420毫米斯柯达攻城臼炮，该营在结束了萨尔地区的战斗之后就被远调而来。为了进一步提高炮击效率，德军还出动了一支气球观测单位，为炮兵提供弹着点修正数据。除了炮兵之外，德国空军也为进攻出力良多。除了出动“斯图卡”进行近距对地支援之外，还有地面部队来自第47高炮营的1个连的20毫米高射炮。就在进攻前最后的一段时间里，又有来自第525反坦克营的4门88毫米反坦克炮加入，德军无疑在火力上占据了绝对优势。

在6月19日，在一场长达2个小时的猛烈炮击中，德军的进攻拉开了序幕。炮击结束之后，“斯图卡”们又飞临战场，对要塞地区进行了长达30分钟的轰炸。虽然无论是火炮还是“斯图卡”都没有对任何的要塞和间隔炮台达到有效命中，但是各个要塞和间隔炮台间的通讯联系却被中断了，更重要的是，在地动山摇的炮火中，要塞内的法军神经受到了严重冲击，士气一时间急剧下降。

借助炮火所带来的烟雾尘埃的掩护，德军突击组迅速靠近了法军要塞，并且在要塞和炮台前200米的距离上展开了37毫米反坦克炮和20毫米高射炮。在此期间，法军几乎毫无察觉。利用反坦克炮的掩护，德军用一次正面突击就拿下了位于冈肖岭（Gunsthal Ridge）的2个关键性的分段工事。在战斗中，德军设法攀爬上分段工事顶部，然后将炸药包和手榴弹投掷进射击孔中，瘫痪掉工事内部的各种设备。而利用法军在防线上的一处空当，德军迂回到了炮台后方，从后方进攻了邻近的几个分段工事。尽管面临着敌众我寡的不利局面，法军依然进行了勇敢的抵抗，直到弹尽粮绝方才放下武器。到了当天晚上，有超过6个分段工事被第380步兵团占领。



3名被俘的沃莱利要塞守军，看上去蓬头垢面，满脸污泥，手里的烧火棍应该不至于“只是在地上砸了一下”。

而同样利用37毫米反坦克炮和20毫米高射炮的支援，第435步兵团发起了一次正面进攻，拿下了3座分段工事。其中，第一个被拿下的是克莱里埃（Clairière）分段工事，之后，邻近的沃莱利（Verrerie）炮台和沃莱利分段工事被从背后包抄，然后被德军突击得手。直到在进攻马尔巴赫（Marbach）分段工事时，德军才算碰到了硬钉子。借助来自弗阿绍的火力支援，这里的法军进行了极其顽强的抵抗，直到德军利用20毫米高射炮成功压制住了分段工事火力，并且已经接近到投掷手榴弹的距离上时，才最终举手投降。

在战斗中，邻近的法军要塞也并没有作壁上观，弗阿绍和霍克沃德要塞都给予了第165要塞步兵团一定的火力支援。这两个要塞的炮击强度十分可观，仅弗阿绍要塞就打出了1680发各类炮弹。但是由于无法有效观察到德军位置，法军炮火的实际效果并不十分理想。而为了反制法军要塞，德军出动了四个攻击波的“斯图卡”对朗巴克、弗阿绍和霍克沃德要塞进行了轰炸，但是，德军飞行员们同样准头不佳，硝烟滚滚之后，法军的实际损失微乎其微。作为回敬，法军要塞中的75毫米炮也对天上的“斯图卡”进行了防空射击，但是受制于各种因素，也并没有获得任何像样的战果。

到了这一天结束的时候，已经有将近22个炮台和分段工事落入德军之手，受到速胜形势的影响，第215步兵师的先头部队已经楔入了法军防线，深入法军防线后方大约25公里。到了第二天，德军继续向南进攻，进攻阿盖诺镇、沃埃尔镇以及梅尔克维莱—佩谢尔布龙（Merkwiller-Pechelbronn）油田。在此期间，第215步兵师与第257步兵师取得了会师，共同对比彻地区的要塞实现了合围。直到停战之前，德军重炮部队仍然在坚持对弗阿绍进行炮击，但是实际效果实在是寥寥。就在6月18日到6月20日，第215步兵师共有31人阵亡，108人受伤，而法军方面同期则有15人死亡，此外还有1460人被俘或投降。

为了支援友军在孚日地区的作战行动，进一步扩大战果，第246步兵师奉命开始对阿盖诺要塞区发起进攻。如果任务达成，不仅能将法军的注意力从第215步兵师身上转移开，还能在马奇诺防线上再打开一个通道。但是，这项行动的组织相当糟糕，最要命的是，因为之前的一系列胜利，第37军级战斗群的头脑们被冲昏了头脑，过于乐观地估计了形势，认为此时的法军士气低落，如果德军发动进攻，法军就会立刻撤退。

而从法军方面来看，阿盖诺要塞区可以看作是马奇诺防线上一个典型的防御要塞区。其中，在其西部地区，霍克沃德要塞和斯切能伯格（Schoenenbourg）要塞占据了孚日山脉顶峰的制高点位置，其中霍克沃德要塞拥有6个战斗分段、3门135毫米榴弹炮以及5门75毫米炮。而斯切能伯格要塞也同样拥有6个战斗分段，其中的2个拥有75毫米炮塔分段。这两处要塞的视野和射界都十分良好，便于发扬火力。依靠要塞中的9门75毫米炮，这两个要塞的火力可以覆盖整个要塞区大约一半的面积。而在要塞区剩下的地方，则有一系列间隔炮台，它们从斯切能伯格要塞一路排列到了莱茵河边。

这一地区的防御秉承纵深防御的原则，在炮台前方有两道防御线，第一道防御线位于法德边境线附近，主要由一系列边境防御工事分段构成，它们负责扼守边境线上的各个主要道路。这些工事分段被进行了巧妙伪装，从外表上看起来与普通民居别无二致。一旦开战，它们将首先面对德军攻势，设法阻止德军部队推进，为后方争取时间。而在这些边境防御工事分段之后，离主防御阵地大约5公里的位置，则是一些连排级的前哨阵地，这些前哨阵地一般被布置在一些关键性的地域，比如说交通道路的交汇处。这些前哨阵地配有工事分段、野战防御要塞工事、雷场以及路障，当德军进攻到此处时，可以阻滞进攻德军较长一段时间，从而给予己方炮兵打击德军集结地的机会。而主防御阵地则由一系列间隔炮台构成，这些炮台可以相互支援，配有37毫米和47毫米反坦克炮和双联装机枪，在炮台前方，则有一系列连绵的反坦克障碍、铁丝网带，有时候还会有一条反坦克壕沟。许多间隔炮台都被成组布置，周围有铁丝网包围。在这些间隔炮台身后，则是坚硬的混凝土制的掩蔽所，在这些掩蔽所中有表面阵地的军人和一些观测人员，他们在这里躲避炮击。除了这些以外，在阿盖诺要塞区内还有一些为长期坚持作战所修建的基础设施，比如说一系列的弹药库，以及用来向各个要塞堡垒进行长距离补给和转移轨道炮兵的窄轨铁路。在人员方面，驻守在这一地域的法军单位主要包括了第22、第23、第68、第70、第79要塞步兵团和第156要塞炮兵团。尽管表面阵地上的部队已经撤离，但是这样规模的守军依然实力可观。

而德军这边，无论从任何标准看，由埃里希·德内克（Erich Denecke）少将指挥的第246步兵师实在不能称得上是一支精悍的部队，全师上上下下充斥着老弱残兵，武器装备也是短缺，由于训练不足，部队的磨合程度也是远远不够。按理说，这样的部队担负一些二线守备任务还是勉强能够胜任的。但是，此时该师却得到命令，将向马奇诺防线展开进攻，说起来，这可就真的是强人所难了。

在进攻开始前4天，第246步兵师开始从边境线上向前运动，经过一番激烈的战斗，该师夺取了一些法军的前沿哨所，抓到了大约1000名俘虏。但是在此当中，该师也受到了相当大的损失，其中，位于霍克沃德要塞和斯切能伯格要塞的75毫米炮对该师的炮击十分猛烈，仅仅在6月15日，两座要塞就打出了5900发炮弹，造成德军很大的损失。到了6月19日，作为突破阿谢巴克—奥贝尔罗埃代尔恩（Aschbach–Oberroedern）地区炮台群的首要任务，该师司令部试图劝降法军第79要塞步兵团投降，但是遭到了法军的拒绝。劝降的企图落空之后，该师就又在仓促间开始了一次旨在占领数个重要法军炮台的行动。战斗开始后，第525重型反坦克营的88毫米反坦克炮对炮台的装甲防护“大钟”进行了轰击，但是由于炮位距离炮台大约有3公里，在如此远的距离上射击，导致炮击效果非常糟糕。然后，经过一阵短暂的炮火准备之后，该师组织的突击队就开始向前沿炮台进攻，但是进攻没有持续多久，法军炮台的机枪和霍克沃德要塞和斯切能伯格要塞的75毫米炮给予了进攻德军极大杀伤，德军被迫撤退，进攻就此失败。当晚，来自KG28（当年10月被改编为第3俯冲轰炸机联队St.G3）的“斯图卡”和来自第800重型炮兵营的355毫米和420毫米重炮被分配给了第37军级战斗群，而第246步兵师也开始筹划在第二天进行一次更大规模的行动。其中，1个步兵团将从孚日山脉地区的缺口中突破，进而对阿盖诺地区进行合围；而另外2个步兵团则将从正面发起进攻，试图攻克奥贝尔罗埃代尔恩村附近的几个炮台。



德军战斗突击工兵正在对奥贝尔罗埃代尔恩要塞进行爆破



来自空军的高射炮兵部队正在为己方进攻提供火力支援

到了6月20日，第404步兵团跟随第215步兵师从孚日山脉地区的缺口取得了突破，从后方接近了法军炮台。行动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仅第404步兵团就抓获了约1000名俘虏。与此同时，第313和第352步兵团向前推进到了阿谢巴克村附近的攻击阵位。这3个团下属各营都有2个排的战斗突击工兵加强。而对进攻行动进行火力支援的则是来自第246炮兵团的24门105毫米榴弹炮和4门150毫米榴弹炮和来自第525重型反坦克营的88毫米反坦克炮。

在进攻目标方面，靠近霍芬（Hoffen）和奥贝尔罗埃代尔恩的几个炮台被德军指挥部选定。而在这些目标当中，位于奥贝尔罗埃代尔恩北部和东部的西阿谢巴克（Aschbach-Ouest）炮台、东阿谢巴克（Aschbach-Est）炮台以及北奥贝尔罗埃代尔恩（Oberroedern-Nord）炮台则是德军主要进攻的方向。如果德军的进攻得手，德军就能在法军的防线上撕开一个大缺口，为后续的进攻创造条件。但是，德军发动进攻的地域正好处在霍克沃德要塞和斯切能伯格要塞的火力范围之内，结果，在法军的火力打击之下，第246步兵师的这次进攻注定将以失败而告终。

不管怎么样，在下午3点左右，在德军炮兵的105毫米和150毫米榴弹炮的火力打击下，德军的进攻拉开了序幕。炮击之后，空军的“斯图卡”飞临战场上空，投下了许多枚500千克炸弹。虽然这些炸弹只击中了北奥贝尔罗埃代尔恩炮台和位于霍芬的掩蔽部，但是所取得的影响却非同小可。因为位于霍芬的掩蔽部正好是该地区法军的指挥部所在地，该指挥部刚刚躲过了德军的炮击，经过这次空袭，法军的指挥控制宣告中断。然而，法军的防御却没有因此受到太大的影响，士气也尚能保持良好。不管怎么样，借助炮兵和航空兵的掩护，德军步兵和战斗突击工兵利用炮火硝烟和附近沟谷的掩护，渐渐摸近了炮台。为了帮助他们完成对炮台的最后一段冲刺，88毫米高射炮和37毫米反坦克炮对炮台的射击孔和“大钟”进行了压制射击。在德军炽烈的火力打击下，法军被迫离开了“大钟”，关闭了射击孔。期间，几座“大钟”被直接命中，而位于北奥贝尔罗埃代尔恩炮台的“大钟”的射击孔被一发88毫米炮弹击穿，其中的一名士兵阵亡。此外，在附近沟谷旁的几座战斗工事分段也被88毫米炮弹直接摧毁，数名法军士兵阵亡。

到了晚上6点，“斯图卡”结束轰炸飞离战区上空，随即，德军从沟谷中纷纷跃出，对炮台展开最后的冲锋。法军从刚刚的炮击中缓过神来，纷纷回到自己的阵位上，使用重机枪对德军进行火力压制。很快，德军的大多数进攻都被打退，除了在北奥贝尔罗埃代尔恩炮台，在那里德军步兵和战斗突击工兵成功地在铁丝网带上打开了缺口，冲入前沿并且包围了整个炮台。经过一番殊死战斗，最终法军依靠东阿谢巴克炮台的火力支援打退了德军的多次进攻。

在轰炸了这些炮台的同时，“斯图卡”还轰炸了霍克沃德要塞和斯切能伯格要塞，以试图压制住这两个炮台的炮兵火力。但是，“斯图卡”的轰炸并没有给这两个要塞造成什么像样的破坏，法军炮台依然在向奥贝尔罗埃代尔恩地区倾泻火力，将德军突击部队和后续增援部队牢牢地压制在了原地。有鉴于此，埃里希·德内克不得不要求“斯图卡”再次发动一轮空袭，不过这一次空袭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掩护撤退。就在“斯图卡”轰炸炮台群和斯切能伯格要塞的同时，绝大多数德军突击部队都得以与法军脱离接触，撤回了沟谷中。到此为止，第246步兵师对阿盖诺要塞区的进攻彻底宣告失败。从6月14日到20日，德军共有62人阵亡，300余人受伤，另外还有10人失踪。

就在第246步兵师结束进攻之后，德军炮兵依然没有停止对阿盖诺要塞区的炮击行动。到了第二天，也就是6月21日，第800重型炮兵营终于就位，并且开始炮击斯切能伯格要塞。每当德军火炮齐射时，斯切能伯格要塞的守军都会将炮塔收起，以防止其被德军火力直接命中。而在德军炮击的间隙，守军便立刻升起炮塔，对德军炮兵阵地发起反击。截止到法德停战协定生效为止，斯切能伯格要塞成为了整个马奇诺防线上受到炮击最多的一个要塞。从105毫米榴弹炮到420毫米重型攻城炮，德军炮兵轮番对其展开狂轰滥炸，而“斯图卡”也对其投下了大约160枚炸弹。但是，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要塞本身依然岿然不动，而且要塞守军也没有选择坐以待毙，在这一段时间里，要塞炮兵也打出了惊人的15802发75毫米炮弹。

在6月15日，第7集团军发起了代号为“小熊行动”（operation KLEINER BR）的突击行动。按照计划，突击部队的规模将达到5个师，在科尔马（Colmar）突破法军在莱茵河一线的防御，一举穿过莱茵河，并占领孚日山脉地区南部的一些关键隘口，为后续向西的进军创造条件。在行动开始之前，第7集团军编制下有约4个步兵师，但是它们同时还有着一个颇有些诡异的名字“静态守备师”（德语名称：Stellungsdivisionen），原来，这些部队之前都是驻守在莱茵河东岸的齐格菲防线上，分别是第25军下辖的第555和第557步兵师以及第333军下辖的第554和第556步兵师。这些部队在1940年才匆匆成立，里面充斥着老弱残兵，相当多的人年龄超过了40岁，而手里拿的烧火棍也不是啥先进家伙，还是刚刚从波兰人手里“借”来的杂牌货，一般部队里常备的工兵、反坦克炮和压制炮兵都奇缺无比。可以说，让这样的部队去进攻马奇诺防线，不是伟大的悲剧，也将是拙劣的闹剧。当然了，对于这样的情况，德军指挥官们也是心知肚明，到了6月上旬，第213、第218、第221和第239步兵师被加强给了第7集团军，虽然这些部队同样缺乏训练，而且之前也没有什么战斗经验，但是，就在第246步兵师结束进攻之后，德军炮兵依然没有停止对阿盖诺要塞区的炮击行动。到了第二天，也就是6月21日，第800重型炮兵营终于就位，并且开始炮击斯切能伯格要塞。每当德军火炮齐射时，斯切能伯格要塞的守军都会将炮塔收起，以防止其被德军火力直接命中。而在德军炮击的间隙，守军便立刻升起炮塔，对德军炮兵阵地发起反击。截止到法德停战协定生效为止，斯切能伯格要塞成为了整个马奇诺防线上受到炮击最多的一个要塞。从105毫米榴弹炮到420毫米重型攻城炮，德军炮兵轮番对其展开狂轰滥炸，而“斯图卡”也对其投下了大约160枚炸弹。但是，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要塞本身依然岿然不动，而且要塞守军也没有选择坐以待毙，在这一段时间里，要塞炮兵也打出了惊人的15802发75毫米炮弹。

在6月15日，第7集团军发起了代号为“小熊行动”（operation KLEINER BR）的突击行动。按照计划，突击部队的规模将达到5个师，在科尔马（Colmar）突破法军在莱茵河一线的防御，一举穿过莱茵河，并占领孚日山脉地区南部的一些关键隘口，为后续向西的进军创造条件。在行动开始之前，第7集团军编制下有约4个步兵师，但是它们同时还有着一个颇有些诡异的名字“静态守备师”（德语名称：Stellungsdivisionen），原来，这些部队之前都是驻守在莱茵河东岸的齐格菲防线上，分别是第25军下辖的第555和第557步兵师以及第333军下辖的第554和第556步兵师。这些部队在1940年才匆匆成立，里面充斥着老弱残兵，相当多的人年龄超过了40岁，而手里拿的烧火棍也不是啥先进家伙，还是刚刚从波兰人手里“借”来的杂牌货，一般部队里常备的工兵、反坦克炮和压制炮兵都奇缺无比。可以说，让这样的部队去进攻马奇诺防线，不是伟大的悲剧，也将是拙劣的闹剧。当然了，对于这样的情况，德军指挥官们也是心知肚明，到了6月上旬，第213、第218、第221和第239步兵师被加强给了第7集团军，虽然这些部队同样缺乏训练，而且之前也没有什么战斗经验，但是，比起“静态守备师”，这些部队还是要略胜一筹的，既然是在“矮子里面拔将军”，它们就被选中将在“小熊行动”中作为突击的矛尖。好在同时，第7集团军又获得了炮兵、工兵单位和刚刚从里尔地区调动过来的第27军一部的支援，而到了6月14日，新组建的第6山地师（6.Gebirgs-Division）也到达预定战场，准备参加对孚日山脉地区的攻势。各路人马各就各位，就等着在战场上一决高下了。



德军在莱茵河上架起的机械化浮桥



正在渡河的第557步兵师第633团人员

为了确保对当面法军的绝对火力优势，第7集团军集结了师属、军属的约400门火炮，同时还得到了第215重型炮兵营的170毫米和第240毫米炮、数个炮兵连的240毫米和280毫米列车炮以及来自第800重型炮兵营的355毫米M1型重型榴弹炮。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一些看似不起眼但是对进攻意义重大的作战单位也加入进来，比如说来自陆军和空军的重型反坦克炮连，这些部队总计装备了约54门88毫米高射炮和83.5毫米高射炮（这个口径乍一看是有些诡异，其实这几门炮也是从捷克斯洛伐克陆军那“借”的，德国人还专门给它们起了个新代号8.35厘米 Flak 22（t）），还有9个工兵营，这些工兵部队装备了摩托突击艇和浮桥，可以非常方便地在河道作战，帮助大部队渡过河流。空军方面则预定出动约一个联队的“斯图卡”进行近距空中支援，并且还有一些He111轰炸机对一些具有战略意义的法军目标进行打击。

而在法军这边，驻守在这一地域的部队主要是3个师的要塞部队，其中在北边靠近斯特拉斯堡地区驻守的是法军第103要塞步兵师，该师此时共下辖3个要塞步兵团。在靠近科尔马的中心地带，驻守有第104要塞步兵师，该师下辖2个要塞步兵团，除此之外还有1个步兵团驻守。而在米卢斯（Mulhouse）以南地区，则是由第105要塞步兵师驻守，该师建制下此时更是只剩下1个要塞步兵团。几天前第8军的大撤退导致该地的守备人员和炮兵兵力严重不足，从任何一个角度来看，进攻德军的实力都远胜于法军。

一旦德军发起进攻，首先将面对德军的是法军第104要塞步兵师。此时该部装备奇缺，来自第28和第42要塞步兵团、第42和第242步兵团、第9和第10比利牛斯猎兵营（de chasseurs Pyrénéens）奉命防守长达50公里的正面。而仅有的炮兵火力支援则来自于第170要塞炮兵团，该团下辖3个装备75毫米炮的炮兵营，以及一个混编了120毫米和150毫米榴弹炮的炮兵营。对比起当面德军的400门炮，法军的这22门炮实在是不值一提。这些法军部队可能还得到了一些装甲部队的支援，当然在1940年的战场环境下，这些所谓的“装甲部队”实在是有些名不副实——来自第18装甲营的63辆雷诺FT-17，面对德军的重火力，这些“爷爷级”的小坦克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恐怕也只能是给守军稍微壮点胆，算是聊胜于无了。

而在防线方面，法军在与莱茵河平行的方向修筑了2到3条由炮台和野战工事构成的防线，在渡口和桥梁这种德军有可能选择的突破口位置以及其他的一些薄弱环节，法军修筑了一系列聚集的要塞以加强防御。其中，第一道防线直接沿着河岸修筑，其中心地带则是一系列建在河岸旁边的大型间隔炮台群。这些间隔炮台配备有机枪和37毫米反坦克炮，可以对法国一侧河流中的敌方目标进行猛烈打击。同时，每个间隔炮台还配有1到2个带装甲防护的“大钟”，可以提供近距离防御和越过河岸的打击力量。而在各个炮台之间还有一些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小型分段工事和野战要塞工事，用以辅助防御。而到了第二道防线，一系列小型步兵掩蔽所被排列在了各个分段工事之后。这些掩蔽所同样是钢筋混凝土结构，每个掩蔽所大概能容纳10到30名士兵，以便让他们能在必要的时候发起反击行动。第三道防线是这一地带防御体系最部分，距离河岸大约2公里，而防线中最核心的部分，则是一系列修建在该地区一条南北向公路沿线的间隔炮台。这些间隔炮台配备有机枪和47毫米反坦克炮，在战时它们可以在前沿区域编织起一道道交叉火网。当然，和之前提到的间隔炮台一样，这些间隔炮台也各自配备了1个或多个“大钟”。作为对防线的补充，在邻近的村镇和森林中也修建了一系列防御要塞工事。

虽然在战前，法军方面已经洞悉了德军的企图，并且也为德军的进攻做了一下准备，但是由于战场上降临的浓雾，进攻时间从拂晓被推迟到了上午时分，第7集团军的行动仍然受到了一定的突然性。战斗在上午10点正式打响，在进攻的头10分钟内，德军对交叉口处的法军要塞工事进行了猛烈炮击。德军的88毫米、83.5毫米、20毫米高射炮以及37毫米反坦克炮被以4到6门一组的方式编组，然后被炮兵们向要塞方向推行，抵近到距离要塞不到400米的距离上进行射击。88毫米高射炮再次证明了自己“无敌88”的实力，发射的穿甲弹直接在“大钟”的表面上撕开了一个又一个缺口，而口径较小的20毫米高射炮和37毫米反坦克炮则对各个射击孔进行射击。在短短的几分钟内，法军的要塞就在德军的猛烈炮火中化作一堆堆的瓦砾。不少法军士兵的意志也开始动摇，选择了放弃要塞撤往邻近的工事中。与此同时，德军的榴弹炮群还对各个交叉点附近的目标进行了炮火准备，一时间，法军目标被笼罩在一片浓烟之中。由于当天战场一直在下雨，天气情况不佳，因而空军并没有对目标进行空中打击。

为了确保成功，第7集团军司令部选定了7处团级规模的渡河点，而其中最主要的渡河点分别是由第27军第218步兵师渡河的斯克劳（Schoenau）渡河点，第221步兵师渡河的林堡（Limbourg）渡河点以及第239步兵师渡河的位于斯彭内克（Sponeck）附近的渡河点。而作为支援，第33军级战斗群的第554步兵师也同时在新布里萨克（Neuf-Brisach）附近渡河。在北部翼侧，第25军的第557步兵师在里诺（Rhinau）附近渡河，对法军第103要塞步兵师所防御的要塞发起了一次佯攻。

一待炮击结束，德军就乘坐摩托冲锋舟直接开始强渡莱茵河。在刚刚的炮击中幸存的法军士兵开始利用还能使用的各种武器对渡河德军展开拦阻射击，但是由于缺乏支援炮兵火力，他们所能做到的仅仅是将德军渡河的步伐放缓而已，总的来说，德军在所有的渡河点中只有2个遭到了比较顽强的抵抗。当德军成功登上对岸之后，步兵和战斗突击工兵立刻对各个法军要塞展开突击行动。战斗进行的异常激烈，多次爆发残酷的近距离战斗，不少要塞工事中的法军士兵战斗到了最后一人。当河岸上的法军要塞被逐渐清理干净之后，德军战斗突击工兵就开始着手准备大型机动船运送重装备，并且在河上架起浮桥，以便后续部队继续渡河。

在斯克劳地区，第218步兵师的第397步兵团在由法军第242步兵团据守的南斯克劳炮台附近地区强行登陆。虽然炮台在之前的炮击中已经受损严重，但是幸存的法军士兵仍然在进行着抵抗。德军被法军的火力压制在了河岸边，伤亡人数也在不断上升。鉴于部队伤亡较大，而进攻又一时难以取得进展，第397步兵团团长下令暂时停止进攻。就在第398步兵团进攻受挫的同时，位于其南边约3公里处的第386步兵团倒是进攻相当顺利。由于该地法军的防御并不是十分密集，因而该团的突击队很快就将剩余法军清理干净。到了11点，最先头的部队已经打到了法军的第三道防线，而到了中午，已经有数个炮台落入了德军之手。

而在更南边的地方，第221步兵师下辖的第350和第360步兵团在林堡附近地域的渡河行动进行的较为顺利。88毫米炮摧枯拉朽般的火力摧毁了法军第42要塞步兵团的要塞和分段工事，数名法军士兵阵亡。除了2个在下午早些时候夺取的炮台之外，德军突击队很快将法军在河岸的防御扫清，而在行动开始不到1个小时，德军工兵就已经开始在河上架设浮桥。而在下午的时间里，第360步兵团的先头部队对马尔科尔桑（Marckolsheim）镇附近的第三道防线进行了试探进攻，但在遭到了几个法军炮台的火力拦阻之后，一时无法取得进展，被迫转入防御。

在斯彭内克以南，第239步兵师的第444和第327步兵团迅速强渡过了莱茵河，然后在法军防御薄弱的第9比利牛斯猎兵营和第44要塞步兵团第2营的防御阵地上撕开了一道缺口。但是，来自法军第三道防线的火力一度让德军难以逾越，而第9比利牛斯猎兵营在屈南（Kunheim）镇附近发动的反击直接将德军侦察部队打退，并且让该师在这一天剩余的时间里再也没有取得什么像样的战果。



正在突击渡河的第239步兵师所属部队

而最激烈的战斗则发生在新布里萨克，在这里，德军第554步兵师第623步兵团与法军第28要塞步兵团都付出了相当大的伤亡。在德军强渡过程中，凭借莫蒂埃堡（Fort-Mortier）炮台和其他几个伪装良好的分段工事要塞以及炮兵火力的支援，法军共击沉了12到15艘德军冲锋舟，迫使德军将渡河点改到了上游地带。而就在第623步兵团登上对岸之后，在试图扩大登陆桥头堡时，又遭到了法军极其顽强的抵抗。德军步兵和战斗突击工兵试图对法军炮台和要塞依次摧毁，但是收效甚微。期间，法军第28要塞步兵团第2营发起了一次坚决的反击，这次反击造成了德军相当大的伤亡，并且最终导致德军不得不又退回了河岸。

而在当天的战斗中，第7集团军的最大突破是在里诺附近取得的。正如上文提到的那样，第25军的第557步兵师向法军第103要塞步兵师第34要塞步兵团发起了进攻。下午1点，德军88毫米和83.5毫米高射炮群就开始对河岸边的法军要塞工事进行猛烈打击。而几乎与此同时，德军间瞄火力也对渡河点附近地域和法军第三道防线进行了火力覆盖。就在第557步兵师下辖的第633步兵团进行渡河时，遭遇到的抵抗十分轻微，除了在南里诺炮台（Rhinau-Sud）的守军顽强抵抗到了第二天，在一定程度上迟滞了德军的进攻步伐之外，德军的进攻还算是迅速，很快就在对岸建立起了桥头堡。一直到当天下午5点，第633步兵团所部终于撕开了法军的第三道防线，拿下了2个炮台，并且从侧后包抄了相邻的几个防御阵地。而到了午夜，第557步兵师已经在法军第34要塞步兵团的防区内打开了一条4公里宽的正面缺口。

截止到当天晚上，第27军和第33军级战斗群最主要的桥头堡宽度已经达到30公里，纵深宽度也达到了2公里。而北边的第25军的桥头堡宽度则规模略小，正面宽度只有9公里，而纵深则略深，达到了4公里。总结这一天的战斗，虽然德军参与进攻的5个师部队都已经强渡过莱茵河，但是除了第557步兵师，其他各部都没能突破法军主要防线。但是，法军这边形势也不容乐观，由于缺乏预备役力量以及炮兵火力支援，法军第103和第104要塞步兵师也只能暂时阻滞德军的进攻，如果德军继续进攻，防线被突破不过是时间问题。

经过一夜的努力，德军将大量步兵和火炮抢运过河，到了6月16日破晓，新的一轮炮击又开始了。这次炮击行动大约持续了30分钟，法军的各个要塞又经受了一次炮火的洗礼。炮击过后，德军部队在高射炮和反坦克炮的掩护下又开始了进攻。围绕对法军工事和第三道防线的破坏和守卫，德军步兵和战斗突击工兵与法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法军第104要塞步兵师发起了多次成功的局部反击，一度稳定住了战线。但是到了上午10点左右，“斯图卡”飞临战场，向法军炮台投下多枚炸弹，短短几分钟内就有2座炮台相继被摧毁，其他几个炮台也被击伤。由于缺少高射炮火力，“斯图卡”对步兵的杀伤效果极其有效。“斯图卡”在战场上一直肆虐到下午，在从天而降的炸弹面前，法军的抵抗开始崩溃。到了晚上，第218、第221和第239步兵师相继在多个地域突破了法军防线。

在马尔科尔桑，该地的北马尔科尔桑和南马尔科尔桑炮台由第42要塞步兵团士兵守卫，他们在这里建立起了坚固的防御。在动用88毫米高射炮和“斯图卡”进行了轮番轰炸之后，德军第221步兵师的突击队对南马尔科尔桑炮台进行了突击。由于其中的一个“大钟”被“斯图卡”甩投的炸弹引燃，而其他的“大钟”被88毫米炮击中，炮台守军难以对接近的德军士兵进行有效防御。德军战斗突击工兵们拼命攀爬上炮台顶部，然后将炸药包投掷进了炮台内部。这些炸药包对炮台内部造成了严重损毁，并且导致1名守军阵亡。守军力战不支，被迫离开炮台，向包围在炮台外面的德军投降。到了第二天早晨，德军又开始对南马尔科尔桑炮台发起进攻。在进攻之前，1个连的150毫米榴弹炮和数门88毫米高射炮对法军炮台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大多数的武器都被摧毁。就在德军发起进攻时，法军进行了相当顽强的抵抗。但是，当他们试图放弃炮台进行突围时，德军猛烈的火力迫使他们又不得不退回炮台。在这次不成功的突围中，炮台中的约25名守军共有9人阵亡，其中包括了炮台指挥官。之后，德军战斗突击工兵向炮台内投掷了3个炸药包，这些炸药包在炮台内引发了火灾，然后造成了弹药的殉爆。鉴于继续坚守已经毫无可能，剩余的守军也被迫选择了投降。

当天晚上，第104和第105要塞步兵师开始向后方撤退，试图在孚日山脉地区建立起一条新的防线。有几个炮台的守军被安排留守以掩护大部队撤退，其中的一些一直坚守到了6月18日。6月17日，第221步兵师进入了科尔马，比预定时间晚了1天，而就在同时，第19装甲军到达法瑞边境，切断了梅斯和劳特尔与其他地区之间的联系。随后德军宣称大约有50万名来自法军第2集团军的士兵被包围在了孚日山脉地区，在之后的7天里，德军一直在收紧包围圈，直到6月25日，包围圈中的最后一个法军单位放弃抵抗向德军投降。

但是，直到6月25日法德停战协定生效，马奇诺防线上的很多主要要塞依然在进行着抵抗。这些要塞主要设备还保持完好，补给等也依然能维持一段时间，在接到停战通知时，很多要塞的指挥官都选择了拒绝投降坚持抵抗。直到最后，他们收到了由约瑟夫·乔治斯（Joseph Georges）将军亲自下达的命令时才最终选择了放弃抵抗。7月初，最后一个马奇诺防线上的要塞投降，至此，马奇诺防线上，乃至整个法兰西战役宣告结束。



雷恩·奥利（1880-1944），出生于里尔，一战中作为炮兵参加了凡尔登战役和远征意大利战役，在1940年作战中成功指挥部队抗击了数倍于己的意大利和德国军队攻击，1944年逝世于昂古莱姆（Angoulême）。

德军在西线不断向前推进，似乎一切都是那样的顺利。“元首”的军事才华一度让人咋舌，而欧洲另一个角落里的“领袖”自然是不甘人后。虽然在1935年入侵埃塞俄比亚时，意大利军队的表现也曾经让人“咋舌”——只不过是准现代化军队在近似于封建军队面前一筹莫展，最终只能靠毒气挽回战局的“高超战术素养”，但是这一次，“领袖”似乎是笃定无疑，自己的德国盟友已经把法国人收拾的差不多了，法国已经被抽掉了脊梁骨，而现在自己要做的，就是坐上餐桌等待着一场瓜分盛宴了。于是，就在6月10日，意大利正式向法国宣战。

意大利的宣战当然给法军方面带来了更大的压力，除了应对德军对“魏刚防线”的进攻，他们还必须分兵应对意大利方面可能的进攻。雷恩·奥利（Rene Olry）指挥的“阿尔卑斯山脉军”的2个军团奉命在即将到来的战斗中坚守住南方阿尔卑斯山脉地区防线。早在几天前，各个要塞守军就得到通报，立刻从现有的兵营驻地转移到要塞中。而在意大利方面宣战之后，为了彻底贯彻“坚壁清野”的原则，法国方面也开始将从芒通海岸到北部莫达讷一线的各个城镇的居民进行疏散。而为了阻滞意大利军队进攻，工兵将一些重要地域的桥梁和隧道进行了爆破摧毁。

而意大利这边，虽然“领袖”对自己的光明前途似乎已经成竹在胸，但是他的部下们显然没有被他的乐观主义精神所感染。意大利的情报部门在5月的晚些时候获得了法军调动往北方战线的各种情报，但是在估计阿尔卑斯山脉和突尼斯及利比亚边境线上的法军守军时，还是几乎比实际数字多估算了几倍。据此，他们又向已经有些头脑发热的领导们建言，法军在突尼斯边境线上的马雷斯防线（Mareth Line）上驻扎了约7个师的兵力（虽然实际上也只有3个师外加几个团的兵力），而且英法联军很可能直扑利比亚……就是这样的假消息给“领袖”和他的那些头头脑脑们当头泼了一盆冷水，就这样，突尼斯得救了，意大利入侵埃及的计划随之推迟了。直到当年9月13日，意大利军队才开始越过苏伊士运河。而就在此时，获得了两个月宝贵时间的英军早已以逸待劳，北非战役就是在这样的局面下开始了。

还是说回南方防线，在意大利发起进攻之前，对阵双方的策略出奇的一致，互相克制，不主动开火。简而言之，就是敌不动，我不动（当然，以意大利方面的战争水准，如果法军真要开火，估计就是敌一动，我乱动了）。从1939年9月开始，意大利方面制定了代号PR12的对法战争计划，为了这次攻势，意大利方面共计调遣了约20个师的兵力，其中还包括了精锐的阿尔卑斯山地步兵。这些部队被编为第1和第4军，人数上相比起当面的法军远远占优。不过，意军对法军所占有的优势也仅限于人数，而在技术兵器方面就差的太多了。技术兵器各种缺编缺额，而装甲兵方面就更是差太多了，像L-3这样只安装了机枪的“小豆”说什么也无法让人和“坦克”这个词联系起来，实在是让所有见过它的人生出“广告不实”的感想，连进攻埃塞俄比亚都勉强，更别提对付法国人了。要整这么一玩意上战场，还真的是需要莫大的勇气。



L-3型超轻型坦克，早已落后时代的装甲车辆，甚至曾经有过被冷兵器消灭的奇葩事件。

而再看看法国这边，法军的主防线通常建造在山体后面，而这些山体又可以作为一道天然屏障。这条主防线上构筑有许多“前哨观察所”（法语名称：avant-postes），这些观察所当中有很多都是由数个通过地下坑道所连接的战斗分段组成。这些观察所的武器大多数为机枪，有些情况下也会配备一些更加强大的武器，比如反坦克炮。除此之外，一些建造于19世纪的扼守边境要地和交通要道的要塞也被整合进了阿尔卑斯山脉地区防线，比如说位于萨伏伊（Savoy）、多菲纳（Dauphine）和滨海阿尔卑斯山脉地区的三座要塞。

就在战争爆发时，法军第16军团驻守在萨伏伊和多菲纳的一部分，该军团共下辖3个步兵师和1个北非步兵师，而第14军团则驻守在多菲纳的剩余部分和滨海阿尔卑斯山脉地区北端，该军团下辖2个步兵师。而滨海阿尔卑斯山脉地区剩余部分则由15军团驻守，该军团下辖4个师和第2殖民地师。而到了1940年6月，奥利麾下的185000人已经缩减到了3个阿尔卑斯山地师，几个阿尔卑斯山地营，几个阿尔卑斯要塞旅战斗群（demi brigades，直译为“半旅”）和2个阿尔卑斯猎兵旅战斗群。

“领袖”的这一通宣战可谓是古今中外一切头脑发热者的集大成之作，就在宣布对英法开战的时候，意大利籍的船只仍散布在世界各个角落，其中就包括了一部分英国海外殖民地港口。就这样，法国人英国人兴高采烈的“笑纳”了来自意大利的“馈赠”。虽然“领袖”豪情万丈地期待着能够借此机会重振罗马帝国的雄风，但是军官团们的思维还是比较谨慎（或者说比较清醒），在宣战以后的头10天里，意大利方面都只是进行了一些小规模的作战行动。6月16日，意军第4军攻击了夏贝尔敦山（Mount Chaberton）以北的布里昂松（Briancon）附近地区。法军的旧要塞奥利弗（Olive）对意大利要塞巴尔多内基亚（Bardonecchia）进行了炮火拦阻，但是到了第二天，该要塞被意大利要塞夏贝尔敦的149毫米炮击中打哑。夏贝尔敦要塞位于海拔3130米的山上，由于所处位置较高，经常被隐没在云中。到了6月18日，夏贝尔敦要塞的8个炮塔同时对位于贡德朗（Gondran）的小尺寸加强防御工事进行开火，该加强防御工事火力较为薄弱，仅配备有双联装机枪。而到了6月20日，夏贝尔敦要塞又将炮火转移到了位于雅努斯（Janus）的大尺寸加强防御工事，该要塞最强大的炮兵武器为1门75毫米炮和数门老式的95毫米海军型火炮。只可惜，这些火炮的射程都太近，对意军连隔靴搔痒都有些力不从心。而与此同时，意军的地面部队也进攻到了蒙特热内夫尔（Montgenevre）镇。



意大利货船“欧莫岬”号（Capo-Olmo），于1940年6月10日意大利对英法宣战后在马赛被法方扣留，后加入自由法国海军，成为一艘运输船。“二战”结束后，“欧莫岬”号作为补偿舰交给法国，更名为“库夫拉”号。

6月21日，法军第154炮兵团下属的1个连的280毫米重型迫击炮开始对夏贝尔敦要塞进行炮击，无数的重达20千克的炮弹向着意大利人的头上砸去。但这时，天气对法国人可是大大的不利，直接导致法军的炮击被推迟最终直到终止，真可谓“老天无眼”。不过到了6月24日，意大利要塞终于被法军击中，彻底的“闭上了嘴”。此后，法军要塞继续向位于布里昂松地区的意军地面部队进行炮火拦阻射击。

这边各个要塞之间你来我往，那边双方的地面部队也在打的你死我活。6月20日，意大利军队终于开始了地面进攻，但是还没等进攻持续多久，面对法军的顽强抵抗，意大利军队就被卡在了原地。而到了6月22日，在萨沃伊北部，意军对布尔格圣莫里斯发起了进攻，意军人数超过50000人，而当面的法军仅有5500人，按理说，只要意军努力一把，拿下布尔格圣莫里斯应该是十拿九稳的事，可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意军还是搞砸了。面对法军的激烈抵抗，人数达到其数倍的意军居然始终无法占到上风，几次进攻都没有取得什么看得过去的进展，这样的水平也是值得一叹了。意军当然不会就此死心，几乎与此同时，意军还试图从塞尼山隘口（Mont Cenis Pass）以及途径莫达讷以南的弗雷瑞斯隧道（Frejus Tunnel）的一条道路在艾克峡谷（Arc Valley）取得突破。为了给予进攻意军以支援，意军位于帕拉迪索（Paradiso）的要塞对直接控制了隘口的位于图拉（La Turra）的旧式要塞进行了长达数个小时的炮击。该要塞拥有1条深入山体岩石的坑道，并且拥有4门火炮，但其中只有2门75毫米野战炮，其他2门则是81毫米迫击炮。但是，即使在这样的条件下，要塞守军依然在坚持战斗，利用这4门火炮对进攻意军进行了火力压制。最终，慑于法军的“强大火力”，意军不得不选择了“转进”。可就是这样的“转进”，意大利人还又丢下了约20辆坦克，而这些坦克也没有被法国人再利用，而是直接被落下的雪片淹没了……先贤曾经说过，一个人绝不会在同一个地方摔倒两次，意军指挥官显然深得此中奥义，立刻下令改行军至朗勒堡（Lanslebourg），然后再寻找战机，试图一举突破图拉要塞。但是，意军的几次攻势都没能突破法军防线抵达艾克峡谷，两军就这样一直僵持到了法德停战生效，靠着盟友的帮助意军才算是稀里糊涂的成为了胜利者。

这里有必要交代一下这个峡谷的特殊地位。该地位置独特，可谓兵家必争之地，在其中通往莫达讷的一条路上布满了法军和意大利军的要塞，而马奇诺防线上的一些加强防御工事则正好合上了这一峡谷的大门。而在莫达讷前方朗勒堡以南的地方，法军和意大利军的要塞沿着边境线呈现出犬牙交错的态势，直接控制着塞尼山隘口。就在这里，法军的“前哨观察所”防线配合老式要塞面对着意大利“高山峡谷”（Vallo Alpino）的要塞群。

再说说弗雷瑞斯隘口这边的情况吧。意军第1“苏佩尔加”山地步兵师（Superga）试图从得到莫达讷附近加强防御工事保护的隧道穿过该隘口，在6月24日，意军士兵艰难攀爬上位于帕斯杜洛克（Pas du Roc）的大尺寸加强防御工事和位于阿罗达兹（Arrondaz）的小尺寸加强防御工事上方的雪山峭壁，为了阻止意军的行动，相邻加强防御工事的75毫米野战炮和81毫米迫击炮开始对意军进行猛烈轰击，而两个加强防御工事也互相为对方提供火力支援。在交叉火网的打击下，意军的行动又一次宣告失败。



手持一挺布雷达M37型重机枪的第1“苏佩尔加”山地步兵师第91步兵团士兵，请注意头盔上覆盖的帆布是从伪装色的帐篷片段上裁减下来的。“苏佩尔加”步兵师（Superga）成立于1940年，下辖第91“巴西利卡塔”（Basilicata）步兵团 、第92“巴西利卡塔”（Basilicata）步兵团 、第5“苏佩尔加”（Superga）炮兵团 、第18CCNN营（1941年改为CCNN团）、第2CCNN团、第1迫击炮营、第1工兵营（1941年改为工兵连）、第1反坦克炮连、第1医务连和第1后勤总队。在结束了法兰西战役之后，该师被改编为突击登陆师并进行了计划中的入侵马耳他行动的训练，但他们最终的战斗任务则是以传统步兵的身份于1942年11月被派往北非突尼斯挽救日益危急的北非战局，并最终在1943年5月被英军歼灭。

意大利第1军主要负责防线南部，在M行动（Operation M）中，该部1个军团所受领的任务就是拿下巴尔瑟洛内特（Barcelonnette）镇，另外1个军团则执行R行动（Operation R），直接向海岸线进军，试图一举拿下芒通和里维埃拉（Riviera），还有1个军团则受命在这两个军团之间进行引导。总攻被定在6月20日，当天，有2个意大利师从两个方向分别到达了拉彻（Larche）镇。开始时，意大利人的进攻还算是顺利，但是，当意大利人迎头撞上法国人的防线之后，立刻就遭到了头破血流的结果。来自位于罗彻-拉罗什（Roche Lacroix）的大尺寸加强防御工事的75毫米炮炮塔和位于圣奥斯奥特（St.Ours Haut）的大尺寸加强防御工事的炮台给予了意军沉重的打击。后者发挥的作用尤其明显，该炮台直接轰击了意军的1个240毫米攻城炮连，而该连当时正准备轰破法军的防线。

在6月15日，阿尔卑斯山脉地区最大的蒙泰格罗索（Monte Grosso）要塞接连开火，消灭了意军的一支迫击炮兵部队。之后到了6月20日，意大利军队开始进行反击，动用了149毫米炮对蒙泰格罗索要塞进行了多次炮击。要塞的75毫米炮炮塔被击中，但是造成损失不大，依然能保持战斗能力。此后，该要塞依然保持着战斗力，位于该要塞北边的意大利军队依然没有能取得进展。

而在里维埃拉地区，6月20日，意军的炮火对法军的各个加强防御工事进行了猛烈的炮击，拉开了总攻的序幕，到了6月22日，意军地面部队开始发起进攻，但是当意军遭遇到边境线上位于圣路易斯角（Pont Saint Louis）的法军前哨观察所时，进攻立刻受到了遏制。该前哨观察所虽然不大，但是所处位置极其险要，是在半山上开凿建造而成。配备有通风过滤装置，还有一门正对着7号国道（National Route 7）的37毫米反坦克炮。而在观察所前方，还有一道反坦克障碍封锁着道路。意军为了拿下这个至关重要的观察所，先后发起了多次进攻，但都被法军一一挫败，直到法德停战协议生效，意军依然没有能越过半步。意大利人当然应该为自己的无能而感到羞愧，当然，如果他们知道要塞守军的人数，估计他们更会直接掩面泪奔，因为挡住他们的法军守军人数居然只有9人。

眼看久攻不下，意军指挥官又开始准备利用下方的铁路隧道，以期达到突破的效果。意军第5“克斯利亚”（coseria）步兵师（隶属于第15军团）和第44“克雷莫纳”（Cremona）步兵师（隶属于第7军团）试图穿过已经被法军放弃的芒通，向罗屈埃布兰卡马尔坦（Roquebrune-Cap-Martin）进发。在进攻开始时，照例是大炮开路，意军的149毫米和210毫米重炮对位于卡马尔坦（Cap-Martin）的大尺寸加强防御工事进行了炮击。而到了6月22日，法军炮兵也以牙还牙，对法意边境线上的隧道进行了炮击。为了支援穿过芒通的步兵部队，意大利人祭出了大杀器（或者说是他们认为的大杀器）——装甲列车。该装甲列车配有4个炮塔，每个炮塔都配有152毫米炮，以其火力不断支援步兵进攻。为了打掉这个目标，罗屈埃布兰要塞（Roquebrun GO）、阿盖尔山要塞（Mont Agel GO）以及圣艾格尼丝要塞（Saint Agnes GO）自山顶居高临下对装甲列车所处区域进行了炮火覆盖。在法军的打击下，意军装甲列车很快败下阵来，退入了隧道。但是，到了当天下午，装甲列车又卷土重来，重新驶出隧道，与法军展开炮战。这次意大利人的运气更背，没过多久装甲列车上的2个炮塔就被阿盖尔山要塞的75毫米炮塔敲掉了。意军见势不妙，连忙撤往隧道。结果在撤退的过程中，又被摧毁了1个炮塔。

虽然在与法军要塞的较量中，意大利人一直处在下风，在芒通地区难以打破局面，但是他们似乎并没有死心，依然在寻找着机会。终于，意军指挥官突发奇想，准备在卡马尔坦后方发起一次两栖登陆。但是，就是这样的一次登陆战，最终演变成了一出名符其实的悲剧。由于一系列失误，意军部队甚至还没能登上法国的海岸线！可惜了那些士兵，又一次成为了无能指挥官的牺牲品。意军损兵折将之余，法军防御基本上还是稳如泰山——相比起来，苏军在刻赤半岛的登陆作战还是成功的多了。不过这一段时间意军也收到了一点好消息，在6月23日，一直没能大显身手的意大利空军终于答应“拉兄弟部队一把”，派出战机轰炸对意军构成较大威胁的法军要塞，而第2次两栖登陆计划也准备进行。只可惜老天爷发威，气象条件变得十分恶劣，意军的空袭行动和两栖登陆都被迫取消。不过隔天，意军又整来了2列装甲列车，1列装甲列车装备有4门152毫米火炮，而另外1列装甲列车则装备有4门120毫米火炮。这2列装甲列车对卡马尔坦的要塞猛烈开火，以掩护进入芒通的意军部队。就在当头中午，意军终于突入芒通市区，而卡马尔坦要塞的火炮和机枪也开始对意军进行阻击。尽管如此，意军还是到达了要塞前。面对意军猛烈的火力，要塞也并非毫发未伤。其中装备有2门75毫米野战炮和2门81毫米迫击炮的3号分段的射击孔多次被命中，受到了一些损害，但是好在尚能坚持战斗。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为了拿下这一要塞，意大利人和他们的德国同行采取的方法如出一辙。在战斗中，意军步兵也试图攀爬上要塞，然后设法摧毁掉要塞内部的设备。看样子，这次意大利人干得不错，但是，这样一个好的开始却并没有意味着成功的哪怕四分之一，就在他们费尽千辛万苦攀爬上要塞表面之后，他们却还没学会用哪些方法摧毁要塞的内部设备，就这样，隔着要塞坚固的外墙，双方僵持了1天，到了第2天，事情终于有了进展——只不过不是向着意大利人所希望的方向，法军炮兵动用各种火炮，包括了威力强大的155毫米炮，对要塞附近的意军进行了火力覆盖，面对法军的火力，意军知趣地选择了撤退。6月24日，意军退到了卡雷河（Carei River）一线，然后在此等待增援力量。不过，增援力量来了也没啥用了——因为到了6月25日，法意停战协议就生效了，沾了德国人的光，在战场上始终没占到便宜的意大利人就此“不胜而胜”。

而在北边一些的地方，就在法意双方在芒通展开交战的同时，第37“摩德纳”（Modena）步兵师（隶属于第15军团）也进军至卡斯蒂隆（Castillon），试图从南方发起进攻，从而一举拿下索斯佩（Sospel）。但是遭遇到法军的防线守军抵抗之后，意军再次败下阵来。

到了这个时候，法军依然能够坚守住防线，而意军凭借人力上的绝对优势，居然愣是没有能取得任何像样的突破。不过就在这时，德国盟友的表现多多少少还是帮了意大利人一把——德军的兵锋一路到达了罗纳河谷（Rhone Valley），而之后又攻占了里昂（Lyon），这样一来，整个阿尔卑斯山脉地区的守军都陷入了被孤立的威胁中。就在这样的不利情况下，奥利依然率领部队坚守不退，直到6月25日停战协议生效，法军守军才最终停止抵抗。从战术角度上来看，法军无疑是当仁不让的胜利者。虽然这样的胜利并没有改变法国政府最终签订停战协定放弃抵抗的结果，但是在某种程度上也捍卫了法军的荣誉，并且也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马奇诺防线的价值。在与意军的交火中，法军仅有40人阵亡，总伤亡人数也仅有275人，正是由于防线上要塞工事的坚固，从而使得大多数法军士兵的安全得以保全。

而意大利方面呢，从6月10日意大利正式对法国宣战，到6月25日法德停战协议生效，半个月的时间里，意大利军队在占据绝对优势的情况下，依然始终无法对马奇诺防线进行有效突破，而且还付出了631人阵亡，约600人失踪，总计约5500人伤亡的奇葩代价。本来是迫不及待地准备趁火打劫，可没想到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还被对方结结实实的修理了一顿，再联想到意大利军队在进攻希腊、北非时的窘境，我们也只能说，感谢意大利，让这场极其惨烈的世界大战增添了一丝喜剧色彩……当然，如果说意大利人在“二战”中的表现都是这样的废柴，那也确实是冤枉他们了。意大利人在“二战”中也不乏英勇善战之楷模，比如说，活跃在亚平宁半岛以及巴尔干半岛、先后牵制了7个德军师、并且最终击毙了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反法西斯游击队……



正在修整的意大利游击队员，其中可见女性成员。南斯拉夫电影《桥》中的主题曲《啊朋友再见》在中国家喻户晓，但其实其原版就是意大利游击队中流传甚广的一首歌曲。有趣的是，其中的歌词“啊朋友再见”的意大利语原文是Oh Bella Ciao，如果直译为中文，意思应该是“啊妹子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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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毁灭与重生——1940-1944年中的马奇诺防线

1.屈辱的奴役——德军占领下的马奇诺防线

1940年6月25日之后，根据《法德停战协议》和《法意停战协议》，马奇诺防线上的主要战事逐渐偃旗息鼓。作为胜利者的德国人终于拿下马奇诺防线，接受防线上剩余守军的投降。

就在大多数法军部队放下武器、走进战俘营之后，还有一部分法军官兵被留下来将各个要塞移交给前来的德军部队。德国人以其一贯的严谨认真的态度，对马奇诺防线上的各个要塞的库存进行了详细的清点和测试。之后，为了证明自己的“赫赫武功”，“元首”本人亲自来到法国巡视了一圈。当然，马奇诺防线这样的大家伙是绝对不会被“元首”所忽视的，6月30日，在众多将领、军官和新闻记者的簇拥下，希特勒本人在向导的带领下参观了马奇诺防线上的一段。坐着地下列车，这些人对马奇诺防线要塞的规模有了一个更加直观的认识。在参观过后，德军官兵们毫不掩饰他们对马奇诺防线建造水平的赞叹。1名德军军官曾经在参观过霍克沃德要塞之后，形容要塞内部的清洁程度“就像是医院一样”，而其他几名德军军官则被枪上涂抹的油脂弄脏了衣服。在一份德军对马奇诺防线的调查报告当中曾经提到这样一件事，参与调查的空军军官在发现之前轰炸机投下的炸弹对马奇诺防线上要塞造成的影响微乎其微之后，几乎失声尖叫。虽然在“斯图卡”的狂轰滥炸之下，要塞的表面已经被炸的跟月球表面没啥区别了，但是，在要塞内部，各种武器设备依旧能保持正常的工作状态。就算德国人不相信，或者是不愿意相信，确实，他们之前就是在这样的要塞面前吃了不少瘪。

等到所有的法国人都被送走了，德国人也呼呼啦啦地驻扎进了马奇诺防线。不过很快，这些没受过相关训练的家伙就证明了，凭借他们的专业技能，他们可以完全保证让要塞内的机械设备——全部趴窝……之后的一段时间里，防线上的不少要塞就失去了作用，不过倒是乐坏了成群的老鼠，它们在这里找到了非常不错的安身之所。而且，由于所处位置的关系，德军并没有对马奇诺防线的利用太过上心，相比起来，他们更热衷于修造完善旨在于防备英美盟军登陆的“大西洋壁垒”，对马奇诺防线的利用也就十分有限。除了将一部分防线内的物资装备转而用在了“大西洋壁垒”当中外，伴随着盟军对德国的欧洲占领区轰炸强度的日益加强，德国人还将一部分原有的要塞改建成了可以抵御空袭的地下工厂。一直到了1941年10月，德国人才开始正儿八经地考虑如果在盟军登陆之后再次利用马奇诺防线进行抵抗，不过，考虑到经费、设计等因素，大多数的要塞都没有被重修。不过，德国人同时也认为，一部分要塞也可以作为齐格菲防线的辅助防御体系，便于在战时控制一些通往防线的关键道路。

2.涅重生——第二次马奇诺防线攻防战

然而，到了1944年，一切都发生了变化，英美盟军大举进攻，发起了诺曼底登陆。比起2年前那次差劲的迪耶普袭击战，这次盟军的阵势可真的是“排山倒海”了。果然，德军力战不支，一路败退。眼看着法国保不住了，盟军就要攻进自己家了，德军想来想去，正好眼前不就有一条现成的防线吗？上下一合计，这条防线就又一次被推上了战争历史的前台。“任何历史事件都会发生两次，第一次是伟大的悲剧，而第二次则是拙劣的闹剧。”黑格尔诚不欺我等也。



隶属于美国陆军第6装甲师的一辆“谢尔曼”正在靠近麦德巴赫河（Maderbach Creek）的一处被攻克的加强防御工事前，车组成员正在好奇地看着西洋景。

具体说来，根据德军的计划，国防军G集团军群下属的第1军将负责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的防御，而为了加强第1集团军，武装党卫军第13集团军（XIII SS Corps）和国防军第82集团军（LXXXII Corps）也被调派了过来。乍一看，德军的实力还是相当可观的。可实际上，到了这时候，这些部队也只能说是看上去架势比较唬人了，经过诺曼底战役尤其是法莱斯包围圈之战后，相当多的德军部队都遭到了重创，许多重装备都被盟军摧毁或是被迫放弃，因此，此时德军部队的装甲兵、炮兵等支援兵种严重缺编，给部队的战斗力造成了非常消极的影响。而比起这些装备的损失，人员的损失则更加要命，大量有经验的一线作战人员的损失使得部队战斗力出现明显的下降，没有了这些部队中的骨干力量，在战场上指望那些新兵蛋子冲锋陷阵无疑是痴人说梦。与此同时，曾经骁勇善战的德国空军也遭到了伤筋动骨的打击，铁十字之翼在1944年夏天以后的欧洲天空也和长江里的白鳍豚一样几乎成为了传说，“野马”“台风”们在汉斯们头上横行肆虐，在这样的情况下，躲进要塞倒也还能求得暂时的安全。

等到1944年夏秋时节，盟军已经步步紧逼，德国人也开始正儿八经的准备利用要塞进行防御了。可是，就在这时，德军指挥官才发现，之前对于各个要塞的资料准备还是不足，为了应急，只能找到了陆军的历史档案部门，让他们协助制定计划。德国人这边准备不足，美国人这边也不比两眼一抹黑好多少，他们也几乎没制定啥计划，为了更好地了解要塞，他们只能找到一些法国工程师，希望能从他们那里获得一些可靠的情报。



“台风”所到之处，众皆望风披靡。失去了西线上空制空权的德军，在面对盟军占据绝对优势的空中打击时，也只能是听天由命。

到了1944年11月16日，在梅斯（Metz）被盟军攻克的前一天，希特勒本人亲自过问了马奇诺防线的重新构筑情况。不过，颇有些讽刺意味的是，就在那时候，盟军的兵锋其实已经到达了防线。



“二战”时美军著名的“红球快递”（Red Ball Exprèss），凭借巨大的人力物力优势，美军在战场上一直能保持着充足的运力，但是在1944年秋季的西线战场上，即使是这样的运输力量也依旧会有力不从心的时刻。



陷入泥泞中的美军辎重车队。高度机械化的盟军部队遭遇到这样的天气，苦不堪言的大头兵们也只能仰天长叹“老天无眼”了。

不过，此时的盟军这边也不是完全顺风顺水，之前盟军在法国的土地上一路高速进军，虽然加速了战争的进程，在一定程度上却也加重了后勤部门的压力。直到1944年11月时，大量的武器弹药和其他后勤辎重物资仍然需要由英国经过海路运抵诺曼底滩头，然后其中的大部分再由盟军的运输卡车车队运往各个补给站或者直接运到使用者手中。随着战线的不断拉长，盟军后勤部队的压力也与日俱增。而受制于运力不足导致的物资不足，盟军的进攻步伐也不得不放缓。当然了，后勤不给力纯属情有可原，各位运输兵也是尽了全力。可是，就在这时候，老天爷也不赏脸，1944年秋天法国降下的大雨远远超出往年，雨水肆虐之下，道路变成了一堆烂泥地，这样的地形无疑是各种装甲车辆的噩梦，盟军士兵跋涉在这样的道路上，即使军靴里被塞满了污泥，也只能徒呼奈何了。

虽然盟军这边遇到了一些麻烦，但是德军这边的问题就更大了。马奇诺防线虽然在那时还尚且能称得上坚固，但要是想凭借它来顶住盟军压力，那还是只能说是“想太多”了。首先，马奇诺防线突出的是朝向东边的防御，而朝向西边的防御则相对薄弱。当然了，马奇诺防线当初的设计目标就是顶住从东边打来的德军，而法国内地就是防线的后方，既然是后方那还有什么好防的呢？等到德军占领了之后，有“大西洋壁垒”在前，马奇诺防线也没有加固的必要。可是这一次，原来的“前线”成为了后方，而原来的“后方”却成为了前线。如此一来，等于说防线的薄弱环节直接就暴露在了盟军面前。而且，和之前提到的相类似，马奇诺防线虽然在一些要塞中也安装了发电机，但是限于功率的因素，实际上要塞中所需要的电力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需要由外部输入的。现在可好，这些电厂大多数都掌握在了盟军手上，而现在要想从德国那边再拉几条电线过来也明显是远水解不了近渴。这样一来，只要盟军动动手指头，把电一掐，要塞里面的各种武器装备和其他技术设备就得失效一堆了。

德国人当然不是傻瓜，对于这些问题自然也是心知肚明。G集团军群参谋长冯·梅伦廷少将（F.W.von Mellenthin ）曾经颇有些无奈地写道：“因为对错了方向，所以马奇诺防线实际上对于我们的防御而言意义不大，如果是用作防空用的地下掩体，那倒还能凑合着顶点用。”而武装党卫军第13集团军参谋长库尔特·冯·埃姆（Kurt von Einem）也是持类似观点，他认为：“这些要塞的最大作用就是防御空袭。”第1军司令奥托·冯·科诺贝斯道夫（Otto von Knobelsdorff）更是在自己防区内的马奇诺防线要塞中挑出来了一大堆不利于防御作战的毛病。有鉴于此，德军的头头脑脑们也并没有对这条防线给予太高的期望，在实际部署中，德军也更多的倾向于依托防线上的堑壕体系，而并非各个要塞。总体上来说，除了在梅斯地区，德军的防御作战更多倾向于机动防御而非静态防御。而且，德军在战术上非常强调反击。通常，德军在被盟军逐出某些要塞之后，在集结了足够兵力和弹药油料之后，就会立刻发起反击，试图将盟军击退，夺回要塞。

而在盟军这边看来，从地理的角度位于法国和比利时、卢森堡边境线附近的郎谷永到莱茵河岸附近阿盖诺（Haguenau）这一段的马奇诺防线对于盟军的进军最为重要，因为这一段防线基本上和法国和比利时以及瑞士的边境线相重合，而这里也就成为了第二次马奇诺防线之战的主战场。在具体战术上，盟军并没有采取全线进攻的策略，而是在几个月的时间里零敲碎打，一点一点蚕食德军的防御，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进攻难度，压制德军可能的激烈抵抗。乔治·巴顿的第3集团军在1944年9月就已经开始与马奇诺防线上的德国守军进行了一些交火，事实上已经可以攻占马奇诺防线上的一些要塞了，比如说在蒂永维尔以北的和摩泽尔河以西的一些要塞。但是，直到当年12月，最激烈的战斗才刚刚开始。而在第3集团军右侧，亚历山大·帕奇（ Alexander Patch）中将的美军第7集团军直到当年12月的早些时候才开始与马奇诺防线守军展开作战。

为了能最终拿下马奇诺防线，参战的美军部队也投入了相当多的人员和装备。从步兵使用的各式轻武器、工兵使用的各型爆炸物，到装甲兵的坦克、炮兵的各种火炮和坦克歼击车，以及陆军航空兵的战斗轰炸机，可谓一应俱全。不过，有这些强悍的火力也并不意味着战斗将变得十分轻松，因为和德军在1940年所遇到的情况相类似的是，最终要想拿下这些要塞，还是需要步兵和工兵进行近距离作战才能实现。

有了武器，有了人员，盟军这边可谓是万事俱备了，只要一声令下，那就直接开打了。就如同上文所提到的那样，在1944年9月中期，美军第3集团军部队在法国和卢森堡边境线附近与马奇诺防线的守军开始交火，打响了盟军进攻马奇诺防线的第一仗。在梅斯东边靠近摩泽尔河的地区，美军第90步兵师负责进攻哈肯博格要塞和其他的一些大大小小的要塞。1940年时，德军为了进攻哈肯博格要塞可没少付出代价，这次，面对美军的兵锋，德军坚守下的哈肯博格要塞又能坚持多久呢？

德军这边，与第90步兵师对阵的是国防军第82集团军下辖的第19国民掷弹兵师（19th Volksgrenadier Division）。看上去，这个单位挂了个“掷弹兵师”的名头，和对面的美军也算是旗鼓相当，但是，请注意，这个“掷弹兵师”的前面还加了“国民”二字，多了这俩字，部队的战斗力也就可想而知了。确实，该部充斥着各种来源的士兵，装备也是缺编严重。举个例子，该师下辖的第74团中能完全胜任守备任务的军官仅有58人，而士兵也只有218人。不过，哈肯博格要塞中的58挺机枪和16门火炮多少也帮助他们挽回了一些战术上的劣势。

作为美军第20军团（XX Corps）包围和孤立梅斯城的计划的一部分，第90步兵师渡过摩泽尔河，向马奇诺防线发起进攻，并且成功的楔入了一些地域。为了加快推进速度，该部刻意绕过了一些易守难攻的要塞，把这些要塞交给了后续跟进的部队来解决，而选择了一些易于攻击的要塞下手。通过工兵爆破和喷火兵火攻的配合作战，到了进攻的第2天，马奇诺防线上的梅特里什（Metrich）要塞、比利格（Billig）要塞和建于马奇诺防线之前的科埃尼格斯马凯（Koenigsmacker）要塞都通过近距离战斗的方式被美军拿下。

几天以后，当美军进攻哈肯博格要塞时，结结实实地碰了钉子。8号分段的3门75毫米炮不断对进攻美军进行射击，当面发起进攻的第357步兵团被炮火压制在原地动弹不得，整个1天都没有取得什么进展，而要塞坚实的结构也让美军的各种火炮没了脾气，从坦克歼击车到203毫米和240毫米榴弹炮，纷纷在要塞的钢筋混凝土结构外墙面前败下阵来。无奈之下，美军只得搬出另外1件“大杀器”——M12型155毫米自行榴弹炮。在当天晚上，这些“远程汤姆”们借助夜色掩护，推进到了距离8号分段不足2000码的地方，然后，到了第2天早晨，“远程汤姆”们释放出了自己强大的火力，用直瞄火力直接摧毁了要塞的坚固防御，再一次证明了自己的威名。扫清了障碍后，进攻得以继续，而第20军团最终也得以拿下了梅斯城。



M12型155毫米自行榴弹炮，“二战”时美军重要的火力支柱。

之后的一段时间，第3集团军继续进军，一路上倒也没有什么大的战事，而下一次重要的战斗，则要到11月25日。就在这一天，该集团军下辖的4个师攻占了马奇诺防线的一些地域，其中，第20军团的第95步兵师攻占了尼德河（Nied River）以东的马奇诺防线地域。就在几天前，第20军团的情报部门经过敌情分析之后，得出结论，德军并没有对马奇诺防线进行重点防御。这一结论无疑是正确的，因为在这之后只有一些单位还经历了一些战斗。比如说，在奥通维尔（Ottonville）附近，第379步兵团G连在进军过程中遇到了一座要塞的阻拦。最终，美军召唤了坦克歼击车，用直瞄火力直接打哑了要塞。在此期间，美军的损失实际上相当轻微。

而在南方，第12军团的第6装甲师和第35步兵师占领了麦德巴赫河附近的一些地域以及普雷兰格镇（Putelange），但是，就在此时，雷公电母再次大发神威，战场上空电闪雷鸣，瓢泼大雨将这一地区化作了一片泥泞。这样一来，不仅各种机械化装备难以展开，只能拥挤在几条主要干道上前行，而且步兵们也难以跟上支援，美军进攻的步伐只得放缓下来。不过，虽然进攻步伐慢了下来，但是美军的损失却也并没有多少，因为这一地域德军的防御其实相当有限。

同样隶属于第12军团，第80步兵师则进攻了福尔屈埃蒙（Falquemont ）和圣阿沃尔德（St.Avold）附近的马奇诺防线上要塞。这里的防御相当稀疏，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小要塞，包括邦比代尔斯特罗（Bambiderstroff）、洛德雷方要塞（Landrefang）、特廷森林要塞（Teting Woods）、邦贝希要塞（Bambesch）和卡特尔旺要塞（Quatres Vents）。按照法国人之前的计划，一旦德军入侵到此地，法军就将放水淹没这一地域，以此来抵挡住德军进攻。既然上一次法军的计划没有成功，那德国人肯定也不可能对此抱有太多希望了，而既然不能指望龙王爷，那就只能靠自己了。

当时，驻守在此地的是由奥古斯特·霍尔姆（August Wellm）所指挥的第36国民掷弹兵师，该师此时隶属于武装党卫军第13集团军，和之前提到的第19国民掷弹兵师类似的是，该部同样是人员素质良莠不齐，各种装备缺斤少两，尤其是对防御至关重要的各种压制火炮和反坦克炮。其实，在这之前，这里是由另外一支部队驻防，这支部队对这里的要塞的各种武器装备和防御任务都相对比较熟悉。可是，新来的第36国民掷弹兵师对这些几乎是一无所知，连手上的这些大大小小的烧火棍都还没玩顺溜。可想而知，让这样的部队去抵挡精锐的美军装甲兵，难度也不是一般的大啊。对于这样的情况，师长大人当然是“瞎子吃馄饨——心里有数”，他曾经这样描述过当时的情况：“当时的马奇诺防线既没有足够的防御，也没有准备完全，除了给部队当做军营，其他的几乎毫无用处。”在部署当中，大多数德军部队都排在了堑壕中而非要塞中。

而颇有些讽刺意味的是，就在德军在马奇诺防线要塞中准备防御的时候，来自于法军第1集团军的部队正在蓄势待发，准备突破德军的防御。可以说，双方几乎是将对方在1940年所处的位置掉了个个。

11月25日，第80步兵师发起了进攻。在步兵们发起冲锋之前，炮兵部队进行了长达5分钟的炮火准备。然后，在第702坦克营和第610、第808坦克歼击营的支援下，该师仅仅用了几个小时，就拿下了8个要塞。然后，他们又接连打退了德军发起了多次反冲击。在战斗中，尽管坦克炮的威力对于坚固要塞有些力不从心，但是凭借自身的M-3型90毫米炮的高初速，2个坦克歼击营装备的M-36型坦克歼击车抵近射击后还是击穿了不少要塞的外墙，为最终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有意思的是，这种M-3型坦克炮的原型正是90毫米高射炮，这和德军在1940年动用88毫米高射炮攻击马奇诺防线要塞颇有异曲同工之妙）整个作战当中，美军伤亡十分轻微，而德军则有约600人投降。



火力强劲的M-36型坦克歼击车不仅是在与德军装甲兵作战中“屠虎猎豹”的行家里手，在对付坚硬钢筋混凝土工事时也一样有着不俗表现。图为1944年12月，美军第776坦克歼击营的1辆M-36正在对马奇诺防线上一处要塞进行抵近直射打击。

到了12月，第3和第7集团军都已经打到了马奇诺防线朝向德国的一侧了。由于地理方面的原因，美军实际上是从南方开始进攻的。由于此地的许多要塞都非常坚固，有些甚至在整个马奇诺防线上都是数一数二的，因此德军在此地的防御也是异常顽强。不过，他们的主要目的，实际上是阻滞盟军到达齐格菲防线，为齐格菲防线加强防御争取时间。因而，在此地爆发了美军攻占马奇诺防线中最激烈的战斗。

在12月的第1周里，第12军团突袭了比彻和维特兰（Wittring）之间的马奇诺防线，守卫在这里的是来自于第11装甲师和第25装甲掷弹兵师的部分单位。比起之前的那些老弱残兵组成的国民掷弹兵师，这些部队可就上档次多了，不仅训练程度好了不少，而且炮兵和反坦克火力支援也更加给力。而与此同时，大自然又一次成为了德国人的盟友，崎岖多变的地形，加上泥泞的道路，使得美军坦克只能挤在仅有的几条路上。为了拿下这段防线，美军的进攻可谓是相当的艰难，整个过程也并非一帆风顺，其中美军第4装甲师发动了多次代价高昂的进攻作战，在与德军进行交战之后，虽然也成功的拿下了容巴赫-比彻（Rohrbach-les-Bitches）附近地区的多个要塞。但是，在攻击马奇诺防线附近的新林（Singling）镇的战斗中，仅仅该师下辖的第37坦克营就因为德军的反坦克炮兵火力以及泥泞土地而损失了20辆坦克，付出了这样的损失之后美军依然没能将德军驱逐出去，行动不得不半途而废。激战了1周，整个第4装甲师上上下下已经是人困马乏，不得已，上面只得先将他们调离马奇诺防线前线，回到后方进行休整，而接下来的任务就只能交给新上场的第12装甲师了。牌桌上有句老话叫“新手如刀”，就在第一次战斗任务中，该师就表现不凡，成功地拿下了这一区域的马奇诺防线要塞。但是，该师为此也付出了10辆坦克被击毁的代价。而其中，第23坦克营营长梅格兹（Montgomery Meigs）中校也在带队发起进攻时冲锋在前而被德军反坦克炮击中，一发入魂。

与此同时，在原来的第4装甲师的左翼，第26步兵师则在攻击维特兰（Wittring）和亚琛（Achen）周围的几个马奇诺防线要塞。12月8日当天，行动正式开始。在步兵发起冲击之前，照例还是由军属和师属两级的炮兵营对德军目标进行了火力准备。光是架炮轰还不够，来自陆军航空兵第19战术空军司令部（XIX Tactical Air Command）下辖的5个中队的战斗轰炸机也飞临战场上空，将成吨的TNT砸在了德国人的头上，防御在此的德军足足经历了长达半个小时的地动山摇，同样是防御，同样是在马奇诺防线，4年前的一幕连本带息地还给了他们。躲在要塞里的人还算是走运，靠着要塞的坚硬外墙他们还能撑过一段时间，而防守在要塞外面堑壕里的人可就真的是倒霉透顶了，面对着裹挟着钢与火的风暴，他们的生命被成片的收割而去。



一枚优异服役十字勋章原品

一待火力准备结束，美军步兵就立刻发起了进攻。其中，第104步兵团攻击了亚琛附近的4个要塞。这4个要塞之间相互掩护，相互支援，形成了一个防御体系。在战斗中，美军士兵使用手中的各种自动火器和白磷手榴弹，经过一系列的近距离战斗，干脆利落地拿下了这4个要塞。其中，第1营营长莱昂·格莱德（Leon D.Gladding）少校身先士卒，亲自率领一支突击队攻击了一座要塞。在其他人员的火力掩护下，格莱德摸近要塞，然后投出一枚白磷手榴弹，直接摧毁了1座战斗分段。然后，他又率部发起进攻，俘获了另外一座战斗分段中的19名德军士兵和他们的指挥官。为了表彰格莱德的英勇事迹，第3集团军司令部在1945年的第21号司令部令中授予其一枚优异服役十字勋章（Distinguished Service Cross）。

相比起第104步兵团如同砍瓜切菜一般的节奏，第328步兵团的进攻则颇有些蚂蚁啃骨头的意思，在面对维特兰和瓜德罗普（Grand Bois）要塞的守军时，美国人又一次一脚踹上了钢板。虽然在美军发起进攻时，德军的大部队已经撤走，留下的只是一些负责操作要塞内机枪的架子部队，但即便如此，这些要塞的战斗力依旧不可小觑。就在维特兰要塞的外围，有着一些战斗分段，它们直接将要塞包围在了中间。第104步兵团K连受领任务之后，用了大半天时间，才在进攻当天的下午3点左右拿下了外围的这些战斗分段，但是，就在他们信心满满地准备一举拿下主要塞时，坚固的外墙让他们彻底的没辙了。无奈之下，他们又只能祭出法宝，召唤己方炮兵火力支援。很快，一辆坦克歼击车和几门“远程汤姆”来到前线，与要塞守军展开了对射。让美军大跌眼镜的是，面对这样的火力，要塞依然是屹立不倒。等到晚上，美军的工兵和步兵趁着夜色摸近了要塞，然后，工兵们使用炸药包，对要塞大门进行了多次爆破。最终，一个炸药包直接引爆了要塞中的弹药，伴随着弹药殉爆的巨大火光，要塞内的德军守军也就此化为齑粉。比起维特兰要塞，瓜德罗普要塞外围虽然没有战斗分段的掩护，但也环绕着一圈铁丝网作为防御用的障碍物。L连在进攻时始终无法突破这圈铁丝网，他们最终也只能等到夜幕降临，趁着守军视线不佳时，悄悄在铁丝网上打开了一个缺口。就在当天晚上，德军守军撤离了要塞，到了第2天，美军也终于拿下了已经空无一人的要塞。

在第3集团军的右翼，第7集团军下属的第15军攻击了比彻及其附近的马奇诺防线要塞。说起来，这一地带作为要塞区的历史可比马奇诺防线的历史要长多了，如果细究起来，甚至可以追溯到路易十四时代的1714年。就在之后的将近3个世纪里，经过不断的建造、改造、重修，到1940年时，这里已经成为马奇诺防线上设防最严密的地区了。和其他地区的马奇诺防线所不同的是，这里的防线也可以针对南方进行防守。正如上文所提到的那样，在1940年6月时，德军第257步兵师就曾经在此地铩羽而归。4年过去了，到了1944年的12月，面对昔日的进攻者，担负进攻任务的第44和第100步兵师又会有怎样的表现呢？

作为该地区最坚固、战斗力最强的两个要塞之一，希默瑟霍夫要塞坐落在霍巴克（Holbach）东北的一座小山上，8个战斗分段里机枪、火炮和反坦克炮一应俱全。这些武器中有一部分被安装在可旋转的炮塔中，便于全向旋转以发扬火力。而在要塞南方约1000码的地方，是要塞的人员和武器入口分段。同时，整个要塞的通信、电力和过滤系统都在此进行控制。

攻克希默瑟霍夫要塞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被交到了第44步兵师下辖的第71步兵团这里。眼看着摆在面前的是个硬骨头，美国人自然不会直接霸王硬上弓，而是在进攻的正戏之前准备了一系列的前戏。首先，为了更好地了解有关于要塞的情报，美军走访了许多当地的法国人，从他们的口中了解到了不少有价值的信息。同时，美军的巡逻兵也不断在前沿进行侦查，摸清了德军的位置等信息，而就在他们穿行于战线时，美军的坦克和坦克歼击车也不断地用火炮和发烟弹进行掩护。当然，美国人在历次大战小仗中所笃信的“人力压倒不了的就用火力压倒”的原则这次也没有被忘记，几天内，各种火炮和战斗轰炸机对要塞轮番进行了蹂躏，只可惜要塞过于皮糙肉厚，这样的打击强度居然也没能把它整出啥伤筋动骨的大损失，只是一部分要塞中的武器装备被炮弹所毁伤。



第44步兵师徽章



正在雪地中射击的1个来自第44步兵师的57毫米反坦克炮（英制6磅炮的美国山寨版本）组。请注意，除了一等兵亨利·吉斯（Henry C.Giese）外，另外一个人不是别人，正是时任该师师长的威廉·迪安（William Frishe Dean）少将。作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毕业的高材生，似乎这位师长大人非常喜欢亲临前线以激励手下将士的斗志。就在“二战”结束之后的5年后，同样是防御，同样是亲临前线鼓励士气，同样是打坦克，结果这次就走了背字，在战俘营里过了2年，不过好在金大帅的手下们也没太难为这位“大官”，他在战俘营里过得还不错，居然还学会了打太极拳，有美国报纸上的照片作证。

眼看着光靠轰炸是解决不了问题了，最后要想拿下要塞还得靠大头兵们打冲锋才行。可是这样一来，死人也是不可避免的了。为了尽可能地少发几枚紫心勋章，美军精心制定了一个步步为营的策略，希望能一层一层地拨开要塞坚硬的内心。首先，步兵们拿下外围防御体系，将要塞孤立；然后，坦克和火炮开路，压制住德国人的火力，步兵和工兵们一点一点摸近要塞，用炸药轰、推土机填，彻底摧毁入口分段，顺便再把要塞的通风过滤系统给解决掉。这样一来，哪怕不用美军动手，德军自己就会被自己火炮开火的浓烟给熏的够呛。



第100步兵师徽章，由于其番号，该师又有“世纪师”（Century Division）的称号。

想来这个计划自然是极好的，接下来就是一个字——战了。就在扫清了外围的障碍后，第44步兵师在12月19日继续开始进攻。该师下辖的第114步兵团攻击了霍特威尔（Hottviller）及其周围的防御，而第71步兵团的第1和第3营则攻击了希默瑟霍夫要塞的8个分段。不过，让美国人在高兴之余也有点郁闷的是，德军在美军发起进攻之前就已经在白天早些时候撤退了，只比美军早了几个小时。就这样，美军部队带着一丝遗憾结束了作战。其中，第71步兵团有25人阵亡，另外还有185人受伤。

而在第44步兵师的右翼，作为拿下比彻地区计划的一部分，第100步兵师则突击了施克尔斯克（Schiesseck）要塞和符腾堡（Freudenberg）要塞。和其他的要塞比起来，这2个也明显不是啥软柿子。其中，施克尔斯克要塞一共拥有11个战斗分段，这些战斗分段都是钢筋混凝土结构，并且配备了机枪、反坦克炮以及其他各型火炮。这些战斗分段之间都有地下坑道相连接，而其中的一些战斗分段的外侧还有壕沟以提供额外的掩护。而符腾堡要塞则负责掩护施克尔斯克要塞，该要塞本身就是1个有坚固混凝土外墙的要塞。

面对着当面德军的坚固要塞，第100步兵师师长威瑟斯·布瑞斯（Withers Alexander Burress）少将倒是显得自信满满，也不知道是哪儿来的第六感，他认为当面的防线很有可能已经被德国人放弃了。因此，他下令由第398步兵团立刻对这两个要塞发起进攻。当然，他也还算是理智地考虑到了“万一”，因此也命令如果再遭遇到激烈抵抗，该团就立刻停止进攻，并且等待增援部队的到来。果然，当第398步兵团发起进攻的时候，他们发现当面的德军似乎并没有撤退的意思，进攻就此中止了。

初战不利，冷静下来的美军也开始调兵遣将，在之前的战斗中大显神威的喷火兵被大量调到这里，超过10个野战炮兵营（其中包括了装备203毫米重型榴弹炮的数个营）以及1个营的107毫米化学迫击炮兵营（从1944年7月到1945年3月，曾经先后有3个化学迫击炮营被配属给第100步兵师支援作战）。除了这些美国货，连2门之前缴获的88毫米高射炮也被美军操作调转了炮口对付自己之前的主人。在长达2天的炮击当中，这些火炮成功地压制住了德军火力，有力的掩护了步兵的进攻作战。而除此之外，陆军航空兵也派来了45架P-47，在德国人的头上投射了约27吨各型弹药。



虽然名字里面带着“化学”两个字，但是这种“化学迫击炮”在战场上实际上更多的是发挥火力支援作用。图中反应的正是在12月6日战斗中正在支援第100步兵师作战的第2化学迫击炮营的M2型107毫米化学迫击炮。

按理说，面对如此强大的火力，德国人应该支撑不住了。可惜，除了符腾堡要塞被拿下以外，施克尔斯克要塞却依然稳如泰山。美军甚至惊愕地发现，203毫米和240毫米重型榴弹炮的炮弹似乎是被施克尔斯克要塞的外墙“弹开”了。而且即使是在这样的炮火之下，德军守军也依然坚守着自己的阵位。既然这招不管用，那就换一招吧。到了第2天，美军果断地改变了战术，再一次将重炮推到了前线。M36的90毫米炮和“远程汤姆”的155毫米炮将直接瞄准要塞外墙开火，以期彻底击穿其坚硬的外壳。

这次，美军的战术收到了极好的效果。慑于美军地动山摇一般地打击效果，德军守军纷纷退往地下工事之中。就在炮弹仍然不断地落在德国人头上的时候，美军的步兵和工兵也开始展开行动。要塞中依然坚持战斗的德军开始用各种机枪轻武器对进攻美军展开拦阻射击，但是，美军士兵成功地冲过了一片开阔地，然后突入了各个战斗分段，用炸药包炸毁了要塞内的楼梯和升降机。同时，装有挖掘铲的美军坦克也压了上来，将要塞射击孔直接用土填上了。为了最后打瘫施克尔斯克要塞，美军工兵足足动用了约5000磅炸药！

虽然这一段的马奇诺防线长度比较长，而且德军的抵抗也比较顽强，但是美军的损失相比起来倒是相当的低，这甚至有些出乎美军自己的意料。其中，第398步兵团第3营只有16人阵亡，120人受伤，而配属给该部作战的第325战斗工兵营则只有1人阵亡，4人受伤。这当中绝大多数的伤亡都是由德军的炮火造成的。

拿下了施克尔斯克要塞和符腾堡要塞之后，第397步兵团就将要拿下奥腾贝尔（Otterbiel）要塞和大霍赫基克（Grand Hohekirkel）要塞。但是，就在此时，德军在阿尔萨斯地区发起了一轮反击作战，自阿登森林开始展开突出部战役，德军突如其来的进攻让盟军顿觉压力。为了阻击德军，第3集团军主力南下对德军南侧展开反击，而第3集团军主力留下的防线上的空当则将由第7集团军所部填补。为此，第100步兵师不得不暂时放弃了施克尔斯克要塞和符腾堡要塞。而就在此之后，对于第7集团军而言，一场更大的考验即将到来。

1944年12月31日，由约翰内斯·布拉斯科维茨（Johannes Albrecht Blaskowitz）指挥的德军G集团军群和由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指挥的上莱茵河集团军群（Army Group Upper Rhine）主力突然扑向孚日山脉，向第7集团军和同样驻守于此的法军第1集团军发起进攻。

由于之前在突出部战役期间取得的一系列胜利，德军对这次进攻寄予了厚望，各种武器也被投入到了战场上。在技术兵器方面，有早就已经看腻了的，比如说多管火箭炮、“豹”式坦克、III号突击炮；还有看上去还挺新鲜的，比如说“追猎者”坦克歼击车；更有看上去比较惊人的，比如说来自第653重型坦克歼击营的“猎虎”式坦克歼击车（Jagdtiger）——这样1个希特勒眼中的“宝贝疙瘩”，没想到上战场还没威风多久就被戳破了牛皮，直接被美军第776坦克歼击营的1辆M36给拆成了零件——其实，在战争末期各种奇门遁甲之术层出不穷的大环境下，“猎虎”已经算是比较正常的武器了；而在这次行动中混上戏份的还有更奇葩的武器，比如说，传说中1炮“掀翻”几辆“谢尔曼”的究极大杀器——来自第428营的“突击虎”（Tiger-M rser）……



这就是第一辆在战场上被敌方击毁的“猎虎”，一旁的美军士兵正在饶有兴致地查看着。

而为了策应地面部队的攻势，早已疲惫不堪的德国空军也尽力拼凑出了一支约1000架各型战机组成的攻击兵力，在1945年1月1日发起了代号“底板行动”（Operation Baseplate）的大规模空袭行动，突袭了前线的约17个盟军机场，试图夺取战场制空权。结果，虽然德军的行动在某种程度上达成了战术上的突然性，但由于双方在人员技术等方面的巨大差异，德军并没有取得什么像样的战果，盟军所受的损失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德国空军在这次任务中却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此战德军的战术目的十分明确，那就是在比彻的东边和西边取得突破，进而到达萨韦尔恩（Saverne）缺口。为了这样的一个目标，德军的高级参谋们开始了兢兢业业的工作。计划完成了，当然要交给“元首”过目，而此时“元首”本人又搀和了一道。不过实事求是的说，“元首”这次的想法比那些饱读兵书的家伙们还要靠谱一些——在之前的突出部战役中，“元首的动物园”在阿登森林的雪野中笨拙不堪地挪动的场景似乎并没有被各位将军们当回事，在这次的计划中，装甲兵部队依然将担负起进攻的重任，在“元首”的坚持下，第21装甲师和第25装甲掷弹兵师才被留作了预备队。最终，经过“元首”的修改，武装党卫军第13军和国防军第90军将设法合围并消灭美军在孚日山脉地区的主力，然后向东南进攻直到萨韦尔恩。而与此同时，国防军第89军则负责守卫经过孚日山脉的从萨尔平原到阿尔萨斯平原的一系列道路。如果这些计划得以完成，德军后续的至少2个装甲师就会穿过萨韦尔恩缺口，如果穿过了缺口，那么这一区域的德军就将与上莱茵河集团军群的部队会师，如果两支部队成功会师，那么德军部队就将沿着莱茵河一路进攻，直接歼灭美军在阿尔萨斯平原的主力，把美军第7集团军与法军第1集团军彻底分隔开，如果能歼灭美军主力，那么美法关系就将遭到严重挫折，如果……如果上述的这些如果都一一实现的话，那么盟军在西线战场的形势将遭到重大挫折，甚至会有被逆转的可能。

而此时，挡在德军兵锋之前的最大障碍，莫过于驻守在比彻附近的美军第100步兵师。有鉴于此，德军意图直接围歼该部。最终，在1944年的圣诞节时，德军制定出了相应的方案。武装党卫军第13军和国防军第90军将分别从北部和东北部发起进攻，在荣巴赫（Rohrbach）实现会师，意图彻底歼灭第100步兵师的3个团。看起来，德军的这个想法还是很靠谱的，因为在第100步兵师的西侧，有着武装党卫军第17“古茨·冯·贝利欣根”装甲掷弹兵师（17th SS Panzergrenadier Division Götz von Berlichingen）、第653重型坦克歼击营，以及2个喷火坦克连，而在东侧，德军第257、第559国民掷弹兵师的加入使得德军的兵力更加占有优势，尤其是第257国民掷弹兵师，该师将在战斗中突破第117装甲骑兵侦察队（117th Cavalry Recon Squadron）的防御。

面对来势汹汹的德军，第100步兵师也深得“好汉不吃眼前亏”的道理，并没有选择与德军硬碰硬，而是在一些关键地域进行布防，从而最大限度地阻滞德军，为己方争取时间。其中，该师占领的一些马奇诺防线上的要塞自然被重新利用，而该师第399步兵团E连在施克尔斯克要塞的阻击作战非常具有典型性。



武装党卫军第17“古茨·冯·贝利欣根”装甲掷弹兵师徽章。古茨·冯·贝利欣根是16世纪德意志（当时还没有统一的德国）著名雇佣兵统帅，徽章中的铁手图案代表古茨·冯·贝利欣根在失去右手之后戴上的铁手，故而该师又有“铁手师”的称号。



第117装甲骑兵侦察队的徽章，格言Show’em the way！（开路先锋）

不过，在撤退之前，师属工兵部队用数吨炸药彻底的炸毁了具有重要意义的施克尔斯克要塞的大部分战斗分段，以确保当美军发起反攻时不再被德军再次利用。但是，为了封锁道路，阻滞德军的进攻步伐，美军仍然留下了两个入口分段。这两个入口分段一个是装备入口，朝向一条经过小山向西走向的道路的南侧，另外一个则是人员入口，在小山的一侧。这两个入口分段都具有厚实的钢筋混凝土层保护，易守难攻。根据上级的命令，第399步兵团E连1排驻守在了这里，利用这两个入口分段和原有的法国守军营房阻击由比彻地区西进的德军部队，扼守住通往里姆兰（Rimling）的各条道路。

在这些部队当中，由西姆斯中士（Sgt.Sims）所指挥的第3班负责防御人员入口，他们在这里挖掘出了一个散兵坑，1个2人制“巴祖卡”小组负责在散兵坑中观察道路上的敌情（由于火箭筒的发射特性，难以在封闭环境下开火，故而必须在室外构筑发射阵地）。虽然这样的布置有利于“巴祖卡”小组发扬火力，伏击经过的德军车队，但是，如果德军占领要塞高处的位置，那么，面对居高临下的德军，美军的处境就十分不妙了，尤其还是在众寡悬殊的情况下。

早期版本的C口粮样品，看上去还行，至于口味嘛，反正在前线，就算是山珍海味，估计尝起来，味道也就跟白水煮土豆差不多吧。

除了兵力差距，美军的窘境还远远不止这些。本来，美军还有能和后方指挥所取得联系的通信线路，但是，也不知道是被炮弹炸断还是被德军巡逻兵切断，通信线路后来一直没有修复。虽然还有一些C口粮和K口粮可以食用，但是要塞内可以用来生火取暖的柴禾也已经所剩无几。

虽然面对各种各样的难题，美军士兵们依然没有放弃努力，但是，这次他们的运气似乎是有点背。就在12月29日这天，该部的3名士兵：伯尔曼中士（Sgt.Pohlman）、约翰·杜贝尔（John Dubel）和查尔斯·安德里内尔（Charles Underiner）被德军巡逻队俘获。损兵折将之后，西姆斯手下就只剩下了6人：威廉·施密特（William Schmidt）、雷伯恩·托马斯（Rayburn Thomas）、马里昂·马蒂亚斯（Marion Matthias）、温弗雷德·波尔森（Winfred Polson）、阿瑟·怀特豪斯（Arthur Whitehouse）和候补火箭筒手劳埃德·格罗斯（Lloyd Gross）。

到了12月31日这天，德军终于开始大举进攻。在战后，当年参加了阻击战斗的威廉·施密特曾经这样回忆当时的战斗：“12月31日晚上我正在阵位上打盹，突然，爆炸声将我从梦中吵醒了。我们的人不停地往入口门外投掷着手榴弹。这时候，西姆斯中士注意到‘大钟’此时并没有人把守，于是命令我上去。这时候我的步枪上依然装着枪榴弹发射器，就在我爬上‘大钟’之后，我突然发现有3个德国人正跑过来。我连忙卸下装在枪口上的枪榴弹发射器（此处存疑，M1步枪使用规程中并没有这一条规定），以最快的速度瞄准射击，个人被打伤之后立刻跑走了，一个人被打死后滚落了下来，而还有一个人似乎是消失不见了。这时马蒂亚斯也上来支援我，我退了下去，马蒂亚斯投出了一枚手榴弹，在刚刚不见的德军身边炸开了，然后我又上来了，之后的一个小时里，我们俩一直在这里坚守。”



1名正在练习使用M1型步枪配备的M7型枪榴弹发射器的美军士兵

“之后的时间就成为了我们的炮兵的表演时间了，各式炮弹不断地在我们周围炸开，德军的进攻被遏制住了，在之后直到天亮之前，他们都没有再发起进攻。很幸运的是，在炮击过程中，从来没有一发炮弹击中我们。当中，守卫在旁边的设备入口分段的第1班班长艾瑞拉中士（Sergeant Sam Errera）告诉我，如果听见我们所在的入口分段传来嘈杂声，他和他的手下就将按命令撤退。”

“但是，到了1月1日这天，我并没有看见有什么发生战斗的迹象，不过也还是注意到有德军士兵在前沿挖掘战壕试图拿下我们所在的分段。眼下，我们的情况非常不妙，如果德军从我昨天交火的方向再次发起进攻，拿下这里也没啥难度。大家左思右想，觉得如果没有啥奇迹发生，能保住自己性命的也就只有投降一条路了，算了算了，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嘛……”

“到了下午4点，我们最终决定投降，投降之后，德军进入了分段内，然后安放炸药，炸毁了分段。随即，我们被命令抬着他们的阵亡士兵前往道路前方约100码（约合91.4米）处的一处指挥部。稍后，由德军士兵在两旁押送，我们摸着黑到了一个小镇上，然后我们又被带往了审讯室。在那里，德军的审讯官对我们每个人都进行了审问，而我们除了名字、个人编号和军衔之外，其他什么都没有说。期间，德国人还问了我们当中的一个人为什么我们没有带防毒面具，得到的答复是，我们已经把那劳什子给扔了……”

西姆斯中士他们就这样结束了自己的“二战”生涯，在经历了数个月的艰苦的战俘营生活之后，他们最终于1945年欧洲战事结束之后被解救。

说完了西姆斯中士所率领的第3班，之前还提到了驻守在设备入口分段的由艾瑞拉中士所率领的第1班和第2班一部。他们在靠近道路的地方挖掘了一个散兵坑，在散兵坑里，有一名自动步枪手负责操作M1918型自动步枪，而其他人则使用M1型半自动步枪。这样一来，凭借火力上的优势，美军在近距离作战时多少可以弥补一下人数上的差距。



被称为勃朗宁自动步枪（Browning Automatic Rifle，简称BAR）的M1918型自动步枪，虽然顶着“自动步枪”的名头（这也确实是勃朗宁本人最初的想法），奈何太沉太贵，实际上该枪在实际作战中往往充当轻机枪的角色，为美军步兵班提供火力支援，不过倒也歪打正着，之后一直跟随着美军士兵南征北战，直到越南战争时还能看见它的身影。

艾瑞拉中士对那几天的战事是这样回忆的：“当时，我带领着第1班和第2班一部驻守在设备入口分段，在12月29日，我们被告知，伯尔曼、杜贝尔和安德里内尔在位于他们所在的入口分段前方的前哨阵地被德军巡逻队俘获了。到了12月30日，我收到了从后方送来的圣诞包裹，然后，马尔科姆·麦克格雷格（Malcolm MacGregor）、格伦·梅耶（Glenn Mayer，又是一个德国后裔）和我被派往了分段前方大约100码的一个前哨阵地。在出发前，我们带上了2个弹药袋，还有一个袋子里面装着补充能量用的巧克力棒（Candy Bar）。到了12月31日，我们再一次到达了前哨阵地的散兵坑里。”

“到了当天下午，敌军推出了1门迫击炮，第1发炮弹落到了不到我们所在的散兵坑20码的地方，而第2发离我们的散兵坑更是只有10码。而第3发则离的更近，只有不到5码（估计当时待在散兵坑里的人都在想，如果还有第4发，那估计大家就都没命了）。谢天谢地，也许德军觉得他们已经打中我们了，就停止了开火……”

“那时候我们和位于我们的入口分段的指挥部还有联系，但已经和西姆斯中士的第3班失去了联系。沃尔什中尉（Lt.James Walsh）、莱纳顿中士（Sgts.Lennerton）和里诺中士（Lilore）可能都还在指挥部里。到了晚上10点，远方的地平线上突然出现了一丝光亮，德军的车队开始朝这里驶来。又过了一会，我们甚至感觉到德军似乎在饮酒开着新年派对，以此来激励士气。”（这里因为艾瑞拉中士所处的位置的关系，他能够从右边观察到比彻地区，尤其是当中的一个古堡清晰可见。在比彻大学（College de Bitche）的旧址上，德军在举行着聚会，聚会上对士兵们敞开供应各种酒精饮料，虽然德军指挥官意在用这种方法提升士气，但是实际上效果反而适得其反）

“在午夜时分，正当我放哨时，突然听见似乎有步枪枪管剐蹭到铁丝网的声音传来。感觉出现敌情，我立刻叫醒了正在睡觉的梅耶和麦克格雷格。又过了几分钟，我们看见了在距离我们约50码的位置，一队德军士兵正在爬上小山，准备对分段发起进攻。见此情景，我们立刻通知了后方的指挥部。我们盘点了手头上的武器，那支M1918已经在露天放了很久，被大雪覆盖了一层。当我扣动扳机准备射击时，枪机的动作十分缓慢。散兵坑里可以容纳2人同时开火，这样一来，我们3人中2人使用M1步枪射击，而另外一个人则在后方给步枪重新装弹，这样一来，就可以源源不断地保证火力。但是，当他去取弹药袋时，他却拿到了装着巧克力棒的那个。”

“没过多久，我们的炮兵就开始朝着目标区域开火了。他们的火力非常猛，几乎人挡杀人佛挡杀佛，德军的进攻很快就被遏制了，然后就撤退了。之后，我们中的一个士官，冈瑟·魏尔斯塔尔（Gunther Weierstall）提出，我们已经可以奉命撤退了。就在这时，我依旧对西姆斯他们的情况一无所知，我只知道，我们将撤到后方，被安置在兵营中，然后吃上新年晚餐，虽然这对于我们来说也可以算得上是早餐。”

就这样，美军以区区2个步兵班的兵力，借助2个入口分段以及各种轻重火器和后方炮兵部队的支援，成功迟滞了德军部队长达17个小时。在这一战斗中，尽管最终西姆斯所部被迫投降，他和他的部下在战俘营中度过了战争中最后的时光，但是，面对众寡悬殊的局面，这样的结果也无可厚非。

最终，由于第100步兵师各部的坚决抵抗，德军试图夺取突破美军防线的企图遭到了失败。到了1月25日，“北风行动”也遭到了彻底失败的结果。马奇诺防线上要塞的价值又一次得到了体现，凭借坚固防御，美军得以以少量兵力抵抗数量上占据优势的德军的进攻——这也是在之前法军对抗德意军队时所体现出的。

在“北风行动”和突出部战役最终结束之后，到了3月，天气开始转好，天时地利开始朝着有利于盟军方面的方向发展。因此，盟军也开始恢复对马奇诺防线的进攻。而对于第100步兵师而言，他们眼下最大的任务，就是收复之前被放弃的符腾堡要塞和施克尔斯克要塞。在收复了这2个要塞之后，他们还要再接再厉，收复在比彻地区剩余的几个要塞。说起来，比起上一次进攻时的状况，这次再要收复可就简单多了。一来，美军已经对周边的地形地貌有了较多的认识，对于要塞的薄弱环节也已经了然于胸。二来，在上次撤退时，美军已经爆破掉了要塞中相当多的有用部分，虽然德军在夺取之后又进行了加固，比如说增设了雷场，但是整体而言还是有利于美军进攻的。

为了确保第二次进攻得以一气呵成，干脆利落地消灭德军夺取要塞，第100步兵师果断地改变了战术，这一次，该部下辖的3个团将被同时投入战场，发起进攻。为了最大限度地达成战术上的突然性，之前作战中惯用的炮火准备这次也将不再进行，连迫击炮也将被限制使用，只有当进攻的步兵遭遇到德军阻击，进攻难以进行呼叫炮火支援时，各种火炮才会向德军开火。取而代之的，是伴随各团进攻的坦克、坦克歼击车以及107毫米化学迫击炮。此外，经过前期侦查和审讯德军俘虏，美军对于德军各个防御工事的位置以及雷场位置等信息也已经基本掌握，有利于在作战中有的放矢，减少伤亡。

3月15日拂晓，第100步兵师的3个团同时发起了进攻。很快，他们就进入了雷场，遭遇到了德军的顽强抵抗。在该师的右路，第399步兵团经过战斗很快就拿下了位于比彻以西的雷埃尔斯维莱岭（Reyersviller Ridge）；在该师的中路，第398步兵团第1营设法绕过了德军防守严密的区域，拿下了位于施克尔斯克要塞东北两面的具有关键意义的几个区域，而第2营与德军激烈交战了1整天，最终成功拿下了施克尔斯克要塞和符腾堡要塞。当然，这也和之前美军成功爆破了要塞内部，导致德军难以利用有关。而取得最大进展的当属第397步兵团，该团直接撕开了德军的防线，并且向前推进了约7000米，拿下了施克尔斯克要塞周围的几处高地。从这里，该团得以直接居高临下地对德军的迫击炮兵和火箭炮兵阵地实施攻击。正如该师参谋长所言，该团的行动“摧毁了德军几乎所有的支援火力，攻破整个要塞区就像是让成熟的果实从树上掉下来一样轻易”。

到了3月16日早晨6点，第100步兵师继续向比彻方向发动进攻。在该师左路的位置第397步兵团经过战斗拿下了比彻以北几乎所有的具有至关重要作用的高地和山岭，而第399步兵团从西方和南方攻入了比彻，第398步兵团则从西北方攻入了比彻。经过后续的一系列战斗，比彻的德军防御被彻底荡平，这也是比彻有史以来第一次以突击作战的方式被拿下。

比彻被拿下之后，第100步兵师也再接再厉，其中，第398步兵团第1营拿下了拉姆斯泰因要塞（Ramstein）、小奥腾贝尔要塞（Petite Otterbiel），大奥腾贝尔要塞（Grand Otterbiel）和奥腾贝尔要塞（Otterbiel）。这些要塞大多数都没有十分坚固的防御，因为德军在防御布置时更加注重在这些要塞周围的野战工事。面对美军的炮火，尤其是“远程汤姆”摧枯拉朽般的火力，德国守军也是识时务者，纷纷选择了投降。与此同时，第2营也已经夺取了位于比彻东北部的小霍赫基克（Petite Hohekirkel）要塞。而在比彻外围，第399步兵团第1营在坦克的支援下，拿下了几个德军设防的战斗分段。在这期间，第1营B连的一名排长苏利文少尉（William Sullivan）率队攻占了1座战斗分段，在这座战斗分段中，第225国民掷弹兵团第2营的营长和他手下的4名参谋以及其他70名军官士兵全都成为了俘虏。在3月16日即将结束的时候，大半个比彻已经成为了美国人的囊中之物。就在这两天的时间里，美军重新夺回了比彻及其周边的各个要塞。而在这当中，第100步兵师只遇到了相当轻微的损失。比彻的解放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缓解了盟军对齐格菲防线进攻的压力，这也标志了马奇诺防线主要战事的最终结束。

总的来说，由于德军没有能力，或者没有决心，或者既没有能力也没有决心在防线要塞上进行坚决抵抗，因此在整个战事当中，美军的损失都不能算是比较严重。



今天位于哈肯伯格要塞的美军士兵纪念碑

顺便再说说美军在这场攻坚作战中的十八般武艺吧。为了对付厚重的钢筋混凝土外墙，美军可谓精锐尽出，步兵、炮兵、工兵、装甲兵、航空兵轮番上阵，颇有些“三英战吕布”的阵势。当然了，如果让他们中的任何一个单独上阵，估计也没哪个有把握能单独拿下的。步兵和工兵虽然能借助火焰喷射器和炸药包近距离攻击要塞，但是如果没有别的兵种的帮助，想接近要塞还是很有难度的。而炮兵部队的各种大杀器，无论是伟岸的“远程汤姆”还是精悍的M-36，虽然可以通过直瞄射击的方式击穿要塞，但是如果没有人凑上去，想要实现直接占领依然是有些难度。最终，各兵种齐心协力，利用美军强大的火力优势，实现了1940年德国人所没有完成的任务——直接突击拿下大多数马奇诺防线要塞。

本书由“ePUBw.COM”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七、盖棺论定——马奇诺防线的再观察

时至今日，“马奇诺防线”这个名词已经沦为了落后军事思想的代名词，耗资巨大、劳民伤财、一无是处，这些都被一股脑地用在了对马奇诺防线的评价上。然而，如果我们现在抛开这些固有的根深蒂固的结论，对马奇诺防线，乃至“二战”前期的法国陆军重新审视一番，或许，我们会有一些新的发现。




        

1.马奇诺防线攻防得失谈

提到法兰西战役，人们大多津津乐道于德军装甲部队在阿登森林实现的突破，从而绕到了马奇诺防线身后，使得马奇诺防线成为了一件摆设。诚然，由于德军装甲部队的凌厉攻势，色当迅速陷落，法军在北部的防御陷入了快速崩溃的境地，精疲力尽的法军事实上已经无力阻止德军继续南进。马奇诺防线并没有发挥出法军最高统帅部预想中的作用——以此为基地向北攻入比利时甚至挪威（当然，鉴于当时的战场形势，这一设想只能是天方夜谭），而且在战争过程中，防线也并没有保持完整，多处都被德军突破。

具体说来，在马奇诺防线的修筑过程中，存在着一些十分明显的缺点，这些缺点直接反映出法军最高统帅部在战略决策方面的失误。

首先，法军对于马奇诺防线的部队部署就存在着一定的问题。法军的部署一开始过于迁就马奇诺防线，过多的部队被集中在了马奇诺防线附近，这一点在梅斯和劳特尔这两个要塞区体现得尤其明显。即使在德军突破了比利时边境线，导致大量英法联军部队被困在敦刻尔克包围圈之后，居然仍然有约20%的陆军师被部署在防线上，这下可好，这边包围圈里面的部队还在苦苦等待援军，那边的部队却还坐在要塞边上干等着。如果当时法军能将部分部队进行机动部署，则能进行更加有效的积极防御。但是，如果说在之前的行动中是该走的部队没走，在德军进攻过程中，那就是不该走的部队却一股脑走了。负责支援的一些步兵部队和炮兵部队的撤离，严重影响了马奇诺防线的整体防御有效性，能跟德国人周旋一阵子的部队全都脚底板抹油了，德国人天上有飞机地上有大炮，光靠一条防线硬抗也真的是难为那些守军了。要不是之前造防线的人没偷工减料，这些人早就被一轮炮击轰上天了。

再者，按照马奇诺防线初期的计划，它将成为法军反击的基地，而在整个法兰西战役期间，确实也曾经有这样的机会。就在德军装甲部队突破阿登森林时，法军本可以趁机对国防军A集团军群的南部侧翼进行攻击，这次攻击即使未能对德军造成决定性的打击，也可以对德军的攻势造成相当大的影响，为后方部队的动员争取时间，甚至重演1914年的“马恩河奇迹”。事实上，一些德军将领，甚至于希特勒本人，都曾经对这样可能的结果感到忧心忡忡，有鉴于此，A集团军群司令官冯·龙德施泰德（von Rundstedt）一度直接下令停止了一切向西的挺进行动。而虽然哈尔德在他的日记中流露出了对法军“可能将其‘主要后备力量’投入战场”这种想法嗤之以鼻的态度，但一直到5月17日，希特勒和龙德施泰德等人依然为法军可能的反击而焦虑。但是，由于法军最高统帅部对战场形势的多次严重误判，导致有利战机被白白错过。除了个别部队（其中就包括了戴高乐的第4装甲师）发起了局部反击之外，大多数的部队都坐等着德国人逐渐稳固了防御。想想看，如果在球场上，某个家伙好不容易带球来到了对方禁区，结果一回头，却发现队友还远在千里之外，估计这时候换了任何人，心里都早就是千万只那啥动物咆哮而过了吧。

最后一点，法军的许多预备役力量未能及时补充到马奇诺防线上，导致其未能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在许多次战斗中，由于预备役部队的缺乏，导致德军轻易就接近了马奇诺防线上的各个要塞及炮台，对防线上的战斗造成非常不利的影响。例如，如果预备役部队能及时投入到里尔地区的要塞中，这将给国防军A集团军群的进攻造成不利影响，进而掩护法军第1集团军从比利时撤回后进行重新组织。

除了以上的这些战略方面的问题，马奇诺防线自身也有些值得商榷的地方。虽然我们首先必须肯定，马奇诺防线的建造质量非常的不错，在很多地方都是历经德军多次进攻却依然屹立不倒，比起某些国家同期建设的号称“国防工事”的坑死自己人不偿命的要塞，确实是良心之作。但是，也必须指出的是，在整个的设计和修筑过程中依然存在着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

在设计过程中，法国军方为马奇诺防线上的要塞及炮台配备了相当数量的火炮装备，这些火炮虽然威力尚可，但是由于它们的射程不足以压制住德军炮兵，在战斗中，德军重炮每每利用射程上的优势，对马奇诺防线进行轰击，但自身却安然躲在防线炮兵火力射程之外。谢天谢地，感谢德国人自己所犯的一大堆错误，导致了这一缺点并没有更加严重地威胁马奇诺防线的生存性。因为，德军所使用的各型重炮，无论是210毫米、305毫米还是420毫米重型攻城炮，都难以对马奇诺防线的要塞外墙造成严重的损害，即使在攻击费尔蒙特要塞时，305毫米炮弹对要塞造成直接命中，对要塞本身的影响也并不是很大。而且，德军炮兵的炮火准确性也并没有传说中的那样牛皮哄哄，实战时的表现也只能说是差强人意，在进攻霍克沃德和斯切能伯格要塞时，德军的炮击虽然气势非凡，大有将各个要塞从地球上抹去的架势，但是到头来也仅仅是将要塞前沿的障碍物清理干净了，顺便炸出了一个又一个巨大弹坑。

除此之外，防空火力的匮乏也是马奇诺防线的一个重大“命门”。如同上文所叙述的那样，德国空军的“斯图卡”在要塞上空肆意轰炸时，基本上没有遭遇到什么像样的防空火力阻拦。由于缺乏足够的高射机枪以及高射炮，霍克沃德要塞的守军在战斗中甚至只能用要塞中的75毫米炮进行对空拦阻射击。可以想象，这样打起来是何等的天雷滚滚，和后世的日本海军3式防空弹真算得上是一时瑜亮。不过让人一叹的是，“斯图卡”常有而鲁德尔却不常有，在对马奇诺防线投下的炸弹中居然有约60%都未能击中目标，投下去的不一定炸得准，炸得准的又不一定炸得狠，这样一来，实际上空袭对马奇诺防线的杀伤效果微乎其微。但是，常言道，“不战而屈人之兵，上之上策”，轰炸时地动山摇的效果对守军的精神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在莫伯日、孚日山脉以及莱茵河第三道防线地区的战斗就证明了这一点，一些要塞的守军在尚能坚持战斗的情况下就开始出现崩溃或者选择投降。



一幅反映正在对马奇诺防线上要塞进行轰炸的“斯图卡”机群的油画。在实战中，“斯图卡”俯冲轰炸时的尖啸有时比投下的炸弹对敌方的冲击力更大。想想看，一个张牙舞爪的大家伙在你的眼里越来越多，叫声越来越凄厉，肚子下面还带着个能糜烂数十里的玩意……

为了攻克马奇诺防线，德军投入了相当多的技术兵器，包括了重型攻城炮和榴弹炮等威力巨大的重炮，但是，从实际效果上来看，对马奇诺防线打击效果最好的，不是这些看上去威风凛凛的大家伙，反而是88毫米高射炮这一“非专业”武器。在战斗中，德军高射炮兵经常将高射炮推到距离要塞工事仅仅1000米甚至于更近的距离上，充分发挥88毫米高射炮高初速高精度的优势，在短短几分钟之内将炮台或者战斗分段逐一摧毁。就在费尔蒙特要塞战斗中，88毫米炮弹几次命中要塞，法军得以逃脱灾难性的结局也只能用“幸运”一词来形容。至于其他的一些火炮，例如20毫米高射炮、37毫米反坦克炮以及105毫米和150毫米炮，这些炮对要塞的打击效果就相当一般了。“敲门砖”到了哪儿都是让人无可奈何，除了让守军关上射击孔之外，对要塞本身并没有造成什么严重的效果。即使是使用专用的反混凝土工事弹，在对容巴克地区进行的炮击也是在持续的空袭之后才取得的成功，而在对奥-普瓦赫埃要塞进行攻击时，凑巧对要塞形成致命打击的一发炮弹也只能用“幸运”一词来形容。



一门正在射击的Flak18型88毫米高射炮，一名炮组成员正在观察弹着点。

在设计过程中，炮台和要塞对后方的火力显然被轻视了，这或许是对马奇诺防线正面防御力的自信，但是，当敌方迂回到后方时，要塞的生存价值就会大大降低，实战中多个要塞和炮台的陷落就证明了这一点。

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原因是，在战斗中，马奇诺防线上的守军往往是与德军单打独斗，而德军往往以诸兵种合成作战的形式对法军进行攻击。借助炮兵和航空兵的掩护，德军步兵和战斗突击工兵可以尽可能地接近要塞，如果在此时能有法军步兵协同，那么德军的进攻将不会如此轻松。但是，由于法军相关部队的过早撤离甚至崩溃，导致了这些要塞实际上处在了被孤立的状态，给整个作战造成了非常不利的影响。要塞守军往往在进行了艰难的抵抗之后，最终被优势之敌所压倒。

在不到2个月的法兰西战役当中，马奇诺防线并没有能挽救法国失败的命运。但是，如果就此认为马奇诺防线在整个法兰西战役中都毫无作为，那也确实有失公允。事实上，正如上文所言，马奇诺防线的真正价值并没有完全被体现出来，面对来自塞纳河和莱茵河的两面夹击，法国军队节节败退，防线上的许多配属支援部队都撤离了防线，支援炮兵尤其是远程重炮也所剩无几，要塞驻军只能独自对付数倍于己的敌人。就在这样的不利条件下，除了上文提到的拉法叶特要塞之外，马奇诺防线上的许多要塞都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抵抗，直到6月25日停战，在马奇诺防线上依旧有要塞在坚守，一直到7月4日，最后一个坚持抵抗的要塞守军才最终选择放下武器。虽然这一切也有赖于要塞守军的顽强抵抗精神，但是，马奇诺防线本身的修造水平也是支撑他们坚持抗击德军的一个关键性因素。退一万步讲，正是这样的一条防线，让这些守军得以活着进入了战俘营，再加上他们自己的一点造化，最终使得他们有回到家与亲人（如果还有亲人的话）团聚的机会……



俄罗斯影片《布列斯特要塞》海报。在马奇诺防线上也不乏英勇抵抗战斗到底的军人。

以北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为例，该地区一共修造有58个要塞，在整个法兰西战役期间，尽管占据了火力上的完全优势和战场上的主动权，但是直到停战协议生效为止，德军也只占领了其中的10个（分别为La Ferté， Bersillies，La Salmagne，Boussois， Sarts，Eth， Bambesch， Kerfent， Haut-Poirier and Welschhof），而在蒙特梅迪要塞区内的夏内斯要塞、托内尔要塞、沃洛讷要塞则是被其守军主动放弃。细细分析下来，这些要塞的陷落或是被放弃，更大程度上是由于前文所提到的支援兵力的不足而非德军进攻的猛烈。而令人啧啧称奇的是，马奇诺防线上的不少要塞最终都经受住了战斗的考验，有一些要塞，例如霍克沃德和斯切能伯格要塞甚至于遭受到了德军地空一体式的攻击依然屹立不倒，这也从某种程度上证明了其最初设计建造的成功之处。

另外还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在马奇诺防线的整体规划方面，法军最高统帅部过于重视在北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的防御，这一点经常被后世的研究者所诟病。确实，在实战中，这样的规划使得其他地区显得过于脆弱，从而在战争中使德军有机可乘。但是，一个合格的军事家不一定是个合格的政治家，更何况很多所谓的“军事家”还只不过是“纸上军事家”，在规划的过程中，有一点是不能回避的，那就是对于各个地区重要性的判断。

在“一战”之前，英国、法国、德国、比利时（这多少和它所占的人口和国土面积不成比例）和意大利是欧洲大陆上工业并驾齐驱的几大国家。在这些国家当中，英国家大业大，遍布世界的海外殖民地保证了工业原料的来源，而德国自身的资源就非常丰富，位于威斯特法伦的鲁尔煤矿只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代表。而比起这两个国家，法国可就悲惨多了。自身资源较为匮乏，战时海上交通线的安全也不如英国有保证，而海外殖民地中，只有少量的铁矿、锌矿和铅矿，以及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拥有的磷酸盐矿。不过，说句实话，这些地方对法国最有用的资源，也就是为法国陆军提供大量的人力资源，除此之外能输往法国本土的大多为农产品，一句话，法国可以说是要嘛没嘛。除此之外，法国的各个海外殖民地没有石油产地，法国对进口资源的依赖远远大于英国和德国这两个国家，因此，当作为重要铁矿石产区的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重新被法国收回时，法国对进口资源的依赖多多少少获得了一定的缓解。

而在“一战”后，作为对战败德国的惩罚的一部分，法国获得了对萨尔地区15年的控制权，这样一来也多少可以弥补由于战争原因造成的阿尔萨斯地区煤矿遭到破坏而造成的减产。但是，由于该地区煤炭品质不佳，并不能作为炼钢炉用的焦炭。



电影《光荣岁月》海报，该片展现了“二战”期间法军中阿尔及利亚裔军人的战斗经历。在“二战”期间，借助北非殖民地尤其是阿尔及利亚的人力资源，自由法国军队得以部分弥补因为本土丧失而造成的征兵困难。虽然这些人在战后并没有得到他们所应得的荣誉与回报。

除了铁矿石和煤炭，对现代工业至关重要的石油在法国也有了新来源。前文中提到的位于阿尔萨斯的石油产区梅尔克维莱-佩谢尔布龙就是在德国人手里被经营起来的，为了配合战争需要，在“一战”中该地石油产量得以稳步提高。到了“一战”后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被法国收回，这里一跃成为了法国本土（不含海外省及其他殖民地）的唯一石油产地，其石油产量占法国总需求量的2%。

可以想象，就像是个穷了多少年的家伙突然中了大奖，拿到钱的第一件事肯定是好好把钱收好藏好。一下子多了这么多工业产地，法国人当然也会好好保护，省得再被某个老是惦记自己的麻烦邻居有啥想法。

而在工业区分布方面，由于法国工业革命起步较晚，而且还数次被战争所打断，所以法国的工业水平在欧洲各列强中并不占据前列。在“一战”爆发前夜，法国总人口约3900万，虽然其中有约35%的人口被纳入了工业生产或是相关产业的轨道，而且当时约60%的进口是作为工业目的，但是总体而言，法国的工业规模仍然不足，只有一小部分工厂拥有超过500人的规模，其他的工厂规模无法适应大规模生产的要求。而在分布方面，法国的工业区主要分布在北部的里尔地区、东北部的梅斯地区、巴黎地区、里昂地区和马赛地区。

综上所述，法国东北部尤其是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可谓是法国工业乃至于整个法国经济的精华所在，但是由于其靠近法德边境线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其易受攻击的特点，这样一来，法军最高指挥部在此地重点进行防线建设也多少可以理解了。



法军马奇诺防线守卫者奖章

说完了法军，接下来再分析一下德军在对马奇诺防线进攻作战中的一些得失。作为毫无争议的胜利者，德军在攻击马奇诺防线中的表现可谓是可圈可点。具体而言，德军在具体战术上的亮点主要有以下几个。

首先，注重诸兵种协同作战，充分发挥各自兵种优势。在进攻马奇诺防线的过程中，德军动用了步兵、炮兵和航空兵等兵种联合行动，充分发扬己方在火力上的优势。而步兵在直接攻击炮台要塞时，也充分发挥了战斗突击工兵在对付工事方面的优势，在战斗中，战斗突击工兵进行了大量破坏障碍物、对要塞实施直接爆破等任务。相比起马奇诺防线守军单打独斗的局面，德军的进攻就如同三英战吕布，通过诸兵种配合，德军最大限度地提高了战术效果，减少了伤亡。

其次，以数量和质量的双重优势压倒敌方。在对马奇诺防线各个要塞进行攻击的过程中，德军经常集结数倍甚至于更多于法军的兵力和技术兵器，最大限度地集中火力，以期减少伤亡、加速战役进程，就算不在火力上压倒对方，也要在气势上压倒对方。例如，在突击萨尔地区的马奇诺防线时，德军一次性就集中了1000门各种口径的火炮，此外还得到了来自第5航空军的空中支援。相比起马奇诺防线要塞中的火炮，德军的火力轻而易举地就将它们压制，而这样的火力不仅仅摧毁了一些法军的要塞设施，更是给法军士兵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心理压力，导致他们开始出现士气低落甚至崩溃的情况，德军也因此在很多情况下收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

同时，德军在攻击各个要塞时，注重选择防御体系中的薄弱环节进行突破，而在强攻一些要塞时，注重运用灵活的迂回战术，利用地形地貌等作为掩蔽，最大限度隐真示假打击要塞的薄弱环节，收到出其不意的效果。例如，在进攻福尔屈埃蒙要塞区的战斗中，德军先集中攻击数个相对孤立的要塞，在进攻过程中，充分利用森林的掩护，设法绕到要塞后方进行攻击，以较少的伤亡达成了战术目的。

当然，在一些具体的战斗中，德军也依旧暴露出了一些问题，比如在对某些要塞进行进攻时过于强调一味猛攻，过于依赖炮兵和航空兵打击，对于一些特殊战术战法则运用不足等。

一言以蔽之，尽管有着这样或者那样的缺点，但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在整个法兰西战役中，马奇诺防线并没有辱没它的声名，马奇诺防线上的很多守军也履行了他们应尽的职责。而围绕着马奇诺防线德军与法军所展开的一系列争夺与反争夺的较量，至今仍然存在着一定的借鉴价值。



以哈肯博格要塞为主题的纪念币

2.马奇诺防线真的是落后军事思想的产物吗？

关于对马奇诺防线的批评，人们首先会想到的，就是马奇诺防线的“落后”。诚然，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永备工事群的概念已经远远落后于时代，而战前的法国军方因循守旧，也确实错过了许多发展良机，但是，马奇诺防线就真的应该受到如此的千夫所指吗？

正如前文所言，在20世纪20年代就未来军事学说进行大讨论的时候，法军内部也不是没有采取进攻策略的呼声。诚然，在实战中，进攻方享有比防御方更大的自由，“进攻是最好的防守”也是古往今来兵法中重要的一条，但是，如果我们不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进行分析，很容易就会得出一些有失偏颇的结论。任何国家的战略都是其本国政治经济的延伸，因此，我们不妨从法国的历史和国情出发，对法国军事战略进行一些客观的分析。

首先，在战争经验方面，选择构筑坚固要塞其实并不是毫无道理。与很多人的印象有所不同的是，法军在要塞攻防方面的经验其实很丰富。在爆发于1562年的胡格诺战争（ls Guerres de religion）中，胡格诺派在其所在城市中大量修筑要塞，其中，胡格诺派最为集中的城市拉罗谢尔（La Rochelle）的城防尤其坚固，在著名的拉罗谢尔之围中，一共被围困了十五个月，最终才在1628年被黎塞留率军占领。经过此战，法国逐渐意识到了要塞的重要性，对于要塞攻防的认识也不断深入。路易十四时代的著名军事工程大师沃邦（Sébastien Le Prestre de Vauban）不仅参与了法国一系列要塞工事的设计和构筑，先后建造要塞33座，改建300座，撰写了一系列的军事工程书籍如《论要塞的攻击与防御》、《筑城论文集》，还亲自参与了53次要塞围攻作战。其中，在1673年，他通过土工作业的方法，在要塞前修筑出一系列平行于要塞的堑壕和伸向要塞的蛇形交通壕，攻克了荷兰马斯特里赫特要塞，这一进攻方法成为了军事工程学上的经典之作，一直被后世的各国军方所借鉴。可以说，在沃邦的手上，“矛”与“盾”神奇地有机结合在了一起。



拉罗谢尔的城防要塞

此后，在欧洲大陆上征伐的法军依然继续着要塞的进攻与防御的博弈。在拿破仑战争中，为了彻底消除葡萄牙的威胁，1810年，里沃斯公爵安德烈·马塞纳元帅（André Masséna）率军杀入葡萄牙，接连攻克西葡边境重镇罗德里戈（Rodrigo）要塞和阿尔梅达（Almeida）要塞。但是，在这之后，威灵顿率领英葡联军在布萨卡给予马塞纳迎头一击，并在之后退守托里什韦德拉什防线，最终，由于补给线被游击队切断等原因，马塞纳被迫撤退。在葡萄牙这块“欧洲大陆的溃疡”围绕着要塞和防线进行的这一系列战斗，不仅决定了葡萄牙自身以及拿破仑帝国的形势，也为之后的法国军人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在这些战斗中，虽然法军也摆开了数量众多的炮兵火器，但是在面对坚固要塞时仍然显得威力不足。以阿尔梅达要塞为例，该要塞不仅城防坚固，而且还配有约100门火炮和数量众多的火药。尽管马塞纳在进攻时也进行了长时间的炮击，但是始终未能对要塞外墙造成严重损害，如果不是关键时候法军炮兵人品大爆发，一发幸运弹直接引爆了要塞内的火药，可能战事的进程还将大大延长。



阿尔梅达要塞示意图



列日要塞被攻克后，德军士兵正在查看列日要塞被摧毁的要塞残骸。

不过，如果说到要塞对于法军乃至法国影响最大的一次，当属“一战”时期的比利时列日要塞之战。与此相比起来，凡尔登战役中的法军要塞的重要性都只能屈居其后。此战中，面对德军的重兵压境，勒芒将军坚守住要塞，将德军大量有生力量牢牢牵制在原地，使德军难以及时展开穿越比利时直扑法国的进军，给予了法国宝贵的动员时间，最终创造了“马恩河奇迹”。

可以想见，之所以法军决心构筑马奇诺防线，并非是对于防御战略的过于迷信。经过几个世纪的时间，法军对于要塞的“攻”与“防”都已经颇具心得，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采取要塞防御策略正是基于这些过往的经验。而后来的战事其实也在某种程度上证实了这一点，有赖于马奇诺防线坚固要塞的保护，德军对马奇诺防线上要塞进行的狂轰滥炸其实并没有对要塞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

说完了军事战略问题，再从社会的角度来看，选择防御策略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在人口方面，法国较之德国占了明显的下风。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洗礼，作为主要战场的法国不仅基础设施损毁严重，人口损失也是触目惊心，大量的士兵平民阵亡，而其中的相当大一部分还是男性。虽然没有苏德战争后苏德双方损失的比例巨大，对于法国而言也是相当严重了。不过，虽然男性是少了点，但也不是完全不够用，大家一起加班加点，为伟大祖国添砖加瓦也还是可以的吧，可是，就在之后的时间里，尤其是在30年代，法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一直偏低，甚至出现了人口负增长的情况。就这样，到了“二战”爆发时，法国全国人口才达到3900万。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二战”爆发时，德国约有7070万人，而在人口出生率方面，德国人又占了上风。德国人向来生育率就比较高，而纳粹党宣传的典型的德国式“贤妻良母”的重要一条，就是为元首“生出几乎能组建一支足球队的孩子”，虽然这些孩子是赶不上“二战”的趟了（参加希特勒青年团的另当别论），光是靠子宫战术，德国人就已经完胜了法国人。与此同时，在1936年吞并奥地利，1938-1939年逐步蚕食捷克斯洛伐克及梅美尔之后，德国方面可以利用和动员的人力资源就更加可观。而法国方面则非常不容乐观，据估计，到了30年代中后期，法国面临着兵员征募不足的困境，虽然还可以有来自于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这样的海外领地的人力资源，但是殖民地部队的规模又不可能过于膨胀。这样一来，防御策略就更加符合法国当时的需求了。

法德两国人口对比一览表（人口单位：百万）



*该数据包含了阿尔萨斯和洛林、上西里西亚等根据《凡尔赛和约》被割让的土地上的人口，去除后约5800万。

《孙子兵法》有云：故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因为如果能建立起坚固要塞采取防御策略，确实从某种程度上比采取进攻策略需要的兵力更少。而人口方面的考虑，也使得持防御观点的派别占了上风。

除了上述的几种原因之外，还有一个容易让人忽视的原因，那就是战场地形。如果说东北部边境线相对较为平缓，地形的因素还不是很明显的话，在科西嘉岛和阿尔卑斯山脉地区体现得则尤为明显。

对于科西嘉岛而言，由于孤悬海外，在遭到敌方围攻、尤其是被敌方舰队封锁周围海域时，往往会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此时，坚固要塞可以帮助守军有效地抵挡敌方舰炮攻击，并且储备大量物资资源长期抵抗，对守军固守有着重要作用。基于同样的原因，英军在地中海上的马耳他（Malta）岛上也修筑了坚固的要塞，而在德军策划进攻马耳他岛的“赫拉克勒斯”行动时，面对马耳他岛的坚固要塞，德军尴尬地发现自家的玩意对付不了这些要塞，最终不得不放弃“高贵的雅利安人”的偏见，动用缴获自苏军的KV-2型重型坦克来担此重任。其实，比起坐在高台上的那些吹嘘“种族优越性”的鼓噪弄舌之辈，时时刻刻都得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基层的官兵们向来是最明白事的，从波兰战役开始，缴获的敌军装备就被德军士兵们广泛使用。



马耳他攻防战期间，在马耳他要塞进行对空防御的英军高射炮组。



被德军缴获的KV-2型重型坦克，已经涂上铁十字标志，并且按照德军标准进行了一系列改装。德军为了进行预备中的马耳他岛进攻作战，特地组建了用于突击的装备KV-2的第66特种坦克营（Pz.Abt.z.b.V.66）。

而在阿尔卑斯山脉地区，由于该地地形崎岖，交通不便，加之气候恶劣，在这样的条件下进行机动作战，可谓是困难重重。但是，为了守卫漫长的边境线，必须扼守住一些重要的隘口，如果没有坚固的要塞工事，士兵将无法在这样严酷的环境下进行长期作战。凭借坚固的要塞工事，士兵们不仅可以抵挡住恶劣天气的侵袭，保持战斗力，而且还能占据有利地形，以逸待劳。就在阿尔卑斯山脉对面的瑞士，为了防备可能的敌方入侵（主要是针对德国和意大利，“二战”期间纳粹德国确实也策划了入侵瑞士的“圣诞树”行动（Operation Tannenbaum），但是没有付诸实施，也在阿尔卑斯山脉地区修建了一系列的要塞，这就是著名的“国境要塞”（National Redoubt）。

其实，在20世纪的20-30年代，放眼整个欧洲大陆，我们就会发现，不仅仅是法国，其他许多国家也依然没有停止对要塞的构筑和修整。芬兰政府在卡累利阿地峡修建了著名的曼纳海姆防线（Mannerheim Line），苏联在其西部边境线上修建了一系列的防御工事。而如果要问，有没有哪里的防线可以跟马奇诺防线一决高下，回答起来，不用往远处看，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几乎是与法国修建马奇诺防线同时，一向被认为是具有“先进军事思想”的纳粹德国也几乎是沿着法德边境线修建了一条著名的齐格菲防线（Siegfried Line）。1933年，希特勒成功攫取总理宝座，魏玛共和国就此寿终正寝。为了有效防御法国，防止在自己干坏事的时候被人“一脚踢了屁股”，德国人对这条防线的重视程度在某种程度上也并不亚于法国人对马奇诺防线的重视程度——由于施工进度以及工程优先度等原因的关系，到了1938年春天，整个齐格菲防线上仅有约640个掩体和地堡被修筑完成，而根据预计，如果要让防线全面竣工，时间可能要达到1946年！为此，希特勒本人亲自严令防线施工加速推进，到了1938年9月希特勒蓄谋吞并捷克苏台德区时，齐格菲防线的主体工程已经构筑完毕。在成功讹诈英法签订《慕尼黑协定》，迫使捷克斯洛伐克割让苏台德区之后，尝到甜头的希特勒又下令对防线进行加固，尤其是加强亚琛（Aachen）和萨尔布吕肯（Saarbrücken）一带的防御，以确保“西方国家（这里特指英国和法国）不会对欧洲的和平构成威胁”（希特勒语）。



位于艾罗洛（Airolo）的一处要塞，今天已经被辟为旅游景点。



齐格菲防线上的反坦克障碍物。



一处位于法国海岸线上的“大西洋堡垒”岸防工事，其中可见海滩上的防登陆障碍物。

即使在“二战”爆发，德军的“闪击战”在西线取得空前成功之后，德军依然没有放弃对要塞的构筑。德军不仅在洛里昂、圣纳泽尔（Saint-Nazaire）等地修建了供U艇进行停泊保养的巨大洞库，在1942年，英军发动“四轮车行动”（Operation Chariot），奇袭圣纳泽尔诺曼底船坞之后，希特勒又严令在法国海岸线上加速修筑成了漫长的“大西洋堡垒”。

可见，在当时的环境下，防线这一防御架构形式依然为欧洲各国乃至世界各国所认同。要不然也不会你也修我也修，大家一起修。

实际上，在20世纪20年代乃至30年代前期，航空兵对加固工事的打击力度依旧有限，而火炮一来射程依旧偏近，二来破坏力也不能保证做到有效摧毁，在得到炮兵加强的情况下，坚固的永备防御工事在战场上的生存力依旧可观。但到了30年代中后期以至于40年代，航空兵的突袭能力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火炮的威力和射程也有了较大提升，防线的作用就被大大削弱了。苏芬战争中被苏军重炮所彻底摧毁的芬兰工事以及遭到“斯图卡”轰击的马奇诺防线便已经宣告了这类防线的死刑。此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便不再修筑这类永备工事组成的防线。情况比较特殊的是以色列，他们在苏伊士运河沿岸修建了一条针对埃及的防线，即著名的巴列夫防线。当然这也和以色列空军牢牢锁定战区制空权、埃及空军战斗力弱有关。



人挡杀人，佛挡杀佛，所到之处，望风披靡，这就是“斯大林重锤”。

但是，永备防御工事退出了历史舞台，却并不代表防线这一概念就此销声匿迹。“二战”期间，德国空军夜间战斗机兵种总监约瑟夫·卡姆胡贝尔（Josef Kammhuber）少将为了对抗英国皇家空军的夜间空袭，组织建立起了一套由雷达、探照灯组以及夜间战斗机和高射炮组成的夜间防御体系。这套体系从丹麦一直延伸到法国中部，由雷达、探照灯、夜间战斗机和高射炮组成防御单元，在纵深形成三道层叠的防线。比起那些钢筋混凝土结构的防御工事，这些无形的“防空要塞”看得更远，打击范围更广，同时又更加机动灵活。而时至今日，美国在美墨边境线上修建的一系列防范墨西哥偷渡客的隔离墙，以色列在巴以边境线上修建的一系列隔离墙，也依旧可以看作是防线这一概念的延伸。

而伴随着永备防御工事发展起来的军事工程技术，也一直在随技术的发展而进步。无论是现代空军基地的加强机库，还是储存重要物资的加固地堡，都是国防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其中的集大成者甚至是一国战略防御乃至反击的基石。同样的，就在重型攻城炮、列车炮退出历史舞台之后，新的穿地利器也不断出炉，从笨重的“大满贯”，到灵巧的制导炸弹，直至人类有史以来最终极的武器——核武器，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这对古老的“矛”“盾”之争还将继续下去。



设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的夏延山（Cheyenne Mountain）山区地下的北美空防司令部（North American Aerospace Defense Command，简称NORAD）内景。

3.法国真的因为马奇诺防线而耗费大量财力吗？

作为一项规模浩大的国防战备工程，马奇诺防线的建造成本可谓很高。正如上文中所提到的那样，仅仅在初始设计时，就包含了约100公里长的隧道，需要用到约1200万平方米的土方，约150万立方米的混凝土，约15万吨钢材，还有配套建设的约450千米的公路和铁路。再加上之后陆陆续续修建的一系列要塞，到了1940年战争爆发时，马奇诺防线上已经建成了55个大尺寸加强防御工事（其中有22个位于东北部边境线，23个位于南部边境线）、68个小尺寸加强防御工事（其中有35个位于东北部边境线），约150个炮塔分段以及约1500个“大钟”。除了这些工程建筑所消耗的成本之外，在整个马奇诺防线上还配备有约344门各种型号各种口径的火炮，以及其他各型枪支和各种配套武器弹药。

对于各个加强防御工事的平均成本，现在已经难以进行精确有效的计算，因为根据不同来源统计出来的加强防御工事的数量出入相当之大。根据当年的数据进行估算，马奇诺防线上最大的一批大尺寸加强防御工事的成本约在1亿到1.3亿法郎之间，但是，也有一些规模特别庞大的加强防御工事成本远远超过了这一数字，例如，哈肯博格要塞的造价约为1.72亿法郎，而霍克沃德要塞的造价也超过了1.5亿法郎。当然，由于一些工事的建设实际上已经省去了，所以这样的造价已经是被降低了。例如，如果在霍克沃德要塞或者其他一些地方的“堡垒”（Redoubt）按原计划建成，成本又将提高。而其他一批相对而言规模较小的大尺寸加强防御工事的成本则在5000万-9000万法郎之间。规模较小的小尺寸加强防御工事的成本相对也较低，大约在800万-2400万法郎之间。相比起这些初始时规划的要塞，后来新建的那一批要塞的成本相对较低，一个大尺寸加强防御工事的成本大约在3600万法郎左右，而一个小尺寸加强防御工事的成本则在600万-2000万法郎之间。



马雷斯防线上的一处步兵地堡遗迹

上述的成本只是从宏观上进行的统计估算，具体到各个地方的要塞，情况又会有所不同。比如说，由于地形等因素，阿尔卑斯山脉地区的要塞规模明显要小于东北部边境线上的要塞，因而其成本大约也只有后者的一半。其中，在阿尔卑斯山脉地区最大的蒙泰格罗索（Monte Grosso）要塞的成本约为4040万法郎，而包含了整个马奇诺防线上最大的炮台分段的圣艾格尼丝（St.Agnes）要塞的成本则仅有1680万法郎。在建造阿尔卑斯山脉地区马奇诺防线要塞时，一部分经费是从建造地中海沿岸马奇诺防线要塞的经费中调用的，这是因为由于海拔高度和气候的影响，施工只能在一年中很少的一段时间内进行。尽管如此，阿尔卑斯山脉地区的大尺寸加强防御工事的平均成本也只有约2000万法郎。除了这些加强防御工事，间隔炮台和观察哨的造价大约在140万-220万法郎之间。

而在成本分摊方面，马奇诺防线的东南方向边境线上的要塞建设只分到了总建造预算的大约10%，尽管这一地带拥有同东北部边境线几乎相同数量的大尺寸加强防御工事，但是考虑到两者加强防御工事规模之间的差异，而且在阿尔卑斯山脉地区各种障碍物带的建设也并不需要，这样的分摊比例还是有其一定道理的。

尽管在建造中已经尽可能地简化了设计以降低成本，到防线建造完成时，一共花费了约50亿法郎，几乎是1930年预估计时的两倍。而相比起来，法国在突尼斯南部梅德宁（Medenine）和加贝斯（Gabès）之间修建的旨在防备德国或意大利入侵北非殖民地的马雷斯防线（Mareth Line）的成本仅有不到2000万法郎。

法国政府由于不断恶化的经济原因对本国货币进行了多次贬值，因而对防线实际价值的估计就成为了一个难题，但是，根据上面的种种估算，马奇诺防线的建造成本确实相当高昂。不过，脱离了具体情境的孤立数据的说服力是有限的，我们不妨再进行一系列的对比。而这次，我们同样以齐格菲防线作为范例。正如上文中所提到的那样，到了1938年时，齐格菲防线其实尚未完全竣工，但即使是在这样的时刻，德国也已经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在原材料方面，仅仅为了修建数量众多的掩体和暗堡，就要消耗大约350万立方米的混凝土，而为了生产这些混凝土，截止到1938年11月28日，共动用约700万吨的砂石、50万吨石屑以及132万吨水泥。由于边境地区的采石场难以满足如此庞大的需求，建造时不得不又从巴伐利亚州、图林根州甚至遥远的斯德丁调运了大量石料。除了这些以外，由于混凝土在搅拌过程中需要大量的水，而很多要塞建造的地域水源匮乏，因而水需要从水源地被运输到建造地域，而为了运输水，几乎每个德国城市都提供了大量的水箱。除了所需要的原料外，在生产混凝土的过程中混凝土搅拌机也是必不可少的，当时为了保证工程进度，德国全国约40%的搅拌量在250升以上的混凝土搅拌机都被调用。除此之外，为了在岩石质地形进行施工和挖通坑道，还需要大量的空气压缩机和动力钻。而根据统计，当时用于齐格菲防线施工的空气压缩机数量几乎占到了当时德国全国保有量的60%。但是，即便是在进行了如此大规模的调用之后，工程设备数量依然难以满足施工需要。混凝土的用量相当巨大，齐格菲防线上的钢材料消耗量也非常可观。作为加固结构所用的钢筋的主要来源，同时也是装甲炮塔、装甲隔舱门和其他装甲板的原材料，钢铁的用量需要非常大的钢铁产量作为支撑。在1938年7月13日，德军第2集团军司令部公布了用于齐格菲防线上根据陆军规划所建造的约11860个地堡掩体的钢材料的具体数据（齐格菲防线上的一部分地堡由德国空军修建），其中，仅修建地堡就需要大约47.2万吨钢材，其中有20.8万吨钢筋，还有约13.5万吨钢梁。而除了这些钢材以外，还有约17万吨钢材被用作修建铁丝网、钢筋混凝土质反坦克障碍物（即俗称的“龙齿”），还有各种通信线路。这样加起来，消耗钢材总量将达到惊人的64.2万吨。由于产能不够，截止到数据发布时，仅有约5万吨钢材被生产完毕，即使希特勒严令加紧施工，要想满足需求钢材的生产也最早要到当年10月才能完成。

希特勒在1938年秋天又一次提出对齐格菲防线进行加固，因此就需要继续建设由约1064个地堡组成的已经长达46公里的“龙齿”反坦克阵地。“元首”动动嘴，下属跑断腿，根据估计，如果要完成这些建设，至少还需要约10万吨的钢材，由于建造优先级的关系，这些钢材将在1939年的第一季度被提供。

也许有些出人意料，除了混凝土和钢筋外，齐格菲防线的建设对于木材的需求也十分巨大。或许与钢筋混凝土相比，木材的坚固程度显得相对不足，但是，在搭建脚手架和窗板时，木材依然可以派上大用场。截止到1938年11月28日，在整个齐格菲防线的建造过程中已经使用了约30万立方米的木材，除此之外，还有超过200万根木桩被用于构建障碍物和支撑铁丝网。由于对木材的需求量过于巨大，当地的林地难以满足需求，因而又从奥地利调运来大量的木材。之后，到了1939年，虽然对木材的需求已经大量降低，但是仍然有约15万立方米的木材和约12万根木桩的需求，它们大多被插在地下，用作反坦克障碍物。

即使原材料都被生产出来了，如此大量的骨料、钢材、木材的运输调度依然是一个困扰着德国交通运输系统的大问题。为此，德国人决定采取多管齐下的方式，在长距离大宗运输方面，德国境内的运河网络和德意志帝国铁路四通八达的铁路网可以大体满足需求。例如，砂石的运输大多借助于莱茵河上的驳船，沿疏浚的河道从雷斯（Rees）到杜伊斯堡（Duisburg）。然后，在“托特组织”（Organisation Todt）的统一组织下，再由铁路将其运往目的地附近的车站。到了施工高峰的1938年夏天，平均每天铁路运力都在4500节车皮的规模，这也给当时整个德国的铁路网造成了非常大的压力。而当这些货物被运到车站之后，卡车则继续驳载，直到将其送往最终的目的地现场。截止到1938年秋天，共有约7500辆卡车直接受“托特组织”的调遣进行运输行动。

既然建造所耗费的原材料如此之多，可想而知，整个防线的造价也就堪称是一个天文数字。为了建造齐格菲防线，当时德国几乎暂停了所有的大型城市建筑的建造。在1938年7月9日，“西部要塞督察组”正式提交了一份关于齐格菲防线上11888个地堡掩体的初始造价估算。按照这份估算，如果不包括装甲部分，整个防线的造价将会达到约5.2亿帝国马克（Reichsmarks）。而这个数字还没有包括其他配套设施，比如说防线上的通信网络系统的扩展造价大约为3200万帝国马克，各种前沿障碍物（例如“龙齿”）需要6400万帝国马克，而为建造防线的施工工人修建的大约190个营地则还需1950万帝国马克。上述的造价都是根据各个地堡掩体设施的单价进行计算的，但是，就像第三帝国的很多采购计划案那样，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份估算实在是太过乐观了。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根据这份估算，一个11型掩体的造价约为55793帝国马克（同时期普通德国家庭房屋造价约为10000帝国马克-11000帝国马克），但是，这个数字甚至没有将施工工人的劳务成本计算在内。每立方米的混凝土的准备和浇筑工作都需要大约7到8天的时间，因为工程需要进行380立方米的混凝土浇筑量，这样算下来，完成所有的浇筑工作就需要2660个人/天-3040个人/天的工作量。考虑到休假等因素，一个工人平均一年只能工作约180天，这样一来，1个掩体1年的建设就需要15名-17名工人，按照每名工人每年最低净收入4200帝国马克计算，那么一来，工人人工支出就有约63000帝国马克-71400帝国马克。如果再将材料（根据1938年时的物价进行估算，每立方米的混凝土成本约为300帝国马克，仅此一项就将增加约114000帝国马克的成本）、运输以及管理等成本再包含进去，再加上1938年规划中增加的地堡掩体的造价，整个齐格菲防线的成本将突破10亿帝国马克。按照1936年1月时的汇率，2.48帝国马克约折合1美元，这样一来，整个齐格菲防线的造价折合成美元大约为4亿美元。（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之后几十年的通货膨胀等原因，1936年时的美元价值要远远高于今天同面值的美元）这是在任何一个年代都难以忽视的一笔天文数字。由于这项费用过于庞大，即使是沙赫特（Dr.Schacht）博士这样的经济学大师也无法通过做账等方式将其掩盖，最终，这笔费用被记在军费当中，填补了一项预算节省开支。

从上文的叙述我们可以看出，实际上德国方面修建马奇诺防线的开支并不亚于马奇诺防线，而在某些方面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例如，使用混凝土的总量约为马奇诺防线的2.4倍，使用钢材的总量约为马奇诺防线的2.3倍。当然，如果说这样的数字还不具有足够的说服力，我们不妨再举一些其他的例子。

尽管远不如法国陆军声名显赫，在漫长的历史上光芒也长期被遮盖，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法国海军依然是当时世界上一支不可忽视的海上力量。虽然在“一战”中，由于战斗损失以及其他一些原因，法国海军损失惨重，实力一度沦为世界第6位，但是在“一战”后，在乔治·莱格（Georges Leygues）和弗朗索瓦·达尔朗（François Darlan）海军上将的领导下，法国海军的实力有了长足的进步。虽然在1932年之前，法国海军没有新增加1艘战列舰，但是究其原因，与其说是因为马奇诺防线占据了太多的国防预算，倒不如说是由于当时的国际环境。1921年，作为当时海军主要强国之一的法国参加了华盛顿会议，根据后来签署的《华盛顿海军条约》，法国海军仅获得战列舰5艘175000吨、航空母舰60000吨的配额。为此，法国不得不放弃了数艘船台上的“诺曼底”（Normandy）级战列舰。不仅仅是法国，在整个“海军假日”期间，各个海军强国的一批新锐主力舰船都没有逃脱被拆解甚至直接取消计划的命运。不过在此期间，法国海军也并没有完全停止装备的更新换代，在此阶段诞生了著名的“超级驱逐舰”等一批设计出色、性能优良的中小型舰艇。虽然在此期间，法国海军没有新的战列舰入役，但是考虑到其传统对手——德国海军和意大利海军也并没有增加新的战列舰（德国受制于《凡尔赛和约》的限制和经济问题，意大利的经济状况同样不佳），这一点也可以理解。



法国海军“迪凯纳”级重巡洋舰，这是法国开工的第一级条约型重巡洋舰。

而到了1932年之后，法国海军开始新建2艘“敦刻尔克”（Dunkerque）级战列巡洋舰“敦刻尔克”号和“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号，这一级排水量26500吨、拥有2座4联装330毫米主炮炮塔的新锐战舰几乎引发了一场法德之间的军备竞赛。而在此之后，法国又开建了更加强大的“黎塞留”（Richelieu）级战列舰的头两艘“黎塞留”号和“让·巴尔”（Jean Bart）号（计划建造4艘，实际建成2艘，后2艘“黎塞留”级改进型中，3号舰“克里蒙梭”（Clemenceau）号在停战之后停工，后被盟军炸毁，4号舰“加斯科涅”（Gascogne）号则未建造），该级战列舰排水量达到了38500吨，采用了与“敦刻尔克”级类似的2座前置4联装380毫米主炮。尤其是到了1936年，《华盛顿条约》正式失效，《慕尼黑协定》签署，感到战争压力越来越逼近的法国加快了海军的建设步伐，之后法国海军匆匆下了3艘“黎塞留”级改进型“阿尔萨斯”（Alsace）级战列舰以及“霞飞”级航母等一系列的合同，到“二战”爆发前夕，法国海军已经一跃成为世界第4大海军力量，拥有现役战列/战列巡洋舰6艘（2艘“黎塞留”级仍然未完工），而同期的纳粹德国海军仅有3艘（“提尔皮兹”号未完工）。而如果战争能够再推迟1到2年，届时，大量主力舰的入役将使法国海军成为地中海上的主宰。



“敦刻尔克”级战列巡洋舰



“黎塞留”级战列舰



“阿尔萨斯”级战列舰线图，可见其布局又变回相对传统的前后炮塔式样。

可以看出，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30年代，为了建立起这样一支强大的海军，法国对于海军的投资是相当可观的。众所周知，海军向来是一个国家武装力量中庞大的“吞金巨兽”，既然法国在建造马奇诺防线的同时还有能力组建起这样的一支大舰队，那么，有关于“马奇诺防线占据太多国防预算”的说法的可靠性也就非常值得商榷了。

退一步说，就算马奇诺防线的建造确实占用了相当大一部分国防预算，导致其他项目由于缺少预算而进展缓慢甚至停滞的话，那么，就在马奇诺防线建成之后，距离“二战”爆发依然还有数年时间，在此期间法国仍然有相当多的机会进行扩充军力的准备。如果连这样的机会也还没把握住的话，那也只能在战场上尝到失败的苦果了。

顺便再说说法国海军的老对手德国海军。魏玛共和国时代的海军建设虽然还比较缓慢，但是三流艺术家出身的“元首”对于大海军似乎有着一种强烈的执念，在其上台之后不久，就开始大力推动海军建设。自从通过《英德海军协定》使德国海军的发展突破了《凡尔赛和约》的限制之后，希特勒就开始谋求大力扩充海军，1936年出台的Z计划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可是，在此之后，无情的现实给了雷德尔和德国海军当头一击，战争的过早爆发使得德国海军的发展受到了严重影响，而U艇的异军突起又使得大而无当的Z计划失去了可能，最终，新的“公海舰队”成了镜花水月。水面舰艇部队在经历了开战初期的几次胜利之后，就再也没有什么出彩的战果，巴伦支海海战中的拙劣表现更是让“元首”震怒，就这样，德国海军又一次被判处了无期徒刑。

4.战前的法国军队真的是因循守旧吗？

长期以来，很多人都将战前的法军最高统帅部乃至整个法国军队视为腐朽不堪、外强中干的“纸老虎”，认为他们对新科技新战术缺乏敏感性。马奇诺防线当然经常沦为被攻击的“靶子”，而法军在“二战”前期的快速战败在某种程度上又更加强化了这一点。但是，经过上文的论证，马奇诺防线的建设其实并非一无是处，在当时所处的时代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可行性，那么，当时的法国军队是否真的没有过对世界军事前沿的探索呢？答案当然也是否定的。

事实上，出乎很多人意料的是，在20世纪20年代-30年代期间，法国陆军其实对很多新技术都保持着相当的敏感性。而即使是在人们印象中似乎是法兰西战役中德军标志之一的装甲兵部队，法军对其的探索也一度处在领先地位。在这里，我们就不妨通过对法军装甲兵的发展脉络进行一个简单梳理，管窥战前法军对最新技术的探索。

早在“一战”时期，就在英国的“小游民”横空出世后不久，不甘人后的法国人也开始了本国坦克的开发，凭借本国汽车工业的基础，各型坦克或者说看上去像坦克亦或是顶着个坦克名字的各式玩意纷纷出炉。在经历了长得更像突击炮的“圣沙蒙”等一系列探索之后，终于诞生了由艾斯提耶尼上校（Colonel Jean Baptiste Estienne，后升为将军）主持设计的雷诺FT-17。这种坦克堪称世界坦克史上的经典之作，该型坦克首创的一些设计，如可旋转炮塔等，直接影响了后世世界各国的坦克设计，现代坦克的特征已经初步显现。装备的进步也使得相关战术的发展成为了可能，机械化战争的概念开始从文牍中变成现实。在1916年的凡尔登战役中，法军就曾组织大量汽车，将兵员快速运往前线，这一“草根”级别的行动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法军机械化部队的开端。到了“一战”末期，法国骑兵师中就开始有了成建制的装甲部队，通常在每个师中编组2-3个“怀特”装甲汽车中队。



施耐德CA-1型坦克



至少看上去还是比较威风凛凛的“圣沙蒙”坦克，对于当时的德军炮手而言，要想打中这样的一个靶子还是比较容易的。

此后数年，虽然法军内部一直处在新旧思想的激烈碰撞之中，但是，法军的装甲兵依旧在曲折中保持前进。早在1921年，法军就定出了第一份明确的战车开发方案，以便接替FT-17在步兵支援上的角色，法军在此方案中构想出两种战车类型，分别是用来突破敌人防线的“突破坦克”（Char de Rupture英文Breakthrough Tank）以及用来和敌人坦克、步兵进行交战的“战斗坦克”（Char de Bataille 英文为Battle Tank）。其中，“突破战车”是法国根据“一战”时的战斗经验开发的70吨的庞然大物——2C型坦克（Char 2C），而“主力坦克”则是B1型战车（Char B1）。而到了1926年，法国陆军又提出了新的战车发展方案，在这个方案中，法国陆军计划开发三种战车，这三种战车分别为﹕

1.轻型坦克（Char Léger，英文为Light Tank）﹕主要武器为1门37毫米主炮，副武器则是1挺7.5毫米机枪。

2.战斗坦克（Char de Bataille，英文为Battle Tank）：搭载1门47毫米或更大口径的主炮。

3.重型坦克（Char Lourd，英文为Heavy Tank）：可以视作战斗坦克的装甲再强化型。



雷诺FT-17型坦克，现代坦克的开山之作，也是现代多国坦克史的开端。

伴随着时间的推移，法国陆军对于装甲兵在未来战争中的地位也开始有了一些新的认识，到了30年代初期，法国陆军的装甲兵力量开始受到重视。独立的装甲兵单位陆续出现，陆军中无论步兵还是骑兵，都已经在考虑他们应该要如何来利用战车。1931年，步兵部队筹组本身的装甲装甲兵，他们再度提出战车发展方案，将所有现役或尚在发展中的战车分为四种：轻型坦克、中型坦克、战斗坦克和重型坦克。比起1926年的计划，中型坦克是个新增加的部分，包括了AMX38这类战斗权重相对适中的坦克。而在1932年，骑兵部队在其原有的经验基础上，也提出了本身的装甲车辆需求计划，他们将装甲车辆统称为“机枪运载车”（Auto-Mitrailleuses，英文为Machine-gun Cars），并且按照本兵种的作战特点分成了三类：侦察机枪运载车（Auto-Mitrailleuse de Reconnaissance，简称AMR）、战斗机枪运载车（Auto-Mirtailleuse de Combat，简称AMC）和远程机枪运载车（Auto-Mirtailleuse de Découverte，简称AMD）。其中，侦察用机枪运载车以AMR-33为代表，主要武器为机枪，并具有越野侦察的能力。而战斗用机枪运载车以AMC-34为代表，配备一门25mm或更大口径主炮、装甲比AMR厚。远程机枪运载车主要是轮式装甲车，以潘哈德178为代表。而到了1935年，骑兵部队又进一步引入了“骑兵坦克”（Char de Cavalerie 英语为Cavalry Tank）的概念。其实，如果与步兵部队相对照的话，侦察机枪运载车、战斗机枪运载车与轻型坦克的构想大同小异，而骑兵坦克实际上也与中型坦克差别不大。但是，两个军兵种几乎同时进行的装甲兵建设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造成了一定的资源浪费，正如当年日本陆海军的军种之争诞生的各种奇葩之事，法军的步兵与骑兵之争也对法军装甲兵力量的发展构成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1辆保存至今的S-35型坦克，后为一辆B1型坦克。



现代模型玩家制作的AMR-33模型，可以看出，该型坦克非常的轻巧。



由现代军迷扮演的1940年法军摩托化骑兵，身着深绿色制服。

不管怎么样，在一些有识之士的推进下，法军装甲兵依然在继续发展。1932年，在迈利军营进行的演习检验了一个试验性的机械化骑兵旅。它的成功鼓励魏刚建立了一个新式的“32年型”轻骑兵师。该轻骑兵师具有着浓厚的传统骑兵向机械化部队过渡的意味，虽然已经包含了1个由装甲车和半履带车、摩托骑兵和炮兵组成的机械化旅，但同时仍然包含了2个传统的骑兵旅。这样一来，在该师的编成内虽然已经具有大量装甲车辆，但是马匹的数量依然达到了5600匹，很显然，这些马匹很难能同机动车辆有机结合在一起。不过，即便如此，这样的“准机械化”部队依然显示出了其过人之处，陆军的5个骑兵师当中有4个照此被改编，1939年战争爆发时仍有3个师保持这种编制。

受到这些成功的鼓舞，魏刚接着又取得了新任国防部长达拉第（douard Daladier）的批准，得以对驻扎在兰斯（Reims）的第4骑兵师进行试验性的机械化改造。根据1933年5月30日的命令，该师的番号变更成为第1个轻型机械化师（DLM）。这个轻机械化师于1933年12月成为永久性建制（远早于德国的第1个装甲师），由富有经验的正统机械化倡导者让·弗拉维尼指挥。可以说，这支新部队“除名称外，一切都是1934年版本的装甲师”。根据1936年8月的《大型部队单位战术部署临时指令》，轻型机械化师担负3项任务，包括保障安全，捕捉或者制造有利战机，以及直接介入主要会战。

有必要在这里探讨一下轻型机械化师的编制。轻型机械化师名字的“轻型”其实并不是表示轻装，在这里它的意思就是机动。通常情况下，1个轻型机械化师采取2旅4团制，其中第1个旅包括以下单位：1个胸甲骑兵团（法语名称为：Régiment de Cuirassiers，为历史继承名称，下文中的龙骑兵等称号与之相同），1个龙骑兵团（法语名称：Régiment de Dragons），每个团的标准装备是47辆“霍奇基斯”H-35/39轻型坦克和48辆“索玛”S-35中型坦克。 而第2个旅实际上是一个机械化步兵旅，下辖一个装甲侦察团（法文为：Regimentde Decouverte，简称RD）和一个近卫龙骑兵团（法语名称：Regiment de Dragons Portes，简称RDP，实际上为机械化步兵团）。每个装甲侦察团以43辆潘哈德-178装甲车（其中包括1辆无线电通讯车）为核心力量，而隶属机械化步兵团的装甲力量则包括69辆AMR-33或AMR-35 ZTl履带式装甲车。



战前法军轻型机械化师的编制图



1辆“变节”的英制Mark IV型坦克

作为对比，我们不妨再来说说同期的其他欧洲强国陆军装甲兵的发展。“一战”时候其实德军的装甲兵发展还是比较落后的，本国研制的A7V坦克性能平平，装甲兵们甚至对英军“送”来的各式坦克更加青睐，当然，这样做也无可厚非，毕竟装甲兵也不是傻子，自己的小命很大程度上就仰赖于跟着自己一起出生入死的这些铁家伙了。如果性能给力，那就是铁马，可如果性能不给力，那就真的应了后世的《装甲兵之歌》里面的最后一句话，哥几个就得在“铁棺材”里长眠了。



1919年，在柏林街头，右翼民兵组织“自由军团”（Freikorps）正以1辆Mark IV型坦克进行掩护，与左翼武装“斯巴达克团”（ Spartacus League）进行交战。

虽然在“一战”中，德国人没把装甲兵玩出啥花样（当然，其他参战各国的水平也都只能说是一般），但是《凡尔赛和约》也没忘了在装甲兵上再卡德国人一道，德国因此不能再保有装甲部队，然而在这之后，魏玛共和国的10万国防军中依然有人对装甲兵念念不忘。只可惜在本土实验肯定玩不转了，不过就在这时，西边不亮东边亮，1917年爆发十月革命之后，新生的苏维埃俄国就立刻遭到了“国内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等到好不容易站稳脚跟了，苏俄——1925年以后才跟周围邻国合并叫苏联——的领导人们发现，自己被几乎整个欧洲挤兑了……苏联和德国这两个欧洲大陆上同病相怜的难兄难弟就这样吴越同舟了一把。就在1922年签署《拉巴洛条约》之后，两国关系迅速上升，军事合作关系自然也是其中的重要一部分。就在1926年-1927年期间，以古德里安为首的一批陆军军人来到苏联喀山，和他们一起到来的还有一批伪装成“农用拖拉机”的德国第一代坦克。在这里，他们进行了各种环境下的机械化行军及遭遇战演习，为后来的装甲兵战术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到了1933年，纳粹党上台，魏玛共和国的名头换了招牌，德国的各项军备发展更是走上了快车道，装甲兵的发展也因此受益颇多。1935年，德军在“一战”后组建的第一支装甲兵部队——国防军第1装甲师正式成立。与法军类似的是，该部队也是由骑兵部队改编而来，其前身是第3骑兵师。作为一个标准的1935年型装甲师，该师下辖1个装甲旅，每个装甲旅拥有2个装甲团的编制。每个团又下辖2个装甲营和其他的辅助作战单位。每个营拥有4个连，每个连装备有32辆PzKpfw I和PzKpfw II轻型坦克。整个装甲旅包括指挥坦克在内共装备561辆坦克。而除了装甲旅之外，装甲师还有1个摩托化步兵旅，以第1装甲师为例，该部配属了第1摩托化步兵旅，下辖2个摩托化步兵营，1个装甲侦察连，1个炮兵团和1个通信连。

如果我们将法军的轻型机械化师和德军的装甲师进行比较，就会发现，德军的装甲师所配备的坦克数量明显多于法军的轻型机械化师，而法军的机械化步兵单位又相对较多，装甲车数量较多。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法军的轻型机械化师颇有些装甲掷弹兵师的意味。从坦克编成的数量上来看，德军无疑是占优的，从一次性投入兵力来看，德军的装甲师确实可以展开较多兵力，但是，如果从后勤上来说，过多的装甲车辆无疑将给各个后勤维修单位造成巨大的压力，反而会影响作战效率的提升。

说到这，再顺便提及一下欧洲大陆上另一个装甲兵强国——苏联的经验。比起法德两国，苏联装甲兵的起步也很早，早在“一战”爆发前，在沙俄陆军编制中已经出现了约300辆装甲汽车，这些装甲汽车被编成15个营，在战争中非常活跃，战果累累。在国内战争结束之后，苏联红军通过山寨法国雷诺FT-17型坦克起家，逐步建立起了自己的坦克部队。之前提到的苏德军事合作其实也让苏联人学到了不少东西，德国人的先进理念让不少苏联军人大开眼界。在1938年-1942年“五年计划”中，苏联红军的编制也被确立下来，在装甲兵方面，计划建立4个坦克军、21个独立坦克旅（原来的机械化旅）、3个装甲车旅、11个训练坦克团以及那些分散在步兵师和骑兵师中的坦克部队。还计划将排的编制由原来的每排3辆坦克扩大到5辆坦克。在这当中，最值得注意的就是新组建的坦克军。1个坦克军的规模达到了空前的12710人，主要的技术兵器为坦克560-600辆，以及火炮118门，具体编制为2个轻坦克旅、1个摩托化步兵机枪旅、1个通信营。每个轻坦克旅下辖4个坦克营（每营54辆轻型坦克，6辆76mm坦克）、1个侦察营、1个迫击炮营以及一些其他后勤行政部队，每旅计有278辆BT坦克或者267辆T-26坦克。

装备T-26坦克的旅比装备BT坦克的旅要规模小一点，其只有3个营，附加一个摩托化步兵营、1个维修营、通信/训练部队；兵员总数为2745人、145辆T-26坦克、56辆喷火坦克和火炮、28辆装甲车、482辆汽车和卡车、39辆拖拉机。在车辆齐全了后，大多数装备T-26的坦克旅都扩大为4个坦克营。



苏制KhTZ-16型武装拖拉机

说到这，可能有人会感到奇怪，为什么苏军的装甲兵部队会配有拖拉机？以现在人的眼光，突突作响拖着黑烟的拖拉机多少和高端大气上档次的装甲兵部队联系不到一起。实际上，为了能在泥泞的土地上拖拽农具进行耕种作业，拖拉机是一种具有大马力发动机和出色牵引力、附着力，并且具有一定越野机动性的机械化运输工具。其实，当时的苏军又何尝不想拥有正儿八经的装甲车辆，可惜“形势比人强”，当时的技术条件和经济基础，直接决定了苏军的机械化只能从这样的方式开始。不过时至今日，拖拉机的军旅生涯也还在继续着，比如说……某国航母上用来拖拽战斗机的那辆销魂的亮黄色三蹦蹦……

而苏军中重坦克旅的编制和轻坦克旅差不多，不过其排的规模由5辆减少到3辆，这样一来坦克的总数就要少一些。大多数的重坦克旅有136辆T28坦克、37辆BT坦克以及10辆喷火坦克。

应该来说，光从纸面数据上来看，当时苏军的装甲兵部队无疑是一支让人望而生畏的力量。但是，在这些让人炫目的数字背后，也隐含着很多问题。首先，与法德同等级的部队相比，苏军的技术兵器数量相对较多，但是其他的一些支援单位尤其是后勤单位比较缺乏，技术兵器过多而后勤力量缺乏将严重影响战斗力的生成，而这一点在苏军装甲兵部队身上体现的尤其明显。虽然在1939年“二战”爆发之后，苏军又一次开了历史的倒车，取消了独立的装甲兵建制，但是，后勤力量却依旧没有能满足需求。最终，在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时，这一弊病可谓是暴露无遗。在初期由于猝不及防而导致的一系列战斗失利过后，很多技术兵器都急需维修，可是，这边后勤维修人员应接不暇，那边敌人还正往这撵过来，这样的大家伙打不了几枪不说还根本带不动，没办法了，三十六计走为上计，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老伙计你就只能先待在这了……很多本可以抢修完成的武器被乘员留在了战场上，而一些故障武器又往往来不及得到有效维修就被匆匆放弃，这些武器中有相当大数量被德军缴获并利用，反过头来对付它们之前的主人。而即使到了战争末期，苏军转入反攻后，由于后勤问题并没有得到完全的解决，使得其进攻缺乏连续性，而伴随步兵也缺乏效率，因此在战争后期，苏军的进攻持续一段时间后就迅速失去锐气。其次，与法德两国相比，苏军装甲兵的装甲运兵车数量实在是有些少，或者说连这个“少”字都有些勉强，在实战中，卡车由于其自身防护等问题的限制，很难伴随坦克发起冲锋，而步兵如果靠自己的脚板想跟上坦克，估计在那个还没有发明外骨骼的年代也显得有些扯淡。不过智慧的苏联人民也自己琢磨出了一套方法，这就是看上去十分潇洒的“坦克骑士”战术。所谓“坦克骑士”，顾名思义就是让步兵们直接攀爬在坦克上，伴随坦克进行机动。实战中，每辆坦克上动辄攀爬着数名乃至数十名步兵，颇有点数十年后某人口大国列车的风范。可惜悲剧的地方也正在此处，面对着战场上铺天盖地的子弹和弹片，能跟随坦克冲过哪怕1公里都需要极其强大的人品（战场经验在此时甚至都显得有些无关紧要了），而就是这样的幸运儿，等到终于轮到他们大显身手了，可能也会郁闷的发现，自己早就已经被之前的行军晃的快散架了……步兵受罪，坦克也好不到哪儿去。挂着一堆步兵的坦克行动不便，接敌时更是不能放开手脚开火，因为很有可能坦克车长发现敌情，正在命令转动炮塔，结果刚一转动炮塔，车上挂的步兵给弄下去几个……



正在从1辆IS-2型重型坦克上跳下的苏军步兵，可以看到，在实战中坦克在这样的情况下极易成为敌方的理想靶标。

其实，苏军装甲兵在当时暴露出的这些问题与其说是因为技术原因，倒不如说是战术思想方面的问题。与后世的许多观点不同的是，在当时，图哈切夫斯基的“大纵深作战”理论远未发展完善，对于未来装甲兵作战的认识也显得不足，没有充分意识到诸兵种合成的重要性。

可以说，至少在30年代中期时，虽然法军的装甲兵发展水平只是一般，但是其他国家的发展水平也好不到哪儿去，所谓“大哥不笑二哥”，法军的战术思想与编制构成与其他国家倒也能算得上是互有长短。而到了1934年，在总结过去装甲兵建设经验以及对未来战争形态的分析的基础上，当时还是陆军上校的夏尔·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写成了著名的《建立职业军》（Vers l'armée de métier）一书。后世的许多历史学家在探讨到此时大多会提到古德里安从这本书中所获得的灵感，从而写成了著名的《注意！坦克！》一书，并且有时还会煞有介事地指出这本书带给德军的启迪甚大，而戴高乐写作时法国正在建造马奇诺防线，从而证明法国军事战略保守落后云云。但是，就在古德里安写作的同时，德国也正在建造齐格菲防线，德军总参谋部中的将军大人们当中也不乏对装甲兵表示怀疑的力量。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马奇诺防线的建造不能代表法国军事战略的落后，至少马奇诺防线的建设和陆军的现代化并不是你死我活的关系。再说说戴高乐的这本书，在书中，他详尽地探讨了他的军事主张。虽然这本书并没有引起非常强烈的反响，但是也确实从某种程度上帮助他与那些保守的老将军们进行论战。根据戴高乐的构想，法国陆军需要组建一支强大的机械化部队以应对未来可能爆发的战争，这支装甲兵部队中的1个军包括了6个装甲师和1个轻型师，普遍实现了机械化或者摩托化。其中，一个装甲师下辖3个旅的编制，第1个旅是包括了1个拥有1个重型坦克团、1个中型坦克团和1个轻型坦克营的装甲旅，而第2个旅则包括了装备有履带式装甲车辆的2个步兵团和1个猎兵营，此外，第3个旅为炮兵旅，包括了2个榴弹炮团和一个高射炮组。除了这些兵力之外，装甲师还有师属侦查团1个，信号营1个，伪装营1个，以及工兵营1个。即使以现在的眼光来看，戴高乐的这一设想依然非常具有科学性，部队的编成非常合理平衡，装甲兵和步兵之间可以相互配合支援，十分适合进攻作战。而相比起装甲师，轻型师则更适合快速推进，装备有更加快速灵活的装甲车辆。比起同时代的其他一些人，戴高乐的思维甚至更进一步，为了适应未来空地一体作战的需要，他还设想将空中力量也划入其中。新的装甲部队将成为法国陆军的精华，随时处于待命状态，这和今天的“快速反应部队”的概念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二战之后，苏军开始大规模装备BMP系列步兵战车以及BTR系列轮式装甲运兵车，但是这两者的装甲防护以及人员舒适度依旧不足，给长距离作战带来了极大不便。图为2008年俄格战争中正在行军的俄罗斯陆军BMP/BTR纵队，可见不少载员实际上是坐在车外的，这在炮火连天的战场上无疑是相当危险的

古今中外，“关系”都是非常重要的，很多时候“领导”的一句话就能起到很大作用。为了实现自己的机械化部队的设想，戴高乐积极在军界和政界奔走，为自己寻找支持者。虽然在政军两界都遭遇到了不小的障碍，贝当等老家伙们一直还念念不忘着“一战”时候的老黄历，不过戴高乐这边也并不是“上面没人”，他的这一设想得到了在军界地位颇高的马克西姆·魏刚和当时在法国“国民议会”（Chamber of Deputy）担任要职的保罗·雷诺的支持，前者曾设法为他的7个师规模的装甲部队申请预算，虽然最终预算案并没有获得通过。而后者则成立了一个技术内阁，就装备采购问题直接向陆军总监提供咨询意见，还成立了一个坦克研究委员会，负责探讨大规模装甲作战的相关战略战术。作为法军中机械化部队的有力支持者，他曾经于1933和1934年夏季两度访问英国，视察了维克斯·卡登－洛伊德型超轻型坦克的适用性，并且在桑赫斯特和提德沃斯观看了坦克机动演习，从中获取了很多英国方面建立机械化部队的有益经验。

不过，在这一时期里，法军机械化部队的发展也遭受到了种种挫折。但是，客观地说，这当中虽然也有某些高层将领的顽固心理，但也不乏一些客观原因。其中的一个，就是上文中所提到的，法国的机械化部队被继续划分成“步兵”和“骑兵”两个类型。所谓“同行是冤家”，骑兵部队和步兵部队的装甲兵都想证明自己，为此互相攻讦实在是太正常不过了。而且，初生的老虎不如猫，由于装甲兵无论从技术还是战术上都还显得稚嫩，在各种演习中往往不能完全体现出装甲兵应有的优势，导致其作战地位受到质疑。例如，1932年，步兵部队在迈利试验组建了一支“机械化战斗分队”，结果在训练演习当中，这支部队的表现只能用“差强人意”来形容，完全没有展现出机械化部队所应有的快速进攻作用，虽然出现这样的结果有人为的原因，但是步兵总监约瑟夫·迪菲厄仍然对此进行了严厉的批评，领导很生气，后果很严重，最终魏刚和甘末林被迫解散了这支部队。作为机械化部队的坚定反对者，迪菲厄曾经在给自己上司的信中这样写道：“依我看，根本不存在用一支机械化作战部队单独执行一项完整的作战行动的可能性……因此，我无法理解为什么正在组建机械化骑兵师，好像在任何情况下它都有能力独当一面似的。”这样的偏见使得步兵部队的装甲兵组建工作异常困难，直到1936年11月，由于甘末林坚持法国需要一个“比德国装甲师更有力的工具”，才组建了另一支试验性部队。

当然，装甲兵的核心还是各种装甲兵器，如果没有足够数量和质量的装备，那么纵使有再科学的编制，装甲兵依然不可能具有足够的战斗力。法国军工企业为法军源源不断地输送了大量坦克和装甲车辆，保证了装甲部队的装备来源。到了1940年5月10日法兰西战役开始时，法军已经拥有一支相当可观的装甲兵力量。法军在本土的装甲兵力量如下：其中，在战斗部队中霍奇金斯（Hotchkiss）H-35、H-39坦克共844辆（其中在法国本土802辆，其他42辆在突尼斯和挪威），雷诺（Renault）R-35、R-39坦克（D1在本土并没有战斗部队部署）共1070辆（其中在法国本土945辆，其他125辆在各个海外殖民地），雷诺D2坦克45辆，FCM36型坦克90辆，S-35型坦克264辆，雷诺B1和B1bis型坦克合计206辆，雷诺FT-17系列坦克462辆（另有约600辆隶属于二线部队），以及8辆FCM-2型坦克。这样一来，到德军入侵时，法军在本土共拥有2822辆坦克，其中有2352辆相对现代化的坦克。而其中也不乏一些在当时算得上是性能优良的坦克，比如说B1型坦克，让德军士兵在战场上遇到时敬畏地称其为“巨人”，而德军高层对于法军B1bis型坦克发布的战场训诫是见到后“撤退并寻求掩护”。与此同时，法兰西战役期间德军投入战场的装备37毫米以上口径主炮的坦克、坦克歼击车以及突击炮总数在1106辆，这一数量相比起法军具有一定的优势，这样的差距也并非不可弥补，法军依然有作战的资本。

到了1940年5月战争开始时，法军已经在编有轻骑兵师6个（DLC，其中5个位于本土，1个位于突尼斯），轻型机械化师3个（DLM，其中在战争之后又成立了第4师和第7师2个师），胸甲骑兵师3个（在战争之后又成立了第4师）。而同期参与法兰西战役的德军装甲兵部队则有10个装甲师、4个摩托化师，综合起来，其实德军在装甲兵兵力上也并没有占据优势。但是，从部署上来说，德军的优势就非常明显了。当然，这也已经超出了这里的讨论范围了。

而在盟军拟定的旨在应对德军进攻的“迪尔-布雷达变通计划”中，法军的机械化部队也占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与后世的许多“历史学家”所诟病的情况不同的是，英法联军方面其实并没有完全将阿登森林置之不理，在以法国第1、7集团军和英国远征军将德军攻势阻止于比利时与荷兰，借助阿登地区，包括色当等地地形作为拉动其右翼的“铰链”的同时，法军摩托化骑兵部队和山地猎兵将进入阿登高原比利时一侧作战。其中，骑兵军将执行对德国防军B集团军群（含进入比利时的第3、4装甲师以及进入荷兰的第9装甲师）的阻滞任务。3个轻机械化师的任务还包括跟比、荷陆军建立接触，并掩护盟军步兵的部署。

上面的这个计划看上去非常有效，但是却有着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那就是比利时和荷兰方面的态度。和1914年有很大不同的是，比利时和荷兰尚未加入英法两国的联合作战计划，英法在战前曾经力图建立与荷兰、比利时的军事同盟，但这两国由于害怕触怒德国，因此只能偷偷摸摸的和英法有着松散的“准同盟”关系，在战前不许英法的军事人员进入两国进行实地的勘察，作战计划也没有协调，在开战当天甚至有比利时的民政官员在边境阻止法军进入。上层的扯皮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作战进程，给盟军内部的团结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

如果说上文所提到的关于装甲兵的事例仍然不足为证，那么，法国海军的事例恐怕更加能说明一些问题。如前文所言，在达尔朗的领导之下，法国海军在20-30年代新建了一大批新式舰船，各种新式武器也层出不穷。在战争爆发之时，法国海军的一些基地也安装了警戒雷达。鲜为人知的是，法国海军在这一时期也曾经探索过氧气鱼类，如果战争没有在1939年爆发，这些性能出色的鱼雷将很有可能伴随法国海军的驱逐舰逞威地中海。

5.战争中的法国军人战斗力太差吗？

上文提到了“二战”当中法国军队的各种被人诟病之处，例如战略思想和军事理论，经过上文一番叙述，这些似乎法国做的还不是很差，至少还不是跟德国人差的太远。可是，法国军队毕竟在战场上败了，那这为何而败，还是得找个原因啊。

人民群众从来都是不缺乏独特创造力的，为什么这边打败仗了？因为这边弱呗。为什么这边弱呢？因为这边兵不能打呗。于是，各种关于法国军队的段子也就层出不穷了。法国人自嘲一下当然无妨，旁人看个乐子自然也是人畜无害，但是，如果把这个当了真，那也就真的好笑了。



法国军迷制作的反映汉努特之战的情景模型，该情景反映了法军装甲兵集中部署的情况。

其实客观地说，在法兰西战役乃至整个西线战役期间，法国军队还是打过一些比较让人看得过去、甚至可以算得上是出彩的仗的。除了之前提到的在马奇诺防线上的几仗之外（当然，打意大利人的那次多少也显得有些含金量不足），其他还有几次比较出彩的战绩。在5月12日，法军装甲兵与德军装甲兵在汉努特（Hannut）展开激战，在战斗中，甚至有法军装甲兵在自己的坦克被击毁后，还下车用手枪朝德军射击。

而在5月15日开始的斯通尼（Stonne）之战中，法军与德军展开了反复争夺，仅在5月15日到17日3天内斯通尼就易手达17次。整个战役中，德军伤亡达26500人，其中约3000人阵亡，这当中仅“大德意志”团（Grossdeutschland Regiment）在战役开始头两天内的伤亡数字就达到了103人阵亡、442人受伤和25人失踪，约占该团法兰西战役总损失的一半！而法军则伤亡7500人，其中阵亡数约1000，其余为受伤和失踪。为了体现战况的激烈（当然也有给自己人找回场子的意思），德国历史学家卡尔-海因茨·弗雷瑟（Karl-Heinz Frieser）在他的著作中将其形容为“1940年的凡尔登”。



斯通尼之战中的一幕，一辆被“打回原形”的德军坦克，从底盘观察可能为IV号坦克，旁边的德军士兵正在检视。

在阿拉斯之战中，法军第3轻机械化师（3e DLM）有60辆坦克参战，并阻止了德军逐回英军反攻后对后者的追击。第3轻机械化师还曾于23日单独发起反攻企图扩大英军取得的胜利，但遭到德国空军轰炸，损失惨重。在5月28日打响的里尔围城战中，面对坐拥11万人、800辆坦克的德军，法军第1军剩余的4万人与少量滞留的英国远征军士兵一起，顽强顶住了德军第4、第5、第7装甲师共计3个装甲师以及第217、第253、第267等共计3个步兵师的反复进攻，成功拖住德军长达4天，为滞留在敦刻尔克包围圈中的英法联军士兵争取到了大量的宝贵时间。就在被团团包围的不利情况下，法军还多次发起反冲击，甚至在一次反冲击中他们还杀到了第253步兵师师部，师长弗里茨·屈勒（Fritz Kühne）中将就这样成为了法军的俘虏。而这也不是法军在法兰西战役中的唯一一次，在6月15日，法军机枪手还曾成功打伤驱车侦察约纳河畔蓬镇（Pont-sur-Yonne）的一座桥梁的第18山地军军长（Marshalkommando XVIII.Gebrigskorps）赫尔曼·冯·施派克（Hermann von Speck）中将，后者于7月1日伤重不治身亡。

而在遥远的挪威，从1940年4月28日开始，法军部队开始陆续在哈尔斯塔（Harstad）登陆，在之后的时间里，法军配合英军、挪（威）军和波（兰）军，对德军山地兵部队造成了极大的打击。当然，盟军也确实是在数量上远超过了德军，但是，盟军军人的素质也是值得肯定的。德军节节败退，连“元首”都已经不淡定了，准备让他们全部退往瑞典——之前德国人还耍了个花招，通过瑞典秘密往挪威运输了一批援军。虽然功败垂成，但是也给德军造成了极大的麻烦。



这就是那位倒霉的弗里茨·屈勒师长，虽然中将大人也没在法国人手上待几天，里尔城守军投降之后就被救了回来，后来还担任过第526步兵师的师长，但是到了1944年以后，即使在战况危机的时候也没再被委以重任。不过后来此公也算是因祸得福，倒也平安无事地度过了战争的最后时刻，最后以89岁的高龄在杜塞尔多夫逝世。



赫尔曼·冯·施派克中将，从胸前种类繁多的勋章来看，此人算得上是个历经过第二帝国、魏玛共和国和第三帝国的“三朝元老”。



在纳尔维克地区作战的法军装甲兵部队

而在空军方面，后世的不少“历史学家”“历史爱好者”都将德国空军形容成一支高手如林的精英队伍，王牌飞行员们佩戴着各式花样的勋章，在天空中击落敌方战机“就像是用吸尘器吸去浮灰一样轻松”。截止6月24日之前，法国空军和德国空军之间的对决，双方击落比是法军击落德军600架各型战机，而德军击落法军323架。法军的损失里还包括被德军炸毁在机场上的。此数据都不包括对方高射炮造成的损失。也就是说，纯算空战损失比，法军反而占优。 这还是没有考虑当时英法联军两个国家的战斗机只有德军数量的60%，轰炸机只有德军的33%。德军空军数量上占如此大的优势，结果还打出了这样的一个损失比。

从武器装备上来看，很显然，德军占有一定优势，但是优势不大。而且这还是德军Bf-109E4质量占优的情况下取得的，法军中的MS406等型号的战机性能都已经落后时代，能与Bf-109E4这样的战机一决高下的只有少量D-520和战前紧急从美国进口的柯蒂斯Hawk-75。德军在占据了数量和质量的双重优势还打出这样的结果，至少也能说明法国空军并不是不堪一击，而法国空军中也不乏飞行尖子，日后的超级王牌莫德尔斯（Werner Mçlders）就曾经在一次空战中被法军飞行员击落，在战俘营中一直待到法德停战才被释放。

说到这，也有必要解释一下，就像后来的一些苏军飞行员所指出的那样，相当多的德军战斗机飞行员依然习惯于游猎作战，这一点在苏德战争中体现的尤为突出。由于苏军战机经常执行低空攻击任务，因而经常成为德军飞行员理想的目标。但是话说回来，少数飞行尖子的成功不一定就意味着整个战斗机部队的成功，而战斗机部队的成功也不一定就意味着整个空军部队的成功，举个例子，如果一支球队里有人总是习惯于单打独斗，这样的人即使有着超一流的水平也无法带领整个队伍走向胜利。德军战斗机部队的这一特点经常影响到整个空中战役的成败。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不列颠战役。虽然在整个不列颠战役中，德军战斗机部队对英军战斗机部队的交换比基本上都是处在占优的地位，但是轰炸机部队由于缺乏足够的护航（当然这也有战斗机作战半径较短，留空时间短的原因）而损失惨重，最终导致德军输掉不列颠战役，进而导致“海狮计划”最终流产。



“儒勒·凡尔纳”号加入空军时的雄姿



参与轰炸柏林的4位法国飞行员

而法国空军不仅仅是为保卫自己祖国的领空而战，甚至还大胆地进行了直捣黄龙的行动。1940年6月7日，一架以法国著名科幻作家儒勒·凡尔纳命名的 F.223型轰炸机成功突破了德国空军的严防死守，对纳粹德国的首都柏林进行了轰炸，这也是盟军首次对柏林进行成功轰炸。当德国人看见炸弹从天而降时，几乎已经来不及采取任何防范措施，最终眼睁睁地看着这架缓慢笨拙的旧式轰炸机在投弹后施施然离去……法国空军的历史上就此多了一段传奇。

写到这，我们还是再讨论一下法兰西战役中双方的损失情况吧。很多的“军事爱好者”都津津乐道于德军以损失27074人的“较小代价”，换来英法死伤“数十万”。当然，这个数据配合“德军无敌”的神话，乍一看真能唬住不少人，而数十年来也确实唬住了相当多的人，可是，如果我们仔细查阅一下有关的资料，就会发现很多问题。首先，英法联军的损失实际上是被德军毙、伤、俘的合称，考虑到庞大的俘虏人数，这个数据的意义就有些大打折扣了（实际上，法兰西战役期间有相当多的俘虏的投降时间都是在法德停战协议签署之后，在战斗中被俘的人员数量并不多），所谓的27074这个数据实际上是出自于上文中提到的那个弗雷瑟的“二战”史著作《闪击战，西线战场1940》（Blitzkrieg-Legende，der Westfeldzug 1940），而在文中，这个数据实际上指代的是“战斗死亡”（即所谓的KIA，Killed in Action），后面还有长长的一串其他统计，算上因伤死亡、非战斗死亡和失踪证实阵亡，死亡数字将达到49000。而如果再算上战斗失踪人数（即所谓的MIA，Missing in Action），按照德军统计数字，德军在整个法兰西战役中失踪的人数达到了18384人，这样一来，实际上德军在法兰西战役中的总损失人数接近70000（根据德国科布伦茨联邦档案馆与柏林联邦档案馆的统计数字，德军国防军武装党卫军的总和1940年西线阵亡人数为63682）。另外，还有约111034人受伤，这样一来，德军方面的损失和英法联军相比起来也并没有占到太大便宜。其实，出于提升己方士气等原因的考虑，在战时通过各种方法夸大己方战果，压低己方伤亡实际上是各国的通例，比如说某些国家的军人阵亡标准奇高无比，战机“机械故障损失”也是奇高无比。



拉莫特·毕盖（La Motte-Picquet）号

比起陆军和空军，虽然法国海军在保卫本土时的价值似乎看起来不大，但是却也为自己的祖国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不过，和陆军的情况类似的是，在这段时间里，法国海军所取得的最大的一次胜利却也并不是在法国，也不是在欧洲或者北非，而是在千里之外的远东——1940年5月到6月短短2个月的时间里，法国本土就几乎大半沦入敌手，人要是倒霉起来，那真的是喝凉水都塞牙。法国出人意料的败亡引起了泰国人的关注。1941年1月13日，泰国军队越过了老挝的边界，到1月中旬，5个师的泰国陆军部队与法国殖民地部队之间的战争已经在1000多公里长的战线上展开。为了反击泰国军队，统领印度支那（南亚）的法国总督让·德古（Jean Decoux）决定派出一支分舰队主动进攻泰国皇家海军。可惜，由于停战日久，在远东的船只当中能拿出手的也实在是不多了，最终，一支由轻巡洋舰、殖民地警备舰、老式炮艇所七拼八凑成的舰队，在贝伦讷（de Vaisseau Berenger）海军上校的指挥下出航了——能拿出手的家当就这样了，“法兰西的荣誉”也就只能交给这些玩意来捍卫了。结果，真开打了，居然法国海军取得了一场大胜——法国海军以近乎为0的伤亡，彻底摧毁了泰国海军的主力。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实际在6月份，法军已经在将空军和部分陆军、舰队往北非和中东转移，准备在本土以外继续战斗，例如，6月22日与纳粹德国签署停战协议之前，法国海军在西半球的主要力量已全部位于法国本土之外，包括基地在阿尔及利亚奥兰米尔斯克比尔港区的大西洋舰队、埃及亚历山大港的X中队、法属西非首府达喀尔分舰队（含完工度95%的新型战列舰“黎塞留”号）、法属摩洛哥保护地的分舰队（主力位于卡萨布兰卡，含完工度较低的新型战列舰“让-巴尔”号）、法属西印度群岛分舰队，以及因为各种原因滞留在英国本土港口的上百艘舰船。另外，法国政府早在1939年就开始把法兰西银行和波兰的黄金、白银以及其他重要战争物资向法属西印度群岛、加拿大与达喀尔转移。而实际上，贝当政府与纳粹德国政府签署的实际上是“停战协议”，而且需要注意的是，“停战”跟“投降”是不同的，在国际法上，“停战”并不意味着国与国之间的战争结束。



驻扎在英国的一名自由法国陆军二等兵，穿着用土黄色斜纹布制作的英国陆军军装，肩膀处有一个国籍标志，头戴旧式亚德里安型钢盔，军用皮靴、防毒面具与背包均为法国军用产品，使用一支贝蒂埃M07／15式步枪。

而即使是到了停战协议生效时，法属北非、西非和法属索马里等地的几十万殖民地陆军仅有一小部分参与了法国本土与其他地区的战斗。如果凭借这样的力量拼死一搏，实际上完全还是有可能翻盘的。

继续说到法国军队，即使在法国本土沦陷，维希法国政府向德国卑躬屈膝时，也依然有法国军人拒绝投降，选择了离开祖国继续战斗，继续为祖国争取自由和解放。

相比起其他军种，自由法国陆军的组建相对容易一些，在由撤回英国本土的法军军人的基础上，自由法国陆军很快就成立了。1942年5月26日到6月11日间，自由法国第1旅在马里·佩里·克尼格将军的率领下，在此阻击隆美尔麾下的轴心国军队。经过16天苦战，法军为在甘扎拉之战中遭遇失败的英国第8军争取了足够的时间来重整部队，使后者能在第一次阿拉曼战役中将轴心国的攻势瓦解掉。正如伯纳德·圣—海勒将军后来所指出的那样，“一粒沙子卡住了轴心国的攻势，使他们在严阵以待的英国部队之后才推进到阿拉曼：这粒沙子叫比尔—哈凯姆。”

而在盟军开始准备反攻欧洲大陆之后，法军也开始了他们重新赢得荣誉的战斗。1943年9月，盟军进攻西西里，开始了进攻意大利的战斗。编制在美军第5集团军中的自由法国意大利远征军（The French Expeditionary Corps）也跟随其他盟军部队重新登上了欧洲的土地。在这当中，1943年10月4日，自由法国部队收复了科西嘉岛。在指挥官阿尔方斯·朱安（Alphonse Pierre Juin）的指挥下，身经数战，其中尤其在1944年5月突破德军重点设防的“古斯塔夫”防线（Gustav Line）时表现卓越，获得了第5集团军指挥官马克·克拉克（Mark Clark）的高度赞扬，他在给朱安的一封信中曾经这样写道：

“对于我而言，第5集团军中的法国军人在整个意大利战役中的重要性已经得到了广泛认可，而在目睹了这一切之后，我也有了更多的付出和自我牺牲的力量。在这几个月（指到当时为止法军参加意大利战役的时间）中，我有很多机会直接领略了法国军人的优秀素质和法国军队的光荣传统。你和你的部下又给法国的历史增添了闪光的一页，成功地让你们曾受深重苦难的同胞的心灵重新振奋起来。在所有法国军人身上所体现出的能量和对危险的毫无畏惧以及法国军官们优秀的战术素养，已经让所有盟军钦佩而让敌人恐惧……谨向你致以我对法军为我们共同胜利所做的贡献的感激。”



在比尔哈凯姆战役中向轴心国军发起反冲锋的自由法国陆军外籍军团士兵

之后，法国军队又再接再厉，开始为解放自己的祖国而战斗。在诺曼底登陆的前夜，约900名法军伞兵跟随英军特别空勤团（Special Air Service，SAS）被空降到了德军占领区。在诺曼底登陆的当天，法国海军突击队就跟随英军登上了滩头。1944年8月1日，由勒克莱尔（Leclerc）指挥的法军第2装甲师在“犹他”滩登陆，在1944年8月的“龙骑兵”行动（Operation Dragoon）中，由塔西尼（Jean de Lattre de Tassigny）指挥的法军B集团军也登上了阔别已久的祖国。此后，法军和英美盟军一道并肩作战，解放了法国全境。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1945年8月25日，迫于盟军和城内法国抵抗组织的双重压力，德军大巴黎城防司令·冯·肖尔铁茨（Dietrich von Choltitz）投降，此后，法军第2装甲师成为了首先进入巴黎城的盟军部队，象征着法军终于光复本土。在这之后，法军继续解放了剩余的被德军占领的土地，并且顺势攻入德国本土。到德国投降时，法军在德国境内的部队已经达到7个步兵师和3个装甲师的规模，正是这些部队的存在，为法国在战后欧洲利益的划分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尊严从来都来自于实力，敌人是不会向不曾将自己击败的对手俯首称臣的，豆腐渣加豆腐渣还是等于豆腐渣，如果战斗力不济，就算是混上战胜国的位置，哪怕派再多的兵到对手的地盘上，那也是无济于事的。



阿尔方斯·朱安（1888－1967），出生在阿尔及利亚东北部波尼（Bône）附近，1909年考进圣西尔军校，曾经在摩洛哥参加殖民地战争。“一战”爆发后被调回本土，战斗中多次负伤，造成右臂残疾。后长期在殖民地服役，于1939年被调回本土，在法兰西战役中指挥所部英勇抵抗，最终在里尔被俘，后曾经在维希法国阵营效力，1942年“火炬”行动后投奔盟国阵营，后先后出任法国意大利远征军司令、法国国防部总参谋长等职。战后多年一直追随戴高乐，最终于1967年逝世于巴黎。

就在法国政府宣布投降之后，滞留在英国控制下港口的法国海军舰船都被英军所控制。虽然在这之后，也曾有过米尔斯克比尔这样的“希腊式的悲剧”，但是，除了少数人以外，其他大多数的法国海军军人还是投入到了反法西斯阵营中，在各大洋上与轴心国进行作战。1940年7月1日，由米塞利埃（Emile Muselier）海军中将所统帅的自由法国海军正式成立，前文提到的“黎塞留”号战列舰在1943年最终投奔同盟国方面，在美国进行大修之后，来到了太平洋战场，向日军阵地打出了成吨的弹药，最终还有幸参加了日本投降仪式，可谓功德圆满，而除了这些“大家伙”，法国海军的中小型舰艇也相当活跃。1943年，经过修理，同样选择了“弃暗投明”的著名的“空想”级驱逐舰中的3艘（“空想”号、“可怖”号以及“恶毒”号）被编入了第10轻巡洋舰分队（la 10ème DCL）（之前加入自由法国海军的“凯旋”号在太平洋战场上参与作战），在亚得里亚海与轴心国海军进行了多次交锋，其中，在1944年2月29日的伊斯特岛（Ist）阻截战中，面对数倍于己的德军护航运输船队，3舰合力击沉“迪特里希船长”号运输船，护航舰UJ-201，重创雷击舰TA-36号，并且在之后几天的战斗中又击沉了登陆艇SF273、SF274、SF270号和220吨的大型渡轮F124号以及油轮“朱莉安娜（Giuliana）”号，击伤了扫雷艇R5、R14等大小舰艇，击落多架飞机。为此，自由法国海军部给予了嘉奖。而在潜艇部队方面，达喀尔之战中击伤“决心”号战列舰确实有些同室操戈的意味，不过“红宝石”号的经历倒也堪称传奇。在艇长罗瑟洛特的率领下，整个“二战”期间，“红宝石”号共执行战斗巡航28次，布设水雷总计683枚。布雷所取得的战果包括：炸沉运输船14艘，共计21410吨；炸伤运输船1艘，1683吨；炸沉反潜、扫雷舰艇7艘，炸伤U艇1艘。另外还用鱼雷击沉了1艘货船。“红宝石”号是“二战”期间自由法国海军舰艇中战果最高者，并因此荣膺法国“解放”勋章。



法国海军突击队在剑滩登陆之前，在登陆艇上合影留念。



在斯图加特附近作战的法军第5装甲师士兵正在押送德军俘虏



大凯旋门应犹在，只是岁月改，重新走在巴黎街上的戴高乐想必是思绪万千。

除此之外，之前在达喀尔之战中受损的“黎塞留”号战列舰也在美国接受了系统维修和改装工作，在此期间，不仅加装了雷达和其他的一些电子设备，而且防空火力也大大加强，加装了大量的40毫米博福斯高射炮和20毫米厄利空高射炮以取代原有的法制37毫米高射炮。在结束了这些工作之后，“黎塞留”号先后加入了英国本土舰队和远东舰队，参加了对日军的舰炮轰击，有力地支援了地面作战，并且在1945年9月5日参与了解放新加坡的仪式。

而在空军方面，在法兰西战役末期，就有一些飞行员陆陆续续撤往海外殖民地以及英国，在之后的战斗中，从英格兰的阴霾天空，到北非的黄沙烈日，从马耳他的惊涛骇浪，到意大利的崇山峻岭，自由法国空军飞行员们依然在为早日光复祖国而战。

而在这些单位中，最有名的莫过于“诺曼底-涅门”大队。说起来，虽然人类的科技水平不断在提高，但是思维方式却似乎也没有变化多少，老祖宗们“合纵连横”的道理似乎到了今天依然非常受用。一度寄人篱下的戴高乐和他的“自由法国”经常被英国人美国人挤兑，一心想恢复大国地位的戴高乐此时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郁闷之下，只能将目光投向了遥远的东方。当然，自路易十四以降，法国和俄国的关系也是源远流长，俄国的上层贵族都以说法语为荣。1942年9月1日，戴高乐颁发更名令，将在叙利亚的自由法国空军第3战斗机大队（G.C.3）更名为“诺曼底”大队（Normandie regiment），准备开赴东线支援苏军作战。在经过漫长的跋涉之后，第一批人员于1942年11月29日到达苏联。经过换装训练以及各项准备工作之后，部队于1943年3月22日抵达前线战场，并且在当年4月5日首开纪录，击落1架Fw-190。在2年多的战斗时间里，该大队共取得273次空战胜利，涌现出了4名“苏联英雄”：马塞尔·阿尔贝（Marcel Albert）、雅克·安德烈（Jacques André）、罗兰·德·拉·普伊普（Roland de La Poype）以及马塞尔·利费夫（Marcel Lefèvre），更由于在1944年7月涅门河地区战斗中的英勇表现，在当年7月31日被斯大林亲自授予“涅门”荣誉称号，成为了精锐的近卫军单位。如果没有骄人的战绩，这些荣誉是不会凭空掉下来的。毕竟，“苏联英雄”的含金量可是公认的高，而外籍近卫军单位在整个“二战”当中更是凤毛麟角的……



由米塞利埃亲自制定的自由法国海军军旗，格言为：“荣誉、祖国、勇气、纪律”。



埃米尔·亨利·米塞利埃（Emile Henry Muselier，1882-1965），出生于土伦，“一战”中曾经受颁海军十字勋章（Navy Cross），后先后担任巡洋舰“埃内斯特·赫南”（Ernest Renan）号、战列舰“伏尔泰”（Voltaire）号和“布列塔尼”号（Bretagne）舰长等职位。1939年晋升海军中将，“二战”期间指挥自由法国海军（Free French naval Forces），战后于1946年退役。



结束一次战斗巡航返回港口的“红宝石”号布雷潜艇，可以清晰看见其舷号P15。



描绘自由法国空军飞行员皮埃尔·克卢斯特曼（Pierre Clostermann）驾驶一架“暴风”式战斗机取得一次空战胜利的油画，机头处代表自由法国的白色的洛林十字徽记。作为“二战”法国空军头号王牌，克卢斯特曼在“二战”中共取得33次空战胜利。



正在意大利战区执行轰炸任务的自由法国空军B-26型轰炸机



“诺曼底－涅门”大队队徽，狮子代表战斗勇猛，闪电则是苏制雅克战斗机座舱旁的著名符号。

可以说，无论是法兰西战役，还是之后的战斗中，尽管也曾经有过失败乃至溃退，但是到战争结束时，法国军人的表现也还是能为自己祖国争得荣誉的，至于被后世所诟病的法兰西战役时的崩溃，那就和英国人说说香港和新加坡吧，和美国人说说菲律宾吧，和苏联人说说基辅和明斯克吧……走麦城的事谁都有，虎落平阳被犬欺。最起码，法国人最后还是打到了德国人的老家。



“诺曼底－涅门”大队的飞行员们站在他们的战斗机前合影。图中心淡色衣领为指挥官之一让·杜拉斯纳（Jean Tulasne）。杜拉斯纳于1943年7月17日在奥廖尔（Orel）附近的空战中牺牲。



“苏联英雄”的标志“金星奖章”



“苏联英雄”称号获得者马塞尔·阿尔贝（Marcel Albert，1917-2010），法兰西战役中取得2个战果，最终战果为23次空战胜利，战后成为法国空军战斗机兵种总监。

6.谁该为法国本土的沦陷担负历史责任？

正如历经200余年的清王朝极大地丰富了我国当今的电视剧行业，1940年法国军队的迅速败亡也给了后世的历史学家历史评论家乃至历史发明家们提供了无数尽情释放口水的机会。“马奇诺防线”这个巨大的靶子无疑是最吸引火力的一个，仿佛因为有了它，法国的整个国防体系就轰然倒塌了。仿佛因为有了它，法国人就变得愚钝颟顸了，仿佛因为有了它，法国就注定了失败的命运……

可问题是，就在马奇诺防线开始规划的20世纪20年代早期，对面的魏玛共和国人民还在史上空前绝后的通货膨胀中欲仙欲死（多年以后的金圆券之流和这个比也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了），离开了军队的阿道夫·希特勒正在搞着街头政治，那本日后让整个欧洲乃至世界震惊的《我的奋斗》还处于腹稿阶段；前王牌飞行员赫尔曼·戈林还在从事着私人飞机飞行员这份在当时看来非常有前途的工作，当然也不忘顺便拐走了瑞典雇主的夫人；而未来的“闪击战之父”海因茨·古德里安，此时正被上级指派在研究摩托化运输的问题上皓首穷经……如果让法军总参谋部在那样的时代下就把这些统统考虑到，那除了穿越也别无他法了。当然了，在阿登森林地区的布置确实存在问题，而说到比利时，不能不说，马奇诺防线的一大败笔就是没能一直延长到海峡，而按照之前的设想，到了战时，比利时肯定是会大力配合的。可是，由于比利时在关键时候的举动，导致法军在德军“借道”比利时时，难以在最快时间内到达比利时境内的战场，直接影响了对德军的阻击行动。

倒是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这个向来不待见法国，不待见法国军队的家伙，最后还为这条防线说了句好话：“只要考虑到法国和德国之间存在的人口数量差距，建造马奇诺防线（对法国而言）就应该被视作一个严谨和睿智的决定。”

“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在事实上，亡国一次，即添加几个殉难的忠臣，后来每不想光复旧物，而只去赞美那几个忠臣；遭劫一次，即造成一群不辱的烈女，事过之后，也每每不思惩凶，自卫，却只顾歌咏那一群烈女……自然，此上也无可为，因为我们已经借死人获得最上的光荣了。”时隔这么多年，鲁迅先生的《论睁了眼看》倒也还不失其普世性。这一巴掌打在某些人的脸上，也能让他们的脸感到有些火辣。

在普法战争的废墟之上，新生的国民议会在一片喧哗中开始了。各种派系林立，每个人都心怀鬼胎。虽然正如精明的老牌政客——巴黎公社的屠夫阿道夫·梯也尔（Marie Joseph Louis Adolphe Thiers）所指出的，“只有一个王位，坐不了三个人”，只有共和体制才能让法国一步步走出困境，但是最终靠着1票之差，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才成为了“从窗缝潜入的共和国”。自打诞生的那一天起，因为其虚弱的议会制体制（这倒是正儿八经的体制问题了），第三共和国就是经常在折腾，从来没消停。持续时间长的政府也就能坚持两三年，有些时间短的甚至还没能挨过几个月。总理部长们如走马灯似的轮流坐庄，这样一来，任何一届政府都不可能推行什么靠谱的长期政策，很简单，还没等政策落实到一半，自己也该走人了……不仅如此，保皇党人、波拿巴主义者和共和党人旷日持久的争执险些将法国社会重新带入撕裂的边缘，而德雷福斯事件则几乎成为了法国世俗势力和教会势力的一次决战。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虽然摧毁了法国的经济，但也凝聚了法国的人心。在克里蒙梭、彭加勒（Raymond Poincaré，著名物理学家亨利·彭加勒的堂弟）等人的领导下，法国人艰难地打赢了战争。但是，就在结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胜利”的光环之下，法国国内其实已经暗流涌动。虽然在此期间，彭加勒曾经2度组阁，在他的努力下，法国在20年代曾经有过一段时间的复兴，但到了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危机的爆发给了法国以沉重一击，法国的政治经济危机也随之加剧。在这之后，“人民阵线”（Front populaire）的上台在某种程度上更加激化了矛盾，不断的“左”“右”争斗更是几乎将整个法国社会撕裂。就在此期间，莱茵兰危机、捷克斯洛伐克危机、西班牙内战曾经给了法国政府最后阻止希特勒野心的机会，但是由于政客们的短视，这一切都不可避免地错过了。最后，伴随着德波边境的几声枪响，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场浩劫就这样降临了。

政府不给力，社会不太平，军队自然也就没办法独善其身。因为工人大哥们老是喜欢罢工，所以各种装备制造也就经常被拖后腿，各种武器的更新换代经常受到制约。当然，这当中比较例外的是法国海军，在达尔朗（François Darlan）海军上将的领导下，法国海军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成功地被打造成了在欧洲乃至全世界都数一数二的现代化海军。



西班牙内战中的国际纵队战士，其中一人为法国志愿者奥塔哥昂·亚特嘉（Pantaleon Casildo Arteaga）。

真开打了，那就真刀真枪的干吧，正如前文提到的那样，法军虽然也打了几次小仗，但是几次小胜也不足以取得什么胜利局面。之后的大多数时间里，法军士兵除了防御，也还是防御。战争机器开始运作了，到这时候，法军的头头脑脑们发现，各种武器装备也不是那么趁手了，数量也不是很多了，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也只能是一个字，买了……从美国订购的Hawk-75型战斗机（P-40的前身）在法兰西战役期间确实是效果不凡，只可惜数量太少，没能挽回战局。



杰出的海军将领、阴险的叛国者，不管奥威尔曾经如何贬低，荣辱集于一身的达尔朗至今依然是个让历史学家们争论不休的人物。

等到1940年5月10日，法兰西战役开打了，法军力战不支，节节败退。而面对这样的不利局面，那些高居庙堂的体面人物们想到的，居然是求神拜佛。就在1940年5月19日这个星期天，在总统和总理的率领下，政府部长和国民议会议员们前往巴黎圣母院祈祷，希冀拯救法国的奇迹出现。

就是在这样的时候，这些大人物们依然在争执不休。6月9日，德军的装甲部队逼近巴黎，如果再不跑路，那就只能当德国人的俘虏了。这次倒是非常干脆，政府决定于次日傍晚撤离。很显然，这次连神仙也救不了他们了。经过整整一夜的努力之后，这些达官显贵们乘车穿过拥塞着道路的难民人群，于6月11日上午抵达了卢瓦尔省，并分散住进省会图尔的各个城堡。而就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些政府和军队的首脑们依然在为了下一步该做什么而争吵不休，以至于丘吉尔与雷诺的联络官爱德华·斯皮尔斯爵士（Sir Edward Louis Spears）直接把这里称为“一座疯人院”。而到了6月14日，德军进入巴黎，法国政府又从图尔逃到了位于法国西南角的波尔多。在这里，魏刚同雷诺展开了激烈的交锋，达拉第、赖伐尔也都试图在这样的局面里搅和一把。而最终，随着雷诺的辞职，法国政府的命运也就被决定了。在那节曾经象征着法兰西的荣誉的列车里，法兰西的耻辱被铸就了。说起来，同样是对德作战，同样是曾经一溃千里，但是苏联人好歹还能在最关键的时候万众一心，还能有在兵临城下之时继续举行阅兵式的气魄。列宁倒也真的是见识非凡，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坚如钢铁”这名字真的是名副其实——当然也可以算得上是一语成谶。

而那支曾经强大的法国海军呢？比起之前的法国海军，他们的命运甚至可以说是更加悲剧——如果说高扬战旗没入海中是战舰最壮烈的谢幕方式，那么在港口内被人消灭就只能说是太窝囊了。就在上文中曾经提到过的为法国海军呕心沥血的达尔朗，在这样的时候却又一手葬送了曾经倾尽无数心血打造的强大舰队——尽管也许并非出于本意，但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的上位也是踩在了无数法国水兵的生命之上——对于他而言，难道就真的没有办法保全舰队吗？希特勒、维希政府、盟国，在这样的3颗鸡蛋上跳舞，他倒也确实是长袖善舞。只可惜，最终还是没能躲过死神借助一个年轻刺客射出的子弹所发来的索命符——无论高贵还是低贱，归路总是相同的。

一句话，天底下没有新鲜事，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当官的都没几个干正经事的，还怎么指望部队干出啥名堂？



米尔斯克比尔升起的烟雾见证的，不仅仅是一支舰队的重创，更是法国海军再次的沉沦

好吧，当官的都在忙着瞎胡闹，那当兵的好歹也有不少人在认认真真的打了吧，如果老百姓能帮上他们一把，来上一场“人民战争”，那好歹还能顶一阵子是吧。可是，让那些试图坚决抵抗的法国军人感到寒心的是，正是这些他们力战以保护的老百姓，居然在这样的关键时候企图阻止他们继续抵抗，因为在战斗的过程中，但凡一发子弹或者炮弹不长眼睛，那他们辛辛苦苦赚钱换来的住宅和商店可就都保不住了。在安德尔河（Indre River）畔的一个村庄里，当地居民熄灭了已被工兵点燃的用以炸毁桥梁以延缓德军推进的炸药包的导火索。在普瓦捷（Poitiers），正在挖掘防御工事的法军士兵吃惊地看到，市长打着白旗驾车出城，拱手把城市交给了德国人，他得到了那些威胁要拆除士兵们筑起的街垒的市民的支持。与许多法军士兵一样，法国的老百姓对于一个月前刚刚开始的战争已经厌倦了……比起其他一些国家人民群众面对侵略军时所作出的坚决的“坚壁清野”，宁可毁灭自己家乡也不给敌人留下一粒粮食，这些明显是资敌的行为也足以说明些什么了吧。想起来，自从普法战争之后，法国的老百姓们在面对战争时的表现似乎也都是一贯的，既有和外敌合作的家伙，也有坚决抵抗到底的（普法战争时期的“自由射手”，“二战”中的抵抗组织），而至于其他人嘛，那就几乎都是打酱油的存在了，或者是比打酱油还那个啥。敌军打来了，就眼睁睁地看着自家的失利，然后安安分分地当个良民，等到敌人失势了，再撵着敌人的屁股踢上几脚，顺便再找几个曾经和敌人“合作”过的出口鸟气……莫泊桑（Henri René Albert Guy de Maupassant）的《羊脂球》写的可真的是相当的有自知之明啊。

可以说，在这样的形势下，马奇诺防线，法国陆军甚至于整个法国军队，都被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民众出卖了，最终，尽管也曾经有过英勇的抵抗，但最终也难逃“败军之将难以言勇”的下场。可是到头来，一切都结束了之后，那些以“英雄”身份粉墨登场的家伙们立刻将那些曾经奋战的人们推上了审判台。就这样，马奇诺防线“被”落后、腐朽了，法国军人“被”胆怯懦弱了。



巷战中的国内抵抗组织成员，注意图中的女性成员使用的是一支缴获的德制MP-40型冲锋枪。

而说起来，其实和意大利的情况类似，法国从来就不乏英勇善战的军人，可惜，同样的军人，交到谁手上指挥，那可就完全是两回事了。所谓，狼手上的一群羊要强过羊手上的一群狼，前期吃了不少败仗的法国军人逃到了海外之后，经过整编，再回到战场上的时候，立刻就发挥出了不一样的战斗力，甚至连他们的老对手都不得不表示承认。而就在战后，在戴高乐的统治下，法国也实现了一段时间的经济高速发展，比起第三共和国乃至第四共和国早期过家家般的政治闹剧可是强了太多了。



电影《午夜巴黎》宣传海报。虽然在20世纪20年代-30年代，法国早已内忧外患重重，未来本土沦陷的祸根已经埋下，但是这却并没有妨碍某些人将其视为“美好时代”。

或许在这里，还应该引用一下著名诗人、美国现代美学的创始人乔治·桑塔亚那（Gerge Santyanna）的一句话：“那些忘记了过去的人们，终将在历史的重复中获得惩罚。”（Those who cannot remember the past are doomed to repeat it.）——太多的人根本没有记住这句话，或者，记住了，又忘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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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铸剑为犁—— 今日的马奇诺防线

伴随着苏联红军攻克柏林的隆隆炮火声，纳粹德国这个邪恶的猛兽终于被同盟国合力降服了。大战结束，经历了整整6年战火洗礼的欧洲各国早已经疲惫不堪，自然需要休养生息，弥补战争所带来的各种损失。而战后初期的主旋律自然也就是刀剑入库，马放南山。

战争的结束同时也意味着马奇诺防线所经历的苦难可以暂时划上一个句号了。就在四年多的时间里，这条防线被轮番攻坚了多次，两度易手（很多地方甚至是4度），而就在被德军占领的时间里，除了大量的障碍物被拆了拉去别处，很多的要塞甚至还被直接当作了德军炮兵们练手用的靶子。终于成功地打回了老家的法国军队再一次站到了马奇诺防线之前，面对曾经威风凛凛，而如今破败不堪的防线，心里想必是思绪万千。待从头，收拾旧山河，伴随着艰难的战后重建工作的到来，马奇诺防线也开始了重新整修。而伴随着“从的里雅斯特到什切青”的那一道铁幕的落下，新的敌人（或者说是臆想中的敌人？）似乎又一次站到了边境线的对面，马奇诺防线有可能再一次要为自己的法兰西祖国尽一份力了。就在这次整修当中，不仅原来的一些要塞设施得以修复，一些在战前被列入规划，但是却因为种种原因没有被修筑的工事设备也得以完善。

等到了20世纪60年代，时过境迁，战争的压力已经大大降低。当然，如果再一次爆发战争，从边境线另外一边呼啸而来的红色突破将比起当年的美德军队都更加强大，马奇诺防线这把年纪想必也是经不起这般折腾了。很显然，钢筋混凝土防线的概念早已成为了明日黄花，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法国还再指望靠着一条防线来挡住红军的钢铁洪流，那也只能说他们的脑袋统统被某种偶蹄类动物的四肢给踹了……就这样，马奇诺防线的改建修筑工作慢慢放缓下来。



伴随着这朵蘑菇云的升起，人类的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不过，话说回来，好歹这么大一玩意搁在这，如果不想方设法利用一下，就这么浪费了也实在是有点可惜。为此，法国人也开动了脑筋。首先被考虑的，就是各个要塞内或者是要塞和要塞之间的地下坑道。1945年新墨西哥上空的一朵蘑菇云，给全世界人民带来了核武器。之后，“热爱和平”的日本人民又十分配合地让大家见识到了这玩意的神奇威力。就在这之后，第三次世界大战这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就一直悬在人类的头上。一想到大战爆发后有可能对方就在第一时间把手里的核弹当成手榴弹扔到对方的头上，各个国家都不得不认真考虑万一这核弹落在自己头上该如何防范以求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正好，马奇诺防线的地下坑道成为了法国军方眼中的亮点。厚厚的钢筋混凝土保护，深入地下数米的位置……很快，马奇诺防线上的一部分坑道和其上的要塞被改建成了地下指挥部。而其他的一些原来的要塞，后来也纷纷被改建为了仓库。

除了这些还能派得上军事目的的，其他很多的要塞建筑要么太小，要么地理位置不佳，总之，为了赚钱……额，不是，为了更好地资源利用，这些要塞就被拿出去公开拍卖了。别说，那时候竞拍的人还挺多，除了法国自己人，甚至连对面的德国人都有不少慕名而来的——放心，这些要塞的产权依旧还在法国军方手里。这些人买下了这些小要塞或者掩蔽所之后，有的拿来改建了度假小屋，有的拿来当作了车库，还有一些干脆还拿来养蘑菇了——要塞深入地下的部分倒也正好符合真菌的生活环境。

至于剩下的那些要塞，为了维持这些要塞的正常运营，法国军方也是颇为头疼。不过，到今天为止，这些要塞还有不少保留了下来。如果你来到了那里，就会发现，即使站在要塞上方，你也没办法知道在脚底下的到底是啥玩意。而成群的奶牛更是大摇大摆地在炮塔旁边徜徉，俨然成为了这里当仁不让的主人……

又过了一阵子，伴随着20世纪50-60年代欧洲经济发展的黄金年代，欧洲人民口袋里的钱也开始多了起来，俗话说得好，饱暖思安逸（请原谅我改了后面的两个字），日子好过起来的这些家伙开始打起了出门饱览名胜古迹的念头。而其中，马奇诺防线这条颇具传奇色彩的防线自然也引起了不少人的兴趣（有可能当地人也喜欢组织一些爱国主义教育？）。



正在参观马奇诺防线要塞的游人

有需求就有市场，军方首先就开始了对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要塞进行修整后开放给游人参观。比如说，在一位工程兵部队的少校的提议下，法军开始修复了位于劳特要塞区以西的希默瑟霍夫要塞。现在，这里已经成为了一处旅游景点，很多设施也被恢复到了原有的状态。但是由于通风过滤系统的原因，想要深入到要塞底层的一些区域，依旧是困难重重。



今日的希默瑟霍夫要塞外景

除了军方以外，一些单位和个人也开始了这方面的经营。比如说，在巴黎有一家旅行社已经开始经营有关于马奇诺防线的特色旅游线路，这一线路以周末发团为主。而在马奇诺防线要塞最为集中的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和马奇诺防线的旅游项目更是成为了当地力推的重头产品，相关的旅游项目可谓是层出不穷。

行文至此，正如上文所言，马奇诺防线上的大大小小的要塞多如牛毛，如果想全部走一遍，难度估计也不比走遍长城小多少。既然对于多数人而言，参观长城也只是看看八达岭、嘉峪关啥的，而对于马奇诺防线上的这么多要塞，也就只能挑出一个最有特点的要塞旅游景点了。

而在这里要隆重介绍的，正是之前被多次提到的最大号、最有特点的哈肯伯格要塞了。如果说山海关算得上是“天下第一关”，那这个哈肯伯格要塞也算得上是马奇诺防线上的第一号要塞了。自从1975年开始，一个名为蒂永维尔要塞地区要塞之友组织（Amifort organization，l’Association des Amis des Ouvrages Fortifiés de la region de Thionville）的公益组织就一直致力于对要塞的维护和修复工作。在这里，作为游客，一个不能错过的项目，就是乘坐长达3.2公里的地下列车穿行于马奇诺防线地下的世界，体验一下当年的要塞守军的生活。在这里，隶属于保护组织的志愿者们会作为导游，带领游客们走遍整个要塞。一趟旅行下来大约要花上3个多小时的时间，首先，和当年的守军一样，游客们通过入口分段进入要塞内部。今天的入口分段已经被改建成了一个关于马奇诺防线守军制服、徽章以及作战计划的小型博物馆。结束了这里的参观之后，游客们就将依次参观要塞中的弹药库、营房和其他附属设施。然后，游客就将登上地下列车，到达指挥所和电话交换中心。之后的参观可能就颇为辛苦了，因为到达下一站——9号分段时，游客们将从承重层一直爬到火力空间层。在这之后，游客们还将有机会来到要塞外围参观。最终，在另外一节地下列车的拖载下，游客们将来到后方的入口分段，“结束这次令人难忘的旅行”。



今日的哈肯伯格要塞外景

当然了，如果你觉得这些描述还显得太过笼统，不能够激发你的兴趣，那在此，就再打个广告吧，各位如果对自己的法语比较有自信的话，那就试试看给景区管理人员写封信吧。寄信的地址是，Syndicat d’Initiative，1, Rue du Pont， F 47100 Thionville.

虽然现在这里已经成为了旅游景点了，但是，直到今天，世界上大大小小的旅行社所推出的法国行项目当中，包含马奇诺防线的依然是寥寥无几。

如果你和你的另一半一起游览的话，带着你的另一半流连于要塞之间，也真不失为一种加深感觉的另类方法。最后，如果你胆子够大，还可以带着你的另一半站在某个制高点，然后掏出你事先准备好的戒指，“我的心就像是这防线一般坚固，只有你才能将它征服”。当然，特别提醒，这最后一招使用起来必须要慎之又慎，如有失手，概不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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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马奇诺防线大事记

1939年9月3日 法国英国正式向纳粹德国宣战

1939年9月7-30日 法国陆军第2集团军入侵德国萨尔地区

1939年10月16-24日 德国国防军第1集团军发动反击，击退法军

1940年5月10日 德军在西线发起进攻

1940年5月12-15日 德国国防军C集团军群从阿尔萨斯和洛林北边向马奇诺防线发起多线攻击

1940年5月13-15日 克莱斯勒大将指挥第1装甲军突破色当及蒙代尔梅一线防御

1940年5月16-17日 德国国防军第4集团军突破莫伯日以东边境线

1940年5月17-19日 德国国防军第71步兵师夺取拉法叶特要塞

1940年5月18-24日 德国国防军第8军夺取莫伯日地区要塞群

1940年5月20日 德国国防军A集团军群到达海峡地区，将比利时地区英法联军分割孤立

1940年5月22-26日 德国国防军第8、第26军夺取斯海尔德河沿岸要塞群

1940年5月27日-6月3日 英国和法国联合发动“发电机行动”，撤出困在敦刻尔克口袋中的英法联军

1940年6月5日 德国国防军越过德法边境线发起进攻，“红色行动”开始

1940年6月12-13日 法国陆军第18集团军奉命放弃夏内斯要塞、托内尔要塞及沃洛讷要塞

1940年6月14日 德国国防军B集团军群占领巴黎

1940年6月14-15日 第1集团军执行“老虎行动”，突破了萨尔地区的防御

1940年6月15-18日 第7集团军执行代号“小酒吧行动”的突破莱茵河攻势

1940年6月17日 第19装甲军抵达法瑞边境，德军完成了对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约50万法军的合围，其中2万人在马奇诺防线内

1940年6月19日 第215步兵师在孚日山脉的马奇诺防线取得突破

1940年6月20-21日 第167步兵师攻占设施不完备的邦贝希要塞和科芬要塞，但未能夺取埃塞林要塞

1940年6月20日 第246步兵师进攻阿盖诺要塞区地段失败

1940年6月21日 第161步兵师进攻费蒙大型要塞和菲梅-夏皮要塞失败

1940年6月21日 冯·勒布命令C集团军群停止对马奇诺防线的步兵进攻

1940年6月21-24日 第262步兵师夺取奥特-普瓦赫埃要塞与设施不完备的维尔朔夫要塞

1940年6月22日 第95步兵师未能迫使米歇尔堡要塞投降

1940年6月22日 法德停战协议正式签署，6月25日最后生效

1940年6月22-25日 仍然在孚日山脉坚持抵抗的法国第2集团军余部陆续向当面德军投降

1940年6月25日 法国正式投降，法兰西战役结束

1940年6月27-7月4日 马奇诺防线中最后一批坚持抵抗的部队放下武器，向德军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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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经过近2年的不懈努力，这本书终于即将付梓发行。回顾起来，这本书的写作过程可谓一波三折。在年少的我刚刚接触“二战”史时，“马奇诺防线”这样一个在西欧战场上如雷贯耳的名字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随着知识积累的不断深厚和各种资料的不断搜集完成，对马奇诺防线这一主体进行写作的条件也日趋成熟。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直到2012年3月，我才正式开始了本书的写作工作。

作为我写作的第一本历史性书籍，在写作之初就面临了许多的问题。首先就是关于写作的资料问题。虽然在本书写作之前，国内已经有部分文献资料对马奇诺防线本身进行了一系列介绍，但是这些资料要么较为浅显，不够深入，要么则对于马奇诺防线过于批判，说教意味过浓。因此，我在写作过程中，设法查阅到了大量国外的书籍资料，通过生动的文字和翔实的图片资料，对于马奇诺防线有了比较透彻的了解。其次，由于种种原因，很多文献资料上的叙述难免存在着矛盾的情况，而不同的文献资料在对同一事物或事件进行叙述时有时又各有侧重，如何对这些资料进行取舍，又如何将这些有效资料转化为引人入胜的叙述文字，这也对我的文笔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由于初次写作，经验不足，历时近1年半才最终完成了全书的写作，仓促之间难免有所疏漏，希望读者朋友们阅读之后可以有所指正。

由于本人水平有限，因此在写作过程中遇到了很多困难。幸而在此期间我得到了很多热心朋友的大力支持，这里我要向他们表示我最诚挚的谢意。首先，我要感谢现在正在美国亚利桑那州求学的好友李铨，他在我搜集资料的过程中出力良多，希望他在未来的求学生活中能够一切顺利。当然，我也要感谢在我写作的过程中多次给予我宝贵指导的宋毅大哥以及各位在本书出版过程中付出努力的同仁。最后，我还要感谢所有在写作过程中默默支持过我的人，他们是顾凤娟、曹锦林、曹燕兰、李玉华、宋国胜、李家训、薛莹、胡滨、李巍、景迷霞、查攸吟、周静、刘啸虎、肖倩、许天成、王顺君、褚以炜、杨志民、陈杰、马千等朋友和老师，他们的支持，将是我不断超越自我的不竭动力。

希望读者朋友们在读完这本书之后都能有所收获，获得读者的肯定，就是我最大的荣幸。在写作的道路上，我将一往无前。

翁伟力

2014年7月23日于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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